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丶,. 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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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創造了燦爛輝煌的古代文化，留下了浩如煙

海的文獻典籍。 這些文獻典籍不但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積纍起來的巨大

精神財富和重要文化遺産，也成爲人們瞭解和研究古代中國的歷史文

化、傳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依據之一。 隨着歷史的變遷，人們

使用語言、文字的習慣漸有差異，歷代的典章制度又時有變化，後人閲

讀古人的文獻典籍日漸困難，需要對古代文獻典籍加以訓解和闡釋，而

社會上抄存流傳的文獻典籍也需要有人加以整理編集。 事實上孔子對

《六經》的整理，便是最早的較系統的古籍整理工作，而西漢成帝時期劉

向劉歆父子等人對群書的校勘，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組織的

大規模文獻典籍整理工作。 此後歷代王朝幾乎都設有專門機構，負責

國家典藏圖書的整理和書目的編製，廣大知識分子也不斷分散進行着

對文獻典籍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形成了優良的傳統，積纍了豐富的經

驗，並在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出了古文獻學的理論、體系和內容、方法，形

成了以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文化史等爲中

心的知識體系，而這些古文獻學基礎知識也就成爲人們閲讀、理解古代

典籍與研究探索古代學術文化所必備的知識基礎。

新中國建立後，爲了繼承和弘揚祖國文化遺産，國家於1958年開

始籌劃建立培養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學科與專業，並於1959年在北京

大學設置了第一個古典文獻專業。 1983年隨着國家經濟文化事業的發

展，各地大學紛紛設立古典文獻專業及古文獻研究所。 古典文獻專業

除北京大學外又增加了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南京師

範大學等三家，形成了四個培養古文獻學本科生的基礎專業，數十所大

學建立了古文獻（或古籍整理）研究所。 爲了統籌並指導全國大學中的

數十個古籍硏究所和四個古典文獻專業的相關業務工作，教育部於

1



1983年秋季成立了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

古委會）。 古委會受教育部委託，負責組織、協調全國高校的古籍整理

硏究和古文獻專業人才培養工作。

經過若千年的努力，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期，四個古典文獻專業

的課程設置和教學計劃逐步完善，各古籍硏究所在從事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的同時，也招收了不少古文獻學碩土生和博士生，古典文獻專業和

古文獻學科建設日益發展。 由於四個古典文獻專業所在單位的學科基

礎和課程設置互有差異，爲了提高古典文獻專業的教學質量，在古委會

領導的安排下，古委會設立的
＇｀

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小組
＂

的專家同古

委會秘書處人員一起，與四個古典文獻專業的負責人和教師共同協商，

採取了一系列提高教學質量的措施。 在教學實踐中，大家也認識到，儘

管四個古典文獻專業的具體情況不盡相同，但基礎課程的設置應大體

統一，而爲了保證教學質量，課程內容應該有一定規範，同時要有一套

質量較高的教材或教學參考書。 鑒於各古籍硏究所招收的研究生中有

不少人在本科學習階段很少接觸古文獻學課程，他們的古文獻學基礎

知識不哆扎實，爲了提高硏究生的質量，也需要有一套古文獻學基礎知

識叢書，作爲他們學習時的教學參考書。

爲此，在當時的古委會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安平秋先生（現任古委

會主任）主持下，成立了古文獻學教材編委會，並委託我們二人任主編，

規劃教材的編寫工作。 自1995年始，編委會經過幾次協商，爲了適應

社會需要，擴大讀者面，決定編一套《古文獻學基礎知識叢書》。 當時的

想法是，《叢書》既能作爲古典文獻專業本科生的教材或主要教學參考

書，也能作古文獻學科研究生及古代文學、古代歷史、古代哲學和宗教

等學科研究生的參考書，還可以作爲廣大文史工作者和愛好者的參考

讀物。 編撰宗旨明確之後，編委會在全國高校範圍內聘請有關專家承

擔《叢書》的撰稿工作。 經過幾年努力，書稿陸續完成，現在呈現在讀者

面前的《叢書》共十一種，書目及著作人如下：

音韻學概論 麥耘

訓詁學概論 方一新

古籍版本學 黃永年

校勘學概論 張涌泉 傅傑

文史工具書概述 趙國璋等



古代文化知識 楊忠、劉玉才等

文獻學文選 孫欽善

經部要籍概述 董治安等

史部要籍概述 黃永年

子部要籍概述 黃永年

集部要籍概述 曾棗莊

當時規劃《叢書》時，還有三種書稿亦已聘請有關專家撰寫，即《古

文獻學概論》、《文字學概論》、《出土文獻選讀》（上下冊），因撰稿人的身

體情況或其他原因，以上三部書稿未能在此次出版。

《叢書》的編撰工作一直得到古委會領導的關心與支持，承擔書稿

撰寫任務的各位專家都同時承擔着繁重的教學與其他科研任務，他們

在百忙中辛勤寫作，其中《音韻學概論》、《訓詁學概論》、《古籍版本學》、

《校勘學概論》、《文史工具書概述》、《古代文化知識》等六部書稿早在
1997年、1998年即巳交稿付排，原計劃此六種先行出版，後來由於出版

社希望一次推出發行，而後續書稿交稿時間不一，出版時間也相應拖

延，我們二人作爲主編自然負有主要責任，謹在此向先交稿的作者們表

示歉意。

《叢書》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有關領導非常關心《叢書》

的出版工作，明知《叢書》的讀者對象有限，不會有什麼經濟效益，仍然

將《叢書》列入出版規劃。 出版社副總編輯徐宗文先生和《叢書》的責任

編輯章俊弟、吳葆勤、王許林、任暉、李豐園、周敬芝、樊曼莉爲《叢書》的

出版費盡心力，在此，一併表示謝意。

裘錫圭 楊忠

2005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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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言

第一節 漢語音飽學和漢語語音史

,�G"咋�*

漢語音鈞學悶 漢語音約學，簡稱 ＇潽前學"'又稱 ｀｀ 聲前學＂ 。有

義§
心心心心� 語語音的研究：古代漢語語音、現代普通話語音、現

代漢語方言語音等等；狹義的漢語音鈞 學只指對古代漢語語音的研究
（以研究古代漢語共同語的語音爲主，附以對古代方言語音的研究），也

可以説就是漢語歷史語音學。本書所介 紹的即爲狹義的漢語 音飽學。

不過，從書中各章節的討論中可以 知道，這也是要以對現代漢語語音

（包括方言語音）的研究爲基礎的。

在中國傳統的學術分類中， 音的學是｀｀小學＂ （音約、文字、訓詁）中
的 一 門，而小學又是經學的附庸，硏究音約是 爲 ｀｀讀經＂ 服務的。在古人
的眼中，音鈞學最實際的用途是爲古代經典注音，以及運用音約知識來

讀懂讀好古代經典。而今天，漢語音齣學已成爲漢語語言學中獨立的、
重要的一支，正迅速地朝現代 化、科學化方向發展，並以古代漢語語音
久遠的歷史、豐富的資料而H益爲國際語言學界所重視。

恋或臨如亞

名漢語語音史？ 語言總是不斷演化的。漢語自産生以來，經歷了漫

2的 分 期§ 長的演變過程。語言學界一般把漢語的演化史大致劃分
蚜國璋璋彧謅 爲三大段：上古、中古、近代。不過，語法史和詞彙史的劃

分法跟語音史的劃分法並不完全一致。下面介紹的是漢語語音史的劃分。
上古時期
狹義的上古時期指先秦時期，廣義的則包括兩漢三國西普時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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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用廣義的概念，而把先秦稱爲
｀｀

上古前期"'秦以後稱爲
｀｀

上古後期
＂

。 從

理論上説，比上古前期更早的還可以有
｀｀

遠古時期
＂ 、｀｀原始漢語時期

＂

及

｀｀原始漢藏語時期
＂

，不過它們的時代界限暫無法確定；也可以籠統地把它

們歸到上古前期裏頭。 上古前、後期內部各自還可再分I、Il期。
｀

｀五胡十

六國
＂

時期是上古到中古的過渡階段，也有學者把這時期劃歸中古。

中古時期

指南北朝至北宋。 其內部也可以劃爲兩期：南北朝至盛唐爲中古

前期，中唐以後爲中古後期。 中古後期內部還可再分I、Il 期。 近代的

一些語音特徵在南宋已經出現，所以這時期可以視爲中古到近代的過

渡階段，有的學者還把南宋劃人近代時期。

近代時期®

指元代及其以後。 廣義的近代時期可以包括現代，本書用狹義的

概念，只算到19世紀。 以明代後期爲界，也可以分爲前後兩期。

表列如下（右欄附有代表性的音系或資料）：

表0-1

上古前期I 殷商及其以前 約前11世紀以前 諧聲系統

上 上古前期Il 西周至戰國 約前11至前3世紀 《詩經》、楚辭約部

古 上古後期I 西漢 前2世紀至公元前後 西漢鈞文

上古後期II 東漢至西普 1至3世紀 東漢三國西普約文

過渡階段 十六國－東 普 4世紀 東普齣文

中古前期 南北朝至盛唐 5至8世紀中葉 《切鈞》，玄奘音，玄應音

中 中古後期I 中、晚唐 8世紀中葉至9世紀 慧琳音

古 朱翱音，北宋詞約，
中古後期II 五代和北宋 10至12世紀初葉 《四聲等子》，《切鈞指

掌圖》

過渡階段 南宋
12世紀初葉至13

朱熹音
世紀後葉

近代前期 元和明前期 13世纪後葉至15世紀 《中原音鈞》，《蒙古字飽》

近 《等飽圖經》，〈〈交泰鈞》，
代 近代後期 明後期和清 16至19世紀 《西儒耳目資》八五方

元音》，《李氏音鑒》

® 或把近代時期稱爲
｀｀

近古時期
＂

。 此外，上古後期有時也被稱爲
｀｀

近古時期＂。



語音演變是漸進的，各個時期之間不一定有太突然的躍進，而每個

時期內部也在不斷變化；此外，有些主要屬於後一個時期的語音特點，

往往在前一個時期已經萌發，所以分期也不是絶對的。

中國古代的學者很早就開始研究漢語的語音。東漢

：的歷史§ 末年已發明了
｀｀

反切
＂

來標注字音；南北朝時期的某些學
心心嵒沼 者（如決定《切鉤》編纂大略的顔之推等人）對哪些讀音正

確、哪些不正確，有很系統的衡量標準；到唐末宋初，人們開始用圖表方

式來排列漢語音系，是爲 ｀｀等約圖 ＂，其中對漢語的許多音素已能作相當

合於音理的分類；明清時代的音約學者逐步懂得把漢語音節中的各個

結構成分一一分析出來。

以上所説的基本上是當時的學者對自己所處時代的語音的研究，

他們的研究成果可以作爲今天的人們研究那個時代語音的資料。不

過，如前所説的狹義的音飽學，是對古代語音（對研究者來説已消逝的

語音）的研究，從這個角度説，音鉤學作爲一門有一定理論、一定研究方

法的科學，是從清代初年(17世紀中葉）出現的。自顧炎武開始，清代學

者如江永、戴震、段玉裁、朱駿聲、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等對先秦文獻

中的語音材料進行了精細的歸納分析，奠定了上古音研究的堅實基礎。

清人對中古的約書音系及等鈞圖也作了很有開拓意義的研究，如陳澧、

勞乃宣等。總的來説，這個階段的研究是以對古代文獻資料的考據爲

主卫清儒硏究音鈞，有
｀｀

考古派 ＂ 和 ｀｀審音派 ＂ 之別，前者注重研究

結果與文獻資料的契合，後者則要兼及音理上的考慮 ； 但從現代人

的角度看，當時的審音派只是相對於考古派而言，其實他們都側重

於考古。現代 語言學意義上的審音工作是現代音前學 者開展

起來的。

漢語音飽學的現代階段是在20世紀初葉由一些西方語言學家開

創的，其中最著名的是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 Karlgren), 他運用歷史比

較法和現代語音學知識，在清儒研究的基礎上，構擬了漢語的中古音和

O 清人重要的音飽學著作有顧炎武（〈音學五書》、江永《古音標準〉入戴震（〈聲鈞考〉入段
玉裁《六書音均表》、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孔廣森《詩聲類》、王念孫（（古鈞譜》、江有誥《音
學十書》、陳澧《切朐考》、勞乃宣《等齣一得》等。 參看王力《漢語音飽學》（中華書局 1956 年，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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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音。 ® 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在中國國內引起了巨大反響，許多中國

學者也紛紛仿效， 一 時成風；自然也還有對此持懷疑態度、堅持走清儒

固有路子的學者，但究屬少數。 ®從本質上説，這是
｀｀

五四
＂
運動前後突破

傳統藩籬、提倡科學精神的思想風尚在語言學中的表現。 高氏的工作

難免存在不少缺陷（有的是很嚴重的缺陷），後來的音鈞學家如羅常培、

陸志韋、王力、李方桂、周祖謨、董同龢、周法高、俞敏、嚴學窘、李新魁、

鄭張尚芳等陸續對他的結論作了重大的修正，取得了許多新的成果。 ®

上古音的研究近年在根據漢藏語系語言的比較來構擬上古音以及

對上古漢語的形態音位的探討等方面取得了相當的進展；對中古音的

一些重要細節（如
｀｀
重紐

＂
問題、二等約的性質等）的進一步研究有利於

對中古音乃至整個漢語語音史的深切了解；近代音硏究成爲熱門，這時

期的語音資料被大量發掘並得到細緻分析；語音史一些一向比較薄弱

的環節如上古後期音、中古後期音、近代後期音等越來越受到重視；

隨着各斷代史研究的充實，一部翔實可靠的漢語語音史已見雛形；硏究

工作的不斷深人呼喚着一套公認的、系統性強的理論和具有可操作性、

可檢驗性的科學方法，這樣的理論和方法看來正在形成中。 漢語音鈞

學的新階段可能已經或者即將開始。

O 高本漢的著作主要有寫於1915一1926年的《中國音鈞學研究》（中譯本，商務印書舘
1940年．上海。 有1995年縮印本）、寫於1933年的《漢語詞類》（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37年，上海）、寫

於1940年的《漢文典》（中譯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寫於1954年的《中上古漢語音飽綱要》

（中譯本，齊魯書社1987年，濟南）等。

@ 20世紀20年代，園繞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載《國學季刊》1卷2期，1923年）以梵

漢對音硏究古鈞是否可行，新舊兩派進行了一次大辯論，結果新派獲勝。 這被看作是中國音

前學界走向現代化、科學化的開端。

® 他們的主要著作有：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歷史語言研究所1933年，北平）、《羅常

培語言學論文選集》（中華書局1963年，北京）等，陸志韋《古音説略》（《燕京學報〉）專號之二十，1947

年，北平。 商務印書館有《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本，1984年，北京）、《陸志韋近代漢語音鈞論集》（商務
印書館1988年，北京）等，王力《漢語史稿》（科學出版社1958年，北京）、《漢語語音史》（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1985年，北京）等，李方桂《上古音研究》（載（（清華學報》9卷1一2期,1971年｀臺北；又商務印書
館1980年，北京）等，周祖謨《問學集》（中華書局1966年，北京）等，董同龢《上古音鈞表稿》（歷史語
言研究所1944年，北平）、《漢語音飽學》（廣文書局1968年，臺北；又中華書局2001年，北京）等，周法高
《中國音朐學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1984年）等，俞敏《中國語文學論文選》（光生館1984年，東

京）、《俞敏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9年，北京）等，嚴學窘《周秦古音結構體系（稿）》（載（（音

鈞學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84年，北京）等，李新魁《漢語等昀學》（中華書局1983年，北京）、《漢語
音飽學》（北京出版社1986年）、《李新魁自選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鄭州）等，鄭張尚芳《上古

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等。 關於現代音鈞學史，可參看朱曉農《古音學始末》（載（（中國語
言學發展方向》，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北京）、潘悟雲《高本漢以後漢語音鉤學的進展》（載（（温州師
院學報）�1988年第2期）、楊劍橋《漢語現代音鉤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上海）的

＇｀

總論＂部
分等。



清代學者把音飽學分成三個分支學科： (1) "古音

《的分科§ 學"'研究上古音； (2) "今音學"'研究中古音涇(3) "等
心蚜忍磷釒 約學"'硏究等約圖及漢語語音的分析方法。舊時研究

上古音主要是爲了研讀、整理先秦古籍，現代人更可利用來研究上古
漢語語法、詞彙、文字及漢語與其親屬語言的關係，乃至探討遠古民
族史、民俗史等等。由於清人把中古音視爲 ｀｀ 今音 ＂，所以較少用歷史
的眼光看待它，而現代學者則認識到中古音在漢語語音史上處於承
上（上古音）啓下（近代音）的地位，所以把中古音的研究看作是音約
學研究的基準點，是上古音和近代 音硏究的起步處。等約學包含了
對古代漢語語音（主要是中古漢語語音）的基本認識及傳統的音飽學
理論和方法。

現代學者擴大了研究範圍，增加了對近代音的研究，由於這個分科
主要是研究近代以北方話爲基礎的漢語共同語的語音，所以有時被稱

爲(4) "北音學 ＂ 。近代音的研究可以梳理出現代漢語共同語語音的源
頭，這是以前的學者所没有、也不屑於去做的。結合各時期語音的斷代
硏究，就能把漢語語音的演變歷史整個、連續地呈現出來，並對其中的
演變過程加以解釋，於是就有了(5) "漢語語音史"'這是對上古、中古、
近代語音互相綜合和上下貫串的研究，着重於｀｀史＂的論述。此外，對漢

語音約學這個學科本身歷史的研究，又形成了(6) "漢語音鈞學史＂這一
分科。至於建立有別於傳統等約學的 (7) "漢語音鈞學方法論,,'則更是
勢在必行。現在人們越來越重視方言在漢語研究中的地位，所以(8)

｀｀漢語方言語音史＂也一步步進人音飽學者的研究範圍。這幾個新的分
科是漢語音鈞學作爲一門現代學科所應該擁有的（哪怕是萌芽形式），
也可以説擁有這些分科是現代音鈞學區別於傳統音鈞學的重要標識。

第二節 音飽學基礎知識

音鈞學的基礎知識包括三個方面：漢語音節的結構方式，音約學界
自古沿用的獨特術語，現代語音學知識。下面就逐一介紹。

® 現代學者一般以
｀｀

古音
＂

指古代語音（不分階段的統稱），｀｀今音
＂

指現代語音。 以

,｀古音
＂

指上古音，＂今音
＂

指中古音，是清代學者的叫法，從今天看來是欠科學的，不過現代

有的學者仍習慣沿用。



漢語是單音節語言。 這句話的意思是説漢語的

語素基本上是單音節的。 這個説法對中古漢語來説

尤爲合適。 漢語學界習慣用｀｀字＂這個概念來表示漢

語中基本的一級語言單位，這指的是一種音、義、形的結合體（並不僅僅

指文字符號）。 這可以有三個角度的含義： (1)從語音的角度説，指的

是代表特定語義（並且一般有特定的書寫形式）的音節； (2)從語義的角

度説，指的是以單音節（並且在書寫上一般以單個漢字）代表的語 素；

(3) 從字形的角度説，指的是有特定語義（語音形式一般爲單音節）的漢

字。 ® 音朐學界多是從第(1)個角度來使用這個概念的。

音節是語音的基本單位，每一種語言都有自己的音節結構。 現代

漢語的一個音節（一個字） 一般由多個語音成分構成，可以分析爲聲母、

鈞母和聲調三種音節結構成分，簡稱爲 ｀｀聲、鉤、調" 0 示意如下：

聲
戶母 鈞母

6
-
－

 

♦ 聲母 指漢語音節開頭的成分，如普通話中｀｀普"pu 、"通"tong、
｀｀ 話"hua三個音節的p、t和h。 有的音節是没有聲母的，照漢語語音分
析的習慣，没有聲母的音節可以看作是帶有 ｀｀零聲母"'如普通話 ｀｀ 愛"
ai、"雲"yun。

♦飽母 指漢語音節中聲母後面的成分，如普通話 ｀｀ 前"qi6n的
ion、"後"hou的 OU。 飽母還可以再分成三種成分：介音（約頭）、飽腹、
約尾。 分述如下：

約腹 又稱爲｀｀ 主要元音＂，是音節的核心成分，如普通話｀｀普 ＂ 中的
u 、"通＂ 和｀｀後＂中的o、"雲＂中的 yu(= U)及上述其他例子中的a, 又如
｀｀北"bei中的e和 ｀｀ 京"」Tng中的i。 理論上每一個音節都要有約腹。

介音 又稱爲 ｀｀飽頭"'指緊接聲母之後、處於鈞腹之前的響度較
輕，但具有音位性質的過渡性成分，如普通話｀｀話＂中的 -u — ®、"前＂中
的-j- 。 有的音節没有介音，或者説是具有 ｀｀零介音 ＂或｀｀ 零齣頭"'如

® 但後來用 一個漢字書寫的詞．在原始漢語中是否可能是多音節的，這是一個可以進
一步探討的問題。關於漢語的單音節現象及 ＂字 ＂和語素的關係，參看趙元任《漢語口語語法》
（中譯本，商務印書館 1979 年，北京）第三章3. 1. 2. 的有關論述。

＠ 短橫代表相鄰的其他音素，下同。



｀｀愛" "\ "北"""後＂等。 按本書的分析方法， ｀｀普 ＂ 可以看成有-u-介音，

只是跟u約腹融合在一起了； ｀｀京 ＂ 和 ｀｀ 雲＂也是-j-、-u-介音分別跟

i ,u約腹合爲一體。 在一個音系中，凡約腹與該音系中的介音同音的音

節，本書都分析爲有介音。
約尾 指鈞腹之後、音節最末尾的成分，如普通話 ｀｀通＂ 、 ｀｀ 京＂ 中的

- ng[-IJ]立 ｀｀ 愛 ＂和 ｀｀北＂中的-i、｀｀後 ＂ 中的-u、｀｀ 前＂ 和 ｀｀雲＂中的-n。 没

有飽尾的音節也可以説是有 ｀｀零約尾"'如｀｀普"'"話＂就是。

約基 指從飽母中除去介音後餘下的部分，即｀｀約腹十前尾"'有的

學者稱之爲｀｀約基"0® 没有介音的約母實際上也就等於約基。 在詩歌

中，約基相同的音節即使介音不同也能移互相押飽。

♦ 聲調 指音的高低、升降，如普通話的陰平（ 一 ）在音域的高處保

持同一高度，是 ｀｀高平調,, ; 陽平(�)在音域上部向上升，是 ＇｀高升調" ; _t 

聲( V )在低音域向下降之後再上升，是 ｀｀ 低降升調,, ; 去聲（ ｀ ）從高音

降到低音，是 ｀｀ 全降調" 0 語言學界習慣使用｀｀五度標調法,,'把人正常

説話時的音域從低到高劃爲五度，用數字表示音高，如普通話四個調
就分別標爲55調、35調、214調、51調。也可以用劃綫式符號表示，

如： 7 1 .A \J(右邊的竪綫表示整個音域，它左邊的橫綫、斜綫或曲折綫

表示聲調的音高變化）。 聲母和約母是一前一後相繼發音的，而聲調

是跟飽母同時發出的，貫穿着整個 約母的始終。 不過古代漢語及現

代一些漢語方言的 ｀｀ 人聲＂却不止與音高有關，更主要與飽尾有關，這

一點後面會介紹。

以上所説的漢語音節的結構方式及成分，主要是就現代普通話來

説的，古代漢語在某些特定階段中的音節結構可能與現代普通話有所

不同。 例如有的學者考定上古無介音，有的認爲上古無聲調；此外，漢

語的聲母、介音及約尾在歷史上都曾經由兩個甚至更多的音素組成，即

存在過複輔音聲母、複合介音及複合的飽尾。

除了上面所説的以外，還有一種抽象的音節結構成分，就是 ｀｀聲鈞

調配合關係"0 在一個語音系統中，並非所有的聲、鉤、調都可以互相拼

合爲音節的。 例如普通話的」qx聲母只跟-j- 或-u-介音相拼，而g

® 方括號中是國際音標，下同。

® 參看薛鳳生 (F. S. Hsueh) 《北京音系解析》（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1986 年）。



kh暨母则徙来不拼迼些介音； m n I暨母拯少有除平講的音简，等等。

不同的配合隅侨能使不同音系的音简銡横呈现不同的面貌。

尸言；；震 傅統的音韵学衔晤怪多，迼裹只介绍一 些现

；衔 晤 ＄ 代常用的，大多屡於等韵学的简喘；不大常用的和

妇沪沪沪芷戌 太深奥的徙略，有些在俊面的章笳中含作尊门介

绍的追裹也徙略。

1 有滕聋母的衔晤

♦字母 母（纽） 古人用漠字来代表漠晤的暨母，稍焉”字母“，如

用 “ 明”字代表*m暨母、”来”字代表勹暨母等心要指稍有制暨母峙就
柄"X母” 或"X纽＂，如 “ 明母” 或 “ 明纽"、”来母” 或” 来纽” 等。唐末有

“三十字母“ ，宋代有“ 三十六字母＂ 。现代学者也常仿照迼穗做法，好虞

是追只涉及语音颊别（音颊）的匾分，而不是直接指其寅隙嗔音（音值），

赏学者之间射某侗暨母的古代睛音的假定有分歧峙，用迼棵的指稍可

避免不必要的娱俞和孚孰。今人分析《切韵》音系所得可多至五十除

侗字母。

♦五音 七音 九音 唐末音韵学者把漠晤的暨母分觅唇、牙、

喉、舌、颇五颊，梢“五音“，基本上按骰音部位分颊，但据今人研究，舌、

歧音损音部位相同，只是前者禺塞音，彶者觅噬音（擦音和塞擦音），是

损音方法不同。宋人另立 ” 来母“ 妈舌姻音（又稍半舌音）、“ 日母“觅跦

舌音（又稍半跦音），寅隙也是按猾音方法分，合禺“ 七音＂ 。俊来人们又

造一步把唇、舌、端各细分禺二，而舌践、巅舌合桶半舌半嵌音，成觅“ 九

音” 。五音、七音、九音射愿如下：

表0-2

五音 唇 牙 喉 舌 跋

七音 唇 牙 喉 舌 舌嫁 践舌 颇

九音 重唇 轻唇 牙 喉 舌颐 舌上 半舌半践
嫁 正

顼 蜗

O 迼名稍是受了古代傅入中圉的梵文的影簪而立的，但漠晤的迼捶
”

字母
“

在性质上其

寅舆眉於印歇捂系音素文字的梵文的字母完全不同。 又，前加星虢（＊）表示是射古代颉音的

假定。



至於迼些名稍的寅隙晤音含羲，将在第一章第一笳肘誰。

♦组 把字母分成蔑额（基本上按
“

九音
“

分），每颊取晋憤上排在

颐裹的一佪字母觅名，稍"X组
“

，如牙音
“

见溪群疑
“

四母合稍
＂

见组"'

唇音
＂

帮滂亚明
“

四母合桶
＂

帮组
”

。

♦ 清渴 迼是按暨带状怹分颊的，舆
“

五音
”

等形成续横坐樑，可

指明各字母的晤音特徽。
“

清
”

指不带音（猾音峙磐带不颤勤），
＂

渭
＂

指带音（暨带颤勤）。 它们各自再分
“

全
”

、“次
“

，据今人研究，其晤音

含羲是：

全清 不带音不送氪的塞音、塞擦音及不带音的擦音

次清 不带音的送氪塞音、塞擦音

全渴 带音的塞音和擦音、塞擦音

次淆 鼻音、遏音和近音（迼颊音绵是带音的）

2 有鹏韵母的衔晤

♦ 洪细 指韵母损音峙口腔张阴的大小，张大玛洪音，闭合玛细

音。 又可分雨方面： 一指韵腹元音的朋口度，朋口度大禺洪音，朋口度

小觅细音，例如飞n— * e:n; 二指有熊前厉介音* -j-(相赏於现代普通括

的-j-)'没有* -j-介音玛洪音，有觅细音，例如飞u一
长

jau。

♦ 阱合口 猖韵 呼 指韵母具有不同的介音（韵嗔）。 中古韵母

带* -w-介音（相赏於现代普通括的-u-)或韵腹禺飞的觅
“

合口气否

则觅
“

阴口
”

。 例如《切韵》的寒韵
飞

）n是阴口，桓韵* won是相射的合

口。 注意：中古前期的《切韵》音系的阴合口跟中古役期的等韵圈所棵

注的阴合口业不完全一致。

以上是朋合雨分法，遠有一穗三分法，是把韵基相同而有朋合射立

的分稍
＂

阱口
”

、“合口气而熊射立的梢焉
＂

猾韵
“

，不渝其是否带* -w-介

音或飞韵腹。 例如按雨分法，豪韵飞u屡於朋口，模韵* u屡於合口，

由於前者没有相射的合口，俊者没有相射的制口，所以按三分法就都蹄

猾韵。

近代俊期至现代普通括则有
“

四呼
＂

：阱口呼[-0-]CD(零介音，即没

有介音），合口呼[-w-](或窝作[-u-J'软腮圆唇介音），奔姻呼[-j-](或窝

作[-i-], 硬腾不圆唇介音），撮口呼[-q-J (或窝作[-y-]'即普通括的

9
l-

CD [0]< 阿拉伯数字 0 加斜杠）表示
“

零
＂

。



-u-'硬腮圆唇介音）。

♦等 又叫
”
等第 ＂ 、”等列＂ 。 迼是古代漠晤晤音，尤其是中古音研

究中最妈重要的概念。 等韵圆把漠晤的字音分列妈四行，分别桶禺一

等、二等、三等、四等。 犁例如下（每一竖行的古代磐母是一橾的）：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高

交

骇

骁

褒

包

继

题

半贯

扮憤

燮眷

遍绢

葛遏

戛肌

揭竭

銡喳

10
＿
＿

 

射於四等的晤音含羲，清代音韵学家江永有一佪很著名的脱

法：＂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 (《音学辨微· 辨

等列》）迼反映了清人射中古俊期音的猜消。 现在一般腮玛迼是脱

中古韵母的韵腹元音的朋口度有别，即一等最阴，渐次超於阴，四等

最闭，如： 一 等飞，二等飞，三等飞，四等飞。 不遇迼侗解释拉不通

用於所有韵母。 等跟介音有隅，学衔界公諒等韵圈系統的三、四等

都带有硬聘介音* -j-或* -i-。 较新出现的一稚覜贴諒禺四等就是反

映中古梭期漠晤的四稚介音，韵腹的因素是次要的。 。 朋合和等都

跟介音有陇，雨方面配合就可以楷成援合的介音，如三等的合口带有

* -jw-介音（三等介音* -j-和合口介音* -w-搜合，楷成一侗介音）。

等韵圆的
”

等
“
本是中古俊期的晤音概念，而人们在研究中古前期

的《切韵》音系峙，也拿它加以改造来使用：

(1)《切韵》（或《康韵》）的＂
一等韵 ”相赏於等韵圆的一等。

(2) "二等韵” 指在等韵圆中全都列在二等的韵母，所以又稍
“ 纯

二等” 。

(3) "三等韵“ 分雨额，在等韵圈中全都列在三等的韵母是
“ 纯三

等“ ，主要列在三等的韵母（其中有的暨母字列在二等，有的列在四等）

叫
“

混合三等
＇ 。 在《切韵》屡三等韵而等韵圆列於二等或四等的字，常

被称焉
“
假二等“和“假四等 “ ，被諒焉是借二等和四等的位置来列三等

韵的字("假”是借用的意思）。 不遇按照新的看法，在中古俊期，按照迼

叩 等遠跟暨母（特别是滋音暨母）有陇。 迼射
”

等表现介音
＂

的覜贴是一榷支持：因

玛介音虞於暨母和韵腹之间，所以射暨母和韵腹都有影密。



些字的實際讀音（主要是介音），它們確實應該列在二等或四等，未必是
｀｀假＂的。

(4) "四等約＂又稱 ＇｀純四等"'指在等鈎圖中都列在四等的約母。
爲與約圖的 ｀｀等＂相區別，對《切約》音系的 ｀｀ 等 ＂應稱"X等約"0 對

於"X等飽＂的語音含義，學術界的意見不完全統一，一般認爲既跟約腹
有關，也跟介音有關。

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充分認識《切鈞》音系的"X等約＂ 和等約圖的
｀｀等＂ 並不等同；它們之間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從中古前期到中
古後期語音的發展變化，主要是體現了介音系統的變化。

｀｀等＂是中古音的概念，在研究上古音時，爲了説明從上古到中古
（《切飽》系統）的變化，也常常使用這個概念，其所指跟中古前期（《切
約》音系）的"X等約 ＂一致。

到了近代，等和開合口結合，轉變爲呼，有呼而無等。 在討論近代
音時如果提到等，也只是爲了與中古音比較。

由於等以及洪細、開合口都總是或經常跟介音有關，而介音與聲 母
關係非常密切，所以這些概念除用於約母外，也常用於聲母，如 ｀｀ 見母三
等 ＂ 或 ｀｀ 見母細音 ＂ （均指與可－介音相拼的. k聲母），｀｀端母合口 ＂ （指
與* -w-介音相拼的＼聲母）等。

♦陰聲鈞 陽聲飽 人聲鈞 舒聲鈞 促聲飽 這些概念是關於
鈞尾的。

零約尾及以元音（或看作近音）爲飽尾的是陰聲約，如前面提到的
普通話的 ｀｀普、話、愛、後＂等；

以鼻音爲約尾的是陽聲鈎，如普通話 ｀｀通、京、前、元＂等；
以塞音爲約尾的是人聲約，如廣州話 ｀｀ 蠟"[lap]、"結"[kit]、｀｀北＂

[pak]麻州話｀｀ 服"[vo?], 太原話｀｀ 色"[sa?]等（普通話和北方大多數現
代方言没有人聲約，或者説這些方言中的人聲鈞很早就變成陰聲約了，

如 ｀｀北＂字就是）。 現代方言的人聲鈞尾都是發音器官只做出塞音的動
作，而不把塞音本身讀出聲來（用語音學的術語説，是只持阻、不除阻，
即不破裂，形成所謂 ｀｀ 唯閉音＂ ）， 一 般認爲古代漢語中的人聲鈞尾 也是
如此。

用現代語音 學的概念來説，陰聲鈞是開音節，陽聲約和人聲約都以
輔音結尾，則是閉音節。

\:: 

::;'''t ：：：．．．｀羽媯：；：． ｀｀＂．．
,,. ．逵隠

© 緒
惡：

晝璽竺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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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約學界公認的中古漢語的人聲飽尾有三個： * -t,-k,-p; 相應地，

陽聲鈞尾也有三個： * -n,-IJ,-m。 三個陽聲鈞尾跟三個人聲鈞尾的發音

部位相同，只是一爲鼻音（氣流進人鼻腔）、一爲塞音（氣流不進人鼻

腔），兩兩相配，如下： *-n配* -t (齦音），* -IJ配* -k(軟諤音），*-m配

* -p(雙唇音）。 習慣上可以用 ＊ －可t、* -JJlk、*-両pCD來表示這些齣尾。

但從中古後期開始，人聲鈞常與陰聲鈞相配，説明語音發生了變化（主

要是人聲鈞尾的變化）。

陰聲 約和陽聲約的發音可以延長，比較舒緩，合稱 ｀｀舒聲鈞"; 相對

地，人聲鈞發音短促，故又稱爲｀｀促聲鈞" 0

♦鈞攝 這是傳統等約學的術語。 簡稱｀｀攝"'指鈞尾相同、飽腹相

同或相近的一組鈞母。 ｀｀攝＂的意思是 ＇｀集而統之"0 前面説過，照中古

時期的音鈞學傳統觀念，人聲鈞尾跟發音部位相同的陽聲鈞尾被認爲

是相配的，所以歸納攝的時候，人聲鈞跟陽聲飽放在一塊。 例如早期等

鈞圖分有十六攝（看本書75-76頁），把* UJJ,jUIJ飽母和* uk, juk鈞母

歸爲｀｀通攝",鈞 腹爲* u, 約尾爲* -IJI如把* an, jan, wan, jwan飽母和
* at, j at , wat, j wat鈞母歸爲｀｀ 臻攝"'鈞腹爲* a, 鈞尾爲 ｀ －可t; 把* DU,

rau,je:u約母歸爲｀｀效攝"'約腹爲* o,a,e;, 約尾爲* -u, 等等。

♦約部 簡稱 ｀｀部"'指讀音相近的 一組飽母，一 般是由後人根

據古代語音資料歸納而成的。 例如對《詩經》的飽脾進行歸納，發現

｀｀東公從龍邦雙 ＂ 等字經常互相押鈞，於是把它們歸結爲一 個約部，
｀｀脂遲底禮＂等字經常一起押約，也歸爲一個前部。 把《詩經》全部約

胸都考察過，便可以得到若干個約部，組成上古音的飽部系統。 習

慣上每部取屬於該部的一個字來命名，以便於稱述，如上古 ｀｀ 東部"'
｀｀脂部 ＂ 等等。

♦ 閉口約 這本是明代曲飽家的術語，後用爲音鈞學術語。 指鈞
尾爲雙唇輔音的飽母。 閉口鈞尾有兩類：陽聲約的*-m和人聲約的
* -p, 前者如 ｀｀ 甘參廉深侵＂ 等字，後者如 ｀｀合答接十急 ＂ 等字。 現代普通
話已經没有閉口約了(*-m基本上演變爲[-n]'* -p基本上演變爲
[-0])'而某些方言至今仍保存着，例如廣州話和廈門話。

3 有關聲調的術語

♦ 四聲 指古代漢語（主要是中古漢語）的四個聲調：平聲、上聲、

® 斜枉的意思是
＇｀

或者
＂

，下同。



去聲、人聲。 ® 前三聲是音高的區別，人聲的特點則主要是具有塞音鈞

尾。 凡從約類角度説屬於 ｀｀ 人聲約 ＂的字，從聲調角度説都屬於
｀｀ 人聲

調" 0 古人認爲人聲約是陽聲約的人聲調，如｀｀ 空、孔、控、哭" , 前三字是

* khuIJ, 聲調上分別爲平、上、去聲，後一字是* khuk, 即爲與前三字相對

的人聲。 按現代語音學的觀點看，人聲跟其他三聲的關係是不平行的；

就人聲的主要語音特徵而言，它是一類飽母而非一個聲調。 不過音鈞

學上仍習慣於視人聲爲聲調，一來是要照顧傳統的觀念，二來這也便於

描述這一類音在語音史上前後的演化。 此外，現代有的方言中没有塞

音飽尾，但古人聲字仍單獨形成一個聲調（也就是没有人聲約而有人聲

調），與其他聲調平行（例如湖南長沙話、浙江温州話、福建建甌話等），

這一事實也支持把人聲作一個聲調來看待。

音約學界習慣上用半個小圈兒（ 也可以用整個小圈兒）放在字或音

標的四角上表示四聲，是爲｀｀圈發式標調法 ＂ 。 具體是以左下角爲平聲，

順時針方向分別爲上、去、人，例 如： c平* cbj氝IJ'C上* c dzjnIJ, 

去
:)
* khjo:, , 人，*�jap:,。

♦平仄 此爲詩律學的術語。 古代的學者把中古漢語的四聲分爲

兩類：平聲自爲一類，仍叫 ｀｀平聲"; 上、去、人合爲一類，稱爲 ｀｀仄聲" 0 仄

是不平的意思。 古人做詩，講究平聲字與仄聲字交錯配合，以求抑揚頓

挫的音樂美。 關於平仄的實際語音區別，第一章第四節會談到。 進人

近代以後，平仄的含義有所改變，這將在第三章第三節中討論。

♦ 陰陽 中古的聲調受聲母影響分爲兩類，一般而言，古聲母是清

音的爲 ｀｀陰調"'古聲母是濁音的爲 ｀｀陽調" (但次濁有時歸陰調）。 古平

聲字在現代普通話中分陰平和陽平；有的現代方言還分陰去和陽去、陰

人和陽人，如蘇州話、廈門話和廣州話，其中廣州話連上聲也分陰上和

陽上。 注意不要把聲調的陰陽概念跟鈞母的陰聲約、陽聲飽混淆。

當需要用不同符號區分陰陽調時，習慣上在圈發式標調法的半

圈兒下加 一 小短橫表示陽調，不加短橫就是陰調，例如陰平、 陽平、

陰人、陽人分別表示爲（所標爲廣州話音）： c陰[ c jam], s. 陽C s 」ceIJ],

出，[tshet 
=> J, 人? [」-ep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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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了表明
＇｀

上聲
＂

所代表的聲調類別，., 上
＂

字也可以念作shang。 又，現代普通話也有

四聲（陰平、陽平、上聲、去聲），跟古漢語的四聲有承傳關係，但不是一回事。



4 有關鈞書的術語

♦約 鈞目 鈞系 平賅四聲 飽書根據鈞母所分的部類叫
｀｀飽 ＂，如《切飽》有一百九十三個鈞，《廣約》有二百零六個飽。這些鈞用

漢字作標目，稱爲｀｀約目,,'如《廣飽》的｀｀江約"'"之約＂等，《中原音約》的

｀｀尤侯約"'"庚青約＂等。CD --鉤包含一個或多個約基相同的鈞母（有時

把與 ｀｀約＂相對而言的飽母稱爲｀｀ 真飽母＂），例如《廣飽》的魂約包含一個

約母* un, 而唐約則包含兩個約母* DIJ, WDIJ, 庚約包含四個鈞母 ｀ 「紀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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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紀1J'」reIJ, JW紀1J。

按中古約書的傳統，是先分聲調再分約，這樣含有相同的鈞母而聲

調不同的鈞就各自分列。 硏究者把飽母相同而聲調不同的飽配對成組

（人聲飽配陽聲鈞），稱爲｀｀鈞系"(見本書 30
—

32 頁）。以平聲飽目爲代

表，謂之｀｀平賅四聲"(以平聲賅括其他三聲），如｀｀東約系"'包括 ｀｀東董送

屋＂四約(* -IJ配* -k)'"微鈞系＂包括 ｀｀微尾未 ＂ 三約（無人聲）， ｀｀ 真鈞系＂

則包括 ｀｀真軫震質＂四鼩(* -n配* -t)'也有的約系只有一兩個約。®

♦ 小約（紐） 小鈞首字 同一鈞中讀音相同的字各自類聚，組成

同音字組，是爲 ｀｀小約"(舊又稱 ｀｀ 紐"'跟前面所説 ｀｀字母＂的別稱名同實

異）；若干小約組成一個前。 如《廣約》模跑中｀｀模摸姨謨＂等同音字爲一

小約，｀｀胡壺狐瑚湖鶘糊醐糊弧乎瓠葫 ＂等同音字爲另一小鈞，｀｀徒屠途

蜍塗涂荼圖菟 ＂等同音字又爲一小約，全約共十九個小飽。小鈞的第一
個字爲｀｀小飽首字"'可用來指稱該小前，如 ｀｀模小約""'a"胡小約＂等。在

中古約書中，小前首字下會注上反切來表示該小約的讀音，並常會注明
本小約收有多少字，如《廣飽》就是如此。《中原音鉤》的同音字組有一

個獨特的稱呼，叫 ｀｀空＂ （因爲每個字組之間有空圈隔開），不加反切注
音。 另外，明、清時代一些專爲科舉考試而編的＇｀ 詩飽＂是按所收字的常

用程度排列的，不分小鈞。
5 其他方面的術語
♦ 音鈞地位 指字音在一定語音系統中所處的位置，也就是屬於

什麼聲母、什麼約母、什麼聲調。對中古音鈞地位，習慣上用六個字來
分別代表所屬鈞攝、開合、等第、聲調、約和字母。如 ｀｀夫，遇合三平虞非 ＂

O 偶然也有人把約書的齣稱作
｀

憧］部
＂

，不過這易跟前面所説的、根據押飽材料歸納出

的飽部（例如上古朐部）在概念上相混。

@ '浬鈞系
＂

有時是
｀｀

鈞母系統
＂

的簡稱，與此又不相同。



指
｀｀

夫 ＂字的音飽地位是遇攝、合口、三等約、平聲、虞鈞、非母；
｀｀ 坦，山開

一上旱透＂指 ｀｀坦＂字是山攝、開口、一等前、上聲、旱鈞、透母。 需要注意

的是：在一般工具書®中， 前兩項根據的 是中古後期的等鈞 圖（跟

《切約》的情況不完全相合），等第則多用《切鈞》音系的概念（其中的
｀｀

三

等約 ＂跟等前圖的｀｀ 三等＂有不少出人；不過也有的工具書注的是等約圖

的等第），約則是《廣約》的（跟《切飽》略有不同），字母基本上用從《切

約》或《廣鈞》歸納出來的系統（跟等前圖的系統有差異；不過習慣上重

唇與輕唇分開，在這點上則同於等飽圖）。

對上古音和近代音，也都可以用標注聲、約（鈞部）、調的方式指明

其音約地位。 如 ｀｀ 門 ＂的上古音約地位是
＇｀

文部®、明母、平聲"; "角 ＂在

《中原音前》中的音鈞地位是 ｀｀ 蕭豪約、見母、人聲作上聲＂等。

♦ 雙聲疊鈞 兩個字的聲母相同謂之 ｀｀ 雙聲"'約母相同謂之 ｀｀疊

約"(在不嚴格的情況下，介音不同、飽基一樣也可以算疊前；另一方面，

疊飽又經常要求聲調也相同）。 漢語中有相當一批聯綿訶（雙音節單純

詞）是雙聲或疊約的，例如｀｀ 流離"liu 11雙聲，｀｀逍遙"xiao y6o和 ｀｀泱济"

yang mang疊約（後一個是介音不同的疊飽）；還有雙聲兼疊約的聯綿

詞，如 ｀｀縫紲"qi如quan, 兩個字音的區別僅在於介音不同。 聲母相近

的可稱爲｀｀旁紐雙聲"'例如 ｀｀滂渤"pang b6(如按古代聲母論，前字滂母
* ph, 後字並母* b) ; "飄渺"piao miao可以説是旁紐雙聲兼疊飽詞（聲

母相近，約母相同）。

有些用現代普通話念來不是雙聲疊約的聯綿訶，在古代也可能是

雙聲或疊約，如｀｀ 陸續＂ 兩個字現代約母不同，而中古飽母都是*juk; 有

些詞從中古音看不是雙聲疊約，從上古音看却可能是，如 ｀｀權輿＂二字在

中古一爲群母* g, 一爲余母*j'而上古聲母分別是**gr」和* * 1]氫爲旁

紐雙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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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語音學內容很廣，這裏不可能細説，下面只

能就幾個方面簡單地談一下。

® 這一類工具書中常用的有丁聲樹《古今字音對照手肼》（科學出版社 1958 年初版，中華書
局 1981 年新版，北京）。

® 上古的約部要稱 ｀｀部＂而不稱｀｀鈞 ＂ 。
＠ 音標前帶兩個星號表示這是對上古時期語音的假定，下同。



"': 

｀ 

1 音位學

音位學從語言功能的角度研究語音。 音位就是一個語言系統中能

哆區別意義的語音單位。 兩個音即使略有不同，但如果在表達意義

的功能上不存在對立（即不能移區別意義），就可以歸爲同一音位。

高本漢不講音位學，這是他的研究工作的一個嚴重缺點。我國古代

學者已有樸素的音位觀點，如《切約》中屬於約圖的
｀｀

見母
＂

的反切上字

有
｀｀

古公各佳
＂
等和

｀｀
居俱九吉

＂
等兩組，前者代表純粹的軟諤音* k, 後者

則代表帶硬諤化色彩的* kj; 而把它們合爲一母，因爲前者不 與硬諤

介音* -j-相拼，後者只與硬諤介音相拼，兩者没有對立，它們的關係是音

位學上所説的
｀｀
互補分布

＂
，所以可以歸爲同一個音位「k丨®。

現代的音飽學者更應該用音位學的理論來指導自己的研究。 例如

高本漢認爲《切約》四等前是* e前腹，相對的三等約是*€ 鈞腹，同時它

們的介音也不相同。 既然介音已能使它們互相區別，那麼按音位學的

原理，三、四等飽的飽腹就完全可以合併爲一個元音音位。

再例如，中古的莊、章、知三組（不包括娘母）聲母在《中原音飽》裏

有兩種情況， 一是後面拼刁－介音，一是不和這些介音拼。 在後代的發

展中，這些聲母都讀作捲舌音（舌尖－硬諤或後齦音）［垮］等（即普通話的

zh等），不與[-j-] (及[-q-])介音相拼。 多方面的材料證明，捲舌音聲母

在當時已經出現，唯與* -j-相拼時可能不是純粹的捲舌音，而接近舌尖

及面— 後齦音
-l(

• t」等。 在説明發音狀況時把它們分列兩套，固無不可 ；

但歸納起音位來，就應當歸爲「t�/等一組，只是在發音上有兩套音位

變體立

音位在語言中不是雜亂無章，而是成系統的，即在特定語言中有特

定的音位配置，語言中的所有音位按一定的規則（例如普通話的聲鈞調

配合關係就是一 種規則）組成音位系統。 一般所説的
｀｀

語音系統
＂

（音

系），本質上就是音位系統。 任何語言的音位組成都有相當嚴整的系統

性，古代漢語也不會例外。 我們在觀察漢語語音史各個階段的音系時，

都應十分注意這一點。

當然，對古音的研究畢竟不同於對現代語音的研究，音位學在這

O 音標放在兩條斜扛之間表示音位，下同。

® 音位進人具體的音節時的具體讀法叫
｀｀

音位變體"'簡稱
｀｀

變體
＂

。 一個音位可能會有

不止一個變體（常常是因爲受前后語音的影響而變化），但各變體互相之間不會有對立。



裏能運用到什麼程度，還有待探討。 有一點是必不可少的：對古代音

系中的音位進行歸納和排列必須有足移的古代文獻資料作爲支持。

2 語言類型學

世界上的語言有各種各樣的類型，如語法上的屈折語、粘着語、孤

立語等；從語音上説，有各種不同類型的音節結構、音位配置等。 漢語

語音類型的古今變化，是個很少被提起、而實際上非常值得仔細探討的

問題。 中古漢語語音在類型上跟現代相差無幾，這是公認的，但上古是

否也這樣，却大有疑問，而這一點直接影響到上古音（及原始漢語語音）

硏究的方向。 現在許多學者認爲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比中古、現代要

複雜，主要表現在音節首、尾（即聲母、約尾的位置）可以有多種輔音叢；

此外，上古漢語可能具有一套相當成熟的屈折－粘着語法系統，表現在

語音上，有多種形態音位，包括前綴、後綴及聲母的交替等。 上古漢語

到底是什麼類型，它怎樣轉變爲中古的類型，以及爲什麼會有這樣的

轉變，是擺在漢語史（語音史和語法史）研究者面前的重大問題。

另外，類型學上也有一些普遍的規則。 例如[a, i, u] (或相近的音

如[a,1,u]等）是各種語言中最常見的元音，其次是[e,o,a](或相近的音

如[e,o,w]等），然後才是其他元音。 如果一個語音系統中有[e,o,a]而

没有[a,i,u],或者有其他元音而没有這六個元音，那就會是很奇怪的。

有的學者假定上古漢語有* * a,u,e,a,o,o等元音，却没有［月，使其元音

系統顯得畸零，就是没有從類型上加以考慮。

3 實驗語音學

實驗語音學使用科學儀器來對語音進行物理測定，從人體生理學

角度觀察和研究人類語言的發音過程，是一門越來越受重視的學科。

對已經消逝的古代語音當然不可能這樣做，但音鈞學可以利用實驗語

音學的研究成果。

舉個例子：實驗證明，人們發濁輔音時喉頭會下降，聲帶放鬆，從而

使後續的元音的音高比較低，這純粹是自然的發音現象。由此可以推

知，古代的聲調因聲母的清濁不同而分爲陰陽，起初必定是陰高陽低；

現代好些方言的陰陽之分正是如此（例如廣州話和上海話）。 近代時期

的一些材料（例如《中原音鈞》）反映出當時的漢語共同語中陰平低而陽

平高，那應是後來 的變化，對其變化過程與原因須另作論證。 儘管實

驗語音學不能直接對陰低陽高現象作出解釋，但要是没有語音實驗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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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齣學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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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在先，漢語語音史上這一陰陽高低易位的問題也許根本不會被提出。

把實驗語音學知識運用於音飽學研究中，目前還做得不移；也正因

爲如此，這方面的工作是大有可爲的。 ®

4 音變規律

語音演變，簡稱 ｀｀音變''; 音變規律就是語音演變的規律。 一般可以

用公式來表示音變的規律，例如：

i__.. 1丨Sr_#

箭頭表示 ｀｀變爲,,'斜枉後是音變條件（發生音變的語音環境），下畫

橫綫處是發生變化的音在音變條件中的位置，＃號表示音節的界限，在

這裏是指明没有約尾。這個公式的意思是：在捲舌聲母（此處用Sr代

表）後面而又不帶鈞尾的情況下，[i]飽母變爲[i]前母([i]就是普通話

zhi的約母）。這是近代漢語的一條音變規律。®

音變的途徑在不同的語言中往往各不相同，所以語音發展的特定

規律是受具體語言的具體時代限制的。 不過，仍然存在一些有普遍意

義的、不限於具體發音的音變規律。 例如，19世紀西方新語法學派發

現，語音演變總是遵守一定的規則、一定的條件，親屬語言之間也總有

比較嚴整的語音對應。這就是一條普遍規律，它爲歷史比較研究奠定

了基礎。例如普通話的[ t�, t�h, 紀(j q x)聲母只與[-j十q-J (- i-或

-U-)相拼，而在廣州話中相應的字基本上分讀[k,kh,h](如｀｀經傾興,,

等）和[ts, tsh, s] (如 ｀｀精清星 ＂等）兩類聲母，再比較其他方言和古文獻

材料可知這些字在古代漢語中確實分爲兩類，讀法大致同於現代廣州

話，它們在普通話中與其他讀[k]等和[ts]等的字分開，且兩類合併爲

玉］等，是以與[-j十q-J相拼爲變化條件的（通俗些説，就是古代的*k等

後面拼上* -j十q-就變成普通話的[t�]等，* ts等拼* -j寸-1{- 的也變[t�]

等，不拼這兩個介音的就不變）。

不過，新語法學派把 ｀｀音變有規則＂這條規律絶對化了，斷言音變絶

無例外，而且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不可能有不同的演變。可是許多語

言事實都證明，語音演變確實有例外，而且並不總能找到例外的原因；

® 關於實驗語音學與音鈞學、語音史研究的結合問題，可參看朱曉農《音飽研究》（商務
印書館 2006 年，北京）。

® 這是簡化的説法，實際情況比這要複雜，且有發展的中間階段。



在相同的條件下，也常有不同的發展路子。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
＇｀

詞

彙擴散論＂認爲，語音的演變在發音的變異上是突變的，而在音變所涉

及的範圍上是在詞彙層面（在漢語，就是在
｀
｀字

＂的層面）逐步擴散的。

這一理論對音變的例外，對同樣語音條件下不同詞彙的不同演變結果，

對
｀
｀半拉子

＂
音 變現象（一個進行中的音變尚未覆蓋所有有關的詞

彙；或者一個音變只擴散到部分詞彙就 中斷了；或者一個音變已經完

成，却還有少數詞彙被
｀｀

剩餘
＂
下來或

｀｀
沉積＂下來，没有參加音變過程）

提供了較能令人信服的解釋。 舉個漢語的例子來説，中古的全濁聲母

上聲字後代變爲去聲，到現代普通話中沉積下了個別没變的例外（如

｀｀艇＂字），而在粤方言廣州話中則只變了一半多（如
｀｀

動技士
＂

等讀陽去，

而
｀｀

舅倍社
＂
等讀爲陽上）。 對廣州話而言，這是擴散中斷的例子，中斷

的原因大約就是粤方言跟漢語共同語的分化；對漢語共同語而言，這證

明在歷史上的某個階段中，全濁上聲字曾處在變了一半的狀況，而這個

階段很可能正是跟粵方言從共同語分化出去的時期相對應。 。

其實，有規則的音變理論和擴散式音變理論並非對立，而是互相補

充：音變必有其規則和條件，而演變的過程則每每是擴散式的。 了解這

些理論的實質和在研究工作中的適用範圍，對語音史上的一些現象就

可以有更深刻的理解，對一些疑難問題就能有更多的解決辦法。

除了具有普遍意義的語音發展規律外，還有一些雖不是普遍的、却

可以説是很常見的演變規律。 例如
｀
｀鏈移説"(又稱

＇｀
推拉鏈理論

＂
）認

爲在一個音系中''A---+-B---+-"這樣的鏈條式變化中，A音位變爲 B音位

而兩音位不合併的話，B音位會被迫向其他讀 音轉移，是爲
｀
｀推鏈"; 如

果B音位先變，在原來的位置上留下一個空格（又叫
｀
｀空檔") , 則很容易

吸引A音位變過來，這是
｀｀
拉鏈"0 例如漢語中古前期的章組聲母* tfJj

等（這裏把硬諤介音* -j-也標出來）到中古後期變成捲舌音* t�j-等（今天

是[t�-]等）；爲什麼* tfJ等在* -j-之前會變爲捲舌音，一 向是個難解的

謎。 現在用鏈移的觀點來看，可認爲是因爲中古前期的莊組聲母* t�j

等在中古後期變成了* t�r-, 於是t�j-成了音系中的空格，章組便被吸引

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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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參看王士元(William S-Y. Wang)《語言變化的詞彙透視》（中譯本，載（（語言研究》總第3
期， 1982 華武漢）和《語言的變異及語言的關係》（中譯本，載（（王士元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 2002

年，北京）、潘悟雲《詞彙擴散理論評介》（載《温州師院學報》 1985 年第3 期）。



嘗試用普遍或常見的規律來解釋漢語語音史上的音變現象，有時

是件困難而又不討好的事，但應該説，這是音 鈞學發展的一個必然

方向。

5 國際音標

古人缺乏合適的標音工具，要在書面上準確地表示一個音非常困

難。 使用一套大家公認的音標，是現代音鈞學的重要標識。國際音標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縮寫爲IPA)是國際語言學界通用的

標音系統，目前中國學者使用的是根據漢語的需要增加了個別符號的

（如表示zi的飽母的[1]、表示zhi的飽母的[i])。 習慣上把國際音標放

在方括號裏，不過如果同一篇文章裏没有別的音標（譬如漢語拼

音方案），因而不致混淆的話，也可以省掉方括號。 在運用上又有嚴式、

寬式之別，在音鈞學研究中，只要求標出大致的音值，所以一般是寬式

的。 對國際音標詳細的了解請閲讀專門的書籍，下面的附錄一表列了

一些常用的國際音標，附錄二拿普通話的音素及方言的部分音素用國

際音標來標寫，以見一斑，主要是爲讀者理解本書用到的一些國際音

標提供幫助。

附錄一 國際音標

1. 元音

(1) 舌面元音

前後 前 央 後
唇

開閉 展 圓 展 圓 展 圓

閉
． 

y ¼ \i w u 

次閉 1 Y u 

半閉 e 。 ｀．

。

中 E a 

半開 € re A :) 

次開 紀 -e 

開 a (E A a D 



説明：
1)舌面元音的 ｀｀ 閉 ＂又可表示爲 ｀｀高,,'"開 ＂又可表示爲 ｀｀低" 0

2) "前後＂ 指發音時舌面的最高點的 前後位置。[i]大致相當

於 輔音的舌面後硬諤音[j]的 位置，[u]相當 於舌面軟諤音[w]的

位置。
(2) 舌尖元音

即、,.
後

展唇 圓唇 展唇 圓唇

1 '4 'l 'LL 

説明：

1)舌尖元音都是閉的。
2) 這裏的 ｀｀ 前後＂指發音時舌尖的前後位置，｀｀前＂的位置是齒背，相

當於輔音中的舌尖齒背音[s]的位置，｀｀後＂ 的位置是硬諤前部或後齦

（齒齦與硬諤的結合部），相當於舌尖硬諤音[�]的位置。
(3)捲舌元音

發舌面元音時加上捲舌動作即爲捲舌元音。 漢語常用的捲舌元音

［至］是舌面中央元音[a]加上捲舌動作而成。
2. 輔音

發音 舌 尖 舌
部位 隹� 唇 小

發音 齒 齒齦 硬 後 前 後 軟
齒 或 硬 硬 舌方法 間 齒背 諤 齦 諤 諤 諤

清 p pf t t � C k q 
塞

濁 b bv d ct 4 」 g G 

鼻 濁 m IIJ n It I}i Jl IJ N 

塞
清 pf t8 ts � tJ t(J 

擦
濁 bv do dz d2t. d3 d� 

2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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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發音 舌 尖 舌 面

部位
� 畸 唇 小

齒 齒齦 硬 後
即"t� 

後 軟 喉
發音

唇 齒 或 硬 硬 舌
方法 間 齒背 諤 齦 諤 諤 諤

清 <I> ,M f 。 s � 」 � C x(M) X h 

擦

濁 � 0 z 7� 3 1- J. Y ｀ fi 

近 濁 w 1.{ V .I i j(q) 四(w) ｀ 

邊
清 4-

擦
濁 g 

邊 濁 1 l J:. 

顫丨閃 濁 r/r r R 

説明：

1)清濁實屬聲帶狀態（發聲態），上表暫列於發音方法。

2)近音又稱
｀｀

通音
＂

或
｀｀

半元音
＂

，比濁擦音的摩擦程度小。 個別近

音與濁擦音用相同的音標表示。

3)鼻音和邊音只有濁的符號，如要表示清鼻音或清邊音，可以下加

或上加圓圈，如[m.J[記[l]等。

4) 顫音是發音器官（舌尖或小舌）連續彈動發出的音，閃音是只彈

動一下發出的音。

5) 所有以舌尖爲主動部位的音，都可以讓舌面前部加人發音（即

｀｀舌葉化＂ ），例如京劇音約中的
＇｀

西''[si]和
｀｀

知"[t�i]。

6) 舌尖齒齦音不很精確的叫法是
｀｀

舌尖中音", 如普通話的[t]; 舌

尖齒背音不很精確的叫法是
｀｀

舌尖前音
＂

，是舌尖抵近門齒背面發出的

音，如普通話的[s]。

7) 舌尖硬諤音又稱
＇｀

捲舌音
＂

，還有個不很精確的叫法是
｀

｀舌尖後

音
＂

，是舌尖向後翹至硬諤前部（或後齦）發出的音。

8) [ tJ]等是舌尖及面後齦音，是以舌尖和舌面的前部貼近齒齦與

硬諤的結合部發出的音，又稱
＇｀

舌葉後齦音
＂

。



9)舌面分前、中、後三段。 舌面前硬諤音用舌面前部靠近硬諤前

部，又稱 ｀｀舌面前音＂ ；舌面後硬諤音用舌面中部靠近硬諤後部，又稱 ｀｀ 舌

面中音＂ ；舌面軟諤音用舌面後部靠近軟諤，又稱｀｀

舌面後音＂ 。
10)從齒間到前硬諤之間的擦音和塞擦音([0,s,�,f,�]等）統稱爲

｀｀噝音＂，以[s]爲典型代表。

11)喉音[?]是聲帶閉塞音，[h, 配是聲帶放鬆的摩擦音。

12) [.M., w, q]是雙發音部位（有兩個發音部位）的音，所以在兩處

出現。

13)唇齒塞音和塞擦音可用同樣的符號表示。
14)此處所列均爲不送氣音。 要表示送氣音時，可在符號後加[h]

［勺或['], 如[kh][k汀或[k']。 如要指明送氣的強弱，就用[h]表示強

送氣，［門表示弱送氣。 如要指明送氣氣流是濁的，可用[.fi]'如[g.fi]。

附錄二 普通話和部分方言語音的

國際音標標寫法

L 普通話音節結構成分（除聲調外）的漢語拼音方案與國際音標對

照（附例字）CD

(1) 聲母

雙唇音

清塞音，不送氣 b[p] 

清塞音，送氣 p[phlp日p·]@

鼻音 m[m] 

唇齒音

清擦音 f[f] 

齒齦丨齒背音

清塞音，不送氣 d[t] 

清塞音，送氣 t[thlt hlt'] 

鼻音 n[n] 

波 b6辶po]

平pfng[s p垧丑

馬ma[
c

mA]

佛f6[ 5 fa] 

白b6i几pai]

配函i[phei
:,

]

門men[
団
man]

分fen[ c f.3n] 

德de[s tY] 刀函o[ c tau] 

坦面n[
c

than] 圖tu[ ,; thu] 

年ni6n[s nje:n]你n亡ni]

® 此處以漢語拼音方案爲基準，用國際音標標寫出其實際讀音。 由於拼音方案的寫法

與音位的劃分不完全一致，故此處所列介音和約腹與第三章第一節表3-3所列有出人。

® 送氣音有不同的標寫法，例字中只用一種。 竪扛表示不同的標寫法，下同。

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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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音 1[1] 亮Iiang[lj呵］樓16u[ 」YU]

清塞擦音，不送氣z[ts] 栽zoi[c tsai] 總zong[C tSUJJ」

清塞擦音，送氣 c[tshlts日ts'」辭 cf[ s tsh1] 寸cun[tshu an'] 

清擦音 s[s] 索suo[
c

swo] 桑sang[淺叨］

捲舌音
清塞擦音，不送氣zh[t�] 之zhT[ c t�t] 震zhen[t腔n']

清塞擦音，送氣 ch园hl� h 雨］ 撤che[t�hY:, J 眜chuang
[ s t�hwCllJ] 

清擦音 sh[�] 水shuT[
c

t,w司 勝sh節g

［汽IJ :) J 
近音丨濁擦音 r[-i尻J<D 人ru乜u勺 人ren[�-{,an] 

舌面前硬胯音
清塞擦音，不送氣j[t�] 近j in[ t�in:, J 菊ju[ s t�y]

清塞擦音，送氣 q [ t�h I t� h I t�'」起 q兀
C

t�hi] 却que[t�hqe::, ] 

清擦音 x[�J 

舌面軟諤音
清塞音，不送氣 g[k] 

清塞音，送氣 k[khl k h 

清擦音 h[x] 

(2)介音（約頭）®

硬諤介音

不圓唇-i- I y-[i I! Ci) I jJ 

圓唇-U-1-u- I yu-[y I y I q] 

修xiO[涇iu] 尋xun[s�yn]

郭guo[c kwo] 耿geng[
c

kaIJ」

k'] 客ke[khY:, J 

黑hei[ c xei] 

相xiong[馮頃且

衣 yT辶ji]

略IU鉦lqe:::i]
元yuan[�qen]

夸kuo[c khwa] 

歡huon[ c xwan] 

也ye[
c

jE] 
瓊qi6ng

[ s t(Jhj叨/ s t(Jh叩IJ]
全qu6n[s t�hqen] 

(D r聲母可以讀爲濁擦音或近音，例字只寫作近音。斜枉表示不同的讀法，下同。

(2) i介音在零聲母後面寫作 y;u 介音在零聲母後面寫作w;U介音在」qx聲母後面寫

作 u, 在零聲母後面寫作 yu 。 按不同的標寫習慣，介音可寫作元音、元音加弱音符號([-J在上或

[J在下）或近音。 此處例字只標作近音，凡介音與鈞腹相同則省略（但逢零聲母則不省），下同。
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同的寫法並不表 示讀法有不同。 不過在以下情況下則是讀法有異：

< 1) iong鈞母的介音因受鈞腹影響而帶圓唇，如同[tI]; (2) u介音在零聲母字中常常唇齒化

（上齒接觸下唇，圓唇度減弱），讀爲唇齒近音[u]。



軟諤介音
圓唇-u-1 w-[u\ \J(u) I w] 

(3) 飽腹

開元音（低元音）O
不圓唇 O[A体囤€]

貴gu1[kw ei ::>] 

巴bo[c PA] 
毛m6o[smau]

中元音丨半閉元音（半高元音）®
圓唇 o [o因u] 坡po[ c pho]

不圓唇e [a丨y困e]

捲舌 er 區］

閉元音（高元音）®

前，不圓唇i I yi [i/t/1卜i]

前，圓唇 U]ulyu[y]

後，圓唇 u I wu [u丨u汀

(4)鈞尾

元音（近音）齣尾®

共gong[k叩
:::,

J 

這zhe[t§,Y:::, J 

些xie[c Qje] 

兒er[ s 至］

習xr[ !: �i] 

比b亡pi]

支zhT[ c t紀

呂lu[
c

ly] 

雲yun[sqyn]

屋wO[ c wu] 

論lun[lu a 正］

前，不圓唇 -i [iljJ 孩hai[ s xai] 

後，圓唇 -ul-o [ulw]抖dou[
c

tyu]

鼻音鈞尾

歪wai[ C Wai/ c uai] 

膽函n[
c

tan] 

先xion[c �jen]

軸zh6u[s t�Yu] 

雄xi6ng[s�j叩ls�qUIJ」

奔ben[ cpan]
雷lei[ s lei] 

二er[紀］

丁dTng[ c tiIJ] 

灰hui[c xw吋］

四si[s1
:,

J

巨直t�y::, J 

胡hu[ s xu]

北菡i[
c

pei] 

高goo[凍au]

前 -n [n] 看kan[khan ::>] 新xTn[c (Jin] 

CD@ 飽腹有時會受前後音索的影響而有不同的讀法。 0 在［目或［囯介音和 [n]鈞尾之間
時，實際讀作[e],e 在印或[1.J]介音後而没有約尾時，也讀作[e],但二者不形成對立。 0 約腹在 u
鈞尾之前是略呈圓唇的[v]或[a] 。 也可以將 ong 鈞母標爲[uIJ]'將 iong 鈞母標爲［四］或[ywi] 。

@ i 鈞腹在零聲母後寫作 yi;U 鈞腹在零聲母後寫作 WU;U 鈞腹在 j q X 聲母後寫作 u,在
零聲母後寫作 yu 。 i 鈞腹在 zh ch sh 聲母後爲[1,J,在 zcs 聲母後爲［日，在其他聲母後爲[i]'
在 u 介音後爲［引。 U 飽腹在 n 飽尾前爲[u 弓。

® 按不同的標寫習慣，鈞尾可寫作元音或近音。 此處例字只標作元音，下同。



後 -ng [IJ] 封feng[c faIJ] 浪lang[l叨
:,

J

2. 部分方言語音舉例

例字省略聲調。 如果老年人與中青年人口音不同的，此處取老年人

口音。

(1) 元音

閉元音（高元音）

後，不圓唇[w] 西安：磕[khw]c白心 武漢：兒[w]

湖北當陽：熱[w] 揚州：移[k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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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喉[xw]

浙江永康：去[khw]< 白）

廣西蒙山西河：祠[thw]

次閉元音（次高元音）

前，不圓唇 囯 蘇州：綫[sj1]

廣州：京[km」

福建建甌：年[nj1IJ]

開元音（低元音）

後，圓唇 [o] 太原：瓜[kwo]

蘇州：債[tso]

雙峰：當[tnIJ]

福建武平：名[mjnIJ]

半丨次開元音（半丨次低元音）

後，圓唇［司 濟南：導[t司

南京：伯[po?]

合肥：早[tso]

南昌：禾[wo]

廣州：望[moIJ]

廈門：鋪[pho]

前，不圓唇［紀 合肥：班[preJ

濟南：捐[t(JqreJ

蘇州：要［」紀

福建寧化：升[s山IJ]

廣東潮州：魚[hw]

廣東台山：冬[?aWIJ]

合肥：天[thj1]

廈門：革[k1k]

湖南雙峰：邊[p1]®

南京：茶[t�ho]

長沙：高[kou]

江西永新：襖[ou]

廣東河源：凉[lqoIJ]

蘭州：高[ko]

揚州：包[p司

温州：講[kwo]

廣東梅縣：哥[ko]

福州：玻[po]

太原：端[tw記

揚州：雜[t函？］

雙峰：耕[kre]

(j) (白）指白讀音，即口語音，與文讀音（讀書音）相對，下同。

® 上加［
～

］號表示鼻化音，下同。



央，不圓唇 [-e] 合肥：八[p'8?]

(2) 輔音

雙唇音

濁塞音，不送氣[b]

廣州：斤[k-en]

濁塞音，送氣 [bfi I b·JCD 

冠鼻塞音® 尸b]

清塞音 [p] 約尾®

鼻音 [m]約尾

雙峰：抱[b,r] 廣東化州：波[b司

蘇州：頻[bfiin] 温州：部[bfiu]

永康：勃[bfia]

廈門：蚊[mbun] 潮州：米[mbi]

廣州：葉[jip] 梅縣：甲[kap]

廈門：帖[thjap] 潮州：立[lip]

廣州：談[tham] 梅縣：陰[im]

廈門：嚴[ijgjam] 潮州：凡[hwam]

唇齒音

清塞擦音，不送氣 [pf」

清塞擦音，送氣[pfhl pf日pf']

濁擦音 [ v] 

近音 ［记

齒齦丨齒背音

濁塞音，不送氣 [d] 

濁塞音，送氣 [dfi博］

濁塞擦音，不送氣 [dz] 

濁塞擦音，送氣 [dzfi. I dz'」

濁擦音 [z] 

邊擦音 [4-] 

西安：莊[pf叨］ 寶鷄：布[pfu]

西安：吹[pfhei]

西安：如[vu]

蘇州：馮[VOIJ」

蘭州：外[ue:J

雙峰：渡[dau]

蘇州：同[dfioIJ]

永康：特[dfiai]

雙峰：慈[dz1]

温州：住[dzfi1]

成都：絨[zoIJ]

蘇州：謝[zje:J

永康：人[zaIJ]

雙峰：辰[zaIJ]

南寧：旋[4-yn]

寶鷄：坡[pfho]

太原：瓦[va]

梅縣：文[vun]

張家口：王[uQ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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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州：旦[dan]

温州：唐[dfiwo]

潮州：日[dzik]

永康：濁[dzfiua]

貴陽：肉[zu]

温州：愁[zau]

長沙：忍[zan]

廣東台山：三[cl-am] 

® 蘇州的濁音與温州、永康的濁音不完全一樣，前者被稱爲
｀｀

清音濁流"'可以寫作[p.fi,

t.fi't�.fi'k.fi J'較新的説法是
｀｀

氣聲化音
＂

。 現暫按一般的做法同列一處，下同。

@ "冠
＂

讀guan, 是塞音前帶同部位的鼻音（此鼻音稱爲
｀｀

鼻冠音")。

® 塞音作齣尾時只做出發音動作而不破裂（不發出音來），稱爲
｀｀

唯閉音,,'下同。



清塞音 [t」鈞尾 南昌：穴[�q;:,t]

梅縣：國[kwet]

捲舌音

濁塞擦音，不送氣 [d心

鼻音 [11.J 

邊音 且］

舌尖及面－後齦音

清塞擦音，不送氣 [tJ] 

清塞擦音，送氣[tJhl tJ h ltJ'] 

清擦音 [J] 

舌面前硬諤音

濁塞擦音，不送氣 [d�] 

濁塞擦音，送氣[di.fi I di'] 

濁擦音 [i] 

鼻音 匝］
8

舌面後硬胯音

清塞音，不送氣 [c] 

清塞音，送氣 [ch I ch I c'] 

清擦音 [c;] 

近音囯

舌面軟諤音

濁塞音，不送氣 [g] 

濁塞音，送氣 [gfi I g·J 

冠鼻塞音 [IJg] 

鼻音 國］聲母

雙峰：池[d�t]

河北深縣：南[qa]

青島：兒［氐

長汀：朝[tf�J

長汀：深[tJhim]

長汀：喜[Ji]

雙峰：凈[d祚jEn]

蘇州：旗[d祜i]

永康：時［紀

成都：泥[n,i]

温州：儀[n,i]

雙峰：弱[n,ju]

梅縣：人[1),in] 

山東萊陽：街[ciE]

山東平度：欺[chi]

山東牟平：蟹[ciai]

蘇州：尤[jiy]

雙峰：共[gan]

蘇州：搞[gfire]

廈門：牛[l;)gu] <白）

濟南：岸[IJ紀

武漢：昂[IJQJJ]

蘇州：月[IJY?]

長沙：偶[IJau]

梅縣：牙[IJA]

潮州：逆[1Jek]

廣州：辣[lat]

廈門：不[put]

河北鉅鹿：日[al]

廈門：占[tJjam]

廈門：翅[tJhi]

廈門：仙[fjEn]

温州：橋[d�.fij€]

西安：硬［邛iIJ]

永康：熱[n,ia]

南昌：業[n,jet]

廣東信宜：兒[n,i]

姻臺：極[ci]

威海：輕[chiIJ]

煨臺：稀[ci]

廣州：引[jt?n]

温州：厚[gfiau]

潮州：牙[JJge]

西安：蛾[IJY]

成都：矮[IJai]

温州：牛[IJau]

廣州：顔[IJan]

廈門：硬[IJ1]

福州：五國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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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擦音 [y] 太原：岸[yre] 雙峰：鞋[¥A]
永康：焊[1rwa] 山東費縣：愛[1re]

清塞音 [k]鈞尾 南昌：足[t�juk] 廣州：霍[f;:>k]
梅縣：木[muk] 廣東興寧：答[tak]
廈門：或[h1k] 潮州：跌[tjek]

喉音
清擦音 [h] 蘇州：花[ho] 温州：海[he」

南昌：下［區］ 梅縣：賢[hjan]
廣州：紅[hUIJ」 廈門：法[hwat]
潮州：虛[hw]

濁擦音 [fi] 蘇州：湖[.fiau] 温州：旺[fiw司

永康：滑[fiwa]
清塞音 [?]聲母CD 雲南玉溪：街[?e] 永康：惡[?au]

台山：地[?i]
鈞尾 太原：八[pA?] 合肥：讀[tua?]

揚州：説[suo?] 蘇州：碟[dj1?] 29 
"'"" 

廈門：雹[phau?] 潮州：托[tho?]
福州：十[sei?] 廣東東莞：合[h成」

第三節 音鈞學研究的材料

音飽學研究的材料分兩大類，一是古代文獻材料立二是現代語音
材料。

＠鈴今

古代文獻悶 ♦ 鈞書 我國早在魏普時代開始出現朐書，現在
； 材料 § 都看不到了。目前能瞭解其內容的最早的約書是成書

心心心� 於公元601年的《切約》（ ｀｀切＂音qie), 作者是隋朝人陸
法言，事前爲此書擬定了編纂大綱的則是當時的著名學者顏之推等人。
《切鈞》原書也早已亡佚，傳下來的是它的一些修訂本，包括唐代的王仁
昫《刊謬補缺切飽》、宋代的《廣鈞》和《集約》等，還有一些早期的《切飽》

0 玉溪的［的聲母是強的，永康、台山的[?]聲母是弱的。
® 詳細的介紹可參看李新魁、麥耘（（前學古籍述要》（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西安）。



30 

殘本，是研究中古音的最主要的資料。 現代比較常見的是《廣鈞》。 以

下是《廣約》的飽目（橫行依鈞系配對；數字是原書序號）：

［平聲］ ［上聲］ ［去聲］ ［人聲］

－東 －董 一送 一屋

二冬 二宋 二沃

三鍾 二腫 三用 三燭

四江 三講 四絳 四覺

五支 四紙 五実

六脂

七之

八微

九魚

十虞

十一模

十二齊

十三佳

十四皆

十五灰

十六哈

十七真

十八諄

十九臻

二十文

二十－欣

二十二元

二十三魂

二十四痕

二十五寒

五旨

六止

七尾

八語

九廙

十姥

十一薺

十二蟹

十三駭

十四賄

十五海

六至

七志

八未

九御

十遇

+-暮

十二霽

十三祭

十四泰

十五卦

十六怪

十七夬

十八隊

十九代

二十廢

十六軫 二十－震 五質

十七準 二十二桴 六術

七櫛

十八吻 二十三問 八物

十九隱 二十四掀 九迄

二十阮 二十五願 十月

二十一混 二十六恩 十一没

二十二很 二十七恨

二十三旱 二十八翰 十二曷



二十六桓 －十四緩 －十九換 十三末

二十七刪 二十五滑 三十諫 十五鎝®

二十八山 二十六産 三十 櫚 十四黠®

－先® 二十七銑 三十
一

霰 十六屑

二仙 二十八獼 三十三線 十七薛

三蕭 －十九篠 三十四嘯

四宵 三十小 三十五笑

五肴 三十一巧 三十六效

六豪 三十二皓 三十七另

七歌 三十三苛 三十八箇

八戈 三十四果 三十九過

九麻 三十五馬 四十獁

十陽 三十六養 四十一漾 十八藥

+-唐 三十七蕩 四十二宕 十九鐸

+-庚 三十八梗 四十三映 二十陌

十三耕 三十九耿 四十四諍
--+-麥

十四清 四十靜 四十五勁 --- +--

.::f:±. 日

十五青 四十一迥 四十六徑 －十三錫

十六蒸 四十二拯 四十七證 －十四職

十七登 四十三等 四十八嶢 －十五德

十八尤 四十四有 四十九宥

十九侯 四十五厚 五十候

二十幽 四十六黝 五十一幼

二十一侵 四十七寢 五十
－

沁 一十六緝

二十
－

覃 四十八感 五十三勘 －十七合

二十三談 四十九敢 五十四闞 －十八盅

二十四鹽 五十琰 五十五豔 －十九葉

一十五添 五十一忝 五十六添 三十帖

O 此處排列次序與原書不同。 從這兩鈞與上古音的關係看，當以鎝鈞配蒯鈞、黠鈞配

山鈞。

® 平聲字數多，故分上平聲、下平聲兩卷，下平聲自先鉤始，序號重新排列。 這是（（廣

約》的排列法。 《切約》的平聲鈞序則與上、去、人聲一樣，是接連直下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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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咸 五十三賺® 五十八陷° 三十一洽

二十七銜 五十四檻CD 五十九鑑® 三十二5用

二十八嚴 五十二儼。 五十七醞® 三十三業

二十九凡 五十五范 六十梵 三十四乏

後代陸續有各種約書出現，如金代韓道昭的《五音集約》(13世紀

初）、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約》(1333年）和熊忠的《古今鈞會舉要》

(1297年入明代樂韶鳳等的《洪武正鈞》(1375年）和蘭茂的《約略易通》

(1442年入清代樊騰鳳的《五方元音》(17世紀中後葉）等。®

齣書的優點是音系完整，一般常用字都會收人；不過有時各類字之

間的關係要靠其他材料才能確定。

♦ 等約圖 簡稱情9圖＂。 是一種排列漢語音系的圖表，以聲母、

飽母（常含聲調）爲縱橫坐標，在聲、飽相交處列出它們相拼得出的音

節（用漢字表示），若干個圖組合起來爲一部約圖，即表現一 個音系。

有的學者認爲，約圖是受梵文的字母拼合表
｀｀

悉曇章" (Siddham)的影

響而發明的。 這確有可能。 不過，悉曇章只列出梵語的
＇｀

輔音十元

音＂

型音節而不是全部音節，同時這些音節跟語素也不對應漳9 圖則

盡數列出所要表現的漢語音系中的所有音節，而且它們都由表示語

素的字來代表。

早期約圖的主要特點是以
｀｀

等 ＂來統率字音，可能在唐代末年(10世

紀初葉）已經出現。 現存最早的前圖爲北宋的《鈞鏡》（撰人不詳），是展

示《廣鈞》音系的，其圖橫列聲母，竪分平、上、去、人四聲爲四欄，每欄內

再分四等；每圖排列一 至四個約系不等，共有四十餘圖。 早期飽圖的形

制大抵如此。 其他著名的約圖還有《通志·七音略》(1162年，鄭樵撰）、

《四聲等子》、《切飽指掌圖》（以上二書撰人均不詳，時代約在12世紀前

期）、《經史正音切飽指南》(1336年，劉鑑撰）®等。 這些前圖是中古後

期音硏究的重要資料；它們又可配合《切約》、《廣約》，作爲中古前期音

硏究的參考。

® 此數飽排列順序與通行的《廣齣》（如張氏澤存堂本）不同。 清代學者戴震考證早期

《廣約》的約序與後來通行的有差異。 此處排列照戴氏的考定，但所標的序號還是按通行的
《廣約））。

® 關於古代鈞書，參看趙誠《中國古代鈞書》（中華書局 1979 年，北京）和李新魁《漢語音鈞

學》第一編。

® 簡稱《切飽指南》。 此書撰於元代，但反映中古後期語音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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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約圖是中古後期的産物，必然會有與中古前期音不

相合之處。 宋、明兩代出現了 ｀｀ 等約門法,,'用以解釋飽圖同《廣飽》及其

他鈞書之間的差異，這些門法中有不少條款實際上表現了中古前期到

後期語音的演變。 例如門法中的｀｀輕重交互＂説明早期約書輕唇音與重

唇音聲母不分，而到約圖時代則已分開；又如由 ｀｀端知類隔 ＂ 可見中古前

期端、知兩組聲母讀音接近，而中古後期就相去甚遠。

明、清時的飽圖多表現當時語音而不是鈞書音系，形式則變化多

樣，主要是不再分 ｀｀等＂而轉向分｀｀ 呼"(四呼），可用來研究近代後期音，

例如明代的《約法直圖》(17 世紀初以前）、清代《康熙字典》卷首的《字母

切約要法》(17 、 18 世紀之交）等。 。

飽圖的音系完整，各類音之間的關係比較明確，聲、飽配合關係顯

豁；但由於只列音節代表字，音系中有些細節表現不出來。

♦ 反切 有時稱爲｀｀切語＂或 ｀｀反語＂，是中國古代主要的注音方法。

它是用一個字表示聲母（此字稱爲 ｀｀ 反切上字＂ ，簡稱 ｀｀切上字"'"上

字＂ ），另一個字表示飽母和聲調（此字稱爲｀｀反切下字＂ ，簡稱｀｀切下字＂、

｀｀下字＂），兩字放在一起，後面加個 ｀｀ 切 ＂字或 ｀｀ 反 ＂字，作"X X 切 ＂ 或"X

X反＂ 。 被注音的字稱爲 ｀｀被切字＂ 。 使用時，取反切上字的聲母（捨棄

其約母和聲調）同反切下字的飽母和聲調（捨棄其聲母）拼合爲一個音

節，即爲被切字的讀音。 如《廣鈞》 ｀｀宗，作冬切＂中，｀｀ 宗＂是被切字，｀｀作 ＂

是反切上字，｀｀冬 ＂是反切下字，這表示（括號中是拼讀時捨棄的部分）：

作ts(ok'.) )十冬 C (t) OJJ------為十 c OJJ=宗 C tSOJJ 

在被切字有介音的情況下，介音常由反切下字表現，如｀｀詭，過委切,,: 

過k(wn:,)十委
c

(?) jwe------+-k+ c jwe=詭
c

kjwe

但有時也由反切上字表現，例如故宮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約》
的 ｀｀薛，私結反"

私< c )sj(i)十結(k)Et ::i ______...,sj+Et::i =薛sjEt::,

更多情況下是由反切上、下字同時表現，這被稱爲 ｀｀介音和諧 ＂（被
切字和反切上、下字的介音都一致），例如《廣約》｀｀便，婢面切":

33
『

O 關於等鈞學和等鈞圖，參看趙蔭棠《等齣源流》（商務印書館 1957 年，北京）、李新魁（（漢

語等約學》、耿振生《明清等約學通論》（語文出版社 1992 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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婢 (
c

) bj (e)十面(m) j£n'______...., bj + jen'=便bjen'

古代前書一般都載有反切，可與其分飽列字情況互相參照來歸納

其音系。 此外，古代的字書（如南北朝的《玉篇》、宋代的《類篇》等）也多

有反切，古代的注釋家常用反切來爲典籍注音（如南朝陸德明《經典釋

文》、唐代顔師古《漢書注》等），都是研究古代語音的重要材料。 有些細

微的語音特點在約書分飽上看不出來，必須從反切的用字方面來觀察。

例如《切約》的四等約是否有* -j-介音，是個有爭議的問題。 按
｀｀ 介音和

諧＂的觀點，反切上字能反映介音，而《切約》的反切上字三等前爲一類，

一、二、四等約另爲一類，三等約是有硬諤介音的，那麼四等約就該同
一 、二等約一樣没有硬諤介音；中唐以後，四等約的反切上字逐漸變得

跟三等約同類，而與一、二等約有別，説明四等約到中古後期産生了硬

諤介音* -j-。

使用反切材料時要注意，有的反切系統（尤其是宋代以後的）既反

映一部分當時的實際語音，又有因襲前代的現成反切的因素，需要仔細

剔抉。

♦鈞文材料 鈞文即押鉤的詩文曲賦等，歸納飽文的飽朐可得出

大致的約母系統。《詩經》鈞朐是上古音硏究的主要材料之一；其他先

秦古籍（如
｀｀

楚辭＂等）中也有不少可資利用的飽文材料。 歷代的詩歌押

約都是學者們的研究對象。 這類材料數量較多，各代都有，時代性強，

爲其他材料所不及。 但押約只求鈞母在聽感上相近，不像反切那麼嚴

格，按飽朐歸納出來的系統可以看作是
｀｀

音感的系統"'不能奢望從中直

接得出約母的音位系統。 需要注意的是，唐以後的近體詩習慣遵循傳

統約書的押約規範，不一定跟實際語音相合，其價值就較小；古體詩和

詞曲的用約則一般較少受約書所拘，反映實際語音的真實度就高一些。

另外有的詩人有時會摹仿前代詩歌的押約，有的後代人又會假托前代

人寫詩，這都是選擇原始資料時須留意的。 古人偶爾也會以方音人約。

鉤文材料不能用於研究古代的聲母，一般也不能從中觀察介音。

♦ 漢字諧聲系統 漢字不是音素文字，但也有表音的成分，主要表

現在
｀｀諧聲字＂ （又叫

｀｀

形聲字＂ ）上。一個諧聲字以另一個字爲諧聲偏旁
（又稱 ｀｀聲符＂ ），稱爲"X聲＂或者｀｀从X得聲"CD'如｀｀篇＂字是扁聲，或者説

CD "从
＂

是依《説文解字》，亦可寫作
｀｀

從
＂

。



从扁得聲。 有時聲符字形太繁，也會只取其中一部分，稱爲
｀｀省聲"'如

｀｀融＂字本从｀｀蟲＂得聲，聲符省作 ｀｀虫 ＂，是爲｀｀蟲 ＂省聲。 歸納諧聲字的諧

聲偏旁，可得到一系列的字，如 ｀｀紅虹江枉＂ 等都从 ｀｀工 ＂得聲，它們就組

成一個｀｀諧聲系列＂。 一個諧聲系列的共同聲符稱爲 ｀｀聲首 ＂ 或
｀｀主諧

字"'以主諧字爲聲符的字是｀｀被諧字＂ 。 例如｀｀工＂即爲上述諧聲系列的

主諧字；而被諧字中的 ｀｀ 江＂又是 ｀｀鴻＂的主諧字，是爲｀＇第二主諧字＂。 同

一個諧聲系列的字之間存在諧聲關係。 在古人造字的時候，有諧聲關

係的字應是音同或音近的。 把所有諧聲字的諧聲系列都歸納出來，並

儘可能找出各系列之間的關係，就能得到一個｀｀諧聲系統＂。

清代學者如段玉裁和朱駿聲，拿《説文解字》（公元 100 年，許慎撰，

簡稱《説文》）所載漢字的諧聲系統跟《詩經》押飽材料結合起來研究上

古鈞母系統，取得很好的效果。 在一般情況下，諧聲系統所表現的語音

特點如果跟《詩經》押鈞系統所表現的有所不同，那往往是時代上要略

早一些。 在研究上古聲母方面，諧聲系統是迄今爲止最重要的材料。

利用諧聲系統需要注意幾點： 一是不要用後代出現的諧聲字來證

明上古音，那會犯時代混淆之忌；二是應充分利用古文字學界對古文字

（甲骨文、金文即古銅器銘文、戰國文字等）的研究成果，因爲古文字中

不但有不見於《説文》的資料，還時時能據以糾正《説文》中的錯誤（《説

文》編於上古後期，距造字時代已遠，有些字的字形已經發生了變化、錯

訛）。 ® 三是某些諧聲現象有時可能反映上古方言情況。

♦ 通假 異文 古籍中，有些字是同族詞，讀音相同或相近，意義

上也相通，彼此可以通用；有些字因讀音相近或相同而可以借用（即 ｀｀假

借＂ ），合稱＇｀ 通假" , 從中可看出古音的一些情況。 同一 古籍的不同傳本

或不同版本用字不同，或同一個句子出現於不同古籍中而用字不同，這

些字被稱爲｀｀異文＂ 。 例如《詩經》的一種傳本｀｀ 毛詩,,《檜風．匪風》中的
一句 ｀｀ 匪車偈兮"'在另一種傳本｀｀ 韓詩＂中作 ｀｀匪車揭兮＂ （見《韓詩外傳》

卷二第三十章）；再如《呂氏春秋·淫辭》有 ｀｀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諤，後

亦應之＂之句，《淮南子·道應訓》則作 ｀｀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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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索諧聲系列，可用沈兼士主編《廣鈞聲系》（輔仁大學 1945 年初版，中華書局 1985 年新

版，北京）。 但此書是據《廣鈞》編的，收有很多後起的字；另外，其中聲符的確定主要依（〈説文》，

時有不當之處，用時須作甄別。 例如其中把
｀｀

鼓
＂

的古體
｀｀

豈" (上古屬魚部）與
｀｀

對（樹）
＂

的省訛

形
｀｀

豈,, (本當從木、豆聲，上古在侯部）混而爲一，即是沿（〈説文））之誤。



應之"'"輿諤＂與
｀｀

邪許＂互爲異文。 這些也可以作研究古音的參考。 有

的異文同時是通假的關係，兩個概念有重疊的地方。 這些材料較零碎，

因而一般只作旁證使用；此外，材料中的通假關係是否肯定，異文是否

跟語音有關（有的異文只是意義上相通，有的是由於字形訛誤造成的，

與語音無涉），都需要審慎考察。

♦ 對音材料 指古代的漢語與外語之間的音譯材料。

早期的對音材料比較零星，例如《漢書·西域傳》裏的地名，可作上

古後期音硏究的參考。

佛教在東漢後期傳人中國，自那時起一直有大量的佛經被從梵文

(Sanskritam, 簡作 Skt.) 譯爲漢文，其中有不少音譯的部分，稱爲
｀｀

梵漢

對音＂ 。 古梵語的語音比較確定，這樣就能從這些對音中看出古漢語的

讀音。 不過在唐以前，佛經是經中亞地區輾轉傳人的，並不直接來自印

度，這時的對音有部分反映的不是真正的梵語語音，而是古代中亞語言

的語音，初唐以後的佛經原本用的才是純正的梵文，需要分別對待。

元代的蒙古文字叫 ｀｀八思巴字"(Hp'ags-pa script), 與當時漢語的

對音材料完整地記錄於《蒙古字約》(13世紀後葉）一書中，是近代前期

音硏究中重要性僅次於《中原音約》的資料。 唐五代時的
｀｀

吐蕃文＂ 即藏

文(Tibetan) 、北宋時的西夏文(Tangut script, 即
｀｀

唐古特文"'古代黨項

族的文字）與漢語西北方言的對音（前者如《唐蕃會盟碑》，後者如《番漢

合時掌中珠》），可作中古音研究的參考。 明代的朝鮮語－漢語對音（如

《四聲通解》入清代的滿漢對音（如《圓音正考》），則可用於研究近代後

期音。 此外可供硏究的還有漢代對
｀｀

西域" (今中、南亞及中東等地）地

名的漢譯，以及古代的回鶻文 (Urghur script, 古代的維吾爾文字）、蒙

古文(Mongolian script, 又稱 ｀｀回鶻式蒙古文＂ 、｀
｀

古蒙古文＂

入女真文

(J urchen script)與漢語的對音材料等。

梵文、八思巴字、藏文、古代朝鮮的
｀｀諺文"(Korean script)、滿文

(Manchu script) 等都是表音文字，現代都有通用的拉丁字母或國際音

標轉寫形式，例如梵文字母的刁
一

轉寫爲 a,qi$專寫爲 k(a)等。 需要指出

的是，轉寫形式並不一定直接等同於實際發音。

還有一項與對音性質相近的材料是自明代開始，來自西方各個教

會的傳教士用拉丁字母標寫的漢字音，其中最爲著名的是明代金尼閣

(N. Triganlt) 的《西儒耳目資》(1626 年）。 清代後期這類材料特別多，



且有不少涉及方言，是研究近代方音史的好材料。
由於漢字不是音素文字，要確定古代漢語的讀音有很多困難，對音

材料很大程度上起了彌補的作用。但不同的語言之間對譯時總會遷就
各自原有的語音系統，譯音的變形是必有的，所以也須有所分辨。

♦聲訓 又叫 ｀｀音訓"'指古人用讀音相近的字來解釋字義，如漢代
劉熙《釋名·釋天》：严元顯也……天，坦也。 ＂ ＇｀坦＂ 跟 ｀｀天＂音近易於理
解，而 ｀｀顯,, (古爲*h聲母）也可以聲訓方式來詮釋 ｀｀天"'説明當時的某
些方言中｀｀天＂字讀*h聲母。古人懂得運用聲訓，這説明他們有朦朧的
詞族觀念而未臻科學，今天的研究者則可從中考察古代語音的情況。

除上面所述以外，其他太零碎的材料，這裏就不細説了。
所有古代文獻材料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在用來作研究的論

據之前必須確定其可靠性。在大的方面説，包括其性質、時代性等，小
的方面如文字的錯訛（例如約書的反切就常有錯字）等，不清楚的要考
證清楚，否則就不能用 ，或頂多只能作旁證。

豁改或改

§現代語音, 1 現代漢語方言語音

現代漢語方言（包括北京話在內）是古代漢語的承
心心心函寂 傳者，現代漢語方言的語音（簡稱 ｀｀ 方音＂ ）在原則上都

是古漢語語音的後裔。古代的語音雖然已經逝去，但它的許多特點遺
傳給了現代各方言的語音；即使一些已經消失了的古代語音特點，也往
往會在現代某些方言中留下痕迹。漢語有衆多的方言，用比較語言學
的方法來研究漢語語音史是大有可爲的。

中國自古以來，政治、文化中心主要在北方，所以漢語共同語總是
以北方方言爲基礎；然而，總體而言，現代南方方言所保存的古代共同
語音的遺迹比北方方言要多一些。這是因爲作爲共同語的基礎，北方
方言變化得比較快，所以失去的古音特點也就比較多；而南方方言在多
數方面就變化較慢，即使是跟共同語相同的語音演變，也往往比共同語
落後許多。這種｀｀ 落後＂ 却爲音約學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活材料。當然，
作爲古代漢語共同語的 ｀｀ 嫡系子孫"'現代北方方言及普通話語音在古
音硏究中，仍有不可替代的參考作用。

一般把現代漢語分爲七個大方言區，其下可再分次方言。下面簡
略地談一談幾種大方言在漢語語音史上的地位和作爲音約學研究的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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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價值。

♦ 北方方言 又稱
｀｀

官話
＂

方言，分布在華北、東北、膠東、西北、西

南和江淮等廣大地域裏。 北方方言一向是漢語共同語的基礎方言，有

很長時間是以中原地區（或曰河洛地區，今河南省貲河沿岸地區）爲主，

雖然在歷史上，政治文化中心數度南移至長江下游地區，但在文人傳統

中仍以河洛音爲正；至近代後期，北京音逐步上升爲共同語的基礎方

音，直至今天的普通話。古代漢語的許多語音特點在北方方言中已經

消失，如全濁聲母、閉口約、人聲（少數次方言還保存人聲）等。 近代音

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北方方言語音資料的支持，如關於《中原音

鈞》知莊章組聲母問題，好些不同觀點的學者不約而同地引證山東方

音；産生於雲南的《飽略易通》中的不少問題，必須跟現代雲南方音比較

後才能弄清楚。 北方方言中也有一些很古的語音遺迹，如早期的西安

話把知組聲母念[t]等，就可説是完全保留了《切鈞》音。

♦ 吳方言 分布於上海、浙江、江蘇南部和閩北、贛東北、皖南等

處。 古代吳方言的分佈地區比現在要廣得多，它所在的長江下游地區

在春秋時建立過吳、越等國，本是少數民族地區，後逐漸同化，形成早期

的吳方言。 這地區在歷史上長期是中國南部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有時還是全國的中心（例如南京0、杭州）。古代吳方言語音被稱作
｀｀

吳

音
＂

，是古代方音的重要一支。 中古音的代表《切鈞》以金陵（南京）和洛

下（洛陽）音爲編纂的標準；儘管所據的金陵讀書音仍是此前從北方傳

來的，但必然受到吳音的重大影響。《切飽》音與當時的吳音到底是什

麼關係，是語音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 近代南戲從這一地區興起，起初

是使用吳方言的，所以明清的曲約語音跟吳音也大有關係。 現代吳方

言保存古漢語語音特點最顯著的是古全濁音聲母仍讀濁音，而其中北

部吳語（如蘇州）的這類音又是所謂
｀｀

清音濁流
＂

或
｀｀

氣聲化音"'這對研

究古漢語的全濁聲母及其演變大有參考價值。

♦ 湘方言 分布在湖南中部和廣西的東北角。 現代湘方言的遠祖

是春秋戰國時代的
｀｀

楚語
＂

，是由中原漢語跟南方的少數民族語言融合

而成的漢語方言，與古代的吳方言關係密切。 先秦時期的楚文化相當

® 南京在現代屬北方方言的
｀｀

下江官話
＂

（江淮次方言）區，但在歷史上遲至宋代還屬吳

方言區。 整個下江官話區都曾是古吳方言區。



發達，《老子》、｀
｀

楚辭
＂

等均爲楚地所産，近年又出土大量古代文獻。 楚

語音飽是目前上古方音硏究中最有成效的一支。 現代湘方言分新、老

兩大派：前者如長沙話，受西南官話影響比較大；後者如雙峰話，保存古

音特點更多一些，如古全濁音聲母讀濁音而讀法又與吳方言不同，又如

古知、章組聲母字有不少念[t,th,d]聲母，可能是上古音的遺留。

♦ 閩方言 內部可分閩南方言、閩東方言、閩北方言，分布於福建、

臺灣、浙江南部、廣東東部和西南部以及海南。 最初的閩方言很可能是

中古以前吳方言的一支南下後與閩地土著民族語言融合而形成的，後

來經海路向南傳播，達到今天的規模。 閩方言文白異讀非常複雜，其文

讀系統（應是閩方言形成以後受中原語音影響而産生的）大致與中古音

對應，而其白讀系統一方面有許多與吳方言相似的特點（如人聲收[-?]

飽尾、鼻音飽尾大量失去等），另一方面保存許多上古音特點，例如：没

有[£]聲母，在普通話裏讀這一聲母的字在閩方言白讀音裏讀作[p,

ph上這是
｀｀

古無輕唇音
＂

的證據；古知組字讀[t, th]聲母，又可爲
｀｀

古無

舌上音
＂

添證據。 此外，閩方言中《切飽》三、四等約對立和
｀｀

重紐
＂

區別

等的遺迹，都是在其他方言中不易見到的。 自明代後期開始，出現不少

表現閩方言的約書，爲今天的學者研究閩方言語音史留下了豐富的資

料，這也是其他方言所少見的。

♦ 客家方言 贛方言 客家方言（又叫
｀

｀客方言")主要分布在粵

東、粤北、閩西、贛南一帶，此外還分布在廣東其他地區及廣西、臺灣、湖

南、四川的小部分地區；贛方言分布在江西和湖北、湖南、福建、安徽的

小部分地區。 這兩個方言有一個共同特徵是把中古的全濁塞音、塞擦

音聲母讀爲送氣清音，有的學者據此把它們合稱爲
｀｀

客贛方言
＂

。 一般

認爲這兩個方言都是歷史上中原人南遷形成的，而客家人的遷徙路綫

又多以江西爲中轉站，所以它們有相近的語音面貌是不奇怪的。 客、贛

方言保存了不少中古音的特點，如《切約》一些一、二等鈞的區別，日母

字讀［幻聲母等。 漢語各方言的形成與發展多同人口遷移有關，而客方

言尤其如此，這又使它在漢語史研究上的地位更爲獨特。

♦粤方言 分布在廣東的中部、北部、西部及廣西的南部。 粤方言

是古代傳人嶺南的中原漢語同當地的少數民族語言（主要是古壯侗語

族諸語言）融合而形成的。 早在秦代，中原人已大量進人嶺南，但粤方

言的産生，則可能晚至五代、宋初。 現代粵方言的語音比其他方言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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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齊地保存了中古（特別是中古後期）語音的特點，如[-m丨p,-可t ,-u丨k]

三套陽丨人聲鈞非常完整（但有個別竄亂），中古止攝與蟹攝三、四等開

口字讀音不同（但合口已混同），曾、梗兩攝在白讀層次中能哆區分（但

文讀不分），《切約》的一、二等鈞之別可見（但在部分聲母後合流），輕唇

鼻音微母跟重唇鼻音明母同讀[m](但其他 輕唇音已讀［月），全濁聲母

上聲字有部分仍讀上聲（但有約一半變爲去聲），等等。 在粤方言的主

要代表點廣州話中，古全濁聲母的塞音、塞擦音在清化後，平、上聲（不

包括變去聲的部分）讀送氣音，去（包括從上聲變過來的部分）、人聲讀

不送氣音，這跟漢語共同語一致（只是普通話中不變去聲的濁上字極

少），而跟其他方言都不一樣，這暗示着粤方言在漢語史上中古後期濁

音清化之際跟中原漢語有特別密切的關係。 這些都使粤方言在語音史

硏究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還有一些小方言，如徽方言和粤湘桂交界的土語等，對於研究漢語

語音演變也都有資料價值。

運用方音材料考證古音，必須考慮到三個問題： (1) 方言跟共同語

分化的時代， 一般來説，分化得越早，保留古音成分就會越多，但分化的

確切時代並不是容易認定的； (2)方言中會有某些獨特的、與古代共同

語無關的語音演變，需要分辨出來； (3) 古代也有方言與共同語的差

異，因此要注意在現代方 言中表現出來的古音成分是古代共同語音成

分還是古代方音成分。

2 "域外方音
＂

歷史上漢語向周邊國家(8本、朝鮮、越南等）傳播，在這些國家

的語言中留下許多漢語借詞和漢字音，情況有點像漢語方音，所以

被稱爲
｀｀

域外方音
＂

（嚴格地説，這叫法不是太科學）。 這些資料對研

究漢語古音價值不菲，有些在古音中存在、而在現代漢語方言中幾

乎全無琮影的 語音現象，却能在
｀｀

域外方音
＂

中看到，例如
｀｀

重紐
＂

的

區別。 但有兩點應當被考慮到： (1)借人的漢字（詞）音會因其本

國語言語音系統的影響而出現變形； (2)漢字音或漢語詞進人該

語言後，至今經歷了長期的演變，與剛借人 時又已不同。 簡單介

紹如下：

♦ 日本漢字音 日文中漢字的讀音分爲
｀｀

訓讀" (用日語中意義相

當的詞的讀音來讀漢字）和
｀｀

音讀" (用H語的語音來摹仿漢字本來的讀



音）兩種，前者與漢語音飽學無關，後者則屬
｀｀

域外方音
＂

的範圍。 音讀

又分｀｀ 吳音 "(Go-on) 、"漢音 "(Kan-on) 和
｀｀

唐音 "(Tou-on) 。 吳音是 7

世紀以前從長江下游地區傳人H本的，漢音是7至8世紀從長安（當時

中國唐朝的首都）傳去的，均可用作研究漢語中古音的參考。 吳音在現

代的平假名、片假名中的讀音跟在H本古代的
｀｀

萬葉假名
＂

中所錄的讀

音又有差異，後者時代較早，參考價值也就更大些。 至於13世紀以後

才傳到H本的
｀｀

唐音
＂

則與近代漢語音相對應。 另外，日語中有些來自

古代漢語的借詞還保存早於中古時期的漢語語音現象，如
｀｀

熊
＂

讀〈圭

[kuma], 反映漢語此字帶* * -m 鈞尾，是上古音的情況。

♦ 朝鮮漢字音 現代朝鮮語（韓國語）的漢字音大致上是中古時期

傳人朝鮮的，有的學者認爲來自北宋初年當時的中國首都開封，也有學

者認爲其中某些語音特點的時代性比《切約》還要略早一些。 至於朝鮮

語中有一些不用漢字書寫的古代漢語借詞（其歷史有的可上溯到上古

時期），則蘊藏着更古老的漢語語音的信息。

♦ 越南漢字音 分
｀｀

漢越音
＂

和
｀｀

古漢越語
＂

兩種：前者是唐代後期

以後進人越南語的漢語借詞音，數量較多，且成系統，但只用於書面；後

者傳人的年代則在中唐以前，已融人口語，寫成文字則常不同於原來的

漢字。 主要是漢語中古音硏究的參考材料。

3 親屬語言的語音

漢語屬於漢藏語系(Sino-Tibetan) , 該語系中的諸種語言即爲漢語

的親屬語言。 按較爲通行的看法，漢藏語系裏除了漢語 (Chinese) 以

外，還有藏緬語族(Tibeto-Burman) 、苗瑤語族(Miao-yao = Hmong

Mien) 和壯侗語族(Zhuang-Dong= Kam-Tai, 又稱 ｀｀侗台語族
＂

）。 這三

個語族包括了中國西南、中南以及華南的大部分少數民族語言，還有東

南亞的多種語言。 不過，有一派學者認爲苗瑤和壯侗兩個語族不屬於

漢藏 語系，而屬南島語系(Austronesian, 分布於印度尼西亞等地的語

系）；新近又有一派學者認爲連南島語系也應該跟漢藏語系合起來成爲
｀

｀華澳語系
＂

。 系屬劃分的不同自然會影響到
｀｀

漢語的親屬語言
＂

這個概

念所涉及的範圍，而漢語史研究的深人也可以對這個問題提供某些重

要證據。 有一點是絶大多數學者都同意的，就是從語言起源的角度上

説，藏緬語族跟漢語的關係最爲密切，所以在利用漢藏語系比較來研究

漢語上古音（及原始漢語語音）的工作中，人們把漢語與藏緬語族諸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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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如藏語、羌語、緬甸語、彝語、景頗語等）的比較研究擺在首位。 0

第四節 音約學研究的內容和方法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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蝨；霏？ 大致分爲四個方面：劃分音類；構擬音值；確定

的 內 容§ 音系性質；描述和解釋音變規律。
心心心心� 1 劃分音類

古今語音不但讀音有別，音系的結構有差異，而且各字及構成字音

的音節成分（聲、飽、調）在語音類別上的歸屬也不相同。 語音的類別，

通稱｀｀音類＂ ，這個概念側重於類別之間界限的劃分，而可以暫時撇開實

際的讀音（尤其是在對古代的讀音還未能肯定的時候）。 例如《詩經．

伐檀》裏 ｀｀ 輻、側、直、億、特、食＂押約，這些字在現代普通話中分屬元音

不同的四個約母，而在上古則應具有相同的約基，也就是説這些字在上

古時代約母上的音類（前類）跟在現代普通話中不相同。 又如《廣約》有

平、上、去、人四個聲調，現代普通話也是四個聲調， 但人聲已消失，平聲

分化爲陰平和陽平，很多字在聲調上的音類（調類）發生了變化，連名稱

一樣的（如上聲、去聲）所包含的字也有許多出人。

音類跟音位有時可能不重合。 例如｀｀ 見母＂是《切飽》的一個聲母，

也可以説是聲母方面的一個音類（聲類）；如要細分，又可再分爲｀｀居類＂

和｀｀古類＂ 兩個聲類，從音位上説，它們都是「k丨，其中居類與硬諤介音

* -j-相拼而帶硬諤色彩，而古類則否。 可見居、古兩類是代表同一音位

的兩個音位變體。
劃分音類包括三項工作： (1) 確定所研究的古代音系有多少聲類、

多少約類、多少調類，不同的聲、約、調各自包含哪些字。(2)釐清各音

類的相互關係。 如《詩經》中歌部字有時跟支部字押飽，它們的關係應
該比較密切；魚部從來不跟脂部通押，其關係當比較遠。 (3) 明確該音

系各音類與前一時代及後一時代有關音系中的音類的對應關係。 如上

O 藏文創於 7 世紀，緬文約創於 12 世紀，留下了一些早期的藏緬語文獻，學者們常利用

其中的古代藏、緬訶語來同上古漢語比較。 這些材料雖然年代較後，但由於藏緬語演變較緩，

故中古藏、緬語一些特點的歷史層次與上古漢語相當。 絶對年代和歷史層次是不同的概念。

假使没有這些文獻，只用現代藏緬語來作比較，也是一項必需的、而且符合歷史比較原則的工

作，而把古代藏緬文獻資料用上，有助於把藏緬語資料的年代往前靠。



古某聲類發展爲中古對應的某聲類；近代某飽類從中古某約類發展而

來，又變爲現代的某飽母，等等。

劃分音類主要是歸納的功夫，同時也需要分析。 這是研究古音的

第一步，是最基本的工作，以此爲基礎，才能作進一步深人的研究。

2 構擬音值
,, 音值＂跟 ｀｀音類 ＂相對，指實際的讀音（對於聲調的音值，有專門的

叫法，稱｀｀調值")。 對古代語音的音值作出某種假定，這叫＇｀構擬,, o CD構

擬印歐語系諸語言的原始形式，一 直是西方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主要工

作。 對古代漢語的語音進行構擬，是20世紀初開始的。 按習慣，如要

在行文中特別指明某個音是構擬形式，可在它前面加星號（＊）；如要表

示不同歷史時期的語音形式，則可用單、雙星號區別，一般是上古音用

雙星號，中古音及近代音用單星號，也有人習慣用單星號表示上古音

（或更古的原始漢語音），而中古音不加星號，如* * tj---+- * t� 或* t」-因都

可以表示上古的[tj]演變爲中古的[t�]。
構擬音值是在劃分音類的基礎上進行的，主要是運用歷史比較法

來確定各音類的音值，這些音值應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前面所述及的音
類之間的關係及與前、後時代語音的對應關係。 ＠

但是，音飽學界爲古代某些音類構擬出來的音值，往往人言人殊，
由是有人對構擬的可靠性和必要性産生了疑問。 這涉及構擬古音的實
質性意義。 古音類的劃分，一般來説只反映了古人的語感（例如押飽用
字、反切用字及諧聲偏旁的選擇），跟古音的音位系統或多或少存在距
離；語感是音位劃分的基礎，但它跟音位是不同層次的。 給古音構擬音

值，其意義並不在於肯定 ｀｀古音就是這樣讀的＂ （事實上這是不可能做到

的，構擬永遠只能給出近似的音值），而是通過這種方式去解釋音類的

劃分、理解古代音系的構成，從而更深人地了解古音。 構擬是根據各種
材料把已經逝去的古代語音 ｀｀ 還原 ＂出來，就像古生物學家根據出土的
化石等還原出恐龍的模樣來一樣。 這種工作一方面有充分的科學合理
性，另 一方面由於有相當的難度，不可能一步到位。 音鈞學界爲某些古
音類所擬的音值，開始可能誤差較大，隨着硏究的深人而一步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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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英語 reconstruct (ion) 的意譯（直譯是 ｀｀ 重建＂ ），又作
｀｀

擬構
＂

或
｀｀

擬測,,'簡作
｀｀

擬
＂

。
還有一個術語

｀

｀擬音
＂

，有時意思等於構擬，有時指所構擬出來的假設音值。
® 構擬古音的具體做法，可參看李思敬《音約》（商務印書館 1985 年，北京）第三、四章。



就會越來越可靠。 至於各家在構擬上的分歧，完全可以通過學術上的

討論逐步縮小，事實上許多分歧也確實在縮小；而新的分歧的産生又能

移爲硏究不斷向縱深發展提供動力。 。

當然，如非專門的語音史研究者，在需要涉及古音的時候，有時只

談音類也可以，不過如了解了古代音值，就能説得更明白。 例如《詩

經·小雅·甫田》：｀｀忝我髦士＼毛亨傳： "�'進" ; 《禮記· 月令》： ｀｀ 農乃

登麥"'鄭玄注：｀｀登，進也 ＂ 。 忝、登都是 ｀｀進" (進獻），僅就音類而言，二

字同屬上古蒸部，忝爲章母，登爲端母。 照
｀｀

古人多舌音 ＂之説，章母當

近於端母｀所以二字相通。 但僅止於此，章母如何通端母，仍不甚了了。

要是有擬音，｀｀忝＂爲* tjaIJ,"登＂爲* taIJ, 區別在於聲母的諤化與否（或

* -j-介音的有無），它們的相通就更易於理解了。 這是個最簡單的例子，

還有一些例子可見本書其他章節。

3 確定音系性質

這項工作實際上應在構擬音值之前來做，因爲音系性質的認定直

接影響對音值的構擬。 例如對《切約》音系的性質向來有不同觀點，有

的學者認爲這是個單一的音系，有的認爲是個南北古今大綜合、大雜湊

的音系，也有的認爲《切飽》在單一音系的基礎上部分地綜合了別的音

系的音類，或者説它是一個與口語有一定距離的文學語言音系。 這就

牽涉到如何進行構擬，有的
｀｀

大綜合音系論
＂

者甚至認爲對《切約》根本

不能進行構擬。 本書對《切約》（《廣鈞》）音系音值的構擬，是從
｀｀
部分綜

合的文學語言音系＂的角度來進行的。

古代不少學者在作約書、前圖時不敢完全突破舊時約書、飽圖 的框

框，又有的學者幻想架構囊括
｀｀
古今中外一切之音 ＂ （或多種方音）的音

系，有些則惑於語音與
｀｀

陰陽術數
＂

相表裏的觀念，所描述的音系不盡符

合實際語音，這種情況在明、清時代尤爲多見。 對於這樣的音系，就須

對其中不同性質的部分進行考證、辨別。 例如清代李汝珍的《李氏音

鑒》內含｀｀南音 ＂ 、｀｀北音 ＂ 兩個系統，根據確鑿的證據把它們逐一剝離開

來，就可成爲硏究清代語音的有價值的資料。 ®

還有一些音系則關涉到是古代漢語共同語的音系還是方言音系的

® 參看麥耘《漢語史研究中的假設與證明》（載《語言研究》總第 59 期， 2005 華武漢）。

® 參看楊亦鳴《李氏音鑒音系研究》（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 年，西安）。



問題，不同的認識當然會導致完全不同的構擬結果。

如何確定一個音系的性質，目前在音鈞學界還没有 一 套公認的方

法。《切鈞》音系是什麼性質至今仍是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實際上也

是在把漢語語音史完整地構擬出來（或者説重建整個漢語語音史）的工

作中，不同學派的音飽學者之間分歧最大的地方之一。 這個問題的解

決還有待於音約學界同人更進一步的共同努力。

4 描述和解釋音變規律

這是音飽學研究的根本性的任務，在某種意義上説，前面的三項工

作實際上最後都是爲了做好這一項工作。 這項工作本身也分幾個

方面：

(1)首先是確定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內發生了什麼音變。 當把

兩個不同時代的音系的面貌弄清楚以後，再加以比較，就能看出這兩個

時代之間所發生的變化。 譬如説，A時代的甲音系有人聲，B時代的乙

音系没有人聲，那麼就可以判斷，在A 、B兩個時代之間發生了
｀｀

人聲消

變＂這一音變過程。 亟須注意的是，作比較的兩個音系之間必須是有承

傳關係的，即乙音系必須是從甲音系發展而來的；如果這種關係不能確

定，所作的判斷就會出問題。

(2) 然後是弄清楚音變發生的條件，描述音變規律。 例如在中古時

期，曾發生一部分雙唇音*p,ph,b,m聲母變爲唇齒音* pf, pfh, bv, IlJ 

（即 ｀｀ 輕唇化＂ ）的音變過程。 對其變化的條件，音鈞學界初時認爲
｀｀

三等

合口 ＂（即具有複合介音* -jw-)者變，其餘不變；後來因考證出中古唇音

聲母字没有開合之別，此説遂不能成立，一 時似乎只能從外延上列舉發

生變化的範圍，而無法從內禍上説出音變條件。 這當然是不能令人滿

意的。 現在一般認爲是三等約（帶* -j-介音）中約腹爲中後元音或圓唇

元音（很可能是舌位靠後而同時圓唇的元音）者，其唇音發生輕唇化。

掌握了音變及其條件，就可以描述這一音變規律了。 比較簡明的是用

公式來表示，如輕唇化的音變規律可以寫成：

p....._.F/_j[V,-前，十圓唇J<D

(3) 解釋音變規律是比描述音變規律困難得多的工作。 一般可以

® 用 P代表雙唇音，F代表唇齒音。[V,-前，十圓唇］指 ｀｀ 圓唇的中後元音＂ ，其中V 是
vowel(元音）的縮寫 。 ｀｀－＂號讀爲 ｀｀ 負","+"號讀爲 ｀｀正"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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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發音學上和音系學上來解釋音變。 例如輕唇化（雙唇音變爲唇齒音）

的起因，是[ * -j-]介音使下諤上升，後元音使下諤後退，撮圓的口形使下

唇更加上升，發音時很容易觸到上齒，從而形成唇齒音。 這是發音學上

的解釋。 至於用音系學的觀點來解釋音變的例子，可參看前文講音變

規律中用
｀｀

鏈移説
＂

解釋章組捲舌化的部分。

(4) 如果在一段時期內有不止一個音變規律，還應該看它們之間是

否有關係，有關係的要弄清楚，特別是儘量排出先後順序。 例如從中古

到現代有三項相關的音變：

A) 全濁聲母中的上聲字變去聲（濁上變去，如
＇｀

動巨
＂

等），但有極

少部分（如
｀｀

艇
＂

）保持讀上聲；

B) 全濁聲母變爲清聲母（濁音清化），其中平聲變送氣清音，上（指

變爲去聲者）、去、人聲變不送氣清音，但是不變去聲的那些個別濁上字

却跟平聲一樣變送氣清音；

C) 人聲字分別讀爲平聲、上聲、去聲（人派三聲）。

由於 B) 的結果是原全濁聲母的平聲字讀送氣 清音（如
｀｀

圖婆"

等），人 聲字（包括現代變爲平聲的字如
｀｀

讀博
＂

等）讀不送氣清音，可

知 C) 在 B) 之後；又由於全濁聲母上聲字中的絶大部分參加了 A)過

程，並在 B)過程中同去聲字一樣變成了不送氣清音，而極少數没有

經歷A)過程的上聲字却跟平聲字一樣變爲送氣清音，可知B)在

A) 之後。 這樣，不但三項音變的順序能排出來，對它們的理解也更

簡單透徹了：

A) 濁上變去；

B) 濁音清化：平、上聲變送氣清音，去、人聲變不送氣清音；

C) 人派三聲。

在A)還没全部完成的時候，B)就發生了，所以有
｀｀

艇
＂

等例外；而

B) 的
｀｀

上聲
＂

僅指這些没變去聲的全濁上聲字，｀｀去聲
＂

就包括了已變去

聲的原全濁上聲字。

把多個單獨的音變規律聯繫起來，可以歸納出概括性的規律。

恋或改改改

钅音鈞學研究？
｀的 方 法3

心心心心邙蠲

這裏只能作很概括的介紹，凡前面已經談到過

的，不再重複。 下面談到的六種方法，前三種是原則

性的方法，後三種是操作方法。

• 



1 壓史比較法

歷史比較法是歷史語言學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其做法是：比較方言

或親屬語言之間的差異，從中找出語音對應關係，並據以辨認彼此之間

的同源成分；再進一步確定有差異的成分出現的先後順序，弄清語言演

變的歷史層次；最後構擬出這些方言或親屬語言的共同的原始形式（祖

語）。 O 西方語言學界在對古代印歐語系的研究中已證明這是行之有效

的方法。 漢語方言衆多，對應關係複雜，歷史比較法在這裏大有用武之

地。 漢字字形不易受語音變化的影響，從而大大方便了方言之間同源

成分的確認，是在漢語中進行歷史比較的一個優越條件。

例如
｀｀
個

＂
字，北京、濟南、太原等地讀[k刃，武漢、長沙、廣州、潮州

（讀書音）、福州（讀書音）、南昌等地讀[ko]或[k;)玉福州（口語音）、揚州

（口語音）讀[ka玉温州、潮州（口語音）讀[kai]。 考慮到南方方音比北方

保留更多的古音痕迹，又考慮到南方的口語音比讀書音又更近於古，大

致可以排列一個從今到古的序列： [k刃—[ko丨知］—[ka]—[kai]。 這

個序列中的[ka]略有疑問。 考慮到另外有些字（比如
｀｀

家
＂

）在歷史上也

有讀* ka的階段，而在大多數方言中跟
｀｀
個

＂
不同音，又考慮到很多方言

的[ko丨知］讀音，所以最好認爲
｀｀
個

＂
字在歷史上曾讀與[ka]近似的

* ka或* ko。這裏爲了説得簡略些，只舉了一個
｀
｀個

＂
字，在實際研究中，

則是找在各方言中約母有互相對應關係的一批字（如
｀｀

哥、可、餓、我、

舵、籮
＂

等）作綜合的比較，從而確定它們飽母原始的形式和後來發展演

變的路徑。

在漢藏語系語言比較方面，由於漢語跟親屬語言（如藏緬語族）的

分化時間很早，工作難度較大，有許多問題還有待深人研究。

歷史比較法有一個假定，就是同一語言的不同方言、有親屬關係的

不同語言都來自一個共同的祖語。 這其實是一種爲便於工作的起步而

作的預設。 事實上自古就存在方言現象，方言和語言分化的歷史過程

是極其複雜的，而研究工作爲避免頭緒太多，往往需要把這個過程加以

簡化（至少在研究的最初階段是如此），以致硏究的結果會有不完全真

實的地方。 硏究者在運用歷史比較法時，對此一定要心中有數。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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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看徐通鏘《歷史語言學》（商務印書館 1991 年，北京）第 4
一6章。 本書提到的其他一

些方法，有的也可參看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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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八、十九世紀創立以來，歷史比較法已有很大發展。 在漢語和

漢藏語的歷史比較研究中，這種方法還將進一步發展、完善。

2 文獻考據法
漢語歷史研究的一個優勢是擁有豐富的、時代久遠的古代文獻。

在歷史比較法引人中國之前，清儒主要是靠對古代文獻資料的考據來
硏究古音，如根據《詩經》等的押約和諧聲字考求上古鈞部、根據《廣鈞》
反切和等約圖考求中古音，其方法可稱爲｀｀文獻考據法＂。 具體做法大

體是用系聯法和系統比較的方法（見下文）來考求古音的音類。
歷史比較法長於音理，缺點是對所構擬出來的古代音系的具體年

代難於確指，且有時對某些音類界限不易劃清；文獻考據法正好相反，
大多數文獻的年代明確，許多文獻能提供較完整的音類劃分，但無論在
材料上還是方法上都無法進行現代意義上的語音分析。 理想的做法是

把歷史比較與文獻考據結合起來，使二者互爲補充；在多數情況下，可

以憑文獻考據法劃分音類並確定年代，用歷史比較法構擬音值並描述

音變規律。 例如在等鈞圖的聲類中有個 ｀｀ 群母",爲｀｀ 牙音＂的全濁音，在
現代北方話（如普通話）念g k j q[k, kb, t�, t�h]聲母（如 ｀｀ 共葵忌求＂ 等
字），而南方一些方言如吳方言念[gh,d�h玉粤方言則念[k,kh上聲調上

則不論南北，都是主要讀陽調（如 ｀｀群＂字爲陽平）。 經過比較，可定其中

古音爲*g。 後來在共同語中發生了兩項音變： A)濁音清化，全部變爲

* k,kh;B)在* -j-,-q-介音之前諤化，有關的部分變爲* t�, t�h。 考諸文

獻，在 14 世紀初的《中原音前》以前已發生 A) 音變，而在 18 世紀中葉

的《圓音正考》中可以看到B)音變。 粤方言經歷了A)音變而没經歷

B)音變，吳方言則没經歷A)音變而經歷了類似B)的音變。 由於缺乏

文獻資料的證明，粵、吳方言中音變的年代目前不能確定。

在有古代文獻可據的情況下，除非有極其強有力的理由，歷史比較
的結果不應與文獻資料相衝突；而在没有古代文獻可據或文獻材料不
足以勾勒有關語音面貌的情況下，歷史比較在研究工作中的比重就更
大了。 這後一種情況主要是指對原始漢語、原始漢藏語音和上古音的
某些方面的研究而言。 例如 ｀｀ 風＂ 万加n跟 ｀｀ 嵐"* lorn有諧聲關係，古代

神話中風神叫 ｀｀飛廉"* pjwai ljem, 這些零散的資料只能算某種暗示；可
以比較藏緬語族的彝語[brum](旋風）、壯侗語族的侗語[lam] (風）、泰

語[phtulJ lorn] (風乾）等；朝鮮語不屬漢藏語系，但自古接觸漢語，接受



了一部分漢語詞彙，｀｀風
＂
稱爲[param]即是一例；再結合漢語的資料，可

以把漢語 ｀｀ 風 ＂ 的上古音擬爲* * prjam 或* * pljam 。 不過這到底是《詩

經》時代，還是較晚的兩漢時代，抑或較早的原始漢語時代的音，光憑歷

史比較難於斷言。 ®

3 音系結構分析

對古音系統的結構進行分析主要憑藉書面資料，困難較多。 可幸

古代的等約學相當發達，遺留下大量經古人分析排比過的資料，今人可

據以確定某些古代音類的語音特徵。 如前圖把字母（代表聲母）
｀｀
端透

定＂ （已知是* t, th, d) 與
｀｀知徹澄 ＂列在同一欄，統稱

｀｀舌音"'可知後者當

時不念後代的捲舌塞擦音，而是與[t]等相近，再根據其他資料，可擬爲

捲舌塞音* t, th,q。

根據協合理論(integration theory) , 語音系統總是趨向於構成相對

對稱的結構，構擬古音時應當加以注意。 下面仍以
｀｀
知徹澄 ＂

爲例説明

這個問題。 高本漢指出《切飽》舌音與齒音有對稱關係，非常正確，可是

他把知組構擬爲舌面前硬諤塞音，各聲母與約母的配合却形成了如下

不對稱結構（橫劃表示没有音，即
｀｀

空格" ; 下加浪紋表示在相配合的齣

母的
｀｀
等第 ＂上不對稱；標上* -j-表示只跟這個介音相拼，* -j-帶上括號表

示有時跟這個介音相拼）：

【A式】

舌音端組－四等鈞 * t : * ts(j) 精組-�四等飽齒音

: * tg;(j) 莊組二三等約

知組云三等約 * i(j) : * t�j 章組三等鉤

後來的學者把知組改擬爲捲舌音，使結構的對稱性大大提高：

【B式】

舌音端組－四等飽 *t : *ts(j)

知組二三等約 * t (j) : * t�(j) 
* 

. 

: t�J 

精組��四等鉤齒音

莊組二三等鈞

章組三等鈞

比較之下，可知B式是比較合宜的。 語言自身的發展、其他語言的

外部影響，都可能打破語音結構的平衡和對稱。 如B式中精、章組與舌

® 參看麥耘《語音史研究中歷史比較研究與歷史文獻考證相結合的幾個問題》（載《歷史
語自學研究》第一輯，商務印書館 2008 年，北京）。

© 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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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仍不對 稱，參考
｀｀

古人多舌音
＂

之説，便可認爲這是上古至中古

* * tj---+- * t�j 音變的結果。 在上古，章組一部分字該被視爲端組的三等

鈞字。 這樣，上古時期舌、齒音的結構就是完全對稱的，如下：

舌音端丨章組－三四等約* * t (j) : * * ts (j) 精組－三四等鉤齒音

知組二三等飽 * * tr(j): * * tsr(j)莊組二三等鉤

* * tj---+- * t'P.」使這種完全對稱被打破，形成了《切鈞》的情況(B式）。

到飽圖時期，四等鈞産生* -j-介音（即四等約變同三等約），使端、精組等

第上的不對稱消失，章組又併人莊組，於是中古後期舌、齒音的格局就

回復到跟上古相似而有所不同的對稱結構，即：

舌音端組－四等訂 t(j): *ts(j)精組－立四等鉤 齒音

知組二三等冏t(j) : * t�(j) 照組（即章組）二三等約

憑結構上的理由就應能肯定鈞圖中莊、章組合併爲照組是當時實

際語音的反映，而且合併後在音位上應爲捲舌音，儘管其時兩組的讀音

可能還略有差異。 這個例子説明，結構的趨向於平衡和平衡的被打破

在語音發展中都是合乎規律的現象。 可以把語音的結構系統比作物理

學上的
｀｀ 場" (field), 它是統一的，而又時時産生離散的因素；它是大體

對稱的，但也會出現
｀｀

失落對稱"(miss the symmetries)的情況。 每個局

部的重要變化都可能對系統的平衡造成影響，從而引起整個系統的調

整，導致新的系統平衡，但也埋下未來演變的伏筆。 對語音史的這種認

識是音系結構分析方法的思想基礎；要構擬古代音系，尤其是要探究語

音的歷史發展軌迹，這樣的認識是非常必要的。

當然，音約學研究應以多方面材料爲依據，不能光看音系結構，但

結構上的考慮是必需的。

4 系聯法

這是歸納音類的方法。 譬如在古代某一首詩中ABCD幾個字押

約，另 一首中AEFG押飽，又一首GHIJ押約，那麼A至」便可串連在
一起，歸爲一個飽部；另外一些字常在一起押約，而從不或極少跟這些

字相押，那就是另一個約部。 只要有足移多的飽文材料，就能歸納出完

整的約部系統來。 這是
｀｀

約朐系聯法" 0 《詩經》的鈞部就是這樣歸納出

來的，後代的唐詩、宋詞、元曲等，或某一作家、某一作家群的作品約朐

都可以進行系聯而整理出約部系統來。



把約書中的反切上、下字分別系聯，可得出該約書的聲類和鈞類

系統，是爲
｀｀

反切系聯法＂ 。 例如《廣鈞》
｀｀

蓬，薄紅切""' "薄，傍各切"'

｀｀傍，蒲浪切,,'"蒲，薄胡切,,'在這些反切中，｀｀蓬薄傍蒲＂反切上字互

切（互相作反切上字或互相作反切下字稱爲
｀｀

互切,,)'這樣這些字以

及其他用它們作反切上字的字的聲母就可以歸爲一類，其餘類推。

這是清人陳澧《切飽考》在研究《廣約》時首創的，現已成爲研究反切

系統的經典方法。

依諧聲偏旁可以系聯出諧聲系列，諧聲系列之間也還可以憑一些

異體字系聯起來（例如
＇｀ 魄＂ 又作

｀｀饋,,'這就把 ｀｀ 鬼"'"貴"兩個系列系聯

起來了）。 這不妨稱爲
｀

｀諧聲偏旁系聯法
＂

。

運用系聯法需注意的是對例外的處理。 假定某個字經常在甲飽部

裏押飽，但有時也跟乙鈞部字相押，能否據此把甲、乙合爲一個前部呢？

這要看硏究者是否把與乙鈞部的相押視爲例外，以及如果視爲例外，又

如何進行解釋。 音約學上有
｀｀

通鈞"'"合飽 ＂之説，就是指不同鈞部之間

偶爾的相通和混淆。 反切比押鈞和諧聲都要嚴格，但也有例外和疏緩

之處。 另外，古代方言的混雜、傳世古籍中字形的偶訛等等，也會對歸

納音類時的判斷發生影響。

5 系統比較

歷史比較法在親屬語言的系統之間進行比較，上面已經談過，這裏

要説的是古音系統之間的比較。 拿不同時代的語音系統進行比較，可

以看出語音的演變，已見前述。 在同時代的語音系統之間作比較，常有

助於弄清某些問題，如明代後期的《約法直圖》人聲約配陽聲約，似乎還

存在* -p,-t,-k鈞尾，但拿與之同時並且一同附載於《字彙》一書後的

《鈞法橫圖》（人聲獨立成圖）來比較，再回觀《約法直圖》的某些列字情

況，可見當時三種塞音飽尾已全然相混，當擬爲 ｀

－？，《約法直圖》的排列

方式只是拘泥於古人的做法而已。

較常用而相對定型的系統比較方法是在某一時代取一個學界同人

熟悉的、被公認在語音史上地位較重要的音系作爲參照系，拿需要研究

的材料與之比較。 這可以稱爲
｀

｀參照系比較法＂ 。 在所有參照系中，《切

約》（《廣約》）是最爲重要和可比較面最廣的，無論是上古、中古、近代直

至現代普通話和各方言的音系，與《切約》（《廣鈞》）比較都會是有意義

的。 例如中古時期的一些古籍中的反切注音，是注疏家隨文加注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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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量有限而欠缺系統性，無法運用反切系聯法，就可以取《廣鈞》爲

參照系進行比較，找出二者的異同，從而得出適當的結論（例如《廣飽》

不同約部的字在某注音系統中互爲反切下字，則可知其鈞部相混的情

況）。 還可以同時拿幾個材料一起來跟《廣飽》比較，實際上等於是通過

《廣飽》爲中介來進行這幾個材料之間的比較。 又如取近代曲家的作品

飽脾歸納後與《中原音飽》比較，也是常見的做法。

運用這一方法時須注意系統性。 個別字音的出人是需要考究的，

尤其是常用字，但主要的眼光還是應當落在整個系統上，不要因個別情

況而影響對系統的判斷。 例如《廣約》佳鈞系中某些字如
＇｀

話、卦
＂

等在

中古後期轉人麻約系，是部分字音的變化，自不能據以推斷當時這兩個

飽系合併爲一。

6 統計方法

舊時
｀＇

小學家
＂

有
｀｀

例不十，法不立
＂

之説，這勉強可以算是很初步的

統計觀念。 在統計學已爲多種人文學科廣泛運用的今天，音 鈞學界也

在逐步重視統計。 如前所述，系聯法遇到例外時不易處理，但即使是很

簡單的算術統計也可能使問題迎刃而解。 例如，根據《切約》反切上字

的系聯，泥母和娘母聯而爲一。 但做一個這兩母字各自作反切上字的

算術統計（據故宮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飽》），得到的結果是：泥母字

切泥母字62次，泥母字切娘母字9次，娘母字切娘母字44次，娘母字

切泥母字0次，兩者互切率是8%弱。 這麼一看，這兩個聲母是能區分

開來的。 統計方法（尤其是概率統計）的優點，一是提供量化的資料，具

有科學研究所要求的明晰性，避免憑主觀印象下結論的弊病，二是可以

最大程度地減少例外現象對研究者進行判斷時的影響。

統計方法可分兩大類， 一是算術統計，一 是概率統計（包括古典概

率和現代數理統計）。 前者比較簡單，例如點算押飽次數、計算互切的

比例（百分比）等，屬於初級的統計方法（像上面這個例子便是）；後者需

要有一定的高等數學知識，要運用一些計算公式。 最早用概率方法研

究音飽學問題的是陸志韋，他在20世紀40年代對《廣約》反切和上古

諧聲系統的超乎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的統計方法。

在近年的音約學研究中，如何確定飽卿的統計單位，如何作假設檢驗，

如何計算特定的古音系統與 現代方音系統的相關系數等方面，都有了

相當的進展。 更多地依靠統計方法的定量工作來作定性工作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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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音前學向現代化、科學化發展的必然趨勢。 在還没具備進行概率

統計的條件時，即使運用算術統計也比完全没有統計要好得多。 ®

當然，統計學也並非萬能，統計給出的結果僅僅是抽象的數字，其

物理含義（古音的實際狀況）仍需要由人來判斷。 此外，統計方法對大

量資料的分析特別有效，但在資料量少的情況下可能有較大誤差，這時

就不能全憑統計結果來下結論。

順便談談電腦在音約學研究中的用途。 大量資料的儲存、複製、編

排、檢索、比較、計算等等，是電腦的強項，能使硏究者節省精力和時間，

並減少機械性錯誤；就統計工作而言，合適的電腦軟件還可以讓不熟悉

高等數學的人也能進行概率統計。 目前國內已出現不止一種專爲音前

學的研究或檢索而設計的、適用於個人電腦的軟件，相信不久將能成爲

廣大研究者手中方便而高效的工具，從而爲音飽學研究的革命性進步

提供動力。 ®

® 例如討論古代某一家的反切注音與《廣約》的異同，講到在（〈廣鈞〉）分屬兩個鈞的字在
該注音系統中相混，除列出互爲反切下字的例子外，至少還應指出這些例子在涉及這兩個約
的所有例子中所占的比例，否則缺乏説服力。 關於在音約學研究中運用統計方法，參看朱曉
農《北宋中原約轍考一－項數理統計研究》（語文出版社 1989 年，北京；又載（（音鈞研究》）。

＠ 關於研究方法，可參看楊劍橋《漢語音鈞學講義》（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5 年，上海）的有關
部分和麥耘《漢語歷史音飽研究中的一些方法問題》（載《漢語史學報〉）第五輯，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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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古 音

第一節 ｀｀三十六字母
＂

與中古聲母

中古音分爲前、後兩期®。中古前期以《切約》音系爲代表；本書討

論中古後期音以宋代鈞圖《四聲等子》爲主。 ®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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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後期聲母 3 的聲母系統。中古後期出現的約圖 一 般用三
**心心心心心演 十六個 ｀｀ 字母＂ 來表示聲母，稱爲｀｀ 三十六字

母"®, 一般來説，可以把三十六字母作爲中古後期聲母系統的代表。
下面大致按 ｀｀九音＂ 、｀｀清濁＂把它們列出（但 ｀｀半舌 ＂與 ｀｀半齒 ＂分開，全清、

全濁各分兩類，塞音和塞擦音稱爲A, 擦音稱爲B)'並注上構擬的

音值氨

® 區分中古音兩期非常重要，否則易混淆材料性質。 例如一方面説 ＇｀三十六字母＂是中
古聲母的代表，另一方面又説作爲中古音代表的《切鈞》的聲類與 ｀｀三十六字母＂有差異，就會
令人迷惑。 其實它們是分屬中古兩期的。

® 中古音硏究的專門論著有：高本漢《中國音鈞學研究》、李榮（（切鈞音系》（科學出版社
1956 年，北京）、邵榮芬《切鈞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2 年，北京）、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
音》、李新魁《中古音》（商務印書館 i991 年，北京）、貲典誠《切鈞綜合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4

年）、黃笑山《〈切鈞〉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統》（文津出版社 1995 年，臺北）、潘悟雲《漢語歷史音約學》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中古篇 ＂等。

® 舊時傳説三十六字母是唐代末年一個叫守温的僧人創立的，所以又叫 ｀｀ 守温
字母 ＂ 。 現代學者據敦煌文獻中一份署名 ＇｀ 南梁漢比丘守温 ＂ 的手抄殘卷（世稱《守温昀
學殘卷》）知道，守温創立的字母只有三十個，｀｀三十六 字母 ＂ 是稍後的人加以增補而
成的。

© "三十六字母＂的名稱依照《飽鏡》卷首所載。 別的飽圖或稱＂ 邪 ＂母爲 ｀＇斜 ＂母、｀｀娘＂母
爲 ｀｀嬝,,母，或 ｀｀ 肽＂寫作 ＇｀床"'"群＂寫作 ｀｀羣,,'明、清人又或稱｀｀群 ＂母爲 ｀＇郡＂母、稱＇｀ 肽 ＂母爲｀｀狀"
母。 另：｀，並＂母必須寫 ｀｀並"t 不能寫 ｀｀并"'因爲 ｀｀并＂是幫母字。



表1-1

全清A 次清 全濁A 次濁 全清 B 全濁 B

重唇音 幫 p 滂ph 並b 明m

輕唇音 非pf 敷pfh 奉bv 微m 非敷f 奉v

牙 音 見k 溪kh 群 g 疑n

喉 音 影？ 喻0 曉 h 匣 n

舌頭音 端 t 透th 定d 泥n

半舌音 來1

舌上音 知 t 徹 th 澄q 娘n

齒頭音 精 ts 清 tsh 從dz 」L丶's 邪z

正齒音 照t� 穿 t�h 眜禪d� 審 g 【禪】

半齒音 日n左

説明如下：

(1) 重唇音（幫組）是雙唇音，輕唇音（非組）是唇齒音。 朐圖中輕

唇音中有非母和敷母，它們是從重唇音幫母* p 和滂母* ph分化出來

的，大約先是唇齒塞音*pf,pfh, 後來變爲擦音* f' 就合而爲一了（與此

同時，奉母也從濁塞音* bv變爲濁擦音* v)。唐人張參《五經文字》（公

元776年）的反切裏非、敷基本分開而略有混淆，稍後的慧琳《一切經

音義》(9世紀初）已有部分相混立唐人張兢《唐闕史》
｀｀

李可及戲三

教
＂

條載：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者， …… 自稱三教論衡。 其偶坐者問曰：

｀｀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
＂

對曰：巴是婦人。＂問者驚曰：｀｀何

也？＂

對曰：｀｀《金剛經》曰：｀璈坐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

坐也？
＂

這是拿
｀｀

敷坐而坐,,(鋪上坐墊來坐）跟
｀｀

夫坐兒坐
＂

（丈夫坐下後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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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貲淬伯（（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考》（歷史語言研究所 1931 年，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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囂
鬻

芍

我才坐。｀｀兒
＂
爲青年婦人自稱）同音相關來開的玩笑，可見其時敷母

的
｀
｀敷

＂
跟非母的

｀｀
夫

＂
的讀音是没有區別的。 咸通年間(860一873年）

是否所有非、敷母字都混淆了，暫不能斷定。 10世紀中葉朱翱爲《説

文解字繫傳》注音時，非、敷就已經完全無別了。 ® 可以把中古後期

（約8至12世紀）再大略分爲1期和I1期，約以五代(10世紀初）爲

界。 1期是非、敷産生且逐步合併的時期，II期完全合併。 約圖的時

代是I1期，但所表現的非、敷分立則有存古的性質，是1期的情況。

上表中的正體反映I1期的情況，斜體則表示鈞圖的、也就是1期的

情況。 ＠

(2) 曉、匣母在當時可能有喉音[* h,fi]或舌面軟諤音[ * x, y]兩種

不同讀法，前者是影母相應的擦音，後者則是牙音（見組）相應的擦音。

從音位學上説，擬作哪一種都可以。

喻母是零聲母，亦可擬作
｀

」聲母。 喻母只跟帶* -j-介音（相當於現

代普通話的-i-介音）的飽母相配，所以擬作零聲母或
＊

」聲母事實上是一

回事。

(3) 舌頭音（端組）跟齒頭音（精組）的關係，與舌上音（知組）跟正齒

音（照組）的關係是平行的，舌音是塞音，齒音是相對的塞擦音和擦音，

而端、精組跟知、照組的發音部位有差別。 在約圖中，這些聲母是這樣

排列的：

表1-2

舌 音 齒 音

＇ 等 端透定泥 精清從心

－ 

等 知徹澄娘 照穿肽審禪－ 

－ 

等 知徹澄娘 照穿林審禪

四 等 端透定泥 精清從心邪

這四組的關係可以用如下比例式（稱爲
｀｀

舌齒音比例式
＂
）表示®=

O 見王力《朱翱反切考》（載《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三朋，中華書局 1982 年，北京）。
＠ 參看潘悟雲《中古漢語輕唇化年代考》（載（（温州師院學報》 1983 年第 2 期）。

® 見高本漢（（中國音飽學研究》中譯本 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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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照=t: ts 

端組和精組的發音部位是舌尖齒齦丨齒背音(�- t, ts 等），没問題。

問題是知組和照組。 由於這兩組都有三等字（帶* -j-介音），有的學者認

爲在發音上，捲舌聲母跟[-j-]介音（及[i]元音）無法相容，所以反對擬爲

捲舌音，而擬爲舌面前音* f>'t� 等。

其實，應該説捲舌音跟[-j-J ([i])相拼是有點拗口，但不是不能相

容。 捲舌音是可以跟[-j-] ([ i])相拼的，如現 代開封話就有 ｀｀
者 ＂

『 t�jE] 、｀｀蛇"[s�jE] 這樣的音節，現代客家方言的某些次方言也有類似

的音節（例如廣東大埔話
｀｀

陳"[s t�hin] 、"失"[�it :, J等），京劇 ｀｀ 上口字 ＂中

的
｀｀知喫失B"等字也是讀[c t�i, 洱;hi , s�i , -ti :.:, ] , 只是此時聲母的捲舌程

度較淺，類似舌尖及面－後齦音[tJ]'仍應看作是捲舌音的變體。 另一方

面，知、照組字（除鼻音娘母外）演變到現代普通話都是捲舌音zh ch sh 

[ t�, t�h, �] , 都不跟[-j-]([i])相拼，這也正是由於在古代漢語裏，捲舌音

跟* -j-拼起來有點拗口， 所以經過長期的演變，終使* -j-消失。 拗口的音

易於演變爲順口的音，這是符合語言演變的 ｀｀經濟原則" (principle of

economy, 或譯｀ 省力原則＂ ）的；這種 ｀｀拗口"'正是這一演變的動力所

在。 否則，如果把照母看作原本就是很順口的* t� 户知母三等約字也是

很順口的* ij-'那麼後來其中的
)(
, -j-介音如何消失、聲母如何變爲捲舌

音，就都不好解釋。 ® 本書把這兩組擬爲捲舌音。

H母跟照組是平行發展的，在中古後期也是捲舌音。 日母在《切

約》時代是鼻音，現代普通話是近音或濁擦音[-t,尻J (r), 我們假設其間有

鼻音加濁擦音的階段，所以本書擬作捲舌的鼻音加濁擦音。

(4)有的學者認爲中古根本没有娘母，這個字母是做鈞圖的人爲求

整齊才分出來的，應該合併到泥母裏去。 不過《切飽》的泥、娘母是分開

的；從中古時期的梵漢對音看，泥母字對譯梵文的m娘母字基本上對譯

捲舌的鼻音o[心（中古後期也對譯舌面前鼻音fi[幻）立兩者有相當明

顯的界限。 可見泥、娘母的區別還是存在的。®

(5)正齒音中有兩個字母實際上是没有分別的，就是林母和禪母。

O 參看李新魁U 中原音約〉音系研究》（中州書畫社 1983 年 ｀ 鄭州）第三章第五節。

® 凡言及梵文，所引爲拉丁字母轉寫形式，必要時用方括號注出其實際音值。

® 參看邵榮芬《切朐研究》33一39頁。

旦
fr歹念

企,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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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本應有塞擦音與擦音之別，但中 古前期已有資料表明兩者有相混
現象，到中古後期更爲明顯，在慧琳反切中和朱翱反切中，這兩母都混
而爲一。飽圖則把三等的林母和禪母字的位置互相放顛倒了，宋代鈞
圖《四聲等子》所附的｀｀助紐字＂（一種幫助拼讀反切的雙聲字）把林母字

｀｀船＂當作禪母字，又把禪母字｀｀ 神 ＂ 反過來當作眜母字，可見連古代等鈞
家也分不清。 由於林母的二等放在全濁A位置（禪母的二等只有極少
字），所以可以斷定林、禪兩母都讀* d2t. 而不是［幻。 上表有個放在黑魚
尾括號裏的禪母，表示鈞圖是把它放在全濁B位置上的。

(6)全濁A類聲母在《切約》中是不送氣的。但在宋代的西夏文對
音中，全濁A與次清音常有混淆現象，顯示中古後期的全濁A的發音

跟次清音（送氣清音）相接近。 另外，日本漢字音中的吳音用濁音對譯
漢語全濁音，反映的是中古前期的情況；而漢音則用清音來對譯，似乎

在中古前、後期之交，漢語全濁音已經變作清音了。有的學者認爲中
古後期全濁音已是清音，但帶有濁音氣流，有如現代吳語的蘇州話（或
稱爲 ｀｀氣聲化音＂ ），標作：並* pfi, 奉* ffi, 群* kfi, 匣 5 面，定* tfi, 澄寸fi,

從* tsfi, 邪* sfi, 林禪* t�fi 。 它們與次清音不同之處是次清音帶有清的

氣流，這些音則帶有濁的氣流。 ® 這個問題有待進一步探究，上面仍按

一般的意見構擬。

砭或亞或�xe,吐…

色（切齣〉〉音系·..,免 ｀｀三十六字母 ＂是中古後期的聲母系統，跟中

的聲母系統5 古前期有差異。中古前期的聲母系統要拿《切鼩》
臨駟靼靼靼靼涵� (公元 601 年）或其修訂本《廣約》的
歸納、分析而後得到。現代學者們一般習慣上也仿照古人立 ｀｀字母＂的
辦法，用漢字來作《切約》聲母各類的代表。 ® 各研究者的歸納結果不完

O 參看貲笑山《試論唐五代全濁聲母的
＇｀

清化
＂

》（（（古漢語研究》1994年第2期，長沙）。

® 各家所用的
｀｀

新字母
＂

不很統一，這里列舉一些常見的異稱（等號前是本書所用；後加

星號的跟三十六字母同名，但實際上包含的字比三十六字母中的同名字母要少｀只是其中的

一部分；所標數字表示該字母在約圖中列在某等）：

余＝餘、以、羊、喻四、喻 ＊ 云＝雲、於、爲、喻三

莊＝照莊、照二 初＝穿初、穿二

崇＝眜崇、林二、眜 ＊

生＝審生、審二、山、疏

俟＝禪二 章＝照章、照三、照 ＊

昌＝穿昌、穿三、穿 ＊ 常＝禪三、禪 ＊

書＝審書、審三、審
｀

船＝肽船、林三、神



全一樣，但差別不大。 現加以綜合，得三十七個聲母叭如下：

表1-3

全清A 次 清 全濁A 次 濁 全清B 全濁B

幫［非Jp 滂［敷]ph 並［奉]b 明［微]m

見k 溪kh 群g 疑n

影？ 喻余0 曉h 匣［喻云]fi

端t 透th 定d 泥n

來1

知t 徹th 澄q 娘n

精ts 清tsh 從dz 心s 邪z

照莊困 穿初雨h 肽崇 d� 審生g 禪俟汽

照章 t� 穿昌 t�h 禪常 di 日邛 審書e 眜船z

用方括號附在後面的，表示包括了三十六字母的某個字母，如
｀｀

幫

［非］
＂

表示三十六字母的非母也包括在這裏的幫母中了。 小字附在前

面的，表示三十六字母中的某個字母在這裏一分爲二，如
＇

澶莊"''壎章"

表示三十六字母的照母在此分爲莊、章兩母。

下面作些簡單的説明和討論（前面已説過的不再重複）：

(1) 中古後期的照組在《切鈞》中是兩組：莊組和章組。 這兩組又

稱爲
｀｀

照二組
＂

和
｀｀

照三組"'這是因爲在鈞圖中一組放在二等，一組放在

三等，兩組互補而無對立。 不過就《切飽》而言，章組（照三組）固然只見

於三等約，但莊組（照二組）就既見於二等齣，也見於三等約；®換言之，

章組和莊組在三等約（帶* -j-介音®)中並存而對立，例如（這裏舉的反

o 端組、精組只跟* -0-, 一j-介音組合，知組、莊組只跟 ＊ －「屯－ ， －牙－介音組合，如用嚴格的音

位歸納方法，端組和知組可以合一，精組和莊組可以合一，聲母的數量就會少一些。 參看麥耘
《（切鈞〉二十八聲母説》（（（語言研究》1994年第2期，武漢）。

® 二等鉤的莊組字又被稱爲
｀｀

莊二"'三等鈞的莊組字則稱｀｀

莊三 ＂ 。 莊組在約圖只列於
二等，在《切飽〉）則見於二等鈞和三等鈞，這是《切鈞》的"X等鈞＂與約圖的｀｀

等＂的不同點之一。
® 後文 68—69 頁* -j-'-「」兩種介音，此處統用* -j-代表。

。



切是《廣約》的）：

漾翦｀ 壯，側亮切"* t§,j面（莊母）

支鈞｀｀ 差，楚宜切"\ t�hje(初母）

｀｀ 獐，之亮切"* t�j面（章母）

"n. 多，叱支切"*c t�hje(昌母）

60_
＿

 

尤翦｀搜，所鳩切"*c�jau(生母） ｀｀收，式州切"*c�jau(書母）

語約｀｀齟，眜呂切"* Cd幻o( 崇母） ｀｀墅，承與切"* cd�jo(常母）

(2) 有的學者由於認爲捲舌音不能跟[-j-]相拼，所以不主張把知、

莊組擬爲捲舌音，而把莊組擬作舌尖及面－後齦音* tJ等，知組作舌面前

硬諤音* t等（後者跟章組相配）。不過，從結構上看這並不妥當，因爲

知、莊兩組應該是平行的（看本書 49 頁）。 在中古的梵漢對音中，梵文

的捲舌音t , th , d, dh, s , ks [ t, th , ct, qfi, �, t�]基本上是用知組字和生母、
． ． ． ．  

初母字來譯｀可見把知、莊兩組擬爲捲舌音是合適的。 ®

(3) 中古後期林、禪母不分，已如上述。 中古前期也有此類現象，

例如從南方人顧野王 (519—581)《玉篇》和古代日本人據《玉篇》編的
《篆隸萬象名義》以及陸德明 (556—627)《經典釋文》的反切看，當時
南方的讀書音就是如此。 不過《切約》是分得很清的。《切鈞》編纂大

綱的主要制定者之一的顔之推 (531—?)在《顏氏家訓·音辭》中指摘
南方人｀｀ 以石爲射＂、｀｀以是爲舐"0 "石、是＂是常母，｀｀射、舐 ＂是船母，
可見當時南方讀書音常、船母相混。 這一方面印證了《玉篇》、《經典

釋文》的情況，另一方面也説明在顔氏本人所崇尚的標準語音中，這
兩個聲母是能移區分開來的。 初唐大譯經家玄奘 (600—664) 是講洛

陽話的，在他的梵漢對音中，梵文j[d�]只用常母字譯，從來不用船母，
可見他的口音中常、船母不同音（梵文没有[�], 所以他的對音中也就
不出現船母字）。 ®

鈞圖中正齒音的順序是 ｀｀ 照穿林審禪"'那麼林母該是濁塞擦音（全
濁A)、禪母是濁擦音（全濁B)。 但是，梵漢對音用常母（禪三）對譯梵文
濁塞擦音 j[d�], 與約圖不相合。 合理的解釋是，中古後期的林、禪母已
相混｀製作齣圖的人無法分辨，但又要表現《廣鈞》等前期約書的區別，
勉強安排，結果弄顛倒了（但崇、俟兩母没顛倒）。 現代方言大都無法分

® 參看羅常培《知徹澄娘音值考》（《史語所集刊》1 本 3 分， 1930 年，北平）。

® 參看施向東《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載（（語言研究））1983 年第 1 期，

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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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常母和船母，但也有一些痕迹可尋，如北京話中這兩母字都是念擦音

sh[�]的多，念塞擦音zh ch[ t�, t�h]的少，但常母中塞擦音字占了1/3以

上，而船母念塞擦音的還不到1/6; 又船母字在粤方言的廣州話和客家

方言的梅縣話中都念擦音[s玉常母也多數念[s]'還有 少部分念塞擦音

[ts]或[tsh], 應是常母古代念塞擦音的遺迹。

(4) 《廣鈞》俟母只有兩個音節（都在之約系），共七個字，與崇母有

對立。 不少學者認爲這個聲母未必真有，應該併人崇母。 在常、船兩母

不分的系統中，俟母也相應地跟崇母相混，是必然的；不過既然在《切

約》所依據的語音系統中有常、船之別，從結構的對稱上説，與之平行的

崇、俟之別也就完全是可能存在的。

(5) 8母有 ｀ 氐- 万 澤_.. * 1l.2t. 的演變過程。 在《切約》的時代，它是

處在哪一階段上，這有不同的觀點。 從中古前期的梵漢對音看，日母字

基本上對譯梵文的fl[元，與泥母對n、娘母對n[11.J 鼎足而三。 所以《切

約》的H母應該還是個鼻音，帶上擦音是後來的事。 。

(6) 三十六字母的喻母在《切鈞》中是不同的，分爲余母和云母。 根

據《切約》以外的一些中古語音資料（如《玉篇》的反切），云母的聲母跟

匣母一樣，只是匣母不跟* -j-介音相拼，而云母只跟* -j-介音相拼，二者

互補，即（把介音也標出來）：匣* fi(w)-, 云* fij(w)-。 所以一般把云母

合在匣母裏，或者説云母是匣母的細音。 屬閩南方言的廣東潮州話云

母字常有念[h]的，如
｀｀
云"[ s huIJ]、"雨 ＂ 尸hou](口語音）等，也是個旁

證。 學術界向有
｀｀

喻三歸匣 ＂之説，指的是上古的情況，其實中古前期也

是這樣。 不過也有的學者讓云母獨立，擬作* w, 因爲它主要出現在合

口約母中。 但這樣對出現在開口約母中的少數云母字就不好處理。

(7) 《切鈞》中重唇音和輕唇音不分，而顔師古 (581—645)《漢書注》

的幫、滂、並跟非、敷、奉已分得很清楚。 在玄奘的對音中，梵文p,ph,

b,bh用重唇音字來對譯，梵文唯一的唇齒音v用奉母字來對譯，可見

他口中奉母已不讀[b]。 不過那時的輕唇音跟重唇音大約還不構成音

位上的對立（因爲各自所拼的齣母不同）；兩套唇音在音位意義上的分

化，還應是進人了中古後期以後才發生的。 可以認爲，7世紀時的唇音

有着兩套音位變體，即：「p /= [ * p'pf]'「ph/= [ * ph, pfh],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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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看李榮《切約音系》。



[ * b, bv]立值得一提的是，顏師古注音中明、微不分，可見在重、輕唇

分化中，鼻音是遲一步的。現代粵方言的廣州話中幫、滂、並讀爲[p,

ph], 非、敷、奉爲[£]'而明、微無別，同作[m],正與顔氏注音相呼應。

(8)對全濁A類聲母，現在一般擬作不送氣濁音。這主要的根據

是在梵漢對音中，這類聲母對譯梵文的不送氣濁音b,g,d,�國］等，而對

譯送氣濁音bh,gh,dh,�h國h]等時，雖也常用同一類字，但每每要作些

説明，或者造一些新字來譯，例如用並母字｀｀婆＂ 譯梵文字母表中的b, 而
另造｀｀ 嚶＂字譯bh, 用定母字｀｀ 陀 ＂ 譯d, 而造 ｀｀ ＇陀＂字譯dh, 等等。可見當

時的漢語共同語裏是没有送氣濁音的。

忒茨藁忒

古前期閂
古後期

以上列出了《切飽》的三十七個聲母和中
古後期的三十四個聲母（ ｀｀ 三十六字母 ＂ 中非、
敷母合併，林、禪母合併）。兩相比較，可看到
漢語的聲母系統從中古前期到中古後期的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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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發展：
(1) 《切約》的唇音是一套雙唇音，至中古後期分化爲兩套： 一 套雙

唇音即重唇音幫組，一 套唇齒音即輕唇音非組。清人有 ｀｀古無輕唇音＂

之説，是説中古的輕唇音在上古合人重唇音之中，其實唇音在中古前期
也還只是一組。從重唇音中分化出輕唇音的過程稱爲｀｀輕唇化＂ 。發生
輕唇化的是三等約中的十個鈞系：東三＠、鍾、微、虞、廢、文、元、陽、尤、
凡，稱爲 ｀｀輕唇十飽" o@舉例字如下（斜枉後爲人聲字）：

鈞系 束三

非母風丨福

敖母 豐壤

奉母 馮丨伏

徵母

壤

鍾

封

峰

逢

微

斐

霏

肥

尾

虞

甫

撫

扶

無

賡

廢

肺

吠

文

分丨弗

芬l拂

汾丨佛

文丨物

元

蕃丨齣

翻

燭伐

晚丨韆

膚

陽

方

芳

房

亡

尤

缶

副

浮

凡

丨法

泛

凡丨乏

其分化的條件有兩個，一是帶* -j-介音（即爲三等約），二是約腹元

® 斜枉之間爲音位。 等號表示音位與音位變體之間的對應關係。
@ "東三

＂

指東豹系中的三等鈞，而不包括東飽系中的一等鈞。 以下凡鈞目後面注上
｀｀一、二、三、四

＂

的，都是指某約（某飽系）中的某一等約（用（（切約〉）概念而非鈞圖概念）。
® 東三和尤鈞系的幫、滂、並母變爲非、敷、奉母，但明母没變微母，如

＇｀

謩夢目謀
＂

等字至
今仍讀[m]聲母。 這是因爲這些字較早的時候失去了 ＊

十介音，脱離了三等鈞，所以没有參加
輕唇化過程。



音爲中後元音（一般同時是圓唇元音）。 微、尤兩個約系有點特殊，後面

會談到。 對這一演變的解釋，在緒言第四節中
｀｀

描述和解釋音變規律"

一段中已談到過。 輕唇化過程示意如下：

中古前期 中古後期I
p

�pf

／ 
pfh 

ph 

b 
、 bv

m

、::::::
TT) 

中古後期II
-P 幫

f 非敷
（敷）

-ph滂

-b 並
v 奉

-m 明
m 微

如前述，中古前期已出現唇齒音，至後期成爲獨立音位。 。

(2) 莊組和章組合併，組成三十六字母的照組。 在《切約》中，莊組

既同二等約（帶* -r-介音）相拼，也同三等約（帶* -j-介音）相拼，章組則

只跟三等鈞相拼，兩組在* -j-介音前對立。 示意如下（各以莊母和章母

爲代表；把介音也標出；橫綫表示没有字音）：

二等約 三等鈞

莊組 t�r- (+-) t盱

63l-

章組 t�j-

到後來，莊組中的
＊

雨－演變爲 *�r-( 如上圖箭頭所示），這就使

莊、章兩組處於無對立的狀態，並在[ t�j-J的位置上留下了一個空格。

後來章組變爲*�户填補了這個空格，莊、章兩組合併爲照組。 這就是

緒言第二節提到的
｀｀

拉鏈 ＂ 式的變化。 這時的照組二等（原《切約》的

莊組）與三等（原《切約》的章組）就從聲母的對立轉化爲介音的對立，

如：壯 ｀
苓IDIJ :> 障*�jOIJ ; 搜 ｀ 冷rau 收* c�jau。 這個變化應發

生在中古後期的I1期，因爲在中唐慧琳反切裏莊、章兩組還分得很

清，而在五代朱翱反切裏就已經出現了一些相混的例子。 至於約圖及

O 輕唇音成爲獨立音位，需要滿足以下條件之一： 1. 輕唇約和非輕唇三等鉤的元音變

得相同，例如元鈞和仙齣合併，那麼元飽中的輕唇音字跟仙約中的重唇音字就構成了對立； 2. 

輕唇音聲母後的* -j-1「音消失，這時，譬如東三的輕唇音字跟東一的重唇音字就會構成對立。



嵒

北宋邵雍(1011—1077) 《皇極經世書·聲音唱和圖》，就完全把兩組

合爲一 組了。 CD

(3) 云母脱離匣母，進人三十六字母的喻母。 云母原是* f\户精確

地標是頂「j-(看本書68頁），其聲母* .fi弱化、脱落而成零聲母，與余母

共同組成喻母。

(4) 日母從鼻音變爲鼻擦音，即* I},___.* I茘，並隨章組 一 道捲舌化，

即 ｀ 瑋�*rt�。

(5) 船、常兩母合併。 如上所述，中古前期在南方讀書音中已有此

情況，至中古後期，則連北方雅言也是如此了。

(6) 在中古後期II'知組（除娘母外）有變爲塞擦音的迹象。 邵雍

《聲音唱和圖》把知組排在照組後面，而不跟端組在一起，可見在他的口

音中，知組近於塞擦音，大約可以擬爲 ＊ 「等，就是捲舌塞音後面帶弱的

擦音。 另 一個可能是此時的知組有兩讀， 一爲原先的* t等，一爲跟照組

相同的冗g等。 儘管此時知組還是獨立的，上述變化尚未真正造成音位

的合併，但後代知、照組合流的趨勢已濫觴於此。

(7) 還有一個現象，在中古後期II'全濁聲母可能已按聲調的不同

而分送氣音和不送氣音兩類，大體是平聲變送氣，仄聲（上、去、人聲）變

不送氣。 在《聲音唱和圖》中，聲母的排列順序是：全清音字，全濁仄聲

名次清音字，全濁平聲字。 舉端組字爲例：｀｀東丹帝［端」，兑大弟［定仄］，

土貪天［透], 同覃田［定平］ ＇＼可見定母的仄聲字近於端母* t'平聲字近

於透母* th。 但是否已變爲清音，則未有確據邵雍書是粗綫條的排列，

細節還不清楚。

附錄三 《廣齣》反切上字表

古今聲母對照表

本附錄按中古前期的聲類列舉《廣約》的所有反切上字，並用漢語拼

音方案和國際音標注上這些字在現代普通話中的聲母。 這個表同時可以

用作古今聲母的簡略對照（但花括號中的例外字不可作對照用）。 本附錄

® 參看周祖謨《宋代汴洛語音考》（載（〈問學集》下朋，中華書局 1966 年，北京）、麥耘（（關於章

組聲母翹舌化的動因問題）〉（載《古漢語研究》總第 22期,1994 年，長沙）。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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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附錄四的資料均以周祖謨《廣鈞校本》（中華書局 1960 年再版）爲準。

幫［非]CD * p b[p]博北布補必彼卑邊陂并筆畀巴百伯晡鄙兵

f[f]方甫府分封

p[ph]普匹滂披譬丕 f[f]芳敷撫孚妃峯拂

b[p]薄傍步白部捕弼婢便 p[ph]蒲毗皮平裴

f[f]符扶房防馮浮附苻縛父

m[m]莫彌眉明靡模謨摸慕母綿美

武亡無文望巫

g[k]古公過乖各格姑詭規

兼佳

k[kh]苦口康枯空恪客可楷窺 q[t�h]去丘區起驅

羌綺欽傾卿祛豈牽謙曲弃乞 j[t矼詰 x[幻墟

g[k]跪 k[kh]狂 j[t幻巨暨臼具 q[ t(Jh]渠其求

奇強衢

0[0] 俄

吾危

0(yu)[0(q)]魚語虞愚遇玉 n[n]牛擬

0[0]安愛哀 0(y)[0(j)] 乙伊一衣央畑鶩挹憶依

憂謁 0(w)[0(w) J烏握委 0(yu)[0(q)]於紆

h[x]呼火荒虎海呵花 x[�J許虛香興休喜朽羲馨

k[kh]況

h[x]胡户侯乎何黃懷獲

0(w)[0(w)] 王爲韋洧

羽筠薳 r[{]榮

d[t]都丁多當德得冬

t[th]他吐土湯託台天通

d[t]杜度 t[th]徒特唐堂同陀田

n[n]奴乃那內諾

滂［敷]®

並［奉]®

明［微]©

見

溪

群

疑

早'Jrv

曉

匣［云］＠

端

透

定

泥

* ph 
*b

＊

 m
 

*
k 

* kh 

＊ 

g 

n'
 

＊

*
? 

*
h 

*
fi X[(J]下 0 (y) [0(j)]有

0 (yu) [0(q) J于雨永云雲

｀ 
t 

* th

0(w)[0(w)]

j[ t�]居舉九俱紀几吉

0(y)[0(j)」研宜疑 0(w)[0(w)] 五
D

*
d 

＊

n

 

CD@@® 就中古後期音而言，今普通話作 bp 者爲幫、滂、並母，作 f 者爲非、敷、奉母，

作 m 者爲明母，作O者爲微母（在《廣鈞》中消壓重唇常互切，尤以輕唇切重唇爲多見）。 O 表

示零聲母，無括注者爲開口呼，括注 y w yu 者分別爲齊齒、合口、撮口呼，下同。

® 如果分別匣、云，則今作hx者爲匣母，今作Or者爲云母。



來

知

徹

澄

娘

精

清

從

, * l 
-II·t
* th
*
ct 

n3
 

｀
 

＊ 

ts 

* tsh
* dz 

＊ 

s 

*
z 

66
一－

心

邪

莊

初

崇

* 
t�

* t�h
* d7t

生

俟

章

昌

常 z

h
 

d
 

C

C

§

Z

t

t
 

`

｀

｀

*

`

 

1[1]力盧郎落魯呂來里良洛勒賴練林離連縷

zh[t糾陟竹張知中珍徵猪豬追卓迪 { d[t]都丁}CD 

ch[t�h]丑敕癡恥抽楮褚 {t[th]他}®

zh[t�]直丈宅治佇柱墜 ch[t�h]除持場池遲馳

{ d[t]杜 t[th]徒}®

n[n]女尼妳怒穰奴乃諾®

z[ts]子作則祖臧姊資玆遵醉 j[t�]即將借

c[tsh]倉此蒼矗采施醋雌 q[t中］七千親青遷取

z[ts]昨在藏自 j[t�]疾漸匠 c[tsh]徂才慈

q[t�h]秦前情 { sh[�]仕}@

s[s]蘇私思桑素斯速雖司 x[�J息先相胥辛須寫悉

s[s]似寺隨 x[�J徐祥詳旬夕 c[tsh]綷辭

zh玉］莊爭 z[ts]阻鄒仄簪子銼@ c[tsh]側

ch[t�h]初楚叉創瘡芻 c[tsh]測厠

zh[t�]助 ch[t�h]鋤鉬林豺崇鶲雛査

z[ts]則昨O

sh[�]山竦數砂沙疏

生

史

s[s]俟 ch[t�h]林®

zh[t紀之職章諸旨止脂征正占支煮

ch[t�h]昌尺充赤處叱

zh[t�]植殖 ch[ t�h]常承嘗臣成

殊署寔氏蜀

sh[�]式書舒失施詩賞商識矢始試釋傷

sh[�]食神實 ch[t�h]乘

r[心如人汝仍儒 0[0]而兒耳

0(y)[0(j)」以羊弋夷移翼營 O(yu) [0(q) J余餘與

予悅

sh[�]士仕

s[s]所色

sh[�]時市是視

書

船

日

余

¢

Z

邛

`

｀

＊

 
·`

 

Q)@@© "都丁、他、杜徒、奴乃諾
＂

分別是端、透、定、泥母字，但《廣鈞》有時分別用作

知、徹、澄、娘母反切上字，這被稱爲
｀｀

類隔切"0

® "仕
＂

是崇母字，但《廣鉤》有時用作從母反切上字。

@(J) ,, 子銼、昨
＂

分別是精、從母字，但《廣約》有時分別用作莊、崇母反切上字。

® 噴
＂

是崇母字，但《廣鈞》有時用作俟母反切上字。 早期鈞書則無此現象。



第二節 中古鈞母系統

���, 1 ((切齣））的介音系統

統 3
� 心� 所以要研究《切飽》的音 系、研究中古漢語的音節結構，

《切約》的介音系統是個關鍵。而要談《切 鈞》的介音，就要先談 ｀｀ 等,,

關於《切約》飽母的"X等鈞 ＂的劃分，緒論第二節曾作討論。下面列舉

分屬各｀｀等＂的飽系（用《廣約》鈞目）叭

一等鈞 東－冬模泰灰哈魂痕寒桓豪歌戈－唐登侯覃談
二等約 江佳皆夬刪山肴麻二庚二耕咸銜
三等鈞 東三鍾支脂之微魚虞祭廢真諄臻文欣元仙宵

戈三麻三陽庚三清蒸尤幽侵鹽嚴凡
四等約 齊先蕭青添

對於"X等約 ＂與介音的關係，簡單説明如下（此處先談開口，後面

再談合口）：

(1) 一等約開口没有介音，或者説是有 ｀｀ 零介音＂，這是音約學界意
見最爲統一的一點。

(2) 對於四等鈞的介音，有兩種對立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爲有強的硬
諤介音* -i-(不同於三等飽的弱的硬諤介音）；另 一 種觀點認爲四等鈞開口
在《切約》中没有介音（跟一等約一樣），到中古後期才産生了* -j-介音（變
得同三等前 一樣）。根據對《切約》及其他約書反切上字的觀察，四等約
在中古前期應該是没有硬諤介音的；此外，在現代閩方言中凡三、四等約
有別的地方，都是三等約帶[-j-J或[i]'四等約不帶，也是個旁證。

(3) 高本漢最初給二等飽擬過一種弱的硬諤介音，後因遭到批評而取
消了，後來一般認爲二等鈞開口跟一等鈞一樣，是没有介音的。新近的一種
觀點認爲二等約帶有軟諤介音 ｀ －四－（也可以寫作*-�或*-w-)竺本書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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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這是語音上的分類。 另 一種是按一約中包含有哪個或哪些
＇｀

等＂ 來分，如東約有一等
約，也有三等約，便叫做

｀｀
一三等合約兀麻鈞便是

＇｀

二三等合約,,'冬飽只有一等鈞，稱 ＇｀ 獨立一

等鈞"'佳約是
＇｀

獨立二等約＂等等，則是鈞書體例上的分類。
® 參看許寶華、潘悟雲《釋二等》（載（（音鈞學研究》第三輯，中華書局 1994 年，北京）。 這個音

的發音部位相當於[w]([ \;! ])'但不圓唇。 元音音標上加 [-J或下加［＾］表示弱音，或近音化。



68 
'."'" .. "" 

用後面這種觀點，並進一步認爲這個介音還應該是帶有捲舌色彩的，標

作＊ 」U{ -立此處不作詳細論證。

(4) 三等約帶有硬諤介音* -j-(或寫作* -i-, 辶戶相當於現代普通

話的-i-介音），這也是公認的。 但三等約介音是否還可以再分爲兩種，

則有不同意見，這就涉及《切約》研究中最爲複雜的
＇｀
重紐＂ 問題。

在《切飽》的三等約中｀｀ 支脂祭真諄仙宵侵鹽 ＂九個鈞系®的唇、牙、

喉音（余母和云母除外）中，或多或少地有一些表面上看起來音飽地位

重複的小約（即似乎在同一個音約地位上出現兩個小飽），這就是 ｀｀重

紐" 0 在後來的鈞圖中，這些小約被分別安排在三等和四等，安排在三

等的稱爲｀｀重紐三等＂或｀｀重紐B類＂，安排在四等的稱爲 ｀｀重紐四等＂或

｀｀重紐A類" 0 不管飽圖安排在三等還是四等，就《切約》來説，它們都是

三等約。 ® 注意，凡提到重紐， 一定只限於唇、牙、喉音（除余、云母），因

爲只有這些聲母才有重紐現象。 至於重紐兩類字音之間有什麼區別，

有幾種觀點，或認爲區別在約腹元音，或認爲在聲母，或認爲在介音。

本書採用區別在介音的説法，認爲三等約的硬諤介音分爲兩種，重紐A

類一種，重紐B類一種。 梵漢對音中，A類字對譯梵文帶y[j]或i的音

節，如 ｀｀企＂對khya[khja],"蜜 ＂對mit等，而B類字常對譯梵文帶舌尖

顫音湟的音節，如 ｀｀ 訖＂ 對krit,"乾＂對gran[gron]等。 漢語中大約没

有舌尖顫音，可以考慮是與舌尖顫音相近的捲舌音。 這樣，重紐A類可

以擬爲單純的* -j-, 重紐B類擬爲帶翹舌色彩的 ＊ －「j-(實際的讀音可能

是比較鬆的［田）。 換言之，《切鈞》的硬諤介音（等於説三等約介音）有

捲舌的和不捲舌的兩種。 ® 另外，庚三系和清鈞系的唇、牙、喉音之間的

心 音標的左上角標小號的[r]' 表示發音時帶有捲舌的動作（如要非常嚴格，當用 [-t]來

表示），下同。

® 侵鈞系只有極少數重紐，可能是後起的，它原本大約不是重紐約。

@ "重
＂音 ch6ng, 意思是

＇｀

重複"; ,, 紐
＂

指1j璃。 在一些工具書（如《古今字音對照手冊》）

中，重紐四等放在圓點(.)後面以示區別，如：｀｀密一文彼切· 蜜一綿婢切 臻開三人質

明,,'表示
＇｀

密，文彼切
＂

是重紐三等(B類），｀｀蜜，綿婢切
＂

是相對的重紐四等(A類），而它們的音

約地位都同是
＇

臻攝、開口、三等約、人聲、質鈞、明母
＂

。 注意：工具書把重紐字當作音鈞地位

相同，只是 一種方便的做法，其實重紐三等、重紐四等本身就是不同的音約地位。

® 這是個像俄語字母 P 那樣彈動舌頭的音。

® 根據對《切約》反切的研究，在没有重紐的三等齣中，唇、牙、喉音（除余母外）的介音

同於B類；無論在有或没有重紐的三等約中，精組、章組、日母和余母的介音跟重紐 A 類相同，

莊組和云母的介音跟重紐B類相同，知組和來母跟兩方面關係都很密切，不大好判斷，今統歸

B類。 :.{�過，在這些情況下，這兩類介音是没有對立的。 參看陸志韋《古音説略》。 以下談到三

等鈞A、B類均以此劃分。



關係也相當於重紐的關係（庚三在約圖三等，是B類，清飽系的唇、牙、
喉音在約圖四等，是A類），不過它們不僅介音不同，約腹也不同；尤和
幽一般也被認爲是這種關係（但學界對此有不同觀點）。 CD

以上爲《切鈞》構擬了四類介音，都是開口的，它們分別再加上 ii·-w

（或者寫作•l(--�-,-n-, 相當於現代普通話的-u -介音）便是相對的合口介
音，形成八個介音（其中三個是複合介音）。 如下®:

一等約丨四等飽
二等約

三等約B

三等約A

開口-0-
開口－面－

開口－「j

開口-j-

合口-w
合口－「w-®

合口－「jw

合口-jw-

爲簡便起見，下面把二等約的介音簡化寫作* -r-,-rw-, 三等飽的兩

類介音合起來，寫作*-j-,-jw-, 只有在必要時才加以區別。 當開、合口

一起表示時，寫作·*-0(w)-,-r(w)- ,-j (w)- 。®

2 《切齣））的齣尾系統
一般認爲《切約》有如下九個約尾：

陰聲飽

陽聲約

人聲飽

-0

-IJ

-k

-i -u

-n -m

-t -p

這跟現代粤方言廣州話的約尾系統完全一樣。
3 《切齣））的鈞腹元音系統

對《切約》約腹元音的構擬，音鈞學界不很統一。 本書的構擬貫徹
音位學的觀點，即讀音相近而又不互相對立的元音可以合爲一個元音
音位；反過來説，一個元音音位可以包含多個略有差異的元音，作爲音
位的變體（有時一個音位只有一個變體）。

現把所構 擬的七個元音音位及其變體列舉如 下（方括號中是

® 參看麥耘《從尤、幽約的關係論到重紐的總體結構及其他》（載（（語言研究）） 1988 年第 2

期，武漢）。
® 參看麥耘《論重紐及（切齣〉的介音系統》（載（（語言研究））1994 年第 2 期 ｀ 武漢）。
® 二等鈞合日本當爲 ｀－＼ 吶＾但［因 ］與[w]發音部位相同，有了[w], 就顯不出［四 ］了。

® 以下在標寫中古鈞母和音節時，如約腹爲* i 或聲母爲* j' 則省略* -j-介音；如約腹爲
* U, 則省略 If -w-介音。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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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體）叭

u=[u] o=[o,oc®,o] o=匡] a=[a, 記

e::= [ e::'e'紀 i=[i] a=[a,i]

這裏不作詳細論證，只簡略説明兩點：

(1) 圓唇元音*o依從陸志韋《古音説略》的構擬。 在多數學者

的構擬中作不圓唇的*a。 這一類約母在現代方言多數仍帶有圓唇

元音，例如廣州話
｀｀

歌" [ c ko], "唐 ＂ 匕thoIJ], "寒" [ s hon J , "豪"

[shou]等；在現代普通話也能看到殘留的圓唇元音字，如鐸約（唐飽

的人聲）幾乎整約字（
｀｀

托作諾落 ＂等）在普通話都帶[o]元音。 故本

書從陸説。

(2) [*紀既作* a音位的變體（在* -IJ庫飽尾前，即庚鈞系），又作* e::

音位的變體（在其他約尾前，即皆、佳、山、咸等飽系）。 由於出現環境不

同，不造成對立，這在音位學上是允許的。 ®

4 《切齣））介音、齣腹、齣尾拼合表

下面用表格形式表示《切飽》介音、約腹、約尾的相互拼合關係，從

而展現《切約》的飽母系統。 表中用《廣約》的飽目；凡元音的變體跟音

位本身的寫法不一樣的，在鈞目旁邊注上變體；下加橫綫表示是開合口

相配的飽系（約腹一樣，没有*-w-介音是開口，加上*-w-是相配的合

口），下加浪紋綫表示本約系內部有開有合，不加綫 的* u飽腹者有合無

開，其他約腹者有開無合；帶方括號的表示可能的音飽位置（對此後面

將加以説明）；這裏的* -j(w)-已包括了三等飽的A、B兩類介音（省略上

標的* r); 爲便於對照，把人聲鈞目也列上。

表1-4

鈞 鈞尾
-0

． 

-rjk -n/t 一而p
腹 介音

一1 -u

-w- 模 灰 東－丨屋－ 魂丨没
u 

． 

虞 東司屋三 文丨物-1w-

O 參看麥耘馭切鈞）元音系統試擬》（載《音鈞與方言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廣州）。

關於元音，可參看本書結語第一節的元音舌位圖及本書附錄一、附錄二。

® [弓符號表示唇形不很圓。

® 現代普通話/e:/音位的讀法是[e:J' 如 ie[je:], Lie[ qe:J, 而丨a/音位也有一個變體是 [e:.J, 如

ian[je:n], Uan[ l{en], 情況與此可以類比。



續 表

鈞 鈞尾 -0
． -rjk -n/t -m丨p腹

一

1
-u

介音

-0- 哈 冬丨沃 覃丨合o
。 -r- 江丨覺o

-j(w)- 魚 Oc 廢 鍾丨燭 元洱 凡丨乏
---一．

-0(w)- 歌戈－ 泰 豪 唐丨鐸 寒桓丨曷末 談丨盒
D 

一 ---

-j(w)- 戈三 陽丨藥
___ ,...,,._, 

-r(w)- 麻二 夬 肴 思紀 刪丨鐠 銜丨押
a 

~ ---
-j(w)- 麻三 裏紀 嚴丨業

-0(w)- 亶 蕭 青丨鍚e 先丨屑 添丨帖
€ -r(w)- ［佳紀 覽紀 耕丨麥 山丨黠尘 咸丨洽玘-一可一--

-j(w)- 客e 箜 宵 戇 仙丨薛 鹽丨葉-

． 

-j(w)- 豳 幽 真諄丨質術
臻丨櫛

-0(w)- 侯 登膚 痕
a -r- ［臻丨櫛目

-j(w)- 之i 懲 尤 蒸丨職i 欣丨迄i 侵丨緝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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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點説明：

(1) 有三對鉤系鈞腹雖不同，但傳統上看作是開口與合口的關係：

哈灰；痕魂；欣文。

(2)關於
｀｀

重翦
＇

。 這是指在約圖的同一個攝中，等第開合俱同（介

音相同）的約系有兩個乃至三個。｀｀攝
＂

是中古後期的概念，從這個角度

看這樣的飽系是重複的，所以有
｀｀

重 (ch6ng) 約
＂

之稱。 但在《切約》來

説，它們是約腹不同，並非重複。 其中包括一等重齣、二等重約和三等

重鈞立 一等重約有：東－冬，哈泰開＠，灰泰年覃談；二等重鈞有：夬

佳皆，刪山，庚二耕，銜咸；三等重飽有：東三鍾，魚虞，支脂之微，廢祭，

真欣，諄文，元仙＇巨清，尤幽氫鹽嚴凡。 從語音史的角度説，《切鈞》

O 在有的音鈞學著作中，＂重鈞
＂

特指一、二等重鈞，不包括三等重鈞。
® 在鈞目旁注

＇＇

開
＂

或
｀

合"'表示指該鈞（前系）中的開口或合口，下同。
® 齣圖把幽鈞系排在四等，與三等的尤鈞系不同等，庚三和清是重紐的關係，所以也可

以不把這兩對鈞系視爲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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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重約到後代都合併了。有的學者懷疑《切約》的某些重鈞是人爲

的強作區分，當時的實際語音也許並没有那麼多的約母。《切約》以外

的材料也有不少能表現重飽的不同，如初唐和尚玄應《一切經音義》(7

世紀中葉）反切中的｀｀東－冬鍾"'顔師古《漢書注》反切中的 ｀｀尤—幽"'

現代廣州話中的｀｀ 哈—泰町''現代吳方言中的 ｀｀覃—談"'南北朝鈞文材

料中的｀｀ 刪—山"'隋代和初唐飽文材料中的 ｀｀支一脂一之一微"CD, 都能

區分或約略可分。 隋代初唐的約文材料中，元飽多與魂、痕約相押， 少

數與先、仙約相押，大約在當時的南方讀書音中，元鈞的讀音接近魂、痕

約，而在北方音（應以洛陽音爲代表）中，接近先、仙前，可能跟仙約讀音

一樣。《切約》編者看重南方讀書音，所以在排列上，把元約跟魂、痕鈞

排在一處，而不跟先、仙約相鄰。 就《切前》而言，元與仙不是重前。 至

於支持 ｀｀魚—虞＂分別的材料就更多了，如當時的鈞文材料、日本漢字音

等。《大唐新語》卷十三有一段記載：

侯思止出自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 時屬斷屠，思止

謂同列曰：｀｀今斷屠宰，鷄云圭猪云誅魚云虞驢云平縷，俱云居不得喫云

詰，空喫結米云弭頻泥去，如云儒何得不饑！
＂

侍御崔戲可笑之。 思止

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
＂

獻可具以鷄猪之事對，則夭亦大笑，釋獻可。

｀｀猪、魚、如、驢＂是魚飽字，侯思止説成了虞約 ｀｀ 誅、虞、儒＂及｀｀ 縷＂ 字

平聲的音，而｀｀俱＂是虞約字，他反而讀爲魚鈞｀｀居 ＂的音，不但被同事笑

話，連偏袒他的武則天也禁不住要笑。 由此可見當時的標準音中魚、虞

兩飽是分得很清楚的。《 顔氏家訓· 音辭》説 ｀｀北人以庶爲戍，以如爲

儒"'是當時北方音（實指洛陽音）把魚、虞兩飽字讀音混淆了。 據現代

學者考證，當時洛陽音魚、虞不分，而南方讀書音及北方洛陽以外的不

少地方都是分的。® 當時魚約系發音上的一個特點，是嘴唇撮得不怎麼
圓，這可以從玄奘用魚鈞字對譯梵文的短a[t?]'以及現代閩南方言的潮

州話魚約系字念[w]約母這些現象中看得出來。

® 參看．丑力《南北朝詩人用約考》（載《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0年，北京）、周
法高《玄應反切考》（載（（中國語言學論文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5年，臺北）、李榮＂有約譜》（載《音
鈞存稿》，商務印書館1982年，北京）、鮑明煒《唐代詩文鈞部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 ｀ 南
京）、麥耘（（隋代鈞文材料的數理分析》（載《語言研究》1999年第2期，武漢）等。

＠ 參看羅常培《切鈞魚虞之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史語所集刊》2本3分，1931年，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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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和《切約》同時的曹憲《博雅音》（作於隋末），其

中有關重鉤的注音跟《切約》幾乎完全一致。 0 這些都説明《切約》重約

之分有一定的實際語音爲根據。

重約中以二等重約最有系統性。上表以* a元音與*e元音（實際讀

法多爲* re) 區別大部分二等重約（佳、皆之別見下）。

(3)佳約系在當時可能有兩種讀法：在流行於金陵的南方讀書音裏

帶* -i約尾，是* r(w)函；在洛陽音裏則没有* -i飽尾，是* r(w)紀，所以玄奘

用佳飽字
｀｀
褫（技）''* thrre來對譯梵文的tha[th-e]。 直到現代普通話中，佳

約系中仍有一部分字是零約尾的，如
｀｀
佳罷蛙卦畫

＂
等。《切飽》的編者按

洛陽音把佳、皆分爲兩個約系，但又把它們排列在一起，可見他認爲在佳

約系的讀音上，南方讀書音比較標準。 ®

(4) 臻鈞系只有莊組聲母，它原本是真約系的一部分。 顔師古是

顔之推的孫子，他的《漢書注》反切中真、臻前系是不分的。 由此推

想，顔之推口中真、臻約系也未必有別。《切約》此二朐系之分立，可

能是在《切飽》編者陸法言(562—?)的口音 中，因莊組聲母的捲舌作

用影響了介音和前腹，遂使臻飽系從真鈞系中分離出來；但也並没有

完全分離，部分莊組聲母字（去聲字和部分人聲字）仍留在真鈞系裏，

還有個別上聲字跑到欣約系去了。 語音演變既有規則和條件，而演

變過程又是以逐字逐詞的
｀
｀詞彙擴散

＂
方式進行的，《切飽》所表現的

真、臻鈞系若即若離的狀態，正是這種演變方式的典型例子。 在當

時，可能確有分和不分兩種讀法，《切飽》反映了分的讀法。 三等約中

的莊組聲母字在後代都脱離了三等約（即本書74頁談到的第一項變

化），臻約系是這一變化的先行者。

(5) 上一節談到，聲母的
｀｀

輕唇化
＂
條件之一是約腹元音爲圓唇元

音。 在上表中，｀｀東三鍾魚虞廢文陽凡
＂

諸飽系都合此條件，但
｀｀

微尤
＂
兩

約系不合。 現在作這樣的解釋： [a]是個很容易弱化的元音，在微

合* jwai、尤*jau這樣的飽母中實際上已讀成[jua i]和[「u], 其中的*a非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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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看貨典誠（〈曹憲〈博雅音）研究》（（（音鈞學研究〉）第二輯，中華書局 1986 年，北京）。

® 《切朐》編纂大綱的主要制定者顏之推在《顔氏家訓·音辭》中説：｀｀榷而量之，獨

金陵與洛下耳。＂所以《切鈞》對金陵和洛下（洛陽）的語音都要照顧到，而以金陵讀書音爲

主。 後代有的改編者把佳飽排到麻約之後（如唐代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鈞》），大概

是以洛陽音爲主。



常弱，在音節中像飽腹元音一般起核心作用的已經是＼心，所以其中的

唇音也發生了輕唇化。
(6) * e: 和* i這兩個元音中的三等約（帶* -j (w)-介音的）都跟 ｀｀重

紐＂有關。從這裏可以看到語音結構的系統性。

'*� 戍臨涅函湟O

中古後期的？
鈞母系統 3
曇邙心邙

1 鈞圖的四等與因類介音
關於飽圖的四等，緒言第二節的術語部分已介

紹過。對於鈞圖的等的語音含義，有不同觀點，本書

採用四個等代表四類介音的説法。這四類介音配上合口* -w-介音，即
爲八種，如下：

一等 開口-0- 合口-w-

二等 開口－「
四

一 合口－「w-

三等 開口 －牙－ 合口－「jw-

四等 開口-j- 合口-jw-

曰^
l 這同爲中古前期構擬的四類八種介音並無不同，但各自所覆蓋的

範圍有出人，也就是説，有些字在中古前期帶有某種介音（零介音也算
一種介音），到中古後期就變成帶另一種介音了。比較如下：

(1) 約圖一等相當於《切約》一等約。
(2) 飽圖二等相當於《切約》的： a) 二等約； b) 三等齣中的莊組字。
(3) 約圖三等相當於《切飽》的： a)三等約中的 B 類（除莊組外）；

b) 三等鈞A類中的章組和H母字。
(4) 約圖四等相當於《切約》的： a) 三等約中的A類（除章組和H

母外）； b) 四等鈞。

中古前期到中古後期介音的變化有三項：
第一項，三等鈞中的莊組字從 ｀－「j (w)-介音變爲* _r utC w)-介音。

這項變化在音理上的原因是莊組聲母的捲舌作用使* -j-介音變化，發音
部位後移。其結果是爲莊、章組合一（成爲照組）創造了條件。

第二項，章組和日母從* -j (w)-( 三等約A類）變爲 ＊ 一「j (w)-( 約圖

．＇

0 以下現象可以作個類比：現代普通話 uei[wei], uen 〔wan]和 ibu[jdu] 鈞母在有聲母
的音節中實際上讀爲 ui[ue iJ, un[u3n]和 iu[jau](鈞腹弱化），鈞頭或約尾取代鈞腹在音節中起
核心作用。



三等），這同這些聲母捲舌化有關。 章組填補了三等約莊組留下的

空格。

第三項，四等約從* -0(w)-介音變爲* -j (w)-介音。 四等鈞的飽腹

* e是個發音部位很靠前的元音，很容易從中導生出* -j-介音來。 其結

果是四等鈞系和相應的三等約系中的 A 類合流而成鈞圖的四等，即：

齊e巨祭Ajei 先e可t---+-仙AjE可t 蕭€U---+-宵Ajeu

青€:JJ/k---+-清AjeJJfk 添em丨p---+-鹽Ajem丨p

這一變化發生得很早，在中古後期1時的慧琳反切中已可見到。

此外，東鈞系與冬、鍾鈞系合併，冬、鍾也成了合口；中古後期1I魚

約系併人虞鈞系，也變爲合口。

以下仿照前面的做法，把二等介音省作* -r(w)-, 把三、四等介音合

標爲* -j(w)-。

2 鈞圖的十六攝和二十圖

飽圖把《廣約》諸鈞系分屬十六個攝。 各攝及其所包含的《廣約》各鈞

系如下（此處大致按《廣鈞》的飽序排列，各種鈞圖並不都按此順序）： 75 

1. 通攝：東冬鍾丨屋沃燭

2. 江攝：江丨覺

3. 止攝：支脂之微

4. 遇攝：魚虞模

5. 蟹攝：齊祭泰佳皆夬灰u台廢

6. 臻攝：真諄臻文欣魂痕丨質術櫛物迄没

7. 山攝：元寒桓刪山先仙洱曷末黠鎝屑薛

8. 效攝：蕭宵肴豪

9. 果攝：歌戈

10. 假攝：麻

11. 宕攝：陽唐丨藥鐸

12. 梗攝：庚耕清青丨陌麥昔錫

13. 曾攝：蒸登丨職德

14. 流攝：尤侯幽

15. 深攝：侵丨緝

16. 咸攝：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丨合盎葉帖洽押業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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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廣飽》有個明顯的不同是：元前歸山攝，而不跟臻攝的魂、痕鈞

在一起。

編於宋代的《鈞鏡》和《通志·七音略》把《廣約》音系用鈞圖形式完

整地排列出來，所以有四十餘圖之多，其實是不合當時語音實際的。 産

生於北宋末、南宋初(12世紀初葉）的《四聲等子》和《切鈞指掌圖》根據

實際語音對《廣鈞》諸前加以歸併，得二十個圖，比較能反映中古後期

（特別是I1期）的約母系統。《四聲等子》所分二十圖如下叭

第 一 圖，通攝。 東－冬合併，東三鍾合併。

第二圖，效攝。 蕭宵合併。（江宕攝的人聲鐸、覺、藥約同時配在本

攝爲人聲。）

第三圖開口、第四圖合口，江宕攝。 江鈞系是二等約，陽、唐約系是一、

三等約，不會合併，但江、宕兩攝同圖，説明鈞腹變得一致或接近一致了。

第五圖，遇攝。 魚虞合併。（通攝的人聲屋、沃、燭約同時配在本攝

爲人聲。）

第六圖，流攝。 尤與幽分列三、四等，約腹應已一致，但介音有
｀

－「j

興-j-之別。（曾攝一等人聲德飽開口和臻攝三、四等開口人聲櫛、質、

迄約同時配在本攝爲人聲。）

第七圖開口、第八圖合口，蟹攝。 齊祭廢合併，哈泰開合併，灰泰合

合併，佳皆夬合併。（山攝一 、二等人聲曷、末、黠約和臻攝三、四 等人聲

質、術約同時配在本攝爲人聲。）

第九圖開口、第十圖合口，止攝。 支脂之微合併。（臻攝的三等人聲質、

術、物前以及曾梗攝三、四等人聲的個別字同時配在本攝爲人聲。）

第十一 圖開口、第十二圖合口，臻攝。 真欣合併，諄文合併。

第十三圖開口、第十四 圖合口，山攝。 元先仙合併，刪山合併。

第十五圖開口、第十六圖合口，果假攝。 兩攝雖合一，但從後代發

展看，它們的讀音 一 直都不相同，在當時應該也没有合併，大約只是因

爲歌、戈－是一等約，麻二是二等約，戈三的開口字跟麻三（只有開口）的

聲母又不一樣，互不衝突，便放到一起。 能移這樣處理的另一個前提是

它們的飽腹相差不太遠，可見到中古後期結束之時，果攝的約腹仍是

* D, 還没變成《中原音鈞》的*�。 （宕攝一 等人 聲鐸約和山攝二等人聲

O 參看唐作藩《〈四聲等子）研究》（載《語言文字學術論文集》，知識出版社1989年，上海）。



黠、鍺約同時配在本攝爲人聲。 三、四等没有配人聲。）

第十七圖開口、第十八圖合几梗曾攝。 庚二耕合併，庚三清青蒸合併。

庚二耕是二等約，登是一等約，不合併，但約腹可能已一致或接近一致。

第十九圖，咸攝。 覃談合併，鹽添嚴凡合併，咸銜合併。

第二十圖，、深攝。

3 中古後期音系介音、鈞腹、鈞尾拼合表

此表主要依《四聲等子》，參考其他資料，表現中古後期11的前母系

統。 花括號表示有關的飽系在中古後期I的音約地位，到11期它們又

有進一步的變化。 方括號中是攝名。 其餘體例仿表1- 4, 惟人聲約目

省去。

表1-5 ． 

鈞 鈞尾 -0 ． -rjk 河 t 一面p腹 介音
一

1
-u

［遇］ ［蟹］ ［通］
-w- 模侯尤唇 灰泰合 東－冬uu 

虞魚莊 東三鍾莊 U
-rw-
． 

虞魚 東三鍾u-1w-

｛［江］｝
。 -r- ｛江 o}

-j(w)- ｛魚｝ ｛鍾u}

［果］ ［效」 ［宕江］ ［山］ ［咸］
-0(w)- 歌戈－ 哈泰開 豪 唐 寒桓 覃談

D 

-r(w)- 江 o 陽莊
-j(w)- ---戈---三、^ -陽、^

-0- ［假］ 兀唇 凡唇
a -r(w)-

壓麻三
皆佳夬 肴 黯 咸銜

-j(w)-

｛［梗］｝
-r(w)-

齊箜祭莊廢
e

e
｛庚二耕｝

嘉贗山E 

-j(w)- 蕭宵 ｛庚三清 鹽添

亶e} 嚴凡
． ［止］
1 

-j (w)- 志 （蒸） （真欣） （侵）
1 

-0- 支脂之精開

［流］ ［曾梗］ ［臻］
-0(w)- 侯 登 魂痕 ［深］
-r(w)- 支脂之i 尤·莊 庚＝耕蒸莊 臻 侵莊
-j(w)- 莊開 尤幽 蒸庚三 真欣諄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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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點説明：

(1)魚、鍾兩約系及江、梗兩攝的情況如下：

魚飽系在慧琳反切中還是獨立的，漢越音中也跟虞約系不同（虞是

[u], 魚是不太圓唇的[H])'到朱翱反切已是魚、虞相混。

鍾約系在慧琳反切中也基本獨立（原先與之平行的一等約冬鈞系

則併人東約系中），到朱翱反切中就和東三不分了。

江攝直至朱翱反切仍不與宕攝相混，大約鈞腹跟唐、陽還是有不

同。 不過，這時原來鈞腹爲* 0 的飽母都演變爲別的鈞腹了，只剩下江

約系的* ;)'從音位上説，就合併到
＼

）裏去了。 就是説，江飽系的飽腹從

中古前期到後期即使讀音上没變，音位關係也改變了，即從前期的 ＼ ）

音位的變體轉爲後期*o音位的變體。 在北宋時期 (960
一1127) 的詞的

押約中，江、宕是合一的。 還要説一説的是，在《切約》中，江飽系是没有

開合口之分的，但《四聲等子》把其中知、莊組
｀｀

樁濁雙朔 ＂等字排到合口

去，大約已經同於現代普通話音帶[-w-J介音的情況。

梗攝在朱翱反切中仍基本獨立，與曾攝只有個別相混的例子。 成

書於 1060 年的《新唐書》卷三四
｀
｀五行志一 ＂有

｀｀
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

附於五行＂之句。 此述《尚書· 洪範》之意，｀
｀
庶證＂ 原作

｀｀
庶徵" (多種徵

象），《新唐書》改
｀｀
徵＂爲

｀｀
證＂ 字，以避宋仁宗趙禎的諱。

｀
｀禎＂是清鈞字，

｀
｀徵

＂
是蒸約字，是當時清、蒸兩約已混併。 由此可知，《四聲等子》所反

映的曾、梗攝合併的情況確是在中古後期II發生的。

(2)《切鈞》的
｀｀

重約＂在中古後期內全部合併。 這其中有些情況出

現得很早，可能尚在中古前期內已經開始了。 張鷽(7—8世紀）《朝野僉

載》卷三載：

給事中陳平安子年滿赴選，與鄉人李仙藥卧。 夜夢十一月養

蠶，仙藥占曰：｀｀十一月養蠶，冬絲也，君必送東司。 ＂ 藪日，果送

吏部。

此取 ｀｀冬絲＂與｀｀東司,, (吏部的別稱）相諧，是｀｀冬、東＂同音。 可見在

中古前期的某個時候，東、冬兩飽系已混併。 其他重約也或早或遲發生

了合併。 ® 例如唐代學者劉知幾字子玄 (661-721) 晚年爲避唐玄宗李

隆基(712—755 在位）的名諱而以字行。｀｀
幾＂是微飽字，｀｀基＂是之飽字，

O 參看李新魁《中古音〉）125—1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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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此二鈞在進人中古後期之際合流的證據。 需要説一説的是止攝四

鈞系的合併次序，大致上是：脂、之最先合而爲一，然後是支鈞系也併進

來，微約系最後加人。

(3) 各三等約的莊組字都步臻約系的後塵，介音從* -j-變爲* -r-, 有

的影響到約腹也發生變化。 因江鈞系的莊組字變了合口，所以陽鉤系

的莊組字與之仍保持區別。

(4) 凡、元兩約系的唇音（輕唇音）字脱離本前的 情況，在慧琳和朱

翱反切中都可以見到，在北宋詞約中也有這方面的證據。 輕唇音原是

三等約字，有* -j-介音，從《皇極經世· 聲音唱和圖》看，在中古後期II'

輕唇音聲母後的* -j-介音多已脱落（惟微、廢鈞系鈞腹爲* i則是別類情

況）。 上表把凡、元唇音安排在* a元音的零介音一行（如果把它們列在

*o元音行，跟寒桓、覃談一起，也是可以的）。 其他如東三鍾、魚虞、文、

陽等飽系中的輕唇音，也都失落* -j-介音，而混同於相應的一等鈞東－

冬、模、痕（或魂）、唐等約系，不過上表没一一標出。

(5) 尤飽系中的輕唇音如
｀｀

阜婦富負浮
＂

等，除失落* -j-介音外，從

中唐五代及宋詞的用飽情況看，其鈞基也已轉人遇攝了。 侯飽唇音
｀｀

部

茂剖
＂

等字也轉人遇攝中。

(6) 勺鈞母在中古後期II産生。 一般用i表示[1] (出現於[ts]等

聲母後）和[1](出現於[t�]等聲母後）兩個鈞母。 在漢語史上，可能是｀

鈞母先出現。《切約指掌圖》把止攝支脂之前系的開口精組字（微鈞系

没有精組字）
｀

｀咨疵慈思
＂

等字擺在一等的位置，表示它們是零介音字，

表明可作爲一個音位已經在* ts組聲母後出現了。 這個變化可用公式

寫作：

i_.1/S _#CD 

至於止攝開口莊組字就可能尚未變[i]'但鈞腹也不會是[i]'今擬

作* i®。 其變化可寫作(Sr代表莊組聲母）：

i_.,. 面Sr_#

O 這個公式的意思是： * i 齣母在與* ts 組（精組）聲母（用大寫 S 代表）相拼的條件下變
爲* 1 鈞母。《四聲等子》仍把這些字列在四等，可能是受早期鈞圖格式影響所致。

® 據王力《朱熹反切考》（載（（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三胼，中華書局， 1982 年，北京）＇至南宋時這
類字仍未變* 1 。 從當時的押飽情況看，把* i 作爲* i 的變體也許更合適。 今列於* a 欄，是爲
了跟表 1-4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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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組和莊組聲母在中古後期合爲一組。 考慮到止攝開口的莊、章

組字直到《蒙古字約》裏仍不同音，可以推測是在* i---+ * ri的變化發生以

後，兩組聲母才合流的。

(7) 由於庚三系從* a元音變爲*€ 元音，《切約》音系中* D 和* a兩

元音的對立消失，在音位角度看，似乎可以合併。 不過中古後期* -r-介

音有消變的迹象，如麻約｀｀ 巴" * pra---+- * pa的過程已開始，它與歌朐 ｀｀ 波 ＂

* po的對立開始形成，所以不能合併。

(8) 蒸、真欣、侵諸約系的鈞腹*a的實際讀音可能會受* -j-介音影

響而高化前化叭所以在* i元音行中加括號重出。

恋或改或網��改

扣t 中

到中古後期
霎

統的發展§
心***蟻硒冀辺

(2) 重飽合併。

比較《切約》飽母系統和中古後期的約母系

統，可知其間發展演變主要有如下數端：

(1) 由於四等約産生了可－介音，導致三、

四等約合流。 ®

(3) 莊組聲母和大部分輕唇音聲母後的* -j-介音消變。

(4) 由於中古前期的*o元音諸鈞系讀音的變化，到中古後期II'這

個元音作爲一個獨立音位的地位不復存在。 江鈞系的元音歸人*o音

位。 也可以説宙和* 0 兩音位合併了。

(5) * i元音産生。

(6)有一個現象表1-5未表現出來，就是在中古後期II' 一部分蟹

攝字同止攝合流，包括： a)三四等鈞齊祭廢與止攝H益接近，其發展方

向開口肯定是才ei---+-* i, 合口則可能是反過來爲*jwi---+-* jwei; b)一等

約合口灰泰合同止攝關係漸密，大約是* ui---+-* wei (這兩個音本來也没

有對立）。 這兩個變化在朱翱反切已見迹象，北宋詞押鈞情況更明顯。

《四聲等子》没把這些情況表現出來，也許是編者想保持止、蟹兩攝的整

齊。 而《切鈞指掌圖》把齊祭廢同止攝諸鈞系合併，而把灰泰合排在止攝

® 可比較現代普通話的 in 和 ing, 它們是-i-介音加 en 、 eng 構成，但鈞腹實際上讀[i] 。

＠ 四等約産生的* -j-是鈞圖的四等介音，而不是三等介音*-牙－。《切約》的三、四等鈞跟
鈞圖的三、四等是不同的概念。《切鈞》的三、四等鈞至約圖時合流了，但飽圖的三、四等還是

有對立的。 簡單地説，四等約産生了三等鈞 A 類介音，同三等鈞 A 類一起組成了鈞圖的四等，
而三等鈞 B 類就大致等於約圖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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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口的一等位置上，就完全是遵照實際語音的。

* j ei____. * i這一變化一定是在(5)之後的，因爲齊、祭的精組字没變

[1](一直到後代也没變；廢鈞没有精組字）。 止攝精組字先變[1上齊、祭

精組字才再變[i玉遂形成這類對立：思* s1-西* si, 慈* dz1一齊* dzi,

等等。

(7)有一現象上表也未表現出來，即少數佳鈞系字如
｀｀

涯畫挂罷
＂
等

轉人了假攝，另還有夬鈞
｀｀

話"'歌飽系
｀｀

他那
＂

等字亦然，這從宋詞押鉤

中可以看到。

(8)還有一個現象也是表1-5未表現出來的，就是在中古後期II'

人聲約尾* -t,-k有消變的趨勢。 在《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中，這一

類字不跟陽聲約* -n,-IJ前尾字相配，却跟陰聲約的* -0,-i,-u約尾字排

在一起，例如：％刀 C 早孝节私","c妻 c 子四 :,
s :::, "'等等。｀｀岳 ＂ 屬江約

之人聲覺前字，原爲*-k約尾，｀｀日
＂ 屬真鈞之人聲質飽字，原爲* -t約

尾。 這顯示* -t ,-k有變爲
＊

－「的可能。《四聲等子》中* -t,-k尾字既配

陽聲約又配陰聲約，《切鈞指掌圖》也有此現象，但具體情況又不完全一

樣，似乎是將變未變的中間狀態。 只是* -p 飽尾字依舊配*-m鈞尾，

《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四聲等子》、《切飽指掌圖》都是如此。 看來

在人聲鈞尾消變的序列中，* -p約尾是落在後面的。

與此相關的是，某些人聲鈞可能已開始帶上陰聲約尾或類似的飽

尾。 如《聲音唱和圖》的
｀｀

岳
＂

既然配爲
｀｀刀"(* OU 鈞母字）的人聲，該是

帶有類似*-u的飽尾了。《四聲等子》正是以宕、江攝的人聲兼作效攝

人聲的。《切飽指掌圖》也是如此，例如既以
｀｀
唐蕩宕鐸

＂
配爲平上去人，

又以
｀｀

淘道導鐸
＂
相配。 現在假定這些人聲字在當時有兩種讀法，一 種

仍帶*-k約尾，一種發展爲複合的*-u? 前尾。 如
｀｀
鐸

＂原爲·* ok鈞母，從

《切飽》以來一直與
｀｀

唐＂
等的

＊
。n 鈞母相配，至中古後期II "鐸

＂
新産生

了* nu? 飽母一讀，於是又可以成爲與
｀｀

淘
＂

等的* DU 飽母相對的人聲飽。

這是近代時期人聲飽母演變的先導。

附錄四 《廣齣》反切下字表

古今約母對照表

本附錄把《廣鈞》反切下字中使用次數在三次及三次以上者（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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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三次）按中古前期鈞母列出。 O 中古前期鈞母依《廣鈞》次序，並注

出約圖十六攝名。 反切下字用漢語拼音方案和國際音標注上現代普通

話音（國際音標依第三章第一節表3-3 的系統標寫；約腹變體不標；介

音-j-在拼 i 鈞腹、 -w-在拼 u 鈞腹、-q-在拼 y 鈞腹時省略）。 有開合對立

的約中的唇音一般作開口處理（只有微廢元三鈞系歸合口）。 括號表示

本約母字少，借用相近的約母字作反切下字。 1,2,3,4 分別表示聲調的

平、上、去、人。 此表同時可看作是古今約母的大略對照。

通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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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董送屋－ ＼咽k

東 送屋三 * jUJJ丨k

冬 宋沃 * OIJ丨k

腫� * OIJ丨k

鍾腫用燭 * joIJ丨k

江攝：

江講絳覺 * roIJ丨k

止攝：

支紙実開 *je

ong[uIJ]l紅2孔3 貢弄 eng[aJJ]2蝶

u[u]4木谷

ong[uIJ]l弓戎中3仲 eng[aIJ]3鳳

U[y]4菊 iou[jau]4六 u[u]4竹

ong[uJJ]l宗冬3宋 uo[wo]4沃 u[u]4 毒

ong[uJJ]2潼

iong[q叫1凶2 勇 3用 ong[uJJ]l容恭2

隴3頌 eng[aIJ]l封2奉 U[y]4玉

u[u]4 蜀

iang[泗]1江2項3絳 uang[waIJ] 1雙

Ue/iao[q� 丨jau]4 角

支紙寅合

脂旨至開

脂旨至合

* . 
JWe
.

1
＊

* .
Wl

i[i]l移宜羈離2綺婢弭3義寄 -i[1]@1支

2氏紙3 智賜 er[至國爾

uei[ wai]l爲垂2委3僞忠睡

i[i]l夷2几鄙3利冀 -i[i]l脂2姊3至四

ei[ai]l 悲 2美3寐 er[�]3二 U[y]2履

uei[ wai]l追隹2軌3醉位遂 ei[ai]3類

i[i]3季

＠ 參看表1 一 4。 三等約的 A、B類不加區分。 另，有若干昀母因收字極少而附於他鈞，
即本附錄中的

｀｀

腫－
＂

（爲冬昀相對的上聲）、＇＇齊三
＂

（爲祭開相對的平聲）、＇｀海三
＂

（爲廢昀相對
的上聲）和

｀｀

没甿'(爲痕約相對的人聲），在表1-4中未列出。
® -i[i]包括[1, i], 下同。



之止志

微尾未開

微尾未合

遇攝：

魚語御

虞廙遇

模姥暮

蟹攝：

齊薺霽開

齊 霽合

齊三

祭開

祭合

泰開

泰合

佳蟹卦開

佳蟹卦合

皆駭怪開

皆 怪合

夬開

夬合

灰賄隊

哈海代

海三

廢開

廢合

．
壬

·`
 

* . .
Jal

* . .
」wa1

* .
JO

* .
JU

*u

* .
€1 

* .
W€1 

* 
. . 

J€1

* . .
J€1 

* 
. .

」 W€1

* .
01 

* .
WDl

＊「紀 (i)

*rw虱 i)

* .
rre1

* 
.

rw紀1

* .
ra1

* .
rwa1 

.. 
. 

Ul 

,j(. • 

01 

-11· . • 

]01 

* . 
JOi 

* . .
JW01

i[i]l其2里紀3吏記 -i[t]l之2止3置

er[元1而

i[i]l希2豈3既

uei[ wai]l韋2鬼3貴 ei[ai]l非2匪3沸

U[y]l魚居2呂與舉3據倨 u[u]2渚3恕

U[y]l俱于CD 2庾矩雨3遇句 u[u]l朱無

2主3注

u[u]l胡都2古3故

i[i]l奚稽鷄兮2禮3計詣

uei[ wai]l圭3惠 ie[je:]攜

i[i]l(兮）

i[i]3例 -i[i]3制

uei[ wai]3芮

ai[ai]3蓋

uai[ wai]3外uei[wai]3會

ia[ja]l佳 ie[je:]2蟹3懈 ai[ai] 2買3賣

隘

ua[ wa]l媧3卦 uo[wo]2夥®

ie[je]l皆諧3介 ai[ai]2駭3拜

uai[ wai]l懷3怪

ie[je:]3牾 ai[ai]3邁

uai[ wai]3夬

uei[ wai]l回恢2罪猥賄3對 ei[ai]4內
ai[ai]l來哀才2亥改3代
ai[ai]2 (紿）

ei[ai]3 (肺）

ei[ai]3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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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 "于＂和 ｀｀於＂在中古無論聲、鉤都不同：｀｀于＂是云母 、虞鈞，＂於＂是影母 、魚約，不可混淆。
＠ ｀｀夥＂字在《廣約》人蟹鈞，又人果鈞，其現代普通話音實爲果鈞音，蟹約音已失去；假

如其蟹鈞音不失，當讀 ua[ua]或 uai[uai]鈞母 。



鑠攝（約圖臻攝不包括元約系）：

真軫震質 * i可t in[jan]l 鄰巾 2引3覲 en[an]l真珍人

2忍3刃 i[i]4吉栗悉乙筆 -i[月4質

Un[l{an]l勻2允3峻 uen[wan]l倫2準

3閏 in[jan]2尹u[y]4律聿

臻 櫛 * i可t(rin丨t) en[an]l臻 －心]4櫛 e[a]4瑟

諄準桴術 * win/t

文吻問物 * jun/t

欣隱掀迄 * jin/t

元阮願月開 寸on/t ian[jan]l 言 2偃3建 ie[je:]4竭

元阮願月合 寸won丨t Uan[qan]l袁2遠3願 uan[wan]2晚阮

3万 Ue[qe:]4月a[a]4伐

魂混恩没 * un/t

Un[-qan]l云3運 uen[wan]2 吻 3問

en[an]l分2粉 u[u] 勿

in[jan]l斤2謹3 靳 i[i]4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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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n[wan]l昆渾2損3困 en[an]l奔2本

3悶 o[wo]4没 u[u]4骨

没開 * at o[o]4 (没）

痕很恨 * an en[an]l根2很3恨

山攝（鈞圖山攝包括元飽系）：

寒旱翰曷 * on/t an[an]l千寒2旱3吁案 e[a]4割葛曷
a[a]4達

桓緩換末 * won/t uan[ wan]l官丸2管3貫玩 an[an]l潘

2伴3半 uo[ wo]4括活

刪滑諫錯開 * ran/t ian[jan]l 姦 3晏 an[an]l班2板 ia[ja] 

4錯

刪潜諫鎝合 * rwa可t

山産禰黠開 * r紀可t

山 禰黠合 *rw記可t

先銑霰屑f#j * En/ t

先銑霰屑合 * wcn/t

仙獼線薛開 * jen/t

uan[wan]l還2綰3患 ua[wa]4刮

ian[jan]l閑間2限簡3莧 an[an]l山

ia[ja]4黠 a[a]4八

uan[wan]l頑3幻 ua[wa]4 滑

ian[jan]l前賢年2典珍3甸 ie[je:]4結

Uan[qan]l玄2泫3 絢 ian[jan]3縣

Ue[ qe:]4決

ian[jan]l連延乾2演免淺3 箭 an[an]l然

2善3戰 ie[je]4列



仙獼線薛合 才we:可t Uan[qan]l緣員3絹眷 uan[wan]l專2轉

3 嚷 ian[jan]2兗 3 戀 ue[ qe:]4悅雪絶

效攝：

蕭篠嘯

宵小笑

肴巧效

豪皓另

果攝：

歌帶箇

戈果過－

戈三開

戈三合

假攝：

EU 

* .
JEU

｀ rau 

DU 

* 
D 

＊ 

WD 
* .
JO

* .
JWD

麻馬獁二開 * ra

麻馬獁二合

麻馬獁三

宕攝：

｀． rwa 
* .

Ja

陽養漾藥閲 寸DIJ丨k

陽養漾藥合 寸worJ/k

唐蕩宕鐸開 * DIJ丨k

唐蕩宕鐸合 * WOIJ丨k

梗攝：

ie[je:]4劣

iao[jau]l聊2了鳥3弔

iao[jau]l逼嬌2小 3 笑 ao[au]l招昭

2沼3召照

iao[jau]l交2巧絞3教 ao[au]l茅2飽

3 稍

ao[au]l刀勞2皓老浩3到

e[a]l何2可 3 箇 uo[wo]2我 3 佐

uo丨o[wo]l波2果火3卧過 e[司1禾戈

ia[ja]l迦

Lie[ qe]l靴

ia且a]l加2下3駕 a[a]l巴2駡

ua[wa]l瓜2瓦3化

ie[je]l邪2也 3 夜 e[a]l遮2者

iang[jaIJ] 1良羊2兩3亮 ang[叨]l方
2丈3放 uang[waIJ] 1莊2冏 Ue[qe;]4略
約 uo[wo]4灼 u[u]4縛 iao[jau]4藥

uang[w叨]l王2往3況 Ue[qe:]4箋

ang國]l郎2朗 3 浪 e[a]4各uo因o[wo丨

au]4落

uang[w叨]1光2晃3曠 uo[wo]4郭

庚梗映陌二開* .r吡1/k eng[aIJ]l庚2梗猛3孟 ang[叨]l盲 ing 

[jaIJ]2杏 e[a]4格 o[o]4伯陌 ai [ai] 
4白

庚梗映陌二合*rw氝1/k eng[ aIJJ 1橫3橫 uang[ waIJ]2礦 uo[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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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虢

庚梗映陌三開勺氝1/k ing[jaJJ]l京兵2影3敬 i[i]4戟

庚梗映三合 * jw氡］

耕耿諍麥二開* rerjk 

耕 諍麥二合* rW€1J丨k

清靜勁昔開 * jerjk

清靜勁昔合 * jweJJ/k

青迥徑錫開 * erjk

青迥徑錫合 * WeIJ丨k

曾攝：

蒸拯證職開 * jiIJ丨k

職合 可wik

登等瞪德開 * arjk

登 德合 * WaIJ丨k

流攝：

尤有宥 * jau

侯厚候 * au

幽黝幼 *iu

深攝：

侵寢沁緝 * jam丨p

咸攝：

覃感勘合

談敢闞盎

* ;)ffi丨p

*om丨p

ong[U1J]l榮 iong[quIJ]2永 ing[jaIJ」

3 (命）

eng[aIJ]l耕萌2耿3迸 ing[jaIJ]l莖2幸
e[a]4革 ai[ai]4麥

ong[uIJ]l宏 eng[aIJ]3(迸） uo[ wo]4獲

ing[jaIJ] 1 盈2郢井3令 eng[aIJ]3正政

en[an]l貞 i[i]4益昔 -i[月4隻

ing[jaIJ]l營2頃 eng[aIJ]3(正） i[i]4役

ing[jaIJ] 1 經丁2挺鼎3定 i[i]4歷擊

iong[quIJ]l扁2迥 ing[jaIJ]3(定） U[y」

4闃

ing[jaIJ]l陵冰3應 eng[aIJ]l乘2拯3證

i[i]4力逼 -i[月4職

i[i]4(逼）

eng[aJJ]l登滕2等3鄧 en[an]3冝 e[a] 

4則德 ei[ai]4北

ong[WJ]l肱 uo[wo]4或

iou[jau]l鳩求由流尤2久九柳有3救祐

ou[au]l周2否3咒 u[u]2婦3副

ou[au]l侯鈎2口后3候奏

iou[jau] 1 幽虯2黝3謬 iao[jau]l彪

in[jan]l林金2錦飲3禁 en[an]l針2甚

茌稔3鴆 i[i] 4立及 u[u]4人

an[an]l含2感3紺 e[a]4合 a[a]4答

an[an]l甘三2敢3濫 e[a]4盒 a[a] 

4雜



鹽琰豔葉

添忝舔帖

咸賺陷洽

銜檻鑑押

嚴儼廬業

凡範梵乏

* je坷p

*em加

＊函叫p

* ram丨p

* jam丨p

* jam丨p

ian[jan]l廉鹽2琰檢3豔驗 an[an]l占

2冉3贍 ie[je]4葉 e[a]涉輒

ian[jan]l兼2忝玷3念 ie[je]4協

ian[jan]l咸2減3陷 an[an]l讒2斬

ia[ja]4洽

ian[jan]l銜3鑑 an[an]2檻3懺 ia[ja]

4甲

ian[jan]l嚴2 JCD 3讖ie[je]4業

ian[jan]3劍 an[an]l凡2犯3梵 a[a]

4法

第三節 中古鉤書與舊體詩詞的用約

《切鈞》(601 年）原本已佚，目前可以見到的基本上

都是它的修訂本。 有兩大類：

(1)唐代和五代的約書，流傳下來的絶大部分是殘

本，並且大多是手抄本，其中有許多是敦煌文獻®。 它們大致包括：

a) 較早期的《切約》 殘卷多種，最著名的是 S.2071, 通稱 ＇｀切三"®;

b)王仁昫 (7—8 世紀）《刊謬補缺切飽》，簡稱｀｀王飽"'本已失傳，現代陸續

發現三種，以第三種（按發現的時間先後編號）即通稱
｀

｀王三＂者最爲完整

（故此本又稱｀｀全王＂），與《廣約》同爲目前研究《切約》音系最重要的資料；

c)孫惲(8 世紀前期）《唐約》，今存殘本； d) 五代的一些《切約》殘卷。®

(2) 宋代的修訂本，主要指《廣齣》 (1008 年）和《集飽》(1039 年），流

傳至今有多種刻印本，現代又有多種影印本叭《禮部約略》 (1037 年），

O 此","讀y面，義爲
｀｀

依崖所建屋", 與
｀｀

廣＂的簡化字不同。
® 清代末年，在甘肅敦煌發現了一大批珍貴的古代文獻，主要是唐代的，大多數是手抄

本。 這些文獻很多被外國人斯坦因 (A Stein) 和伯希和 (P. Pelliot) 得到，現主要藏於英國倫

敦大英博物館（編號 s, 爲斯坦因所得部分）和法國巴黎國民圖書館（編號 P, 爲伯希和所得部
分），其中包含多種鈞書和其他音鈞學文獻。

® 這是
＇，

《切齣》殘卷第三種＂的簡稱，因王國維曾考證三種《切約》殘卷，以此爲第三種。
® 這些飽書均載於周祖謨編（（唐五代鈞書集存》（中華書局 1983 年，北京）。
® 目前最常見的《廣鈞》本子是刻於清代的 ＇｀吳門張士俊氏澤存堂版本＇＼現有多種影印

本。 周祖謨有以澤存堂本爲底本的《廣鈞校本》（商務印書館 1937 年，北京；又中華書局 2004 年 ':ft

京），另有余迺永《新校互註宋本廣鈞》（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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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若千種南宋的修訂本。

從《切約》到《廣約》、《集約》，有一些方面發生了改變。 如《切約》原

有一百九十三約，｀｀王鈞＂ 一百九十五約，《唐飽》二百零七飽，《廣飽》、

《集飽》和《禮部約略》都是二百零六約；《切約》收字僅約一萬一兩千，

《廣鈞》增至二萬六千餘，《集飽》更達五萬三千餘（其中許多是異體字）。

其中編於中古後期的約書，多少會受當時語音的一些影響，例如《廣

鈞》、《集約》都有少數莊、章組聲母相混的例子（一個著名的例子是章母

的｀｀ 真＂字｀｀ 王鈞＂爲 ｀｀職鄰反"'而《廣約》誤爲 ｀｀ 側鄰切"'以莊母字爲切上

字），《集約》的唇音聲母輕、重有別，四等約有已經産生* -j-介音的迹象，

二等約介音有向* -j-演變的趨勢，等等。 不過從總體而言，它們基本上

是一致的，都表現了（或主要表現了）中古前期的漢語音系。

� 言 《廣飽》的目錄在各約下有
｀｀

獨用,, :· 同用＂的標注，指

§ 明在作詩押昀時，哪些昫可以合在一起互才

心*� 哪些只能單獨押鈞（獨用），是古代科舉考試時必須遵守

的官方規定。 如東約注
｀｀

獨用＼冬飽注 ｀｀鍾同用＂ （即冬鍾兩鈞可通押），

支飽注
｀｀

脂之同用＂（支脂之可通押）等。 現在看到的不同版本的《廣飽》

中，這些標注不完全統一，清人戴震《聲鈞考》卷二曾作考證，以下是他

的考證結果（平賅四聲；去聲不同者括注於後）：

東獨用 冬鍾同用 江獨用 支脂之同用

微獨用 魚獨用 虞模同用 齊獨用（霽祭同用）

泰獨用 佳皆同用（卦怪夬同用） 灰哈同用

廢獨用 真臻諄同用 文獨用 欣獨用

元魂痕同用 寒桓同用 刪山同用 先仙同用

蕭宵同用 肴獨用 豪獨用 歌戈同用

麻獨用 陽唐同用 庚耕清同用 青獨用

蒸登同用 尤侯幽同用 侵獨用 覃談同用

鹽添同用 咸銜同用 嚴凡同用

有的學者認爲這些條例始於唐初，有的認爲始於宋初，迄無定論。

其所定各鈞系的分合跟中古前期的詩文押約情況大體相符，不合的大

致上只有兩處： (1) 中古前期詩文中泰約與灰、哈鈞的去聲隊、代約常

常通押； (2)欣約系一般跟真、臻、諄鈞系通押。 泰、欣之定爲獨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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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爲了不打亂傳統飽書中各飽排列的次序，因爲同用的約總是在排
列上相鄰的，而泰飽與隊、代鈞不排在一塊，欣鈞系跟真、臻、諄鈞系也
被其他約系隔開了。 此外，廢鈞字少，罕作約朐，難斷其在中古前期飽
文中是否獨用。 其餘的可説是基本上相符。 從這個角度説，它們爲唐
代人所定（不一定在唐初，也不一定是官方所定）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不過，現見的唐代約書均没有這類標注。

《集約》和《禮部約略》 也都有這種標注（只是 ｀｀ 同用 ＂ 改稱爲 ｀｀與X
通＂），但有三處不同於《廣約》： (1) 文、欣鈞系通； (2) 鹽、添鈞系與嚴
鈞系通，咸、銜飽系與凡飽系通，而嚴、凡約系分開； (3) 廢約與隊、代
約通。

中古後期的宋代，雖然實際語音的發展已經突破這些分合的界
限（例如東冬鍾已合－，元飽系合人先仙而與魂痕相遠，青併於庚耕
清，等等），但舉子應試仍得遵用這些規定。 《 禮部約略》之冠以 ｀｀ 禮
部 ＂ 二字，正是指此約書適用於由禮部主持的科舉考試。 所以宋人
的詩（尤其是近體詩）的用約儘管常跟中古前期的用飽差不多，但並
不説明其時的約母系統跟中古前期相比没什麼變化，而只是 因爲這
些詩被 ｀｀官飽 ＂的用約條例所拘。 古體詩和詞的用飽則一般不太受
這些約束。

恋或改改為 從《廣飽》成書到《集飽》開始編撰，中間隔了不到
三十年。《集飽》有好些特點，在文字方面是收了很多

嵒�蕊 異體，音系上是反映了一些中古後期的語音現象，上面
已談到。 現在要介紹的是 它在字音方面的特點，就是有很多一字多音
的情況，包括多義多音和同義多音。 一個字除常用的音以外的讀音，習
慣上稱爲｀｀ 又音＂ 。 在《切約》中，大多數字都是一字一音，又音是很少
的，後來的修訂者陸續添補了一些，到《廣約》中，又音已經不少。 而《集
鈞》的編撰者本着 ｀｀務從該廣" (《集飽》 ｀｀飽例 ＂ 語）的原則，更大加收羅，
企圖做到搜集無遺（這也是它以｀｀集＂ 命名的含義），使又音的數量大大
增加。

《集鈞》所增加的又音，從性質上説主要是兩類： 一是當時實有的讀
音，二是訓詁音。 下面分開説説。

(1) 有一些字音在中古實際存在而《廣鈞》没有收，《集約》補人了。

,;:,,,,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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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晚唐人秦韜玉《貧女》： ｀｀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 ＂此處
｀｀儉＂如訓 ｀｀儉樸＂於詩意不通。 比較《唐會要》卷三十一中 ｀｀婦人高髻險

妝，去眉開額，甚乖風俗，破頗常儀，費用金銀，過爲首飾＂等語（又見《新
唐書》卷二十四），可知 ｀｀儉"乃 ｀｀險 ＂之借字。 但《廣鈞》 ｀｀儉 ＂ 巨險切，｀｀險"

虛檢切，兩不同音 。在《集約》中，此二字除《廣鈞》所載的音外，又都有
｀｀居奄切＂的音，可見它們在當時確實可以是同音的。 。

有些現代字音跟 《廣約》不對應的，往往可以在《集約》中找到源

頭。 如 ｀｀儉"《廣約》 ｀｀ 巨險切,,'推爲今普通話應作jian, 但普通話實際

上讀」兩n,對應《集約》的｀｀ 居奄切,, 0 方言音中這種情況也不少，如
｀｀踏,, 《廣約》｀｀託合切"(透母），普通話ta與之對應，而廣州話音[tap』
爲陽人，聲母不送氣，跟這個反切對不上，而對應《集約》 ｀｀達合切 ＂（定
音）的又音。

(2)訓詁音指根據對古代典籍中的字的訓詁而定下的音，往往是從

各種訓詁著作中搜集來的書面讀音，大多不是當時實際口語中 所有的。
仍以 ｀｀儉 ＂和 ｀｀險"爲例，《集鈞》巨險切 ｀｀儉 ＂字下列 ｀｀險 ＂ 字 爲異體，釋云：
｀｀ 《説文》：｀約也／或作險。 ＂其依據是上古經籟中 ｀｀險 ＂ 可假借 爲 ｀｀儉"®,

而不是中古時 ｀｀險 ＂字真有｀｀ 巨險切＂之音。

又例如｀｀辟＂字，《廣鈞》只有三個讀音，《集約》竟多至十四音，其中
多爲訓詁音，如 ｀｀母瑰切＂ 下作 ｀｀ 彌弭制止＂的異體，｀｀ 匹智切＂下作｀｀譬＂的
異體，｀｀毗義切＂下作｀｀避＂的異體，｀｀ 匹計切＂ 下作 ｀｀ 脾＂的異體，根據的都

是古籍中的假借@;"必郢切＂ 的音則據《經典釋文》 爲《莊子· 庚桑楚》
｀｀至信辟金＂中｀｀辟＂字所注的｀｀必領反"(實際上是讀 爲 ｀｀屏")。《集約》的

編撰者有時也有自己的眼光，如 ｀｀賓彌切＂的 ｀｀紕＂字下列 ｀｀辟＂字爲異體，

云：｀｀緣也。《禮》作辟。 ＂ 這指的是《禮記·玉藻》 ｀｀ 而素帶，終辟"'鄭玄

注：｀｀辟讀如裨冕之裨。 裨謂以繒採飾其側。 ＂ 同書同篇有 ｀｀縞冠素紕"'
鄭玄注：｀｀紕，緣邊也。 ＂與鄭玄不同，《集鈞》以 ｀｀辟＂ 爲｀｀紕 ＂ 之借，而非
｀｀ 裨＂之借（｀｀紕,, .... "裨＂同音，兩字爲同族詞）。

以上兩類又音，第一類可作語 音史研究的資料，第二類則主要是具

® 讀居奄切的
｀｀

險
＂

訓
｀｀

山形似重甑,, , 與讀虛檢切的
＇｀

阻雞,, 義不同，也合於
＂

高髻險妝,, 0

《貧女》詩中
＇｀

儉
＂

與
｀｀

高
＂

對仗，亦合。

® 參看王念孫《讀書雜志·荀子第五》。

® 《集鈞》的
｀｀

異體
＂

與文字學上的
｀｀

異體
＂

概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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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訓詁學上的意義。

到了13世紀初葉，出現了
｀｀

平水鈞"立明、清兩代的

｀｀詩鈞"'包括各種爲應試和日常作詩而編的飽府、詩約輯

要等，都是按平水鈞排列的。 下面拿清初《佩文的府》的一百零六鈞與

《廣飽》作一 比較（小字爲平水鈞所包含的《廣約》飽目，方括號內是《廣

飽》不同於《佩文鈞府》的前目）：

上平－東 二冬鍾 三江

六魚 七虞模 」＼齊

十一真臻諄 十二文欣 十三元魂痕

下平－先仙 二蕭宵 三肴

六麻 七陽唐 八庚耕清

+-尤侯幽 十二侵 十三覃談

上聲－董 二腫 三講

六語 七麋姥 八薺

十一軫準 十二吻隱 十三阮混很

十六銑獼 十七篠小 十八巧

二十一馬 二十二養蕩二十三梗耿靜

二十五有厚黝二十六寢二十七感敢

二十九賺檻范

四支脂之 五微

九佳皆 十灰n台

十四寒桓 十五刪山

四豪 五歌戈

九青 十蒸登

十四鹽添嚴 十五咸銜凡

四紙旨止 五尾

九蟹駭 十賄海

十四旱緩 十五滑産

十九皓 二十苛果

二十四迥拯等＃

二十八琰忝儼

去聲 一送 二宋用 三絳 四置［宜］至志五未

六御 七遇暮 」＼霽祭 九泰 十卦怪夬

十一 隊代廢十二震桴 十三問掀十四願 ，愿恨 十五翰換

十六諫擱 十七霰線 十八嘯笑十九效 二十號［另］

二十一箇過 二十二獁 二十三漾宕二十四敬［映J諍勁

二十五徑證皚＃二十六宥候幼二十七沁 二十八勘闞

二十九豔舔廬 三十陷鑑梵

人聲一屋 二沃燭 三覺 四質術櫛 五物迄

O 在金朝任平水（今山西臨汾）書籍（官名）的王文郁編有《平水鈞略）） (1229 年），南宋江北

平水（不詳在何地，不排除是南遷的臨汾人的聚居地）人劉淵編有《壬子新刊禮部鈞略》 (1252 年），後

一般以此二人爲
｀｀

平水約"命名之原。 不過其實他們都是前有所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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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没 七曷末 八黠鎝 九屑薛

十一陌麥昔十二錫 十三職德十四緝

十六葉帖＃十七洽押業乏＃

十藥鐸

十五合盎

平水鈞基本上是依照《禮部飽略》同用之例進行合併，只有少數出

人，即上面後帶＃號的幾處： a)《禮部約略》迥獨用，拯與等通，徑獨用，

證與嵖通，平水前則迥拯等合併、徑證嵖合併； b)《禮部約略》葉與帖、

業通，洽與押、乏通，平水前則是業前歸在洽鈞裏。 平水鈞雖産生於南

宋而流行於明、清，但完全不反映近代語音特點，甚至不反映中古後期

語音特點（只有不同於同用例的上聲二十四、去聲二十五，可暗示中古

後期庚、曾攝的合併），而主要是反映了中古前期的用約習慣。 其中有

一些分鈞跟中古後期以後的語音情況相去甚遠。 例如元約系之與魂、

痕約系合一，而與先、仙鈞系分開，便給文人、學子們記憶約字帶來極大

不便，所以獲得了
｀｀

該死十三元
＂

的
｀｀

雅號
＂

。 又如東、冬分別，也是反映

平水朐守舊的極端例子。

本來，明初出現過一本《洪武正約》，所表現的音系還比較接近當時

的實際語音，但有明一代，却没有多少文人用它，作爲奉敕編撰的官約，

竟被平水飽所壓倒。 究其原因，主要是它太不合唐詩的押鈞習慣。 由

此亦可見舊時代文人傳統的崇古心理多麼強大，連皇帝的權威也抗它

不過。

婷滔改

钅北宋？ 北宋時期並没有專門用於詞的鈞書，因爲詞本是格律

詩之外的俗曲俚歌，是文人們在閑適之餘的游戲之作（所以

別稱
｀｀

詩餘
＂），只要隨口相諧即可。 也正因爲如此，詞的用

飽更能反映當時的實際語音。 據説兩宋之際的著名詞人朱敦儒曾編過

一部詞前，早已失傳了立明、清時出現了不少詞約（如清人戈載的《詞

林正約》），不過與北宋詞的用約多少有出人。 據現代學者的研究，北宋

詞約分爲十七部，如下（冒號後是各部所包含的《廣飽》的約系，但人聲

另外列出；擬音把介音略去，只標約基）®=

® 明、清之際出現一本自題爲宋刊本的《詞林約釋》，乂名《詞林要約》，分約與（〈中原音

朐》全同。 據後人考證，是明代人所作，且名爲詞約，實爲曲約。

® 此處所論，主要依據朱曉農（（北宋中原鈞轍考一－項數理統計研究》，並參考魯國
堯《論宋詞約及其與金元詞約的比較》（載《魯國堯自選集》，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鄭州）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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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部：東冬鍾 UTJ
2. 宕部：江陽唐 DlJ

3. 梗部：庚耕清青蒸登 EIJ,aJJ
4. 山部：寒桓刪山元先仙 on,an,e:n

5. 臻部：真臻諄欣文魂痕 an

6. 咸部：覃談咸銜鹽添嚴凡 om,am,e:m

7. 深部：侵 am

8. 假部：麻佳（少數）夬（少數）歌（少數） a

9. 果部：歌戈 o
10. 效部：蕭宵肴豪 ou,au,e:u

11. 流部：尤幽侯 au

12. 遇部：魚虞模侯唇尤唇（部分） u

13. 蟹部：泰lffl J]台佳皆夬泰合（部分）灰（部分）
． ． ． 

01, al, Ul 

14. 止部：支脂之微齊祭廢泰合（部分）灰（部分） i, ei

15. 屋部：屋沃燭 uk

16. 鐸部：覺藥鐸 成

17. 百部： a)盎組：曷末黠錯月屑薛盎合洽押葉帖業乏 ot, at,
et,op,ap,ep 

b) 德組：質櫛術迄物没陌麥昔錫職德緝 at,ak,ap

略作説明如下：
(1)梗部中梗、曾兩攝通押，而略有分別。

(2) 假部有少數佳、夬、歌約系字。
(3)遇部有侯、尤飽系唇音字。

(4) 泰合和灰飽系處於變化當中： 一 部分字在蟹部，如 ｀｀ 梅回背"

等，一部分人止部，如｀｀蓓檜＂等，還有一部分字兩部兼押，如｀｀碎會＂等。
(5)百部分兩組，盒組的約腹是* D, a, E 元音，德組的約腹是*a元音

（由此可見梗攝入聲字的約腹已不是* E, 發展得比梗攝舒聲約要快）。

兩組之間通押不是很多，如果把它們分成兩部也不妨（那樣就是十八

部）。 盅組中* -t與*-p飽尾字相押，德組中* -k,-t和* -p約尾字相押，

這説明在歌唱中，不同塞音鈞尾的音色是相似的，而且爲吐字方便，它
們在歌者的口中有可能被中和爲 ＊ －？。 但這可能反映人聲鈞尾消變的
開始，還未足以證明在當時的實際語言中，這三種人聲約尾的區別已經

， 



完全消失叭至少在*o元音後的* -k尾是獨立的。 同時期別的證據也

可以證明，那時的* -p飽尾仍然保持着。
(6)宋詞中有少量人聲鈞字跟陰聲飽字通押的例子，且其歸鈞往往

與後來的《中原音約》相吻合。 這可能表明在宋代已有部分人聲鈞字的
飽尾在向 ＊ －「演化。 ®

拿這十七（或十八）部與本章第二節所述鈞圖十六攝、二十圖和

中古後期約母拼合表相參照，可見大致上就是十六攝中舒聲約江攝

與宕攝、梗攝與曾攝合併，又蟹攝一部分轉歸止攝，其餘同鈞圖；人
聲鈞江、宕攝也合併，山與咸攝合併，梗、曾、臻、深攝合併，通攝
獨立。

第四節 中古的聲調、平仄與詩詞格律

94 
『：：蝨r1 中古漢語有四個聲調，即：平聲、上聲、去聲、
fo. • • 一 一... -� 

-� 心心心� - 漢語之有四聲自何時始，有不同看法。 一般認
爲至遲在魏普時四聲已大備。 ® 古人認識並明確劃分四聲，大約是在

南北朝的早期。 南北朝時文壇的風氣，是崇尚形式美，而且當時的文

人詩剛從古樂府的歌唱形式轉爲吟啄的形式，所以文人們特別注重

詩文中的語音問題，逐步地把各種音鈞知識，特別是在當時還不太爲

人熟知的四聲的知識運用到文學創作中去，利用各種語音手段，尤其

是聲調高低緩急的交替使用來營造聲律之美。 ® 《南齊書》卷五二 ｀｀ 陸

厥傳 ＂載：

永明末，盛為文章。 吳興沈約、猿郡謝胱、琅邪王融，以氣類相

推轂。 汝南周頤，善識磬鈞。 約等文皆用官商，以平、上、去、入為
四磬，以此制約，不可增減，世呼為 ｀｀ 永明體 ＂ 。

｀｀永明＂是南齊武帝年號，時在公元 483—493 年。 周顒（？ 一485)

O 在現代廣州方言歌中，只要腹鈞一樣， [-p,-t,-k]尾字是可以互相押鉤的。
® 參看魯國堯《宋詞陰人通卟現象的考察》（載（（音鈞學研究〉）第二輯，中華書局 1986 年，

北京）。
® 參看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古四聲説》。
® 參看朱光潜《中國詩何以走上

｀｀

律＂的路？》（載《國學季刊》第 5 卷第 4 號， 1935 年，北平）。



寫過一本《四聲切約》，有可能是本約書，或者是討論四聲和反切問題

的，沈約(441一513)寫過一本《四聲譜》，則大約是講永明體的聲律
｀｀

四

聲八病
＂
的叭都早已失傳。 舊時有種説法是沈、周等人制定或創立了四

聲，那是完全錯誤的，因爲任何自然語言中的語音成分都是不可能由人

工創造出來的。 ®

至於中古時期這四個聲調的讀法，在唐代流傳着這樣的口訣：
｀
｀平

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人聲直而促。噴）現代音飽學界對中

古四聲的調值硏究還比較少，歸納起來有這些觀點：

(1) 平聲是個平調。 這個聲調之所以被命名爲
｀｀
平

,,
'除了

｀｀
平

＂
字本

身屬於這個聲調以外，還有描摹其發音狀況平穩這麼一層意思。｀
｀
哀而

安
＂
大約也是指發音平穩。 梵漢對音一般用平聲字對譯梵文的長元音

字，顯示平聲在音時方面還比較長。調型的平和音時的長相關，因爲不

平的調是很難延長的。

(2) 上聲可能是個升調。 中古
｀｀
上

＂
字有兩讀，一讀上聲，是動詞，－

讀去聲，是方位詞。 上聲的
｀
｀上

＂
讀上聲，義爲上升；

｀
｀厲而舉

＂
也有上升

的意思。 此外，上聲還可能是比較短的，因爲梵漢對音中常用上聲字對

譯梵文的短元音字。

(3) 去聲的調型不太好判斷。 從多種資料看，唐代首都長安音的去

聲大約是個降調；但從玄奘的梵漢對音看，洛陽音的去聲可能是個平

調翌就音高而言，去聲可能是比較低的。

(4) 人聲是短促調。 既然人聲字都帶塞音鈞尾，當然就短促，看

看現代方言的人聲就知道這是没有疑問的。 ｀｀直而促
＂

也説得很

明白。＠

(5) 從音位上説，四聲是四個
｀｀

調位"'但不一定就是四種讀法。考慮

到實驗語音學所揭示的發音原理，聲母的清濁必然會影響聲調的高低，

O 有人認爲沈書是一本約書；舊時俗儒且將《切鈞》、《廣鈞》甚至
｀｀

平水飽
＂

指爲
｀｀

沈鈞",

實在是極大的誤解。

® 有種很流行的説法是當時文人受佛家誦經的啓發而發現或發明了四聲。 這種説法

證據不很充分。

® 見 H 本僧人弘法（遍照金剛， 774
一

835) 《文鏡秘府論》卷四
｀｀

文筆十病得失
＂

所引。

® 參看尉遲治平《周、隋長安方音再探》（載（（語言研究》 1984 年第 2 期，武漢）、施向東〈〈玄奘

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

® 有的學者猜測中古的人聲在音高上跟去聲一致（參看李榮（〈切鈞音系〉）152—153 頁）。

這還有待進一步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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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應該認爲四聲其實有八種讀法，即：清平、濁平、清上、濁上、清去、
濁去、清人、濁人，以聲母的清濁爲分界，清高而濁低。也可以用後代習
用的術語｀｀陰陽＂來區分，稱爲：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
人、陽人，是所謂 ｀｀ 四聲八調" 0 以漢語爲母語的古代中國人對此可能感
覺不出來，而唐代來中國學習佛教的日本僧人却感覺到並記錄下來
了卫不過第一，這清濁或陰陽之別是非音位性的，没有區別意義的作
用，只是爲後代的聲調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第二，同 一個調位的兩種
讀法高低不會相差太大，否則不會被歸爲一個聲調，像 ｀｀ 東，德紅切" '\

｀｀韶，市昭切 ＂這樣清濁互爲反切下字的反切也説明了這一點。

恋造或改

钅平仄與？ 永明體講究四聲的搭配使用，其聲律屬於 ｀｀ 四聲律"0

钅平仄律§ 後來的文人把四聲分爲二：平聲爲一方，上、去、人爲另一
趴嵒駟磷i 方，合稱｀｀仄聲＂ 。以平聲和仄聲搭配使用的近體詩的聲

律是 ＇｀平仄律 ＂ 。四聲律是四種聲調的四向對立，平仄律是平與仄的二
元對立。經過一段從四聲律向平仄律的過渡期，近體詩的平仄律在唐
初趨於成熟。 ®

在聲調系統中，上、去、人 是三個不同的聲調，但在平仄律中，它們
都被無區別地視爲仄聲。如博氐氣:, C 催 e 黃 C 鳥＂ （杜審言《和普陵陸丞
早春游望》）和"C 海B :, C 生 c 殘夜 ::) " (王灣《次北固山下》）兩句各自都有
兩個平聲字和上、去、人聲字各一 個，兩句的平聲字位置一樣（在第三、
四字），而上、去、人聲字的位置就都不一樣；可是從平仄律的角度説，兩
句都是｀｀ 仄仄平平仄"'没有區別。顯然，上、去、人這三個聲調具有一種
共同的語音特徵，而這一特徵是平聲所不具備的；這個特徵使得在平仄
律句的模式中，上、去、人三聲字之間不論怎樣替換或倒置，只要不出仄
聲之外，就都不會影響近體詩的句式（及句式組合）在吟啄時産生的音
響和諧效果。

由於對中古聲調研究得還不移透徹，上述這個特徵到底是什麼，目
前還不能十分肯定。在音飽學界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平仄律是一
種長短律，即平聲音步是長音步，仄聲音步是短音步；在律句中，長短音

® 參看尉遲治平《 H 本悉曇家所傳古漢語調值》（載《語言研究〉）1986 年第 2 期，武漢）。 人們

對自己母語中不形成音位對立的語音差別的敏感程度遜於外族人，這是一種常見的現象。

＠ 參看何偉棠（（永明體到近體》（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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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相間，構成吟咪的節奏。 ® 這一觀點建立在如下假設上：平聲是平

調，因而適於在吟咪中曼聲拖腔；人聲有塞音鈞尾，當然是短音；上聲是

急促的升調，升到一定音域就無法再升，也就延長不了；去聲是降調，降

到一定音域也同樣難以繼續往下降，也不好延長。 這同前面所説的四

聲調值的大致情況是基本相符的。 ®

李涪《刊誤》(895年以前）
｀｀
切鈞 ＂條指摘《切約》説：

恨怨之恨則在去罄，佷戾之佷則在上磬；又言辯之辯則在上

罄，冠弁之弁則在去磬；又舅甥之舅則在上磬，故舊之舊則在去磬；

又皓白之皓則在上磬，號令之號則在去磬。

｀｀佷辯舅皓
＂
本都是全濁聲母上聲字，至其時變爲去聲，與全濁聲母

去聲字
｀｀
恨弁舊號

＂
同音，李涪遂誤以爲是《切約》搞錯了。 比他稍早的

韓愈(768—824)作《諱辨》（見《全唐文》卷五五八），反對同音避諱，

他説：

漠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

其意謂
｀｀
杜"'"度

＂
二字同音，杜度的兒子要是避他父親的名諱而及

於同音字，那就連自己的姓也在避諱之列了。 依《切約》系統，｀｀杜
＂
爲定

母上聲字，｀｀度
＂
爲定母去聲字，本不同音；而到韓愈時變得同音，顯然是

｀｀杜
＂
字讀爲去聲了。 從韓愈及其同時期的文人，尤其是白居易(772—

® 參看張世祿《關於舊體詩的格律》（載（（張世祿語言學論文集〉知學林出版社 1984 年 ｀ 上海）和
張洪明（〈漢語近體詩聲律模式的物質基礎》（載《中國社會科學》 1987 年第 4 期，北京）。 律詩毎句五

個或七個字（音節），分爲三個或四個音步，其中有一個音步是由一個音節（一個字）組成的，其

餘的是兩個音節（兩個字）爲一個音步；在由兩個音節組成的音步中，長或短主要由後一音節
制約。 所以舊時講詩律，有

｀｀

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
＂

之説，雖不盡然，亦有道理。

® 假定去聲不是降調，而是低平調，那也可以認爲聲調低沉的字由於清晰度不足，不適
宜掩長腔調來吟哦，所以也歸人短音步。 對

＂

長短律
＂

中的
｀｀

長短"'不僅可以理解爲所用字音

本身的音長，也可以理解爲這些字音是否適宜於延長，或在吟味的習慣中是否延長。

® 這里的
｀＇

濁r."或
｀｀

陽上
＂

指全濁上聲，不包括次濁上聲；全濁聲母是指中古後期的而

非中古前期的．也就是不包括云母。 云母在中古後期是次濁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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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的詩文押約中，也可以看到全濁上聲字與去聲字通押特別頻繁的
現象。

不過這一變化在中古後期 I 大概只涉及一部分濁上字，整個變化

是到中古後期1I才全部完成的。 編製於11期的約圖並没有把這情況表
現出來，全濁上聲字仍列在上聲位置上。 校刊《鈞鏡》的張麟之寫於公
元 1161 年的條例中有 ｀｀ 上聲去音呼＂ 一條，指出 ｀｀上聲濁位並當呼爲去

聲＂ 。 飽圖在這一方面的安排是爲了遷就《廣約》等約書的分鈞（這些約

書是按聲調分鈎的）。

套司司�*-�
中國上古的詩是用於歌唱的，但到後來脱離了

詞律與中古？
後期平仄

、
窗 音樂。 中古以後近體詩的平仄律是適宜於吟啄的長

的關係g
嵒靼靼靼碎釒 切的詩歌形式興起，即配着特定的曲譜（詞牌）來填

人歌詞，這就是｀｀詞＂。 詞在北宋發育成熟，在文人中極爲流行。 由於音
樂節奏是現成的，所以詞的聲律必然不是長短律；而所填的詞要求與音

樂旋律相配，所以詞律應是高低律，就是按樂曲的抑揚起伏來安排不同
音高的字。 儘管在寫作實踐上，北宋詞人對各個詞牌的各句、各字的聲

調安排非常講究，但因爲當時有音樂作依據，只要按音選字，聽來和諧
悅耳即可，所以對於北宋詞人來説，詞譜是不必要的，他們也不大去討

論詞的格律。 進人南宋以後，詞與音樂的關係漸漸疏遠，詞牌的唱法也

漸漸失傳。 與古詩所走過的道路一樣，詞從最初民間的歌唱形式，最後

也演變爲文人手中的一種純文學形式。 這樣後人自然没法再依樂填

詞，於是便研究宋人（主要是北宋人）作品的聲律，並仿照着作詞。 現見

的詞譜、詞律專書都是明、清時人編寫的（如清人萬樹的《詞律》）。
詞的格律有如下特點：
(1) 大致上仍按平仄把字音分爲兩大類，兩類字交替使用，構成聲

律上的變化。 可以説詞律仍大致上是平仄律，但如前所述，這裏的平聲

與仄聲不會是長音與短音的對立，只能是高音與低音的對立。 至於其
時是平高仄低還是平低仄高，目前還難以下斷語。

(2) 仄聲內部有區別，去聲與上聲用法不盡相同。 南宋沈義父《樂
府指迷》云：

腔律豈必人人皆能按鶯填譜，但看旬中用去磬字最爲緊要。



然後更將古知音人曲， 一 腔三兩隻參訂，如都用去罄，亦必用去

磬。 ……上聲字最不可用去磬字替，不可以上、去、入盡道是側

罄®便用得，更須調停參訂用之。

例如，在北宋人的作品中，《滿江紅》上、下片末飽之首字（即岳飛詞

作中
｀｀

莫等閑白了少年頭"""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之
｀｀

莫"""待
＂

二字的位

置）超過80%用去聲字；《賀新郎》上、下片第四約之首字（即蘇軾詞作中

｀
｀

漸困倦孤眠清熟"'"又恐被秋風驚緑
＂

之
｀｀

漸"'"又
＂

二字的位置）則超

過90%用去聲字。 可見沈氏所言不虛。 由此可推斷在中古後期II , 上

聲與去聲在調型上相距較大（因同屬仄聲，上、去聲的音高應該接近）。

(3)平聲字有時可以用人聲字或上聲字來代替。 南宋末年張炎《詞

源》卷下
｀｀

音譜
＂

條有
｀｀

平聲字可爲上、人
＂

之語，沈義父亦云
｀｀

平聲却用得

人聲字替"0 例如《全宋詞》第一冊載晏幾道（約1030—1106)《臨江仙》

八首，其中六首下片第二句均作
｀｀

平平平仄平平,, , 如
｀

｀行雲終與誰同"'

"深情惟有君知
＂

等，但有兩首此句爲：
｀

｀陽關疊裏離聲,,'"流霞淺酌金

船",第三字用人聲或上聲字。 此即人、上可代平之顯例。 近代時期
｀｀

人

派三聲'''其中人聲全濁聲母字派於陽平，而上聲與陽平在調型上也相

若，宋詞中的上述現象是否是近代聲調演變之先聲，還有待對北宋詞律

更深人的研究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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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古 音

第一節 上古約部及其相互通轉

上古音也可以分作前、後兩期，習慣上以秦代爲界，先秦爲上古前

期，兩漢至西普爲上古後期。 ®

100 閂 1 上古前期內部的分期

？ 
., .... � 上古前期可分I、II兩期：I期爲周朝建立（約

統§ 公元前 11 世紀）以前，主要研究資料是甲骨文和早

心心心心心說 期金文等古文字材料®; II期爲西周、春秋、戰國（約

公元前 11 世紀至公元前 3 世紀），主要研究資料是《詩經》和同時代其

他約文的押約系統。 習慣上稱 I 期爲 ｀｀諧聲時代"'II期爲 ｀｀《詩經》時

代＂ 。 由於《詩經》及其他先秦文獻中人鉤的字很有限，所以研究II期的

語音也要以對諧聲系統的分析爲補充；而由於各諧聲系列的相對獨立

性，光靠諧聲材料無法建立完整的飽母系統，所以研究 I 期語音也必須

參照《詩經》飽部。 事實上諧聲系統與《詩經》押約系統差別不是非常

O 硏究上古音的著作有：高本漢《漢語詞類》、陸志韋《古音説略》，董同龢《上古音昀表
稿》，李方桂《上古音硏究》｀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普南北朝約部演變硏究（第一分冊）》（科學出
版社 1958 年，北京），陳復華、何九盈《古約通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7 年，北京），何九盈《上古
音》（商務印書館 1991 年，北京），陳新雄《古音學發微》（文史哲出版社 1972 年，臺北），余迺永《上古音
系研究》（香港中文大學 1985 年），包擬古 (N. C. Bodman)《原始漢語與漢藏語》（中譯本，中華書局
1995 年．北京）、蒲立本(E.G. Pulleyblank)《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中譯本，中華書局 1999 年，北
京），潘悟雲《漢語歷史音約學》

＂

上古篇,,'鄭張尚芳《上古音系》，沙加爾(L. Sagart)《 L古漢語

詞根》（中譯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等。

® 西周金文從時間上説是在 II 期，但所用的文字和一些使用習慣（如假借用法）多數還
應是在 I 期産生的。



大，而諧聲所表現的某些語音特點也往往能在《詩經》的押飽中看到 一

些痕迹。 下面主要以《詩經》鈞部爲基礎討論上古前期1I的鈞母系統，

． 並涉及1期的某些情況。

2 上古的 ｀｀ 介音＂ 、齣尾和鈞腹

上古音有没有介音，有不同觀點。 本書採用一種觀點：上古音中與

中古介音相對應的成分是上古聲母的附加色彩。 本書所構擬的上古聲

母色彩有* * -w-,-j-,-r-等，這些色彩還可以互相配合。
關於上古約尾，在本章第三節中將作專門的討論，這裏暫列出如下

幾種（第一、二節中所列例字也只標這幾種飽尾）：

喉鈞尾 唇約尾之一 唇鈞尾之．二： 舌齣尾

陰聲約 ＿。

次人約

人聲飽 -k 

陽聲飽 -IJ 

-u

-uk -p 
-m

本書所構擬的上古前期約腹元音有六個CD:

a o u a e i 

略作説明如下：

一1

-ts

-t

-n

(1) **o約腹較常見的變體大概是開口度較大的* * o, 見於 ｀｀ 宵

藥盎談歌祭月元 ＂ 諸部中，因爲在這幾部裏，* * 0 約腹字與* * a飽腹

字押飽。

(2) -��-a飽腹在｀｀魚鐸陽＂三部中的變體可能是個圓唇的* * o, 因爲

它們跟｀｀宵藥盎談歌祭月元 ＂ 諸部中的* * ;)飽腹字關係很密切，見後文

的例子。

(3)·** E 可能有開口度比較小的* * e變體，出現在 ｀｀ 幽覺緝侵 ＂ 和

｀｀脂届質真＂諸部中，因爲在這幾部裏，跟這些鈞腹字押飽的有開口度很
小的* * u鈞腹和* * i鈞腹字。

(4) *·*u元音的實際讀法大約是不太圓唇的，近於* * w, 因爲《詩
經》裏有* * u約母的 ｀｀茂 ＂ 和**a約母的｀｀ 止 ＂相押（《大雅·生民》）這 一

類的例子；而且*·* u約母中有 ｀｀ 軌逵＂等字到中古進人了脂約系，看上去

O 可參看鄭張尚芳《上古音構擬小議》（載《語言學論叢））第十四輯，商務印書館1984年，北

京）。 此處的*a鄭張氏擬爲*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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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在上古不大像有個真正圓唇的飽腹。

3 《詩經））鈞部及擬音

上古没有約書，上古的飽部都是後人根據上古文獻整理出來

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歸納《詩經》約胸而成的約部系統。 《詩經》鈞部

的劃分是清儒音鈞學研究的重點，現代學者對此也獲得了許多重要

成果。 本書參考諸家觀點，分爲三十三部，按約尾分爲四大類十一

組，如下叭

喉鈞尾類： 侯屋東 魚鐸陽 佳錫耕 哈職蒸

唇鈞尾類之一：宵藥 幽覺

唇飽尾類之二：盅談 緝侵丨中

舌鈞尾類： 歌祭月元 脂届質真 微隊物文

下面用約腹、約尾配合表的形式把對《詩經》鈞部所反映的上古前

期II的約母系統的構擬列出。 黑體字是飽部名稱；所注小字表示該鉤

部中包含的《廣鈞》各飽系的飽字（但人聲鈞另列；又每有《廣鈞》一個約

系字分散於上古不同前部，則僅取其數量較多者注之，個別字不能都照

顧到釢。

表2-1

-0 -k -uk
． 

鈞
-
IJ 

-u -
p 

-
m

一

1
-ts -t -

n 

腹

侯 屋 東 宵 菓 盅 談 歌 祭 月
－

兀
。

侯虞 屋－ 東－ 豪 鐸覺 盒押談銜 歌戈泰夬曷末 寒桓
(o) 

麻 覺燭 江鍾 肴 藥 業 嚴 麻 廢 鑥月 刪元

魚 鐔 陽 宵 菓 章 談 歌 祭 月
－

兀
a 

模麻 鐸陌 唐庚陽 蕭肴錫陌 帖洽添咸 齊麻霽怪屑黠 先山
(o) 

魚虞 昔藥 宵 葉 鹽 支 J{Jl. 示 薛 仙

O 參看麥耘《（詩經〉鈞系》（載（（音約與方言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廣州）。 學者們對

上古飽部的稱呼不十分統一 ，本書基本上採用王力《詩經鈞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第 10

頁上的部比但改動少數同音者，以便於指稱，即（等號前爲本書所用者）：哈＝之，佳＝支，中

＝冬。 此外，王書無祭、隊、届三部。 還有一些常見的異稱如下：文＝諄，祭＝泰，物＝術，藥＝
沃，盎＝葉。

® 上古各約部的歸字，可參看陳復華、何九盈《古約通曉》。 但該書把這裏的祭、隊、届

三個次人飽分別併人月、物、質部，反映的是 I 期的情況。



續 表

-0 -k -uk-
IJ 

-u -
p 

-
m 

一
1

-ts
-t -

n 

佳 鍚 耕 鸕 覺 緝 侵 脂 屑 質 真

齊佳支錫麥昔 青耕 蕭肴錫覺 帖洽添咸 齊皆霽怪屑黠 先仙
(e) 

庚清 宵 葉 鹽 支

（脂） 脂 届 質 真
． 

脂 至 質術 真諄1 

櫛

哈 職 蒸 鸕 緝 侵 微 隊 物 文
a 眙灰皆 德麥 登耕 豪幽 合緝覃侵 哈皆代至黠質痕先山

之脂尤職屋三 蒸東三 乏凡東三 脂 術 真諄臻
-------------·--

（鸕） （覺） 鸕 覺 中 微 隊 物 文
u 侯尤 沃 冬江 灰微隊未没物 魂文

脂 屋三 東三 迄 欣

略作説明如下：
(1)有的飽部每部只有一種約腹，有的飽部包括兩種甚至三種發

音相近的約腹。 鈞尾在這個方面有重要的影響：喉鈞尾類約部都是

一部一鈞腹；舌飽尾類約部每部都有兩種約腹；唇鈞尾能使不同約腹

的字在押鉤時的可諧性提高，所以這類約部可容納多至三種約腹。

舉幾個同飽部而鈞腹不同的飽母相押的飽例，以見一斑（下加橫綫的

字爲鈞朐）：

元部** on與**an: 《豳風·伐柯》：｀｀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我覯之

子，篷豆有曌。＂

脂部** ei與* * i: 《鄘風·相鼠》「人而無禮，胡不逍死？＂

文部** an與* * un: 《小雅·何人斯》：｀｀彼何人斯，其心孔墾。 胡逝

我梁，不人我門。＂

幽部** u與** au: 《祁風·擊鼓》：｀｀執子之壬，與子偕老。＂

侵部** em與** am: 《大雅 · 抑》：｀｀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

有心。＂
有的學者認爲上古一個約部只應該有一個約腹，否則押鈞就不會

和諧。 其實押約只是一定社會、文化環境中人們對語音近似性的一種

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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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感覺，對押約的語音要求從來就不是嚴格的、一成不變的。一般來
説，只要鈞母差得不遠，就可以押飽；相近的鈞腹在約尾相同的情況下，
押約就没有問題。根據《詩經》飽朐歸納出來的押飽系統是一個反映古
人語音感覺的系統，它跟當時語音的鉤母系統有對應的關係，但不等於
鈞母系統。今天的研究者的任務是要透過帶有古人心理色彩的語音感
覺去探求當時語音的真相。如果認爲某些字在古人音感上可以一起押
鈞就等於在古代音系中具有相同約腹，這無異於把人對語音感覺的系
統等同於語音系統本身。

(2) 可以把幽部的* * u飽母和脂部的* * i前母都分析爲零鈞尾，把

覺部的** uk約母分析爲帶**-k鈞尾（按這種分析所列的位置在表中

用括號表示），也可以把它們分析爲分別帶** -u, -i ,-uk約尾。這裏爲

整齊起見，用後一分析法。
(3)侵部和中部關係密切，可以合爲一部，也可以分爲兩部，共同與

｀｀唇約尾類之－＂的幽、覺部相配。

砭或網L為改或改

5《詩經》押鈞
5中的合鈞現象［

凶茫靼紀靼蕊3 而鈞腹略有不同的情況見前所述。也有少數不同
約部之間的押約，是爲 ｀｀合約,, 0 CD有幾種不同的合約，各舉數例説明
於下：

(1) 約腹相同、飽尾不同而相押的如（部目下的綫條與約脾下的綫
條相應，下同）：

嗆部**a與豐部* * ak合約：《周頌· 潛》：｀｀以享以担，以介景獲。＂

蒸部* * aIJ與嗆部* * a合約：《大雅· 生民》：｀｀誕置之寒氹，鳥覆
翼之。＂

孟部*·*on與壓部* * ;Ji合前： 《小雅· 桑扈》：｀｀不戢不難，受福

不那。＂
宣部* * ;>U 與墓部** ouk合約：《周南· 關雎》：｀｀參差荇菜，左右荃

之。窈窕淑女，鐘鼓變之。＂
• 

® 關於《詩經》押約，參看王力《詩經齣讀》。 王力有 ｀｀ 通鉤 ＂與
＇｀

合約 ＂之別，本書都稱爲
＂合約"0



以上都是同一組中不同約部之間的合約，這些約部屬於 ｀｀對轉＂ 的
關係。關於對轉，後面再談。有些不是對轉關係的合鈞，如：

嗆部**a與塑部**au合飽：《周頌· 訪落》： ｀｀訪予落止，率時昭翌。＂
墬部*�·ak與憊部** ap合約：《大雅 · 思齊》：｀｀不聞亦茜 L 不諫

亦＾。＂
(2) 鈞尾相同、飽腹相近而相押的。這種情況在同－約部內也存

在，已見前文，這裏説的是不同齣部之間的，屬於 ｀｀ 旁轉＂ 的關係。關於
旁轉，亦見後文。例如：

屋部** ok與覺部* * uk合鈞：《小雅· 採緑》严終朝採瘞，不盈
一隻。 ＂

墓部�* OIJ與慢部* * OIJ合鈞：《周頌 · 烈文》： ｀｀念玆戎塑，繼序其
皇之。＂

脂部* * ei與懲部* * ai合約：《小雅· 秋杜》： ｀｀ 卉木豊止，女心翡止，
征夫饅止。＂

宜部* * au與塑部**au合約：《豳風· 七月》严四月秀豊，五月

鳴週。"
(3) 約腹和約尾都不相同而相押的情況也有少數，但總要有相近的

地方，如：
元部**on與攫部* * OIJ合約：《大雅· 抑止其維哲人，告之話宣，順

德之行。＂
盡部**op與鐸部** ok合約：《大雅·常武》：｀｀赫赫業曌，有嚴天

子，王舒保住。"

恋或縐作或亞或改或

5 上古前期 1l 從諧聲情況可以看出上古前期 I 的語音有

:齣母系統的特點§ 一些不同於11期的地方，如下：
*�� 心*�玉 (1)就諧聲情況而言，II期** -ts鈞尾的｀｀次人

約"祭、隊、届三部字基本上都跟* * -t鈞尾飽部月、物、質諸部合併。例如叭
祭部 ｀｀外"* * IJW�ts在早期金文中从｀｀月", 實是从｀｀月" * * IJrjw�t得聲，可
見｀ ｀外＂在I期應歸到月部，从l到I1期可能經過** - t---+- * * -ts的變化®。

® 以下例字大多見於古文字材料或先秦文獻，個別取自《説文解字》。 例字所標爲11期

音，下同。

＠ 向右的箭頭（也可以寫作
｀｀

＞
＇，

）表示左邊的音演變爲右邊的音，下同。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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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例 子還有很多，如： 卒* * tsut丨tsjut—醉* * tsuts, 乞* * khrjut丨

khrjuts—氕氣** khrjuts (以上屬物－隊部），説* * lhjot丨 ljot—兑* * lots, 

折* * tjat/ djat 哲* * drjat一誓* * djatsCD (以上屬月－祭部），必* * pit— 

閾* * pits, 壹**?jet—曉* * ?ets( 以上屬質－届部），等等。

(2) 蒸、東二部字（或其中的一部分字）在1期爲** -m飽尾。 此二

部字在《詩經》有與** -m約尾字相押的例子 才 底部與侵部合約的如《秦
風·小戎》中｀｀膺、弓、滕、興＂與｀｀音＂押、《大雅· 生民》中｀｀登、升＂與｀｀歆、

今＂押，東部與中部合鈞的如U邛風·旄丘》中 ｀｀東、同＂與｀｀ 戎 ＂押等。 早

期金文中有多篇以｀｀霉奎（中部）＂與｀｀子子孫孫永保里（東部） ＂押鈞。 這

應該視爲1期讀音的遺留。 古文字有 ｀｀ 券" (義爲｀｀奉送＂），後衍生出形、

義均成系列的｀｀朕"* * lrjam(侵部）、｀｀併滕謄"* * ljaIJ( 蒸部）、 ｀｀送"* * sloJJ 

（東部）等字，其中｀｀滕謄＂ 以 ｀｀朕＂爲聲符，看來作爲初文的 ｀｀弃＂也該是侵

部字。 蒸部 ｀｀滕滕騰"* * laJJ、"勝"* * lhjaJJ 等字亦从｀｀朕＂聲。｀｀雖（雍） ＂

和从其得聲的 ｀｀癰饗壅"* * koIJ 等是東部字，｀｀宮舶窮"** kum 等是中部

字，可是在甲骨文中，｀｀誰 ＂ 和 ｀｀宮＂都从"r§l"得聲，可見這兩個諧聲系列

在讀音上原很接近，至少約尾是一樣的。 這些都説明了蒸、東二部字確

曾有念** -m鉤尾的歷史。 不過，是不是這兩部的所有字都是如此，則

尚未能確定。
(3)" 凡"* * brjam 爲 ｀｀盤"* * hon 初 文，古文字中 ｀｀ 音"* * ?rjam、

｀｀言" * * IJrj ;)Il 同字，這似乎説明曾有從侵部到元部的演變（不排除是反

過來，是從元部到侵部的演變）。 由於例子太少，目前對此還無法深人

討論。

(4) 還有一些變化，例如在《詩經》鈞部中，｀｀零苓"* * mlen等字在真

部，｀｀領"* * mlr面在耕部，｀｀令＂則跟兩部字都通押。 照道理，同一諧聲

系列的字其初應在同一飽部，《詩經》的情況必爲後來的變化，大約這些

字在1期都在真部，至1I期有的變人耕部。 所有 ｀｀令＂聲字後代都發生

了這種變化，｀｀領＂字是其先行者。 再如｀｀ 求倈球逑"* * grju 等字在幽部，
｀｀裘"* * grja字則在哈部，從後代發展看，應是原都在哈部，後向幽部演

變。 凡同一 諧聲系列的字在《詩經》押約中分歸不同飽部的，都應理解

CD "氕＂像雲氣，是＇｀氣"本字；假借爲乞求義，後世稍變作｀｀乞"; 同時｀｀乞""JI..讀去聲，義轉爲給
予，與作爲｀｀飆＂本字的｀｀氣＂（給予食物）又是同族詞。 金文｀｀折＂或假借爲"誓,,'"誓＂或假借爲｀｀哲"a
用斜綫連接兩個音表示一字多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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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二章＠

爲是從上古 I 期到 11 期語音變化造成的。

釒的 通 轉3
迏心曇邙

1 對轉、旁轉及其他通轉
｀｀對轉"""旁轉＂ 等原是清代學者對語音變化規

則的模糊推測，有相當的道理。但後來用得太泛，甚

至失去規則性，成爲空洞的｀｀一聲之轉" 0 今天我們借用這些術語，要注

意符合現代語言學的一般原理。
(1) "對轉＂指同一組各鈞部之間的通轉，其實質是在約腹相同（或

非常相近）的情況下，同類飽尾（喉鈞尾、唇飽尾、舌約尾）之間，
即** -0:-k:-IJ之間、**-u: -uk之間、-p:-m之間、* ii·-i: -ts: -t: -n之間的
語音變換（在實際例子中，聲母也要相近同才能對轉）。其中分爲陰聲
約與陽聲約之間的＇｀陰陽對轉"'陰聲鈞、陽聲約分別與人聲鈞（及次人
鈞）之間的｀｀ 陰人對轉＂和｀｀陽人對轉＂ 以及三者之間的 ＇｀ 陰陽人對轉"'人

聲鈞和次人約之間也有對轉關係。前面舉的不少例子就屬於對轉。再
舉一些例子如下：

魚－鐸－陽對轉：御* * IJrjo訝（近）* * IJro--逆** IJrjok一迎* * IJrj DIJCD, 107 
石* * gljok—宕** gloIJ。

: 立
＂

？

侯－屋－東對轉：酗* * hrjo一凶** hrjoJJ, 束* * sljok—竦** sljoIJ。
哈 － 職 － 蒸對 轉：寺** glja----特* * glak—等* * klaIJ, 耐** na--

能** n叫na®。
佳－錫－耕對轉：兒 ＊ 可je--鵙 ｀可 ek, 卑** pje一輒* bjeIJ。
宵－藥對轉：高** kou—薔* gouk, 肖* * sjau—削* * sjouk。
幽－覺對轉：鑄* * klju—祝* * kljuk氫包** preu—雹** breuk。
盅－談對轉：壓* * ?jap—厭**?jam, 捷* * dzjap—寔** tsam。
緝－侵對轉：乏** brjap —泛* * phrjam,」「占**thep—占* * tjem。
歌－祭－月 －元對轉：兀 ｀｀ 琊r.,t一元 ｀ 可吶r.,n,萬** mrjon--邁* * mrots, 

何 ＊＊ 飼—害* ii·gots—曷** got©。
微隊物－文對 轉：煇** khrjwui—軍** krjwun, 謂*·* firjwuts— 

云** firjwun叭

O 《詩經· 召南· 鵲巢》：｀｀百兩御之 "t 鄭玄箋：｀｀御，迎也。"
® 在 ｀｀ 能移、經受 ＂ 的意義上，｀｀耐＂和 ｀｀能＂是同族詞，二字古通。
® 金文及典籍中 ｀｀鑄"'"祝 ＂互相假借。
® 古文字中 ｀｀兀"... "元＂同字。 金文 ｀｀邁 ＂或假借爲 ｀｀ 萬 ＂ 。 金文 ｀｀ 害 ＂或作疑問詞。
® "謂 ＂和 ｀｀ 云 ＂是同族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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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届＿質－真對轉 ： 夷* * lji—陳* * lrjin, 洗* * sei-先* * sen,
抑* * ?rj it—印* -!(• ?jin, 必** pjit—比* * pji立

(2) "旁轉＂指飽尾一樣而飽腹不同的飽部之間的通轉。 一般説來，
旁轉要求飽腹比較接近。 例如：

喉鈞尾者 ：
｀｀而"** nja(哈部）、 ｀｀ 汝"* * njo(魚部）均爲第二人稱代詞；

｀｀侮"* * mrjo (侯部）从 ｀｀ 每"** ma (哈部）得聲； ｀｀ 空"** khoIJ (東部）與
｀｀曠"* * khwoIJ(陽部）是同族詞，等等。

唇約尾者 ：
｀｀銚"* * dau(宵部）與 ｀｀ 篠"* * deu(幽部）都是古代耘田的

農具； ｀｀盅"* * gop(盅部）與｀｀盒"** gap(緝部）是同族詞，等等。
舌飽尾者 ： ｀｀饑＂ （饑荒）* * krjai (微部）與 ｀｀飢＂ （飢餓） * * krjei (脂部）

是同族詞 ；
｀｀ 綏"* * snjui (微部）从 ｀｀ 妥"* * snoi (歌部）得聲； ｀｀ 骨"** kwut

（物部）从 ｀｀ 丹"* * kwoi (-+-**-ts-+-** -t) (歌部-祭部-月部）得聲®,
等等。

(3)其他通轉。 不同約部的飽腹相近同而不屬對轉的，以及各種鈞
腹或約尾相近而通轉的，都歸在這裏。 例如典籍載周厲王名 ｀｀胡"** go

（魚部），而金文作 ｀｀ 麩", 字从｀｀害"* * g;:,ts(祭部）得聲；而從金文字形看，
｀｀害 ＂ 字又是从 ｀｀ 古"* * kn<魚部）得聲的。 又如：帚* * plju (幽部）—
婦* * brja(哈部），奠 -IC·* den (真部）－鄭** dj€IJ C耕部）氫虎* * IJhlo (魚
部）—盧* * IJrj ;)Il (元部），公* * koIJ(東部） 一袞* * kun(文部），等等。

2 齣部通轉的性質
清代學者談通轉，都只是從純語音的角度羅列鈞部通轉的形式。

今天人們討論通轉，應注意語音表象下可能蘊藏的內容，即通轉的性
質。 從性質上説涪9部通轉可以分爲若干類：

(1)反映語音的演變，這表現了不同時代的語音系統之間的關係。
如前所述* * -t---. * * -ts的對轉，蒸部 lt* -m-.* * -IJ的旁轉，有些字從哈部
轉向侯、幽部，或從真部轉向耕部等等，均屬此類。

(2) 反映詞義的分化所造成的語音上的分化，這也是一種語音變

O 《春秋·僖公元年》： ｀｀邢遷於夷儀�0"《公羊傳》作 ｀｀邢遷於陳儀,, 0 "印 ＂是 ＇｀ 抑 ＂ 本字
("抑 ＂於《切約》人職約，是* -k尾，但《詩經〉）押約在質部，爲* * -t尾）。 甲骨文 ｀｀ 必 ＂作介詞，義
爲 ｀｀及至 ＂ ，相當於後代的 ＇｀ 比"。

® 向左的箭頭（也可以作｀＇＜＂）表示左邊的音是從右邊較古的音變來的。
® 古文字中 ｀｀婦＂ 即寫作 ｀｀帚 ＂ ，｀｀鄭＂即寫作 ｀｀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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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O

化。上面所舉的各組同族詞多屬這種情況。對此本章第四節還要作進

一步討論。有的也可能反映詞語的語法（詞法）變化。

(3)反映方言的語音差異。如揚雄（公元前53年一公元18年）《方

言》卷一説： ｀｀ 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或曰迎。 吋） 又如《尚書· 康誥》：
｀｀殭戎殷"'《禮記· 中庸》作 ｀｀ 壹戎衣", 鄭玄注： ｀｀ 齊人言殷聲如衣。 ＂

｀｀殷"* * ?rjun和｀｀ 衣''* ii• ?rj ui是文部與微部對轉。從各種材料看，當時齊

魯 一帶的方言大約是陽聲鈞比較少而陰聲鈞比較多的。
(4) 反映同一語音平面上語音的近似性，因其近似而通用。有一部

分假借和諧聲現象可以作這種理解。
(5)反映語流音變（在連續發音時受相鄰語音的影響而發生的讀

音變化）。如春秋時吳國稱 ｀｀句吳"* * ko IJD, 又作 ｀｀攻吳" * * koIJ IJD,
｀｀句 ＂與 ｀｀攻＂ 的陰陽對轉現象是表面的，其實是 ｀｀句 ＂受 ｀｀吳＂的* * IJ聲母

同化而帶上* * -IJ鈞尾，變成了 ｀｀攻" 0 又如 ｀｀ 曷不" * * glt prja前 一音節

的約尾受後一音節的** p聲母同化而變爲* * -p, 成了 ｀｀ 盎

不" * * gop prja噩，
oa

�� 彧改或

钅上古後期的？
1 上古後期齣部
對上古後期（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3世紀初）前

母系統的研究主要靠歸納兩漢的約文材料。也可以
分成I 期和 I1 期，不過依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還難以作精確劃分，現暫且
在西漢與東漢之間（公元前後）劃開。根據兩漢（主要是東漢）詩歌的押
鈞，可把上古後期約部分爲二十七部氫如下：

喉約尾類： 魚屋東 歌鐸陽 佳錫耕 哈職蒸 中
唇鈞尾類之一：宵藥 幽覺
唇飽尾類之二：盎談 緝侵
舌的尾類： 祭月元 脂質真

下面仿表2-1列出上古後期 I 的約母系統（原 ｀｀次人鈞＂字下加橫
綫，以便比較；圓括號表示依不同的分析法可列的位置；花括號表示在

® 《方言》説的雖是上古後期的情況，但應該是上古前期方言現象的延續。
® "曷不＂或 ｀｀ 盎不＂合音則成＂ 盅"*博op。 這可以解釋爲什麼當 ｀｀ 盅 ＂在＇＇不＂之前時等於

,｀曷"'而 ｀｀盎不 ＂等於,,盎"0

® 參看羅常培、周祖謨《漢魏習南北朝鈞部演變硏究（第一分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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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中，見下文的討論）。

表2-2

-k -uk-0 -
IJ 

-u -
p 

-m 一
1

-t -n

魚 屋 東 瘟： 談 祭 月 兀

模魚 屋－ 東－ 乏 凡 墜 月 兀

虞 覺燭 江鍾

歌 鐔 陽 宵 菓 章 談 祭 月 兀

。 歌戈 鐸藥 唐陽 豪 鐸覺 盒 談 奎 曷末 寒桓

藥

歌 鐔 陽 宵 藥 章 談 祭 月 兀

a 麻 陌 庚 肴錫陌三 押業銜嚴 夬祭 鎝｛屑 刪｛先

黠薛｝ 山仙｝

佳 錫 耕 宵 覺 盅 談 脂 質 真
E 齊佳 錫麥 青耕 蕭宵 錫覺 帖洽添咸 齊靂 屑黠 先山

支 昔 清 葉 鹽 皆怪 薛 仙

（脂） 脂 質 真
． 

脂至 質術 真諄1 

櫛 臻

哈 職 蒸 鸕 緝 侵 脂 質 真
a 哈灰皆 德職 登蒸 幽 合緝覃侵 哈代 訖 痕欣

之尤 微丞

（幽） （覺） 中 鸕 覺 侵 脂 質 真
u 冬江 侯尤 沃 東.:..:. 灰墜 没物 魂文

東三 屋�

2 上古前期到上古後期鈞母系統的變化

這裏主要談的是上古後期II的變化。 首先要説明，上古後期的飽

部名稱雖然跟上古前期的一樣，但多數約部所包含的字跟前期不完全

一樣，有的語音內容也不一樣。

(1)比上古前期增加了約腹元音* * D, 約腹元音系統變得同中古前

期一樣。 對喉鈞尾類來説，是**a分裂爲**a和* * D, 對其他約尾類來

説，是* * 0 約腹的字多演變爲* * D 飽腹。



(2) 從上古後期 I 開始，侯部中的侯飽系字0逐步發生了* * o---->u

的變化，進人幽部。 這個演變過程大約到I、II期之間已大體完成。

(3) 魚部中的模、魚、虞約系字飽腹的開口度變小爲* * o, 與原侯部

中的虞約系字合併。 這個變化發生在 I 、 I1 期之間。 原魚部的麻約系

字没有這種變化，因而脱離了魚部，併到歌部去了。 前期的魚部加人了

原侯部的一部分字，又減少了麻飽系字，便形成了新的魚部，跟後代的

遇攝已經大致相當。 至於前期的侯部，一部分字（侯飽系）人幽部，另 一

部分字（虞鈞系）合到魚部，獨立的侯部遂不復存在。 從音系結構上説，

此時的魚部取代前期的侯部，成爲跟屋、東部相配的陰聲約。

(4) 歌部的* * -i飽尾消失，與魚部中開口度没有變小的麻飽系字

合流。 它取代了前期的魚部，成爲跟鐸、陽部相配的陰聲飽。 這一變化

也是在I、11期之間發生的。 與此同時，其中的三等約字＠即聲母帶

* * -j-色彩的字（支鈞系字）如 ｀｀施池奇移爲垂＂

等，除* * -i飽尾消失外，鈞

腹元音開口度也變小，從而脱離歌部，轉人佳部，即（把聲母色彩也標

上）： ** (r)j(w)ai---+-** (r)j(w)E, 與原在佳部的支鈞系字合流，組成後

來《切約》的支約系。 111 
一"一一

(5) **-ts飽尾鈞部消失，併人** -i(準確地説是變爲**-is尾，後來

再變爲中古的* -i尾），即届部併人脂部、隊部併人微部，而祭部則取代

了歌部在前期的地位，成爲跟月、元部相配的陰聲鈞。

(6) 中部由** -m飽尾變爲** -IJ 齣尾。 這在I期已發生。 兩漢

飽文中，中部字與侵部字通押之例很少，較多的是與東部通押，跟蒸

部也通凱到了11期，部分原屬蒸部的字，如
｀｀

雄弓夢
＂

等，轉人了

中部。

(7) 陽部中的庚三鈞系字在1期與陽部字押鈎，至11期逐漸轉爲更

多地與耕部字相押，大約約腹已變爲**re(作爲三等約字，與同爲**a跑

腹的二等約字庚二互補，不另爲一個音位）立這個變化與歌部的支飽系

O 討論上古音時提到的
｀｀

飽系l鈞
＂

指後來發展到中古前期的鉤系丨約（用《廣鈞》鼩目）。

@ "等
＂

本是中古音的概念，討論上古音時提到
｀｀

某等鈞", 是指後來變成了中古前期某

等鈞的字類。 這與聲母的色彩（相當於中古介音）有關。

® 有的學者認爲中部鈞尾**-m變* * -JJ的過程在戰國時代已經發生。 參看王力
《詩經鼩讀〉）。

@ 《切約》中庚三與庚二同約，約腹當讀 ｀ 玘而屬I* a/音位。 但從不少材料看，在中古前

期的一些方言中，庚三已脱離庚二，約腹爲I* e/音位了。 由此溯觀上古後期 II , 也可以説在某

些方言中，庚三大約脱離了陽部，進人了耕部。

｀沄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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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變化（見前述）相平行。 其演變條件也是三等飽，即聲母帶* * -j-色彩。

但相應的人聲鈞鐸部中的陌三未見有靠近錫部的迹象。
(8) 月、元部中的屑黠薛、先山仙鈞系字是與歌部的支約系字平行

的，也是聲母帶 * ·ll- -j-色彩。 在兩漢的鈞文中，它們常分別跟微脂、物質、
文真部相押，看來也在向* * e飽腹轉化，上表把它們放在花括號裏。 但
相應的陰聲鈞祭部的祭飽字則尚未見類似現象。

(9)前期的** e可t鈞母字 跟* * in/t鈞母相押，跟** un丨t,a可t有時

也通；這些字到後期既與真、質部各飽 母字相押，又每與元、月部的
**a可t,on几on丨t通，大約是約腹元音的開口度變大，爲** en/t。

(10)宵、幽兩部在1期跟上古前期無大區別，而在I1期內經過重新
組合，形成新的宵部和幽部，已經跟中古的效、流兩攝大體對應。 重新

組合表現在三個方面： 1. 原屬侯部的一部分字轉人幽部； 2. 原屬幽部
的豪約系** au---+- ** ou, 進人了宵部； 3. 原屬幽部的蕭、宵鈞系* * eu也

轉人了宵部，看來是跟真、質部的* * e可t---+-En/t平行，開口度變大，成了
** eu立但相應的人聲覺部中的錫、覺飽字並未歸人藥部，仍是** euk 
(* * e爲**e: 的變體）。

(11)和幽部的** eu---+-* * eu變化相平行的，是緝、侵部的** em丨p轉

到盅、談部去了，也是變作了** em丨p。
(12) 在《詩經》裏，脂與微、質與物、真與文合鉤的很多，至兩漢更是

混而不分，所以脂微合併爲一部，質物合併爲一部。 這是由於漢代人的
押鈞風氣比較寬松，其語音內容倒是没大變的。®

藍為改或改或売�� 從上古前期，經過上古後期，到中古前期，

從 上 古 到窋 漢語的飽母系統有如下幾項重要發展：
r:::. 

(1) 約腹系統由六元音演變爲七元音。
嵒氬磷嵒曰蕊 (2)聲母的色彩對鈞腹的演變有重要影響。

* * -r-色彩常使約腹元音的開口度變大，形成後代一系列二等約的約腹，
如麻、夬、刪飽系（標上聲母色彩） * * roi, rots, ron/t�* ra, rai, ran缶皆、

山鈞系* * ra這ei, ra可t,re可t---+- * r迫，「紀可t; 肴鈞系*•)(• reu---+- * ra u ; 江鈞

® 參看邵榮芬《古齣幽、宵兩部在後漢時期的演變》（載（（語言研究》1983 年第 1 期，武漢）。

® 就鈞部的演變而言，先秦至西漢變得少，西漢至東漢變得多，把上古前、後期的轉折

劃在西漢與束漢之間也許更合適一些。 本書劃在先秦與西漢之間，是照顧到傳統的做法。



系* * rum, ruk---+ * f;)IJ丨k,等等。* * -j-色彩有時使鈞腹元音開口度變小，

如前所述。

(3)鈞尾系統簡化。 除了上古前期的**-ts鈞尾至上古後期併

人** -i齣尾以外，**-uk飽尾至中古併人* -k約尾。

(4) 人聲鈞尾有變陰聲約尾的趨向。

(5) 歌部的鈞尾變化是lt

* -i鈞尾消失。

(6) 與歌部相反，哈、佳部中聲母不帶** -j-色彩的字（非三等飽字）

是* * -�* -i, 如哈約系[ * * a---+** ai---+ * oi]、齊飽系[* *�* t:i]'佳飽系

[** (r)g---+* 「紀---+* r迎］等。 而哈、佳部中聲母帶** -j-色彩的三等約之、

支飽系大概是受* * -j-的排斥，没有産生* -i約尾。

(7) 從上古前期到後期，侯部的侯鈞系字有** a_.·** u之變，遂

與幽部的侯飽系字合流，然後形成侯、尤約系* (j) u---. * (j) au, 就是

《切飽》的音了；而接着，上古後期的魚部的模、虞鈞系** (j)o---. 

* (j) u, 填補了侯、尤約系原來的位置。 聯繫上文 111 頁的 (3) 、 (4)

兩點，可看到從上古前期到《切飽》，歌部的歌戈飽系字、魚部的模虞 113 

魚飽系字、侯部的侯虞鈞系字、幽部的侯尤飽系字的演變形成一根

鏈條： (;)i-➔) oi---+ 。---+ o---+ u ---+ au。 這可能是 ＇｀ 推鏈"'也可能是 ｀｀ 拉

鏈＂ 。 不過，與侯部的侯飽系相平行的東－丨屋－鈞系在没有其他約

系推動的情況下，也發生了* * OJJ丨k---+ (* * WOIJ丨k_. 丫UIJ丨k的變化CD,

這麼看來， ｀｀ 拉鏈＂的可能性較大，就是説侯約系* * o---+ * * u---+ * au之

變牽動了一系列的音變。

(8) 一部分** -m約尾消變，主綫是** -m---+ * * -IJ。 東、蒸部在先，中

部在後，都是在上古時期內完成演變的。 還有個別侵部字要到中古才

轉爲* -IJ, 如 ｀｀風＂字，此字從｀｀ 凡" (* -m)得聲，《詩經》押約在侵部，在上

古後期也還總是跟侵部字押飽，同時也跟東、中部字押，當是有** -m 

和** -IJ兩讀，到中古則進人東三，是經歷了** prjam---+
卡 * prjum丨prjuIJ

---+ * p「 jUIJ。

O 順便解釋一 下 一個音變現象：東－丨屋- * * orjk---+- * urJ/k, 而冬 l沃則反過來* * uIJI 
k---+- * or.JI k 。 需要設想東-/屋－在中古之前先有過* * worJ/k的階段，才可以兩個演變互不

干擾。 又，上古的* * u 是不大圓唇的，而中古的
｀

」是圓唇度很高的，所以東-I屋－和冬丨

沃的變化都可以看作是體現了圓唇度增高的趨勢，而並非簡單的位置互換。

，｀ 

心，宓,:. •. :o,:.,:::·,,:,i::. ,•;,: ..

·•·.. 窩 ：,;: 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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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上古聲母

上古聲母除了單純的（即没有附加色彩的 ）輔音

《附加色彩3 外，還有帶附加色彩的輔音，就是在發輔音的同時，

心心心心心＄ 發出某種特殊的音色。上古聲母的附加色彩相當於
中古的介音，有三種：圓唇色彩（或稱唇化色彩） * * -w-, 諤化色彩（或稱
軟化色彩） ＊ ＊

－户捲舌色 彩* * -r-<D。三種色彩可以互相搭配，形成多種

色彩。各種色彩與中古介音對照如下：

無色彩丨圓唇色彩 * * -0-卜w- -..,* -0-丨-w- 一、四等約開丨合
捲舌色彩丨加圓唇色彩 * * -r十rw- _.,*一面十「w-二等約開丨合

諤化色彩沛U圓唇色彩 * * -j十jw- _., * -j十jw- 三等鈞A開丨合

捲舌兼鸝七色彩丨加圓唇色彩* * -rj卜rjw- _., * -「j-/-rjw-三等約B開丨合®

幾點説明：
(1) * * -r-可以僅僅是聲母的一種色彩，與作爲聲母主體的輔音一同發

出，但也可能是跟在輔音之後的 一個流音，一個捲舌的近音或閃音。不過這
裏還是把它歸在聲母的色彩一類。它是後代二等鈎的標識。®

(2) * * -j-至中古轉變爲三等約介音可－。但也可能有些中古三等約字
在上古並不帶* * -j-'其三等約介音是後起的。哪些是原有的，哪些是後起
的，當另研究，在某些情況下，標上** -j-只是爲了指明這在後代成爲三等前。

(3) * * -w-是後代合口約的標識。有些中古合口介音很可能是後
起的，特別是舌鈞尾的舌、齒音字中的合口介音並不一定來自上古
的* f(--w-。此處不擬細述。下面列舉上古聲母時，以無** -w-者賅括
有 -)I- ·II: -w-者，帶圓唇色彩的聲母不另外列出。

釒系 統§
�� 心e這

本書所構擬的上古單聲母系統如下（每個聲母後注
中古前期的字母及等第）：

CD 參看李新魁《漢語音飽學》第十五章第二節。
® 例字中所標中古音* -

「j-和* -j-不加區別，所以表面上 .. * -j-和* * -rj-都變作* -j-。
® 新的觀點認爲* * r可單獨作聲母，爲中古來母... I的來源。 參看潘悟雲《漢語歷史音約

學》第十七章。



p 幫－四 ph 滂－四 b 並－四 m 明－四 mh 曉－

pr幫二 phr 滂二 hr並二 mr明二

prj幫三B phrj 滂三B brj並三B mrj明三B mhrj 曉三B滂

pj幫三A phj 滂三A bj並三A mj明三A

k 見影－四kh 溪曉－四g 匣－四 lJ 疑－四 JJh 曉－四

kr見影二 khr 溪曉二 gr 匣二 IJr 疑二 IJhr 曉二

krj見影三B khrj 溪曉三B grj群三B云IJrj疑三B JJhrj 曉三B

kj 見影三A khj 溪曉三A gj群三A
． 

疑三A uhj ．
書JJJ 

章書 昌書 常船 日余邪

？ 影－四 h 曉－四 h 匣－四

?r 影二 hr 曉二 fir匣二

?rj影三B hrj 曉三B fi�」
．

云

?j 影三A hj 曉三A

t 端 th 透 d 定 n 泥 nh 透

tr知二 thr 徹二 dr澄二 nr娘二

trj知三 thrj 徹三 drj澄三 nrj娘三 nhrj 徹三

tj 章書 thj 昌書 dj常船
． 

日 nhj 書n」
I 來－四定lh 透

lr 來澄二

lrj來澄三 lhrj 徹三

lj 余邪 lhj 昌書

常船

ts 精－四 tsh 清－四 dz從－四 s 心－四

tsr莊二 tshr 初二 dzr崇二 sr 生二

tsrj莊三 tshrj初三 dzrj崇三
•

生三sr」

tsj精芝 tshj 清三 dzj從三邪
． 

心三S」

上古跟中古的聲母對應整齊的是多數，如幫、見、端組等，不必討

論，下面只挑在上古和中古之間發生了變化的部分作一些説明：

(1)清人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五有
｀｀

舌音類隔之説不可信
＂

一

條，指出在上古音中，舌上音知組應歸於舌頭音端組，此即著名的
｀｀

古無

舌上音説
＂

。 這兩組在中古音中有不同的分布，知組只見於二、三等鈞，

端組基本上只見於一、四等約，這顯示了兩組分化的條件。 知組在上古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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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捲舌色彩，發展到中古成爲捲舌音。 如（附注中古聲母，括號中是作

比較的例字。 下同）：

摘* * tre:k___..., * tre:k知（帝** t�* te:i) 

貞* * trje: 寸➔ * tie:IJ知（鼎** te:ry-+ * te:IJ) 

哆* * thro计toi_.* thra卹to端（多* * toi_. * to) 

超** thrjau___..., * thje:u徹（刀* * t;)U___..., * tou) 

幢** dro�* clr;lIJ澄（童**do�* duIJ) 

直* * drjak_. *如k澄（德* * tak___..., * tak) <D 

(2) 錢大昕又認爲｀｀古人多舌音"'指的是中古屬齒音的章組字在上

古也是舌音。 章組從上古舌音變爲中古齒音的關鍵是帶有* * -j-。 在中

古，這組聲母只出現於三等約中。 例如：

真* * tjen___..., * t�in章（顛** ten_.* te:n) 

啻** tj�*�je書（帝** t�* te:i) 

綽�- * thj;)uk___..., * t�hjok獻卓** tr�uk___..., * tr;)k) 

豎** djo-+- * d�ju常（豆** do-+* dau) 

盾** dun丨djun_.* dun定厄jun船

(3) 近人章炳麟有 ｀｀娘H歸泥説"'謂中古的娘母和日母在上古歸於

泥母。 ® 泥、娘、H母（鼻音）的關係跟端、知、章組（塞音）的關係是平行

的。 中古泥母見於一 、四等約，娘母見於二、三等約，日母見於三等鈞。

這裏只舉H母的例子：

若* * njok-+- * 1),jok a (諾** nok_. * nok) 
而* * nja---+ *疝酗耐** na-+ * noi) 

人** njen-+ * I),iri B (年* * nen___. * ne:n)® 

(4)鈞圖把喻母列在喉音，但喻母中的余母（喻四）在上古每與定、

澄等母相通。 近人曾運乾有｀｀ 喻四歸定説"'認爲余母上古歸於定母，屬

於舌音。 近些年流行的觀點是余母來自上古的邊音，或認爲定母也來

O 甲骨文原無 ＇｀ 貞 ＂ 字，假借 ｀｀ 鼎 ＂字爲之，後增 ＇｀ 卜 ＂ 而成 ｀｀ 貞,, , 金文又或假借爲｀｀鼎 ＂ 。
｀｀德 ＂本作 ｀＇嘉"'直聲。

® 見章炳麟《國故論衡》上。

® 甲骨文＂年 ＂从｀｀人＂聲。



自邊音卫本書把余母的大部分和定、澄、常、船母的一部分都構擬爲邊

音，它們的關係平行於端、知、章組及泥、娘、日母的關係。 例如：

棣 -II· ·X- lets___.* dei 定, J): * * ljets___. * j澤（隸* * lets___.* lei) 

騰** la�* daIJ定，滕** lj叨g -- -♦*」句余（勝** lrj叨___. * 1 j irJ) 

毓* * lj uk___. * juk余（流旖** lrju- --♦ * lju) 
�*·X·lrj in___.* qin澄（闍* * lrjin___. * lin) 

垂** lj;::>巨** djwe___. * d�jwe常（停* * l;)i___. * lui) 

上*-l<•ljo�*d卻joIJ常（良* * lrjo�* ljoIJ)® 

沿＊＊加n___. * j wen幻船* * ljon___. 1( 亦jwen 船

(5)邪母字在上古多跟余母同出一源，少數屬於精組的（如跟心母

｀｀司 ＂諧聲的｀｀ 詞 ＂ 字）反而是例外。* * l」到中古的發展大勢是變爲近音或

濁擦音，其發音部位略偏後即爲* j (等於零聲母加* -j-介音），略偏前即

爲*z。 舉例如下：

徐** lj�* zjo邪（余* * ljn-+ * jo) 

巳* * lja---+- * zj璹（已**lj�*ji)®

(6)莊組在上古同精組關係密切，精－四、精三、莊組的關係平行於

端、章、知組的關係。 莊組帶捲舌色彩，至中古發展爲捲舌聲母。 如：

斬* * tsram--> * t�r祀m莊（漸* * tsjam--> * tsjem) 

淬* * tsrj�* t�j這（宰** tsa--+ * tsoi) 

窗* * tshro�* t�roIJ莊（囪* * tsho�* tshUJJ) 

測* * tshrjak--> * t�hjik初（則* * tsak--> * tsak) 

儕* * dzrei--> * cl芍紀頃（齊* * dzei--> * dzei) 

眜* * dzrjo户 ｀ 吡jnIJ崇（牆** dzjou-祆lzjoIJ)

潜* * sron-->�ran生（散* * son-->* son) 

O 可參看曾運乾《｀｀ 喻 ＂母古讀考》（東北大學季刊2期，1927年）、雅洪托夫(C. E. SlxoHTOB)

《上古漢語的起首輔音L和R》（中譯本，載《漢語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王力《漢語語音
史》23 頁、包擬古 (N. C. Bodman)《原始漢語與漢藏語》。《漢書》卷九六上 ＇｀ 西域傳 ＂記載 ｀｀ 烏弋
山離"'史學界或以爲即 Alexandria(不一定就是埃及的亞歷山大城），是則以｀｀弋 ＂ （余母字）譯
le(x), 説明直到上古後期，至少還有一部分余母字仍讀邊音。

® "滕 ＂爲｀｀ 凌＂異體。 古文字 ＇｀毓＂爲會意字，象生育。｀｀流 ＂從 ｀｀ 毓 ＂ 省聲，《説文〉）以爲會
意，誤。 秦國爵位

｀｀大良造"'《漢書》卷十九上 ｀｀百官公卿表 ＂作 ｀｀大上造,,
® 古文字中 ｀｀ 巳"""已 ＂ 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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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 * srj in---.*�in生（辛** sjin___. * sin) 

(7) 中古章組字除來自上古* * tj等聲母外，還有相當多的一部分來

自**�」等聲母；相應地，＊可」也可變出中古H、余、邪等聲母字。 舉例如下：

支* * kj e:---+ * t(Jj e章（跤** khje:--+ * khje) 

收* * kjau---+ *�jau書（糾* * krjau---+ * kiu) 

樞** khjo----.. * t(Jhju昌（區* * khrjo---+ * khju) 

聲** khje�* (JjeIJ書（磬** khe�* kheIJ) 

甚** gjam---+ * d柞jam常（堪** kham---+ * khom) 

腎* * gjen----..* 疝in船（堅** ken---+* ken) 

熱 ｀｀ 琿at---+* n,jet日（藝** IJj a ts---+可jei)

邪 ＊＊ 妒户►* zja創ja余（牙** lJ「�*IJra) 

* * kj園等聲母中除變章組、H母等的字之外，剩下没變的在後代

成爲｀｀重紐四等"CA類）字（如 ｀｀跛、藝")。 正由於是演變的剩餘部分，所

以《切飽》的見組重紐四等字是相當少的。

(8) 喉音影、曉、匣、云等母中有一部分字與見組聲母關係密切，當

歸見組，另 一些不大與見組字諧聲，則如中古一樣爲喉音。0下面是歸

到見組的例子：

翁* * ko户* ?uJJ影（公* * ko户* kuIJ) 

陰** krj am---+ * ?jam影（今** krjam----. * kjam) 

孝** khrau---+ * hra u曉（考** khau---+ * khou)® 

隻* khjwe户* hjwe:IJ曉（瓊** gjwe户*gjw叩
貲** gwo户* fiWOJJ匣（廣** kwn户*k画IJ)

域** grjwak---+ * fijwik云（國** kwak-. * kwak) 

(9) 鼻音聲母（明、疑、泥等）字一般不與塞音聲母（幫、見、端等）字

相諧，但也偶有相諧的情況，所以可以認爲它們是在鼻音後帶較弱的、

清或濁的塞音，即[m吖mb , IJk /的nt囹］等。 不過爲方便起見，這裏在寫

法上仍作單純鼻音。

O 參看李新魁《上古音
｀｀

曉匣＂歸＂見溪群 ＂説》（載（（李新魁自選集》，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鄭州）、邵榮芬《匣母字上古一分爲二試析》（載《語言研究）） 1991 年第 1 期，武漢）。 有新的觀點，擬
影、曉、匣、雲爲小舌音* * q, qh, G, 參看潘悟零《漢語歷史音飽學》第二十一章。

＠ ｀｀孝、考 ＂是同源詞，又 ｀｀考＂在金文中每通作 ＇｀ 孝"。



(10)有一些字在上古可與鼻音聲母（尤其是明母）字相通，但後代

讀成其他聲母（其中好些讀爲曉母，少數爲滂母、書母及透母和徹母），

這裏擬其上古聲母爲** mh, IJh, nh等，其實際讀音大約是清鼻音後帶
較弱的送氣清塞音，即爲[mph , ijkh , 研］等。 0 舉例如下：

海** mha---+-* hoi酗毎** ma-+* mui)
荒** mho�* hwoIJ曉（亡** mrjo户* mjoIJ)
婚** mhrj un---+ * hj un曉（聞** mrj un---+ * mj un)®
贖** mhrjo户* phjulJ滂（冒** mou_. * mou)
化** IJhrwai---+ * hrwa曉（訛* lJWOi-.. * IJWD)
羲** IJhrjai-.. * hje曉（義** IJrjai---+ *邱）
燒** IJhjau---+ *吡U書（堯** IJaU_.. * IJ€U)
勢** IJhjats---+ *�je:i書（藝** ujats---+ * uj£i)
態** nha---+-* tho澤（能** na丨na�* noi丨naIJ)
丑** nhrj u_. * thj au徹（紐** nrju_. * *項au)
恕** nhj迂+ *�jo書（如** njo-+*吋o)

(11)有迹象表明上古有* * lh類聲母，實際讀音大約是帶弱送氣的清 119 

邊音[1門或邊擦音［的等。它們在後代的變化跟** nh類很相似。如：

體* * lhe:-.. * the澤（禮** le--+* lei)
螭** lhrj ai---+ * thj e徹（離* * lrjai_. * lje)
醜* * lhj u_. * t�hjau昌（酉** lju_.... * jau)
舍** lhjn-+ *�ja書（余** ljn--+ * jo)@

砭改改

5複輔音悶

釒聲 母§
心心成

有一些諧聲現象比較特殊，爲了説明這些現象及有

關的字在後代的變化，需要爲上古音構擬一些由兩個以
上輔音組成的複合聲母。 ® 本節構擬的複輔音聲母有三

O 參看李方桂《中國上古音聲母問題》（載（（上古音硏究》，商務印書館 1980 年，北京）、李新魁
《漢語音鈞學》第十五章第四節。

® 古文字中以 ．｀ 聞 ＂字假借爲 ｀｀婚"0

® 古文字｀｀舍＂與＂余＂同字。

® 關於上古複輔音聲母的研究成果，可參看李方桂《幾個上古聲母問題》（載（（上古音研
究》，商務印書館 1980 年，北京）、包擬古《原始漢語與漢藏語》、潘悟雲《章、昌、禪母古讀考》（載（（温
州師造學院學報》1985 年第 1 期）、鄭張尚芳《上古漢語的 s-頭》（載（（温州師范學院學報〉） 1990 年第 4

期）、何九盈（（上古音》93
一

108 頁、竺家寧（（聲約學》（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1 年，臺北）第十七講、
楊劍橋《漢語現代音約學》（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6 年，上海）第八、九章，以及甌集了多家観點的《古
漢語複聲母論文集》（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等。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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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型： 1)在單輔音後加邊音的**Cl 類型。 2)在單輔音前加噝音

的 i<

· * sC 類型。 3) 在單輔音前加喉塞音的** ?C類型。 0

1 ** Cl 類型聲母

在本書的構擬中，** Cl類型聲母又分兩類：軟諤音（以K代表）加

邊音的**Kl類和唇音（以P代表）加邊音的** Pl類。 分述如下：

(1) * * Kl類聲母如不計不同色彩，包括** kl , khl , gl , IJl , IJhl等，有

關的字與牙、喉音字諧聲，而在後代主要變爲來母及余母、邪母字，少部

分變端組、知組字。 例如：

洛** kl nk- - -♦ 'II·l nk紀各 ＊＊ 抽k-.* kok) 
廉*-IC·klrjam---♦ * ljem來（兼** kam---♦ * kem) 
魯 ＊丹

IJl�* lu來（魚* * IJrj�*邙o)
羊* * kljoIJ _. * * ljoIJ--. * joIJ余，詳** kljnIJ ____., * * ljnIJ ___. * zjoIJ邪（姜

* * krjou--♦ * kjnIJ)
頌** kljou--♦ * * ljo�* zjuIJ叫juIJ余（公* * ko�* kUJJ潭
穂* * gljwei--. * * ljwei--. * zwi酗惠* * gwei--+-fiwei) 

答** klap-. * top端（合** gap-. fiop) 
貪* * khlam---. * thorn紀今* * krjam- - -♦ * kjam) 

炭* * IJhlon___. * thon i!C岸* * IJOn---.IJon) 
唐* * glnu--♦ * dnIJ定（庚** kro户* kr哄IJ)
肘** klrj u-+ * * trju-+ * tjau知（九** krju--+-* kjau)® 
軀* * khlrjo-+ * * thrjo-+ * thju徹（區** khrjo-+* khju) 

變來母是** Kl變* l, 變余、邪母是** Klj第一步先變* * lj'再變
* j比都是**K脱落；而變端組則是** K的發音部位被* * 1同化，而**

的發音方法被**K同化，兩者合成了齦塞音。 這一類中還可能有一些
後代變爲章組的字，如典籍中的語助詞 ｀｀ 唯 ＂在古文字中本作 ｀｀ 隹" , 看來
此二字本同音，爲** kljwai, 後來分化爲余母和章母（變章母是
** klj-+ * * tj-+ *如其第一步演變與**Kl變端組相平行）。

0 大寫C代表consonant(輔音）。 又，也可能存在sCl類型的複輔音，因材料不多，本書
暫不構擬。

＠ ｀｀頌"後代一般讀邪母，而作爲 ｀｀容貌＂之｀｀容＂的本字，則讀余母。
® "九 ＂是 ｀｀肘＂的初文。

丶

．

 



(2)如不計不同色彩，**Pl類聲母包括** pl, phl, bl,ml, rnh1等，這些聲

母字與普通唇音字諧聲，後代則變來母、余母和端組、知組、章組聲母。 如：

錄* * plok---+- * luk酗剝* * prok---+- * prok) 

廩* * plrjam->-* ljam來（嘉* prjam->-* pjam) 

龍** blrjoIJ->- * ljoIJ來，寵* * phlrjoIJ->-* * thrjoIJ->-* thjolJ徹（龐

** bro户* broIJ)

聿* * pljit---+- * * ljwit---+- * jwit余（筆* * prjit---+- * pit) CD 

朝** plrje可blrjeu->-* * trj e可drje u->-* ti e:u知阅EU澄（廟 曇 * mrjeu->-

* mje:u)®

帚* * pljau->-* * tjau---+- * t�jau章（婦** brja--+ * bjau) 

甸** blau---+-* dou定（缶** prjau->-* pjau)® 

聊* * mleu---+-* le:u來（卯* * mreu---+-* mrau) 

躉* * mhlrots---+- * * throis->- * thrai徹（萬* * mrj on---+-* mj on)© 

同樣有* * p脱落和** p與* * l互相同化爲齦塞音的情況。
* * sC類型聲母

這裏包括與牙、喉音相關的** sK類、與唇音相關的 -11·* sP類及與舌

音（以T代表）相關的**sT類，到後代變爲精、莊、章組，主要是變心母

和生母。 分別舉例如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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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 sK類：
契* * skjat/khjats_. * sjgt紅khjEi溪®

所* * skrjo--+ *�」0 生（户 ｀＊ 卽---+-* fiu) 
雖* * skjwai---+ * sw這（唯* * kljwai-. * jwi)® 

僉** skhjam---+-* tshjEm獻劍* * krjom---+ * kjom) 

造* * sgau---+ * dzou從（告* * kau---+ * kou) 

旋* * sfijwon_. * zjwEn邪（還* * firwon_. * fi wan) (J)

e

®

®

®

®

®

e

 

《説文》：｀｀聿，所以書也。 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可見上古後期的吳語仍保持讀複聲母。
｀＇朝＂和 ｀｀ 廟 ＂是同族詞。
｀｀甸 ＂ 即 ｀｀ 陶 ＂本字，與 ｀｀缶 ＇為同族詞。
｀｀萬 ＂古文字作竭形，即 ｀｀ 躉 ＂本字。
｀｀契 ＂讀溪母音時義爲 ｀｀刻"'讀心母音則是商朝王室始祖的名字，後代又寫作 ＇｀僕 "0

金文中 ｀｀唯＂或借作 ｀｀雖,,

"旋＂ 與｀｀還＂爲同族詞，古籍中時或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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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 sIJr an-+- *�rren邱彥** IJrj an-+- * IJi e:n) 

杵�* SIJhjo-+ * t両 0 昌（午** IJ�* IJU) 

(2) * * sP 類：
瑟* * sprjit-----+ *�it生（必* * pjit-+- * pit)

自** sbji-+ * dzi迅鼻** bji-+- * bi) CD 

小* * smjau-+- * sjeu心（眇** mjau-+-mjeu) 

犀** smei-+- * sei心（尾** mrjui-.* mjwai) 

(3) * * sT 類：
速** stok ......... * suk邲束** tjok-+ *�jok) 

厐** stje-+ * sje邲遞**d�* dei) 

差* * sthroi-+- * t�hra初（惰** doi-. * do) 
寂* * sdeuk-+- * dzek紀叔* * thjauk-.�juk) 

襄* * snjo户*sjoIJ心（攘** njo户 ｀ 痂IJ)

灑* * slrai-+-*�ra生（麗** lrjai-. * lje) 

修** sljau-+- * sjau心（攸* * ljau_.. * jau) 

办（創） * * slhrjo�* t�hjnIJ初（粱** lrjnIJ, 傷* * lhjni:r+ *�jnIJ潭

在大多數情況下，** s-在後來的發展中保持下來，而它後面的輔音

消變了。 但也有* * s- 消變的情況，有的可能在上古時期就消變了，而每

每轉化爲後繼輔音的送氣成分，例如：

妥** snoi---+ * * nhoi---+ * tho透（綏* * snjui---+ * swi)® 

世* * sljats---+ * * lhjats---+ *�je: 頃（泄* * sljat---+ * sje:t) 

｀｀契＂的兩個讀音中，**kh可能是從**sk變來的。 也有的**s-不是

轉化，而是直接失落。 如 ｀｀午＂在古文字中是杵的象形，即 ｀｀杵＂的初文；在

現代壯侗語族語言中，作爲地支的｀｀午 ＂字有讀爲[si lJl] (傣語）或[sa](布
依語）的；心母字｀｀卸＂從｀｀午＂得聲，而從 ｀｀卸＂得聲的｀｀御＂ 又是疑母字。 這

都表明 ｀｀午＂ 本來也是** SIJ聲母，後來的變化大約是* * S:u-+" * * IJ'而 ｀｀ 杵"

是** s:o-+ * * s血 ｀｀許＂最初也可能是** SIJ(---+ *可h), 所以作象聲詞時通

O 古文字＂ 自 ＂像鼻形。《説文》王部 ｀｀ 皇 ＂字下云：＇｀自讀若鼻。＂説明到東漢時 ＇｀ 自＂的聲
母仍是* * sbj 。

® "刃、
＂是｀｀創 ＂的初文；又 ｀｀創、傷＂爲同族詞。

@ "妥 ＂和 ｀｀綏＂是同族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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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CD。而 ｀｀所＂的聲符 ｀｀ 户 ＂又對應古藏文的sgo(門），也許 ｀｀
户 ＂

字更早

時也是* * sg聲母。有關這一類型聲母消變的細節，還需進一步探討。

3 ** ?C類型聲母
這一類型例子不多，它們在後代爲影母字，在上古則跟其他聲母字

相諧。如：

彎* * ?mr;:,n---+- * ?rwan 影（蠻* * mr;:,n---+- * mran)

益* * ?ljek---+- * ?jek 趴溢* * ljek---+- * jit)

揖* * ?sjap---+- * ?jap 影（且* * tsjap---+- * tsjap)

衣* * ?srj ui---+- * ?jai 影（卒* * tsjut---. * tswit)®

乙* * ?srj it---+- * ?it 影（札* * tsret---+- * t�」紀t)®

本節所構擬的複輔音系統能解釋大多數特殊的諧聲現象，但還是
未能全部照顧到。複輔音有時可以看出跟詞法上的形態變化有關，這
將在本章第四節加以討論。

* 

統問 由於材料所限，對上古聲母很難區分前、後
云11�

� 

中古前期的發展§ 亂在多數情況下只能籠統地看待。上古聲母系統
安四蟑繹璋9心演 向中古前期聲母系統的發展大致有如下幾項：
(1) 複輔音消亡。** Cl 類聲母主要是變* 1 (及* * lj---+- * j)' 其次是

變* t 等。** sC 類和** ?C 類則分別以冠於起首的噝音和喉塞音爲演變
的主導。®

(2)清送氣鼻音 ii

·* mh , IJh , nh 等及清送氣邊音* * lh 消變，所形成
的中古聲母都是帶擦音或送氣成分的。

® 《説文》斤部：＇，所，伐木聲。 ……《詩》曰 ｀伐木所所 '0,,《詩經·小雅·伐木珝才｀伐木許許"0

® 金文 ｀｀

衣＂或假借作
｀｀

卒" (完畢）； ｀｀卒 ＂字從衣，也可以視爲从衣得聲。
@ "札＂从＇｀ 乙 ＂聲。 又《莊子· 人間世》：＂名也者，相札也。 ＂《經典釋文》：｀｀札，亦作軋。＂

"軋＂是影母字。
® 同樣的音在後代分化爲不同的音（譬如* * kl變爲寸和* t, 以及* * k分流作* k和｀？

等），有時並不需要嚴格的分化條件。 不同的演變（没有變化即
｀｀

零演變＂ 也可看作是一種演
變）可能是同時發生的，也可能是－先一後發生的，不同演變方向互相競爭的結果，就是在後
代有的字讀成這個音，有的字讀成另一個音。 參看緒論第二節 ｀＇

音變規律＂ 。 又，《史記〉）卷一一
O"匈奴列傳 ＂中的＇｀樓蘭", 考古學界一般認爲即佉盧文(Kharost比古印度的一種文字）文書中的
地名Kroraina。 "樓、蘭＂二字本皆**kl聲母，此處一譯kr, 當仍是* * kl, 一譯m是已變* -It l。 可
見複輔音的消變在上古後期 I 已開始，而且各字變化有先有後，是｀｀ 詞彙擴散 ＂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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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組分化爲三： 一是保持軟諤音的讀法，這是 多數；二是發

音部位前移，變爲* t和 I),等（中古章組、日母），這只見於帶* * -j-色彩的

字；三是弱化（也可看作是發音部位後移），變爲* ?, * h, * fi等（喉音），與

前相反，這見於除帶* * -j-色彩以外的其他色彩的字中。

(4) 多處發生擦化現象，即塞音、邊 音等變爲擦音、塞擦音及近

音。*·X·t」等___. * t� 等（章組）是發音部位略後移並擦化，* * kj等___. * t� 等

是發音部位前移並擦化，* * lj'JJi---♦ *」也是擦化。 這些擦化都跟** -j-色

彩有關。 清送氣鼻音的演變大部分是擦化 ，清送氣邊音部分擦化；

*·* kh,g等___.·* h'.fi等（曉、匣母）是擦化 同時弱化。

(5) 一部分邊音變爲同部位的塞音，即* * 1, lr, lrj- - -♦ * * d,q(定、澄母）。

(6) 聲母色彩的演變。 上古聲母的色彩基本上轉化爲中古的介

音卫色彩往往對聲母主體的變化有重要影響：在舌、齒音中，捲舌色

彩導致捲舌聲母（知、莊組）的産生； * * -j-色彩更是多種中古聲母出現的

必要條件（如章組、日母、余母等）。

第三節 上古聲調與約尾

上古漢語的聲調問題曾引起過很多討論。 下

面簡要介紹一些不同的觀點：

(1) "古人四聲一貫" , 是明、清時代大多數音

鈞學者的觀念。 他們認爲上古也有四聲，但古人没意識到，四聲的區別

也没有後代那麼嚴格。 有的學者還硏究了上古的押約，考證一些字在

上古跟中古在調類上不相同。 ®

(2) "古無去聲＂是清人段玉裁提出的，他認爲中古的去聲基本上來

自上古的人聲，又説 ｀｀古平、上爲一類，去、人爲一類＂ 。 近人黃侃進一步

提出｀｀
古無上聲"'認爲中古的上聲在上古讀平聲。 ®

(3)現代學者王力承段氏之説，認爲上古聲調有舒、促兩類，每類又

® 這一點不算特別重要，因爲如果把上古聲母色彩分析爲介音也是允許的。

® 參看顧炎武《音學五書·音論》、江有誥《音學十書·唐約四聲正》。 有人以爲顧炎武

説
＇｀

四聲一貫
＂

是主張上古没有聲調．其實是誤解了顧氏。

® 參看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古四聲説）入貲侃《詩音上作平證》（載（（貲侃論學雜著》，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分長短，如下所示：

平聲，高長調
舒聲〈

長人，高長調
促聲〈

上聲，低短調 短人，低短調

長人跟短人一樣有塞音鈞尾，後來長人約尾脱落，成爲後代的去聲。CD

(4)現代學者陸志韋提出 ｀｀ 五聲説"'認爲去聲在上古分爲兩個，一

個跟平、上聲通，一個跟人聲通，後者是｀｀短去聲"0®

(5)現代學者李新魁認爲上古的聲調在調值上分甲、乙、丙三種，如下：

陰聲約：甲（平） 乙（上）
陽聲鈞：甲（平）
人聲鈞：甲（人） 丙（次人約）

｀｀次人約＂ 即相當於陸志韋所説的 ｀｀短去聲"'這類字在後代的發展
中變爲陰聲飽的去聲（陽聲鈞的上、去聲則是後起的）。他爲次人約構
擬了喉塞音 飽 尾[**-?], 後 來他又進一步認爲這個 鈞尾來自更早的
[** -ps,-ts,-ks]約尾。 ®

漢藏語系中絶大多數語言是聲調語言，但也有少部
詎�J:1'.J';ji

源§ 分没有聲調，如藏語的安多方言。大多數漢藏語專家認
心心心演 爲漢藏語系的聲調是後起的，因此，原始漢語乃至上古漢

語有没有聲調，如果没有，又是如何産生的，就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本書採用一種近些年比較流行的説法：聲調起源於約尾；某些鈞尾

會引起整個音節的音高變化，及至後來飽尾脱落，音高的不同仍保存着，

那便是中古的聲調。去聲來自** -s鈞尾，上聲來自* * -? 鈞尾，人聲 一直

有** -p,-t,-k約尾，平聲則是第一 節介紹的陰聲約和陽聲前約尾 。®
如此，上古音就有如下諸種齣尾：

® 參看玉力《漢語語音史》73頁。

＠ 參看陸志韋《古音説略》第十章。
® 參看李新魁《古音概説》（廣東人民出版社， 1979 年，廣州）第四章、《漢語音前學》第十六

章、《從方言讀音看上古漢語人聲飽的複鈞尾》（載（（李新魁音鈞學論集》，汕頭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 參看奧德里古爾 (AG. Haudricourt)((越南語聲調的起源》（中譯本，載〈（馮蒸音約論集》，

學苑出版社 2006 年，北京）、蒲立本 (E. G. Pulley blank)《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雅洪托夫 (C. E. 

疝OHTOB) 《上古漢語》（中譯本，載（（漢語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6 年）、鄭張尚芳（（上古鈞母系統
和四等、介音、聲調的發源問題》（載《温州師范學院學報〉）1987 年第 4 期）等。



表2-3

平 聲 上 聲 去 聲 人 聲

陰聲鈞 -0,-u,-i -?,-u?,-i? -s,-us,-1s

陽聲鈞 -IJ,-m,-n -JJ?, -m?, -n? -IJs, -ms, -ns

人聲鈞 -ks, -uks ,-ps ,-ts -k,-uk,-p,-t

。

人聲飽尾與去聲飽尾結合的**-ks等便是
｀｀

次人約
＂的飽尾。

上述飽尾系統只是理論上的。 假如真的
｀｀

古無去聲", 那就是説，在較

早時没有** -s,-is,-us,-IJS,-ms,-ns等約尾；此外，含有
｀｀

－？的幾種複合約

尾在諧聲時代是否都存在，也是個有待深究的問題（一般認爲上古前期上

聲 字很少）；而另 一方面，次人約的幾種鈞尾到《詩經》時代有大半已經消

失。 所以，上面這些約尾未必會在上古的某個時期同時出現。 下面爲例

字標音時標出的**-?,-s前尾，在某些情況下只可看作後代上聲、去聲的

標識，而不一定能視爲在某一個音系平面上與其他語音成分共存的成分。
* * -s鈞尾有時是具有語法意義的後綴，可造成形態上的變化，這將

在本章第四節作探討。

需要説明的是，也有學者不同意上述觀點，主要關涉到押前問題，

像** -0,-?,-s約 尾的字、* * -n,-n?,-ns約尾的字是否可以歸爲同－約

部，一起押約，這有待進一步討論。

(1)如本章第一節所述，上古前期1I有以**-ts爲飽尾的祭、隊、届三

個次人鈞部，但它們中的多數字在諧聲上表現爲* * -t, 亦即從U月到Il期有

如下演變（括號中是《詩經》以後的演變，下同；例字見本章第一節）：

* * -t部分_____.,
* * -ts (_____., * * -is_____., * -i 去聲）

｀

｀部分
＂

的意思是：有一部分* * -t 尾字變爲次人約，另有更多的部

分則保持這個約尾至中古以後；括號中是演變至上古後期和中古的情

況。 由於在《詩經》中已有隊、届部字與微、脂部字押鉤的例子，所以可

以認爲其中有的字當時已經有**-ts丨-is兩讀。 而祭部字從不與歌部相



押，倒常常與月部押，可見其中還有些字是** -t丨-ts兩讀的。 直到上古

後期的梵漢對音，仍有一部分祭部字既對譯梵文的-t,又對譯-s, 如 ｀｀ 會＂

對譯vat[vat]和vas[vas]立這應看成是此字** -t尾和**-is 尾(�**

ts)兩讀的表現。
(2) II期的** -t和* -ts飽尾字中有一部分從諧聲上看本來是* -p

飽尾字。 可以假設如下演變過程：
** -p部分___,..* * -p ** -ts(---+** -is---+* -i去聲）

** -t(---+ * -t)

從發音上説，** -ps中的* * -s同化了 ii·*-p的發音部位（使之變爲齦

音），便成了**-ts; 如果**-p反過來也同時同化了** -s的發音方法（使

之變爲塞音），兩者便會合而爲一，變作* * -t。 例如｀｀ 內 ＂是｀｀納"**nap的

本字，後來分化出來的方位詞 ｀｀ 內 ＂發生** naps---➔ * * nuts 的變化（原鈞

尾的唇部特徵轉移到約腹上，所以鈞腹成了* u)'而从之得聲的 ｀｀ 訥 ＂則
** naps-+ ** nut。"退 ＂字又作 ｀｀ 衲"'从 ｀｀ 內 ＂ 得 聲，則是** nhaps _. 

** nhuts。再如：立* * glrjap一位* * grjaps_. * * grjwats(在這一例中，原飽

尾的唇部特徵轉移爲聲母的圓唇色彩）；某（葉） * * sljap丨ljap-泄** sljaps 

---+ * * sljat丨ljats--世** sljaps---+ * * sljats®。 有一個例子相當特別： ｀｀ 廢"

* * prjots从 ｀｀發�'* * prjot得聲，而金 文中每以 ｀｀ 法"** prjop假借爲
｀｀廢"®, 看來 ｀｀廢＂在更早時本讀**-p或** -ps尾。｀｀廢＂在《詩經》中未見

人約，不過從 ｀｀ 發 ＂押人月部(* * -t尾）來看， ｀｀廢＂ 在周代不可能還讀* * 
-p

或**-ps尾，金文的假借大約是根據相沿已久的習慣。

(3)與上述演變平行的是：

**-k部分---+**-ks---+**-s(---. * -0去聲）
辶....* * -0(---+ * -0平聲）

**-uk部分---+* * -uks-. **-us(---+* -u去聲）
匕+** -u(-+ * -u平聲）

例如：暮* * mnks ___. * * mos—莫** m函乍* * tsrnks---+ * * tsrns— 

® 參看俞敏《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載（（中國語言學論文選》，光生館，1984年，東京）。
® ,, 立 ＂爲 ｀＇位＂初文。（（詩經·商頌· 長發》：＇｀昔在中葉，有震且業。 ＂ 毛傳：｀｀葉，世也。＂

金文中 ｀｀某＂每用爲 ｀｀世 "0

® 師酉篤：｀｀勿法朕命"'同於（（詩經·大雅·韓奕〉）之 ｀｀ 無廢朕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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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l(
• * tsok(以上魚－鐸部），背祁*•·paks---+-* * pas—北* pak, 試** lhjaks

-+- * * lhjas一式* * lhjak, 異** ljaks -+-* * ljas—翼** ljak, 來** mlaks---+

* * mla---麥* * mra�(P台－職部）鸊* * sljeks-+-* * sljEs一 錫* * slEk (佳－錫

部）叭罩 -l(
• * trauks---+- * * traus— 卓** trauk, 高 ｀＊ 知uks ---+- * * kou—

熵* * khouk (宵－藥部），由* * ljuks---+-* * lju鼬** ljuks -+- * * ljus一

軸* -l(• lrjuk, 蕭* * seuks-+-* * seu 繡* * sjuks-+- * * sjus—肅* * sjuk (幽＿覺

部）。 其中有的約腹也發生了變化，如 ｀｀ 教"* ii·krauks-+-* * kraus (宵部）

和 ｀｀ 學" *«·grauk (覺部）本同族詞，可想 ｀｀ 教＂原也在覺部，後約尾消變，且

鈞腹開口度變大。
這些字後代大多變去聲。 也有少數在上古時期已經丟失* * -s尾，

到中古時變了平聲（如上例中的｀｀來、高、由、蕭＂等字）。

**-ks可能還有另一演變途徑。 例如 ｀｀月" [ * * IJrj;>t J 跟 ｀｀夕,,

『* JJ.jok]是同族詞，而且 ｀｀月＂ 和 ｀｀ 夕 ＂ 在古文字中本就是一字。 可以假
設 ｀｀月 ＂ 的約尾曾有** -ks _. * * -t的變 化。 比較另一同源詞： ｀｀夜"

『可」oks-+- * * 1Ji os] ("夜＂ 的出現顯然比 ｀｀夕、月＂要晚）。

上述 (2) 的演變過程是在 I 期結束前完成的，至 1l 期，**-ps鈞尾已
經不存在。 (3)的過程也應在此期內基本完成®。《詩經》約部系統中的

次人飽部都是**-ts尾的。 ®

上古前期的**-ts尾在後期都演變爲**-is尾，即次人約變爲陰聲
鈞（後代進一步變* -i尾的去聲）。 其中隊、届部變得較早，在《詩經》中

就有同微、脂部通押的例子，是有的字很早已有**-ts丨is兩讀，到後期併
人微、脂部中。 祭部變化較遲，在《詩經》中每與月部字相押，可見當時

® 古文字無｀｀暮 ＂字，｀｀莫 ＂ 即其初文。 古文字無 ｀｀作 ＂字，｀｀乍 ＂ 即其初文。 古文字無｀｀ 背、
翦＇二字，｀｀北 ＂ 即 ｀｀背＂初文國名 ＇埤 ＂ 亦均以 ｀｀ 北 ＂ 字表之。 甲骨文 ｀｀ 來 ＂ 像麥棵形，｀｀麥 ＂ 从倒
｀｀止" (走近來的足形）、來聲；就字形與意義的關係論，二字在後代正好調換了。 古文字有 ｀｀ 錫 ＂

薰｀賜 ＂ ，凡｀賜 ＂義多以 ｀｀錫 ＂字表之。
@ 《詩經》中還可偶爾見到 ｀｀ 夜、來、試、繡 ＂ 等字跟* * -k,-uk 尾字押鈞，也許還有少數

字 **-ks 和* * -s 兩讀或* * -uks 和 **-us 兩讀，但更可能是* * -k 和* * -s < ._ * * -ks) 兩讀
或* * -uk和* *-us(._** -uks) 兩讀。《周頌· 振鷺》：｀＇在彼無墨，在此無堅。 ＂ ｀｀惡 ＂ 爲形容詞，
讀* * -k 尾與* * -k尾字押；《鄭風· 遵大路》：｀｀無我墨兮，不寔熬也。 ＂ ＇｀惡 ＂ 爲動詞，讀* * -s尾，
便與* * 

-s 尾字押。｀｀惡 ＂之詞性不同，約尾就不同，在當時應是區分清楚的。 這是異義異讀。
至於同義又讀的情況， 一定也會存在。

® 以上所論，都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上：人聲約的* * -s 鈞尾是後起的。 不過，目前没有
資料可以説明* * -s 飽尾起自何時。 從諧聲原則上説，假如認爲 lt II -t: -ts 的諧聲是正常的，那
就不必認定 II 期的 **-ts 朐尾字在 I 期都讀 ｀ 鼻 -t 鈞尾。 所以此問題仍可再探討。



第二章©

不少字還有* * -t丨ts兩讀。至後期的 II 期，歌部脱去了* * -i尾，祭部才轉

爲**-is尾，所以没和歌部合併，而形成了《切約》中 ｀｀祭、泰、夬、廢 ＂ 四個

没有平、上聲相配的去聲飽。 ®

：齣尾問題§ 具有零飽尾或元音鈞尾（本書就是這樣），另 一 派爲之

心心心� 構擬輔音鈞尾。這裏簡單地作一個討論。

爲陰聲鈞構擬輔音鈞尾，是由於看到《詩經》鈞部中有些陰聲約字跟

人聲約字有諧聲關係，又看到陰聲飽字有時和人聲約字相押。學者們所

擬的輔音約尾主要是濁塞音飽尾，與人聲鉤的清塞音鈞尾相配對。譬如

説爲咱部、魚部擬* i(• -g尾（配職部、鐸部的* * k尾），微、隊兩部作一部，

脂、届兩部作一部，都擬**-d尾（配物部和質部的* * t尾），等等。®

本書之所以不取此説，是認爲 ｀｀次人鈞＂之説已經可以解釋大部分陰、

人相諧現象：第一，上古前期I的諧聲現象與11期的《詩經》鈞部之間的出

人，是一部分人聲字變爲次人約，或經次人鈞的階段變爲陰聲鈞這一演變

過程造成的。次人約是陰、人之間的｀｀轉運點"'連接三者的 ｀｀橋梁＂是上古
前期內的歷時語音變化。第二，**-ts,-ks ,-uks尾字分別與*•ll- -t ,-k,-uk 

尾字押鈞固然可視爲正常，而最重要的是，在《詩經》時代存在爲數不少

的* * -t丨-ts,-k卜s,-uk卜us以及**-ts丨-is兩讀字（異義異讀或同義又

讀），所以有些表面上的陰、人通押其實並不涉及不同的約尾。｀｀ 詞彙

擴散論＂指出，｀｀ 一字兩讀＂這一共時現象也是歷時演變的一種表現。

從與漢藏語系親屬語言的比較中也很難得出上古漢語陰聲約在原

始漢藏語中帶塞音飽尾的結論，因爲在親屬語言中與漢語陰聲前字相

對應的詞常常不帶塞音約尾。例如：

乳* * njo? 乳房：藏 nu ma [nu ma]<德 格）：緬no [no], 

羌匝y l),y」®

® 參看麥耘《〈切鈞） ＇＇祭泰夬廢＂四齣不帶輔音鈞尾》（載（（中山大學學報》1992 年第 4 期 ，廣州） 。

® 爲陰聲鈞中的上、去聲字構擬的* * -?,-s 也是輔音鈎尾，但那是另一個問題，跟這裏
討論的問題從出發點到結論都不是一回事 。

® 所引親屬語言 ， 無方括號者爲藏文 、緬文的轉寫形式 ， 其後方括號中分別爲藏語、緬
甸語的現代口語（有時與文字不完全相應）；藏語中注 ＇｀德格 ＂者指四川省廿孜藏族自治州德格
縣的藏語（代表康方言） ， 後文注 ｀｀夏河 ＂者指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的藏語（代表康方
言） ， 餘爲拉薩話（代表衛藏方言） 。 其他語言直接標音 。 聲調均略去 ，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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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 * IJrjo---魚：藏琛a匡a]'緬)JO[)JO], 彝[IJO丨IJO]
吾* -l!·

IJ
D, 我* * IJoi? 我：藏IJa [IJa玉緬IJO[ua], 景頗[IJai]

苦* * khn? 苦：藏kha tig [kha?ti?], 緬kha[kha], 羌[qha], 景

頗[kha]
羽* * grjn? 羽毛：藏sgro[t�o], 彝（中部方言） [gA kho mw], 錯

那渭巴[kro]
户* * gns 門： 藏 sgo[go]<德格），緬tam kha [ takha上爾蘇

[IJ90], 怒[kho o] 

舟* * klju——船：藏gru[t�u],爾龔[�w]
耳** nja?-耳朵：藏rna[na�o]<德格），緬na rwak [no jwE?], 羌

[na ku] 

也有一些是帶塞音飽尾的，如：
候·�*gos
霧·* * mrjos 
膚* * prjo 

等候：藏sgug[ku?]
霧：藏smug pa [muk pa], 緬mru hnQIJ [mju nt] 

皮膚：藏pags pa [pak pa], 義都珞巴[ko p.10] 
武 -1<·* mrjo? 軍隊：藏dmag dpuIJ [mak puIJ], 南部普米[mio

po], 博嘎爾珞巴［心mok]

這後一類的例子或許可以説明，上古漢語的某些陰聲鈞字所代表
的詞在原始漢藏語中是帶塞音鈞尾的（等於説原來是人聲鈞字），但却
不能證明在原始漢藏語中一定存在與清塞音飽尾相對立的濁塞音飽

尾立帶塞音約尾的音節分批演變爲開音節（人聲約變陰聲齣），是漢語
從上古到近代的總趨勢，不能排除也是從原始漢藏語到上古漢語的一
個比較重要的音變方向。

唇鈞尾� 00簡略説一説。
�*蟻冀辺

部和緝」影中部没有相對的陰聲約，在上古音系研究中，這一 向是個不
好解釋的問題。 有一些迹象顯示，唇飽尾兩類鈞部之間有着相當密切

® 藏文對塞音鈞尾都寫作濁音字母，没有清濁對立。



的關係，如：少* * smjau—眇** smram, 導** dau一禪** dam叭有的學

者認爲宵、幽部同談、侵丨中部互爲陰、陽聲飽，而藥、覺部和盎、緝部一

起作它們的人聲前，並且認爲藥、覺部字可能來自盎、緝部，即在更早時

可能有過 -1(
• * -p---+- * * -uk的變化。®

(2) 有的學者把宵、藥、幽、覺部擬爲** -0,-k 飽尾，跟魚、鐸、侯、屋

等部一樣。但這樣一來，喉鈞尾的約類跟舌飽尾、唇飽尾的飽類相比就

多得太多了，整個飽母系統會顯得比重失衡。把這四部擬爲** -u,-uk 

尾，既能説明它們後代的變化(---+-* -u,-k), 也能説明它們與* * -m,-p尾

諸部的關係。
(3) 前面説過約腹** u實際讀音接近於不圓唇 的[w],約尾中的

** u大約也是如此，因爲**-uk尾鈞中有一部分字在《切鈞》進人錫、陌

等鈞，完全看不到圓唇的痕迹。

這裏主要談與聲調有關的約尾的演變。
(1) **-?,-s飽尾在上古漢語或原始漢語的

皇和聲調的産生5 某個目前還是未知的時候開始出現。.. -s 約尾
心心司逗蟑彧9嵒沼 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成爲人聲約尾消變的催化

劑，其表現形式就是｀｀ 次人約" 0 有一批人聲字先變爲次人鈞，最終變爲
陰聲鈞字。

(2) 在進人中古以前，**-?,-s飽尾脱落，分別轉化爲上、去聲。在
這些前尾未脱落之前，具有這些鈞尾的音節應該已經附帶有相應的聲
調（譬如説 ＊＊ －？尾字可能讀上升調，* * -s 尾字可能讀下降調或低沉
調），與不具有這些約尾的音節（主要是後代的平聲字）不同。但此時區
別字音還主要靠鈞尾，聲調的作用不明顯；待到飽尾脱落後，聲調才真
正成爲起區別作用的語音成分，獲得音位的地位。 ®

東漢三國時佛經翻譯中的梵漢對音還有去聲字對譯梵文後帶s音
節的例子，例如把梵文akanistha譯作｀｀ 阿迦貳吒"'用 ｀｀ 貳 ＂ 譯nis; 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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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眇＂字後代讀* -u尾，但《説文解字》言部此字下注：｀｀讀若毚。＂可見原是讀* * -m尾
的。《儀禮·士虞禮》：｀｀中月而禪"'鄭玄注：｀｀古文禪或爲導。＂

® 參看李新魁《漢語音鼩學》342一343頁、貲典誠《漢語語音史》（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合肥）9頁。

® 這是指發生於上古後期至中古的情況。 至於上古前期內的* * -s尾脱落，在當時則並
未造成任何具音位性的聲調，有關的字到中古變了平聲。 這是因爲音變規律是有時間性的。



亞地名 Kasmira(今譯｀｀ 克什米爾")'《漢書》卷九六上 ｀｀西域傳 ＂譯作 ｀｀ 闕

賓", 用 ＇鸞 ＂ 譯 kas。可見至上古後期，* * -s 尚未轉化爲去聲調，這一演
變大概是在作爲上古到中古過渡期的東普時期才發生的。現代吳方
言中有些次方言（如温州話）至今上聲字還帶喉塞飽尾，也許暗示在語
音史上，喉塞鈞尾轉化爲上聲調的過程也不會發生得太早。關於這個
問題，還需再發掘更多可供深人考證的材料。

第四節 上古音與上古詞族、形態及

漢藏語系研究

上古音硏究與漢語研究中的許多領域都有密切聯繫，這裏只簡略
地談談三個方面：上古音與上古漢語詞族的研究；上古音與上古漢語形
態變化的研究；上古音與漢藏語系比較研究。

砭改或網危

5 上古音與, "詞族
＂

指由具有共同詞根的詞組成的集合體。在

5 詞族研究§
心©�心寂 語音上有聯繫的詞，即爲詞族；同一個詞族中的詞稱爲

｀
＇同族詞＂，而作爲衍生的基礎的詞則是｀｀詞根＂或｀｀根詞"。 。

由於同族詞在語音上有必然的聯繫，而且這語音通常是指上古或

原始漢語的語音，所以對同族詞的辨別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上
古音知識，反過來，詞族的研究也會促進上古音研究的深人。®

前面已列出過多組同族詞，下面再舉數例。
♦ 具* * gjos——共* * gjOIJS

｀｀具＂ 在古文字中像雙手奉鼎，｀｀共＂也是雙手奉一物（物形未詳），均
有具物供奉之義。後代 ｀｀具、俱、共、供、恭、拱＂等的一系列詞義均由此
演化而來。很可能 ｀｀

具＂是詞根，｀｀共＂是在詞根上增加約尾，從音飽學上
説，是侯－東對轉。

♦ 流旖* i(• lrju 游遊* * lju—－泅** lju 

CD "同源詞
＂

這一術語可指兩個概念： 一是指有親屬關係的語言（如漢語和藏語）之間存

在發生學關係的詞，二是指一個語言里由同一個詞根衍生出來的詞。 本書所説的
64

同源詞＂指

第一種概念，而第二種概念叫
｀｀

同族詞
＂

。

® 王力《同源字典））（商務印書館1982年，北京）對此作過有益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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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脬＂本象擎旗出行｀是 ｀｀遊＂本字。．引申指旗幟的飄帶（旖）。
｀｀游、流＂均指水流，引申爲游泳，字雖後出，但可能反是 ｀｀ 脬＂的詞根（大
隊伍出行如同河流）。｀｀流旅,, (來母）與｀｀游遊＂ （余母）、 ｀｀ 泅 ＂（邪母）的上
古聲母都是邊音，而余、邪母本出一源。

♦ 申* * stjen 電* * dens 震* -�tjens 神* * djen一一天
«· * sten (___. * ·* then) 

｀｀申＂是 ｀｀ 電＂的初文， ｀｀震＂指雷，是其近義詞。｀｀神＂的本義是天神，

是雷電的人格化。｀｀天＂本是 ｀｀顛卹面'* * ten 的本字，假借指上蒼，有 ｀｀天
空 ＂與 ｀｀天神＂ 兩層意思立

♦ 考** khau?-老** klau? 壽* * gljaus 孝** khraus 
｀｀考、老、壽＂語義上的關係很顯豁， ｀｀孝 ＂是事奉老人，也是從同一個

意義上引申出來的。 比較各種語音形式，似乎定 ｀｀ 考＂爲這一詞族的詞
根比較合適。

♦ 人、仁 -�-�njen 信* * snjen@
｀｀仁 ＂是善以待人，｀｀ 信＂是誠以待人，語義均來自 ｀｀人"®。"信 ＂从

｀｀人＂聲，古文字中或从 ｀｀ 干＂聲，而 ｀｀干 ＂ 於甲骨文中本亦假借 ｀｀人＂ 字表
之氮另外，《説文》載 ｀｀仁＂字的古文从 ｀｀ 干 ＂聲。｀｀人、仁＂的聲母可能經
歷過* * snj_. * * nj 的變化。

心心心心心 的特點，從上古文獻中也不大容易看出這種變化的
存在，因此，以往比較流行的看法是：漢語從來就没有真正意義上的形
態變化。 不過，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原始漢語和上古漢語可能曾經有過
相當豐富的形態變化，但在較早的時候就已走向衰微，今天能剔抉出來
的，往往是一些殘存的或蛻化了的部分。 儘管如此，這種研究對於認識
漢語的歷史也還是很有意義的。

® 舊説 ｀｀ 天 ＂的．｀ 天空 ＂義是 ＇｀ 頭頂 ＂義的引申｀比較勉強。
® 清人江有誥《音學十書·唐鈞四聲正〉）考證 ｀｀信＂字在漢代以前不讀去聲，而讀平聲。
® 在中國古代奴隸社會中，｀｀人＂不包括奴隸，只指自由人。｀｀仁、信 ＂是自由人之間相處

的道德準則。
® 甲骨文數目字的｀－人 ＂ （即 ＇｀ 一干 ＂ ）的合文即演化爲後代的 ｀｀干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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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變化，就是在一個詞原有的語音形式上加以變化，包括添加

前綴或後綴、改換聲母、更易元音等，使這個詞具有新的語法或詞彙

意義。 可分爲構形和構詞。 形態變化可以構成新的詞，這新詞與原

有的詞是同族詞的關係，所以對形態變化的研究跟對詞族的研究有

一部分是重疊的。

下面分幾種形式談一下。

1 後綴

這裏只談* * -s後綴。 古書上常有所謂
｀｀

讀破"'就是把一些常用義

讀平、上、人聲的字讀作去聲，即可改變其詞義或詞性。 如前所論，去聲

在上古的形式是* * -s朐尾，那麼它作爲一種形態變化形式便應理解

爲** -s後綴立例如：

(1) 率（帥）動詞：率領* * slrjut 帥（率）名詞：統率軍隊的人** slrjuts® 

脱動詞* * lhot 蛻名詞：蛇所脱下的皮* * lhots 

度動詞：量（長度） * * glok 度名詞：長度* * gloks 

藏動詞* * dzorr—－藏名詞：所收藏的物品* * dzoIJs 

陳動詞：排列* * lrjan 陳（陣）名詞：軍隊的隊列* * lrjans 

難形容詞** non 難名詞：夾禍* * nons 

(2) 嗌名訶：喉嚨* * ?ljek 縊動詞：於喉嚨處勒殺* * ?ljeks 

妻名詞* * tshei 妻動詞：娶妻；以女嫁人* * tsheis 

冠名詞：帽** kwon 冠動詞：戴帽** kwons 

惡形容詞：壞＊＊祏k——－惡動詞：憎厭＊＊祏ks

好形容詞* * khau? 好動詞：喜愛* * khaus<ID 

(3) 受接受** glju?-—授給予* * gljus
買** mre? 賣* * mres 
飲* * krjam? 飲使之飲** krjams 
貸（貨）向人借錢 **thak 貸借錢給人 **thaks
告下告上；稟告** kauk 告（誥）上告下** kauks 

O 我國傳統語文學所説的｀｀ 讀破"限於同一字形的聲調改換。 從現代語言學的立場出
發來看，增加後綴而造成形態變化是語音和語義問題，實不必爲漢字的字形所拘。

® 古籍中 ｀｀率、帥＂通用，｀｀率＂多作動詞，｀＇帥＂ 多作名詞，不管字形如何，動詞都念人聲，
名詞都念去聲。

® 從理論上説，｀卟－？飽尾加* * -s後綴應形成複合的* * -?s. 但喉塞音容易被噝音吞没，
所以這裏只寫作*·>+ -s, 下同。



* * -s 後綴所表示的語法和詞彙意義相當多樣。 以上第 (1) 類是使

動詞變成名詞，這可能是較早期的語法類型。 第 (2)類相反，使非動詞

用爲動詞，這一類可能是較晚出現的，與前一類不同時。 第 (3) 類都是

動詞，是某些涉及雙方的、有方向性的動作，由一個方向改變爲另 一方

向，或者是自動詞轉換爲使動詞。 還有少數不大好歸類的，如：殺
* * srat 殺減* * srats。 可能* * -s 後綴較早時用法比較單純，後來漸

多，而早期的用法在語法上的活力消失後，原來的** -s 後綴在一部分詞

彙中轉化爲非形態性的* * -s 鈞尾保存下來，便形成了駁雜的局面。 這

大約就是後來形態變化消失的前奏。

2 前綴

這裏只談* * s-前綴。 看來它有表示動詞、表示形容詞及表示方向

性動作的轉換或使動等用法，例如（擬音後附注中古字母）：

(1) 帚名詞* * pljau? 章 掃動詞* * splau? 心

盧名 詞： 一 種炊具* * IJrjons 疑 獻動詞： 供祭肉* * SIJrjons 
(-➔ * * IJhrjons) 曉

(2) 林名詞* * klrjam 來 森形容詞：林木繁密的樣子** sklrjam生

墨名詞** mak 明 黑形容詞* * smak(___. * * mhak) 曉

(3) 施蔓延* * ljais 余 施使散布* * sljais(�* * lhjais) 書

逸佚逃走；散失* * ljit 余 失** sljit(___.** lhjit) 書

亡失去；滅亡* * mrjoIJ 明 喪使失去；使滅亡* * smrjnIJs 心。

前綴與非前綴，有時不好判斷。 例如｀｀蘇＂从 ｀｀ 穌＂聲，而 ｀｀ 穌＂的聲符

是疑母字 ｀｀ 魚,,'故可擬作* * SIJD, 而在 ｀｀ 復生 ＂ 義上 ｀｀蘇"又與疑母字
｀｀痛"* * IJOS 同族，那麼 ｀｀ 蘇＂的* * s-是不是前綴？如果是，又表示何種語

法意義？ ｀｀懦"**nos 跟｀｀需等待；遲疑"* * snjo 的語法關係也不大好確定。

這一類的問題很多，都需要作更深人、全面的研究。

3 聲母色彩的交替

上古聲母不同色彩的交替也可以導致形態變化。 例如：

(1) 丹形容詞：赤色 **ton 端 旌（旃）名詞：赤色旗｀｀如n章®

當動詞：擋* * tOIJ 端 障名詞：堤** tjOlJS 章

® 古文字｀｀ 喪＂字从 ｀｀亡"'《説文》認爲 ｀｀亡亦聲"0

＠ 《周禮·春官· 司常》：｀｀通帛爲證。＂鄭玄注： ｀｀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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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形容詞：盛；大** fiWDIJ 匣 王名詞：國王* * fiwrjntJ 云

旁形容詞* * bntJ 並 房名詞：兩側的屋子** brjntJ 並

(2)函包含**gam 匣 咸全部**gram 匣

齊相同* * dze頃 儕種類（特徵相同者的集合體） * * dzrei 崇

暗**?ams 影 黯深黑色**?ram? 影

第(1)類是** -j十rj-表示名詞化，第(2)類是* * -r-表示
｀｀

集體性、加

強 ＂的語義。 聲母色彩的交替與語義變化有關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

至到達[ * * tjeis] 章 致使之到達[ * * trjeis」如），但梳理出條例來不易，這

還有待學者們的進一步努力。

4 聲母的清濁交替

目前看到的可歸納出條理的例子主要是表示使動用法。 例如：

敗失敗* * brots 並 敗擊敗（使對方失敗） * * prots 幫

解松動；自己松開* * gre? 匣 解解開** kre? 見

卷卷曲* * grjon 群 卷使之卷曲* * krjon? 見

折扉*djat 常 折弄斷* * tjat 章

著附著* * drjok 澄 著穿衣、鞋等（使附著於身） * * trjnk 知

這些例子中濁聲母表示自動，清聲母表示使動。 進一步的研究或

許可以發現清濁交替有更多的語法作用。 假如在上古或原始漢語中，

這樣的交替是一種常見的語法手段，那麼在諧聲系統中清濁聲母字互

相爲聲符的現象就會比較容易理解。 ®

除了這幾種，還可能存在別的語法形式。 例如，有許多指小詞親屬

稱呼是上聲字，如
｀｀

小少短淺寡邇" " "祖考妣父母舅姊弟嫂婦子女 ＂ 等，

有學者推測上古有表小稱的
＊＊

－？後綴®。 又如甲骨文有
｀｀

踢 ＂字，像把

液體從一個器皿倒出來（字中的
｀｀

易
＂

）而由另一個器皿承受（字中的

｀｀益＂ ），此當爲
｀｀

易改換 ；替代"* * ljek (余母）的本字，；從其輸出的一方引申

出｀｀ 錫（賜） 給予 ,'** sljeks (心母。 金文常直接寫作｀
｀易＂），既加前綴* * -s

又加後綴* i(·-s, 表示動作的一種方向；而從接受的一方，則引申出

® 以上所述內容，可參看王力《古漢語自動詞和使動詞的配對》（載《中華文史論叢》第6
期， 1965 年）、梅祖麟 (Tsu-Lin Mei)《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載（（中國語文 ))1980 年第 6 期，北京）、
潘悟雲《上古漢語使動詞的屈折形式》（載（（温州師院學報》1991 年第2 期）等。

＠ 參看鄭張尚芳《上古音系》2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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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增加 "�·*?ljEk (影母）。但作爲主動動詞和形容詞的 ｀｀ 溢 ＂ 則仍作
* * lje:k。"益＂的 ＊＊ ？－是不是前綴呢？目前對此還只能存疑。類似的例子
還能找到一些，但要歸納出條理就不容易。此外，元音改換（即 ｀｀ 旁轉＂ ）
也是一種可能的語法手段，但確鑿的例子不多，這裏就不談了。

目前，這方面的研究還僅僅開了個頭，還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例
如説，怎樣區分* * -s後綴和没有語法意義的* * -s鈞尾，就是個困難的
課題。但無論如何，從這個角度去研究上古語音與語法、語義之間的關
係是大有前景的。

皇漢藏語比較研究3
蟻***蛔淳辺

漢語上古音的研究與漢藏語比較研究有密
切的關係，雙方中每一方的新成果都有可能爲
另一方更深一步的進展提供資料。

漢語和藏緬語族之間的親屬關係是學術界公認的。上古時期和周
人先祖有密切血緣關係的西北少數民族羌、戎很可能都是講古藏緬語
的。有不少漢語的詞語能在現代藏緬語族的一些語言中找到對應的詞
語，其中大多可視爲原始漢藏語的同源詞。在比較的時候，在漢語這一
方面，語音形式須採用上古音，因爲如用漢語現代音或中古音，有相當
一部分對不上，對得上也不一定可靠。漢語上古音的研究成果有助於
同源詞的比較，而同源詞之間的語音對應又可以驗證這些成果，同時可
以對漢語上古音的進一步研究起啓發作用。 0 前面已舉過一些例子，這
裏再舉一些，以見一斑。

肘* * klrju? 肘：藏gru mo[ t�u] (德格），獨龍（面k.xu mu] 

帚** pljau? - 掃帚：藏phjags ma [t�ha ma]這讓僜[paw]

胡**go--什麼：藏ga re[kha re] 
睹* * t禕 看：藏lta[ta] 
- * * . .  
一 IljlS

尼* * nrji 

粥* * tjuk 

二：藏grpis[項］，緬hnas[ni?], 拉枯[ni]
近：藏thag I),e po[ tha? 璵 po], 緬ni[ni], 哈尼[n,i]
粥：藏fibras thuk[t�? thu?], 墨脱門巴[thuk pa] 

® 參看龔煌城《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載《漢藏語研究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年）、包擬古《原始漢語與漢藏語》、俞敏《漢

藏同源字譜稿》（載《民族語文》1989 年第 1 、2 期，北京）、施向東（（漢語和藏語同源體系的比較研究》

（華語教學出版社 2000 年，北京）、吳安其《漢藏語同源硏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002 年，北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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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 * tjak 織：藏fi.thag [ tha? J, 錯那門巴[kAn the?], 嘉絨

[ka tak] 

富* * prjaks 
八* * prat 

蝶**lap

富：藏phjug po [t�huk pu] 
八：藏brgjad[ ce:?] 

蝴蝶：藏phje ma leb [�a ma lep tse] (夏河），緬lip-pro

[le? pja], 景頗[pa lam la?] 

牒**lap一—板子：藏spaIJ leb [paIJ le?] 
葉* * ljap 葉子：藏lo ma [lo ma玉獨龍［碑IJ lap], 景頗[lap],

格曼僜[lap]
蓋* * kops 蓋子：藏kha gt�od[khap t�?], 獨龍[ta kop], 嘉絨

[ta pkap] 

龍** blrjo� 龍：藏fibrug[t�u? 玉錯那門巴、墨脱門巴[bru?], 爾

龔[mb�u]

巷** grOIJS一村寨：藏groIJ [ t�hoIJ se?] , 獨龍[k.i;>IJ]

凉* * klrjorr—－冷：藏graIJ mo [t�h叨 JJU], 北部普米[kia ma玉怒

[g.ia] 
象**ljnIJ?-大象：藏glaJJ t�hen [l叨印區］，羌[Hl叩 bu t�i], 爾

龔[filaIJ bw t�hi] , 史興[la t�ht] 

唱* * thjnIJs 唱：藏gtoIJ[t叨］

脛* * ge:IJs-—－腿：藏rk叨 pa [k叨 pa]
鋮* * kljam 鋮：藏khab[khap], 墨脱門巴[kham],怒[?iam]

學者們還有一種慣常的做法，是先構擬出原始藏緬語的音系和詞語

形式，再用來與上古漢語比較。 這就需要對藏緬語有透徹的研究。 除詞

彙比較外，還可以進行語法方面的比較，其中與音約學有關的主要是形態

變化的比較。 例如藏文中有相當多動詞自動式變使動式是用s-前綴來表
示的，藏語、羌語、彝語等還用濁聲母變清聲母來表示使動用法，這些都跟

上古漢語一致。 有迹象顯示，這些語言中使動式的濁音變清可能是s-前

綴消變時的代償作用造成的，就是説其歷史上有過sC'___.,.C的演變®。 這

就可以啓發漢語研究者思考，漢語是否也曾有過同樣的或相似的變化。

漢語與壯侗、苗瑤語族諸語言也有很多對應的詞語，不過其中有一

CD c'表示濁聲母，C表示清聲母。



些肯定是語言之間的借詞（主要是少數民族語言向漢語借用）而不是同

源詞。 從音鈞學的角度説，這類詞語中凡是只跟漢語中古以後的語音

形式對得上而不合於漢語上古音的，就基本上可認定不是同源詞。 這

兩個語族與漢語是否有同源關係，學術界有不同觀點。 不論是哪種觀

點，都需要從語音結構、｀｀關係詞
＂

（同源詞和借詞的統稱）以及語法（包

括形態變化）等方面來證明。

新出現的一種觀點認爲，漢語與南島語系有親屬關係。 論者指出

南島語有表示名詞化等功能的中綴-in-和表示
｀｀

加強、複數化
＂

等功能的

中綴-la- ,-li- ,-lo-, 與上古漢語的聲母色彩交替相對應，又從所構擬的原

始南島語中找出一批與上古漢語相對應的詞語。 0 不管這一觀點最終

能否成立，圍繞有關問題所進行的探索和討論，對於人們進一步認識所

涉及的各種語言的現狀和歷史，對於漢語上古音的更深人研究，都必然

會帶來好處。

® 參看沙加爾(L. Sagart)《論漢語、南島語的親屬關係》（中譯本，載（（漢語研究在海外》，北

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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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近代 音

第一節 近代鈞母系統和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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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代音可以分成前後兩期，本書分在 15 世紀和 16 世紀之間，其區

分的主要標準是*-m飽尾的存否：蘭茂的《飽略易通》(1442 年）有*-m

朐尾，而在桑紹良的《青郊雜著》 (1543—1581 年）中，此約尾已合到* -n 

鈞尾裏去了。本節以《中原音飽》(1333 年）代表近代前期音（它同時也
是整個近代音的代表），而以明末徐孝《重訂司馬温公等鈞圖經》(1606

年，簡稱《等約圖經》）爲近代後期音的代表。 。

苟伶*�*

《中原音鈞〉）？
釒齣母系統3

心硒級和蚜淬辺

如下：

東鍾 江陽 支思 齊微 魚模 皆來 真文 寒山
桓歡 先天 蕭豪 歌戈 家麻 車遮 庚青 尤侯
侵尋 監咸 廉纖
其體例與中古鈞書不同，每約包含平、上、去聲，人聲字則收在陰聲

《中原音約》爲元人周德清 (1277—1365) 編撰，
本意是要爲元曲創作（主要是爲散曲的創作）訂立押
飽的標準。其書 分十九約，每飽取兩字爲鈞目，

® 參看楊耐思《中原音約音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北京）、李新魁馭中原音約〉
音系研究》、甯繼福《中原音鈞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 ＇ 長春）、薛鳳生(F. S. Hsueh)《中原
音約音位系統》（中譯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0年）、羅常培（（中原音鈞聲類考》（載（（史語所集刊》
2本4分，1932年，北平）、陸志韋《釋〈中原音約）》 .. « 記蘭茂（約略易通〉〉）、〈（記徐孝（重訂司馬温公
等鈞圖經）》（均載《陸志韋近代漢語音鈞論集》，商務印書館1988年，北京）、耿振生（〈（青郊雜著）音系
簡析））（載《中國語文》1987年第2期）等。 關於近代音研究的概況，可參看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
概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三章。



詢中。

1 近代前期的介音
《中原音約》音系有四個介音：

-0- -j- -w- -Jw-

第三章©

其中* -jw-是否已融合爲單一的[q], 還不能肯定。 這比中古的介
音系統要大大簡化了，而且中古的四等之別已不復存在。 不同於中古
之處有兩點：

(1)中古的二等介音* -r-消失。 大部分二等字的介音變得和一等

字一樣，即開口爲零介音，合口爲* -w-介音，例如（箭頭左邊是中古後期
音，右邊是近代音，下同）：買* mrai�* mai, 衫*�ram--➔ * 腳m關* krwan 

-.* kwan; 但牙、喉音的開口字則多變同三、四等，即帶* -j-介音，例如：
家* kra _. * kja, 腔* khr;:>IJ ---. * khj DIJ, 效* hrau�* xjau。其介音狀況實

際上是變得同現代一樣了。 這變化在中古後期已經開始。
(2)中古的 ｀ －「j(w)-和* -j (w)-兩類介音的區別消失，這兩類字合

而爲一（在近代另一資料《蒙古字約》中尚未完全合併）。
2 近代前期的齣尾系統

《中原音約》音系的約尾分舒聲、促聲兩類，舒聲六個，促聲三個：
-0 -i -u -IJ -n -m

-? -i? -u?

促聲帶喉塞音飽尾，也就是人聲約尾。 本章第二節將對人聲作專
門討論。

3 《中原音齣））音系的介音、齣腹、鈞尾拼合表
本表體例仿第一章第二節的表1-4。

表3-1

鈞 腹
鈞尾

-0/? -i/i? －叫u?
介音

-IJ

-w- 魚模 東鍾uu ． 
魚模 東鍾u-」 w-

-0(w)- 羣 蕭豪o 江陽o
;) ．

歌戈 江陽o1一

-0(w)- 家麻 皆來 蕭豪
a 

__ _,、�一'--- ..._,. ____ �
． 

家麻 皆來 蕭豪-」一

-n -m

桓歡o

塞 監咸
寒山 監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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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 腹
鈞尾

刻？ -i/i? -u丨u?
介音

-JJ
-n -m

e -j(w)- 彞 蕭豪 先天 廉纖-..,,--_,-一-

． ． 
齊微 （庚青） （真文） （侵尋）l 一」一

1 -0- 支思

-0(w)- 齊微e 尤侯 庚青 真文 侵尋
-----、－～ -------

-j(w)- 尤侯 庚青 真文 侵尋---� 一、.,..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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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明如下：

(1)共有七個鈞腹元音，跟中古後期一樣（中古後期的* -o和* -o

合起來算一個）。

(2) 車遮飽由中古麻三變來，即* ja ___. * jE, 是介音影響飽腹的開口度

變小。 ® 南宋《增修互注禮部鈞略》（俗稱
｀｀
增鈞",1162 年）説：｀｀麻字約自

奢以下，馬字鈞自寫以下，構字約自藉以下，皆當別爲一鈞", 可見這個約

母在中古至近代的過渡期內已經出現。

(3)中古蟹攝三、四等跟止攝合流，即： A) * j ei ___. * i ; B) * wi ,

jwei, ui ___. * wei, 構成齊微約。 另有人聲字* ai?。 齊微約的* ei約基雖

然在發音上跟中古蟹攝三、四等近似，但其中只有少部分字來自蟹攝

三、四等。 根據這個約基與介音的配合關係（只有零介音和-w-介音），

其飽腹應歸爲*a的變體。

(4) 勺約母在近代有很大發展。 中古後期這個約母只有* 1, 即止

攝開口精組聲母字；熊忠《古今約會舉要》 (1292 年）的
｀｀

貲字母飽"*

中除＼以外，也已經有冗，是中古止攝開口莊組聲母字如
｀｀

師史事櫛"

等，也就是説從中古後期到近 代，發生了如下變化 (Sr 代表翹舌

聲母）：

ri - - -♦1/Sr _ # 

《中原音鈞》支思飽則還增加了中古止攝開口章組聲母和H母字。

可以設想章組、H母字也先經歷可___. * ri, 再變成＼。

＠ 《中原音朐》家麻約的* ja來自中古麻二的牙、喉音聲母字。



中古知組聲母在近代跟照組一樣是* tt? 等，可是中古止攝開口知組

字在《中原音飽》裏並没變冗，而是在齊微約裏，讀作i,於是在翹舌聲母

中就存在* i和* 1飽母的對立，如：知* t�i一支* tt?l, 耻* t§,hi—齒* t�h1, 

等等。 很顯然，在章組字的飽母變了* ri以後，知組聲母才混同於照組

(* t�___. * t�)。 另一方面，中古祭飽到近代已變同止攝(* j ei ___. * i) , 但它

的章組開口字在《中原音鈞》中基本上讀* i'可見是在止攝開口章組字

變* ri以後，祭鈞才同止攝合流。 中古止攝和祭約開口的莊、章、知三組

字形成這樣的演變鏈條：

A B C D 
t�i 

t�i _.., t�ri _.., t�i 
丙ei, t�jei

D是現代普通話的狀況。 中古後期還没有字處於D, 其時止攝莊

組是C,章組、H母是B, 知組和祭約知、照組字是A; 《蒙古字約》中止攝

莊組已是D, 章組、日母、知組和祭飽字都是B或C; 《中原音鈞》止攝章

組、H母也變作了D。 往後發展至近代後期的某個時候，就連知組字和 143 

祭約字也都最終全都走到了D。

(5) 中古山攝一等開口寒約系的約腹變爲* a, 與二等山、刪等約系

組成寒山鈞；而相對的合口桓飽系則保持
,.

D 飽腹，獨自組成桓歡鈞。

(6)中古豪飽系一部分字前腹也變爲* a, 與二等肴鈞系字合併，－

部分字則仍保持* D 鈞腹。 不過這兩部分字在《中原音鈞》中都在蕭

豪飽。

(7) 中古咸攝一等覃談鈞系約腹變爲* a, 與二等咸、銜等約系組成

監咸鈞。 與此平行，蟹攝一等哈泰開飽腹也變* a, 與二等皆佳夬鈞系組

成皆來飽。

(8)有少數中古*-m鈞尾字變成了*-n鈞尾字，如
｀｀

品 ＂ 字在真文

約，｀｀凡范
＂

等字在寒山約，都是唇音聲母字。 這是唇音聲母對唇音鈞

尾的
｀｀

異化作用
＂

引起的變化。 公式如下(P代表唇音 聲母，V代表

朐腹）：

m____., 可PV_#

後代*-m飽尾全部消變的過程由此起步。

(9)中古*-p,-t,-k鈞尾完全消失，變爲
＊

－？等飽尾。 所以上表中

·一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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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聲配在陰聲鈞，而不配陽聲飽。
(10) 有一些中古人聲字在《中原音飽》的不同朐中重複出現，主要

是： A)中古宕、江攝人聲鐸、藥、覺鈞字 ｀｀ 薄諾略約學＂等既見於歌戈約
[ * (j)或］，又見於蕭豪約[* (j) au?]。這類數量相當多。CD B)中古通攝
人聲的屋了． 、燭鈞字 ｀｀ 逐粥宿 ＂等重見於魚模約* ju? 和尤侯約[ * jau?]。
C)中古梗攝人聲的陌二字 ｀｀客額 ＂ 等重見於車遮鈞* jE? 和皆來鈞* jai?。
通攝人聲字多在魚模約，梗攝二等人聲字多在皆來約，重見於他約的是
少數。這對應於現代北京話的 ｀｀ 文白異讀"'歌戈、魚模、車遮等約中的
對應文讀音（讀書音），蕭豪、尤侯、皆來等前中的對應白讀音（口語音）。
從共時平面説，這可能與方言分歧有關；從歷史來源説，則是人聲鈞尾
朝不同方向消變的結果，如下（箭頭左邊爲中古後期音，右邊爲近代音；
括號表示有的約類帶介音，有的不帶）：

A (r/j)ok< 

jE? 
C rek\ 

jai? 

(j)o?---+ (j)�?

(j)ou?---+ (j)au?

禕___. j u'l 
B juk{ 

jau? 
(w)a'l 

D (w)ak< 
(w)ai?

D與前三對讀法相平行，不過《中原音約》只見一種讀法。這指的
是中古曾攝人聲的德鈞字 ｀｀ 德黑賊勒國惑 ＂等，它們在《中原音約》中只
列於齊微約，讀* (w)ai?, 没有* (w)a? 的讀法。不過當時可能是確實有
這類讀法的，到下面論近代後期鈞母系統時會回過頭來討論這個問題。

(11)有 一部分中古梗攝合口或唇音平、上去聲字在《中原音鈞》的
庚青鈞和東鍾約重複出現，如 ｀｀ 宏兄永鵬孟 ＂ 等，説明它們有* (j) warJ/ 
(j) U1J兩讀。

(12)江朐系莊、知組字 ｀｀ 幢雙 ＂等變爲合口，自中古後期已然（看本
書78頁）。江、宕攝合流後，陽鈞系的莊組字 ｀｀ 林霜＂等受到這些字的
｀｀類化＂ ，也朝合口方向變化。在元代朱宗文 1308 年校訂的《蒙古字鈞》
八思巴字對音中，｀｀ 幢雙＂ 等的鈞母跟其他江陽鈞合口字一樣作U叨，｀｀ 眜

霜＂等的鈞母則既跟 ｀｀ 幢雙 ＂等不同，跟江陽鈞細音的 e叨（如 ｀｀ 強良＂等
字）也不同，而作hatJ(h在此處不表示聲母，實際音值不詳）。《中原音

CD 這情況在中古後期已出現，見本書 81 頁。



卹 ｀｀ 眜霜＂等和｀｀ 幢雙＂等相混，已同現代普通話一樣。

恋咋咋距距尹署
《重訂司馬温公等飽圖經》是一部齣圖，雖然書

:鈞母系盆2 名上有｀｀ 司馬温公＂ 字樣，但實際上跟宋代的司馬光

心心心心� 完全無關，跟托名司馬光作的《切約指掌圖》在音系

上也相去甚遠。作者徐孝是順天（相當於今北京和河北省部分地區）

人，所以對於現代普通話語音歷史來源的研究來説，這部著作的重要性

是不言而喻的。
1 近代後期的介音系統＿，＇四呼＂

近代後期的四個介音和現代普通話完全一樣，即 ｀｀ 四呼＂：

開口呼-0- 齊齒呼-j- 合口呼-w- 撮口呼-q-

這相當於現代普通話的零介音、-i-、-u-和-U-。* -q-由*-jw-融合而

成。四呼與中古後期介音系統的大致關係如下（數字表示 ｀｀等"CD):

開口呼-0- +-一開，二開非牙喉，三開飆舌乓三輕唇
齊齒呼-j- +-四開，二開牙喉，三開非魎舌，非輕唇
合口呼-w- +- -二合，三合捲舌，三輕唇

撮口呼-q- +-四合，三合非捲舌，非輕唇

大體上説，是一二等開合變爲開口、合口呼，三四等開合變爲齊齒、
撮口呼，只是二等開口牙喉音變了齊齒呼，而三等捲舌、輕唇音變了開
口、合口呼。牙喉音指見、，溪、群、疑、影、曉、匣七母®; 捲舌音指知組（不
包括娘母）、照組和日母；輕唇音中變開口呼的是大多數非、敷、奉母，變
合口呼的是微母和遇攝的所有輕唇音字。

也有一些與上列對應例不合的： (1) 少數二等開口牙音字不變齊
齒呼而變開口呼，這主要是梗攝的 ｀｀ 庚更耕坑鏗＂等®; (2)部分三四等
合口字不變撮口呼而變合口呼，包括：止、蟹兩攝｀｀ 歸貴毀魏唯醉綏隨桂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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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
＇，

等
＂

指約圖的等，不是《切約》的"X等約
＂

；止攝開口精組依《切飽指掌圖）〉算作

一等。 又，此處的開合指中古後期 Il 的開合，與《切飽》的區別是：冬、鍾、魚鉤系歸合口；江飽

系的知、莊組歸合口。

® 喉音一般還包括喻母，但喻母不出現於二等。

® 《等約圖經》和現代北京音都是如此（北京口語中也有個別字是讀齊齒呼的，如
｀｀

更

打～、耕"jing[ c t<JjaIJ]、"隔"iie[ s 1�jeJ、＇｀客"q海[t�hje
::,

」)。 但《中原音飽》這些字都帶可－介

音，這説明《等鈞圖經》和現代北京音系不是直接從《中原音前》音系變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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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慧
＂

等，陽約系非人聲
｀｀

狂匡況王
＂

等，通攝一部分字
｀｀

弓共恐嵩隆龍足

肅錄
＂

等。 (3) 清鈎系合口部分字
｀｀

傾頃
＂

等不變撮口呼而變齊齒呼。

(4) 陽約系莊組字不變開口呼而變合口呼，已見上文。

2 近代後期的齣尾系統

近代後期舒聲約的約尾也都跟現代普通話完全一致了：

-0 -i -u -IJ -n

與前期不同之處是*-m約尾消失（即
｀｀

閉口鈞
＂

消失）。 目前可見較

早反映*-m約尾消失的文獻材料有李登《書文音義便考私篇》 (1587

年）、呂坤《交泰鈞》 (17 世紀初）等。

近代後期大約已經没有人聲約尾存在（不過一部分人聲字可能仍

讀短調）。

3 《等鈞圖經））音系介音、齣腹、鈞尾拼合表

這裏的攝是《等約圖經》的
｀

｀十三攝"'其中有的跟中古的十六攝同

名，但內容不 一定一樣。 有一點跟中古約攝很不同，而跟《中原音飽》原

則上一致，即：古人聲字都列在陰聲前裏。

表3-2

鈞 鈞尾 -0
介音

一
1

-u -
IJ 

-
n 

-w- 祝攝 通攝uu 
祝攝 通攝u-q-

-0- 果攝 宕攝 D

果攝 宕攝o。 -」一

-w- 果攝 宕攝o
-0- 假攝 蟹攝 效攝 山攝

假攝 蟹攝 效攝 山攝e－」－

a 
假攝 蟹攝 山攝-w-

-q- 山攝e
-0- 拙攝
． 

拙攝 （山攝）
E 

－」 一

-w- 拙攝
-q- 拙攝 （山攝）

． ． 

止攝 （通攝） （臻攝）l -」一

y -q- 止攝 （臻攝）
.. -0- 止攝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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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 鈞尾 -0
． 

腹 介音
-

1 
-
u 

-
u 

-
n 

;:r -0- 止攝

-0- 拙攝 壘攝e 流攝 通攝 臻攝
．

流攝 通攝 臻攝-」一

拙攝 壘攝e 臻攝-w-

-q- 臻攝

説明如下：

(1) 比前期增加了兩個鈞腹元音： * y( 即現代普通話的U)和 *d

（即現代普通話的er)。

* y由魚模鈞中的* jwu (= [ju])融合而成， 這跟介音方面

* -jw----+ * -q- 的演變是平行的。這些字在《中原音飽》中與*u約母字同

前，在元曲中互相押約，而《等約圖經》歸在止攝，説明其聽感上接近於

｀，就正如現代的U飽母和i飽母聽感上接近，可以在一起押飽。 蘭茂《鈞

略易通》(1442年）分二十部，即依據《中原音約》而把魚模約分爲 ｀｀居魚＂和 147 
零

｀｀呼模＂兩部，這説明在近代前期之內，這個變化已經發生。 有很少數尚未

變* y, 就是上表中的* qu(.,._ * jwu), 都是人聲字，如 ｀｀育屻＂等。

*� 包括支思飽的H母字 ｀｀ 而爾二 ＂等，《等鈞圖經》把它們列於 ｀｀ 影

母 ＂ （零聲母）位置而不是 ｀｀稔母 ＂ （相當於中古的日母）位置，可見它們已

從《中原音飽》的* -l'l變爲跟現代一樣的 *d。《等飽圖經》之所以 歸之於

止攝，可能是因爲對這個新出現的鈞母不知如何處理，便只好仍與勺約
母字放在一起。 稍後的法國傳教士金尼閣 (N. Trigault) 《西儒耳目資》
(1626年）對這類字用拉丁字母標作 ul, 其實際讀音應該大致也是 *d 。
從各種資料推測，這個鈞母産生在15世紀。 。

(2)齊微約的* t� 組字發生了可---+ *'L的變化，跟支思約的* t� 組字

合流。 在《中原音飽》裏有區別的 ｀｀知"* t�i 、"耻"* t�hi 等字與｀｀支,, * t汎、
｀｀齒"*

t� 比等字的讀音在近代後期混而爲一。《中原音約》支思鈞裏幾
乎没有人聲字 ，而《等約圖經》｀｀ 直尺E "等古人聲字都已讀冗。 這裏*
飽母的範圍跟現代普通話已是完全相同了。

CD 參看李思敬《漢語
｀｀

兒
＂

［至］音史研究》（商務印書館 1986 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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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拙攝的*a飽腹字全是人聲字，來自中古德飽。 前面説過，德前

字應該有* (w)a? 的讀法，這在《等鈞圖經》中看得到了。 這個音上承中

古音，下啓現代音，它出現於近代是合於音理的0。 這些字有部分同時

也出現於壘攝* ei約母中。 拙攝的* e:, we: 飽母全是捲舌聲母字，來自

《中原音約》的可e: ,jwe: 鈞母，如
｀｀

遮車、拙説＂等，跟没有捲舌聲母的* a, 

wa約母不構成對立。

(4) 《中原音約》蕭豪約有四個約母，《等約圖經》效攝合爲兩個：

* nu(中古一等）併人* au(中古二等）； * je:u (中古三、四等）併人* jau(中

古二等的牙、喉音）。

(5) 桓歡、寒山、先天三約合爲山攝，與上述蕭豪鉤的合併相平行：

* won(中古一等合口）與* wan(中古二等合口）合併尸je:n(中古三、四

等開口）與*jan(中古二等牙、喉音開口）合併。 對* je:n、* jan的合併要

説明一點：從實際讀音上説，是* jan___. * je:n; 但從音位理論上説，却得認

爲這裏的* e: 鈞腹合併到*a飽腹去了，因爲自近代後期以來，直至今天，

人們都把[je:n, qe:n] (漢語拼音方案的 ian Uan) 和[an, wan] (漢語拼音

方案的 an uan) 的約基看作是一樣的，這四個鈞母開口、齊齒、合口、撮

口四呼相配。 這樣，* e: 在*-n鈞尾前就是* a鈞腹的變體，而跟零鈞尾

的* e: 約腹音雖一樣而音位歸屬不同。

(6) 清初樊騰鳳《五方元音》（約 17 世紀中後葉）卷首所載的飽圖有
｀｀駝鈞" (中古果攝字）和

｀｀

羊約" (中古宕、江攝字），其中駝飽有人聲字，羊

鈞没有人聲字，但注：
｀

｀人聲寄駝鈞"'就是説樊氏認爲羊鈞跟駝飽共有一

套人聲飽。 這説明直至明末清初，它們的飽腹即使不相同，也是接近的。

所以上表仍把宕攝的飽腹注爲圓唇的* o, 作爲* ;)飽腹的變體。

(7) 《中原音鈞》庚青約合口和唇音* (j)waIJ與東鍾飽* (j)UIJ在《等

鈞圖經》裏合併爲一，放在通攝，照現代音來推斷，唇音字都成了* aIJ, 非

唇音字爲* (q)UJJ。

(8) 由於鈞尾* -m___. * -n, 《中原音約》的監咸、廉纖鈞合人寒山、先

天飽，即爲《等約圖經》的山攝，侵尋約合人真文鈞，即爲臻攝。

(9)《中原音約》中有不少捲舌聲母與* -j-介音相拼的音節，到《等

CD 《中原音鈞》中没出現這－異讀，可能只是因爲周徭清覺得把它放在哪個鈞部都不合

適，就捨掉了；而同時，由於字太少，元曲也不拿這些字的這個異讀來押約。



約圖經》中捲舌聲母後的* -j-介音都失落了（變爲開口呼），捲舌聲母後
的* -q-介音則多變* -w-介音，只剩*y約母仍和捲舌聲母相拼。

1 現代普通話齣母表，亞司冷造藁*l!>Xel�及

母系統 I.I \L'O

古後期經近 J.P-'if

..,_ (i\ 

爲了進行比較，下面先表列現代普通話的

［代的發展囷
蛔國心心心*�誤 中是飽腹的變體。由於此表只是爲作歷史比較

而列，所以没有考慮與歷史變遷關係不大的因素（如 ｀｀ 兒化飽")。

表3-3

鈞 鈞尾 -0 ．

腹 介音

一1 -u -
1J 

-w- u ong[u] 
iong[u] -q-

。 -w- uo丨oCD

-0-
• ao[a] ang[a] a 01 

． ． iao[a] iang[a] -J- 10 
． uang[a] -w- ua UOI 

-q-
． 

－」一 18 
-q- Lie 

． ． ， (ing) I -」 － I 

y -4- Li 

．． -0- -i@1 

� 
-0- er 

-0- e@ ei[e] ou[紀 eng 
. 

． 

一」一

iou國］＠ 1ng 
uei[e] -w-

-q-

CD o 只有唇音字，實際發音可視爲[wo],但其[-w-]介音較弱。

® 漢語拼音方案用 i 兼表[i]和［日，這裏用加－短橫作區別。

® e 鈞母實包含［司和 [y]兩種讀法，這裏統一標作[a]。

-
n 

an 
ian[E] 

uan 
Lian[E] 

< in) 

(Un) 

en 
1n 

uen 
Un 

@ (i)ou 的鈞腹在 [o] 和 [a] 之間，可以視爲略帶圓唇性的 [a] (上帶圓圈表示帶圓唇

性），爲 a 音位的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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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普通話的鈞母系統跟近代後期不同的地方並不多，現列舉

如下：

(1) 果、拙兩攝之間有不少此出彼人的演變： * j� 約母字如
｀｀

角削

略＂
等（都是人聲字）變成了Ue[qE]約母字，所以普通話没有io這樣的

鈞母。 *�鈞母牙、喉音字中的大部分如
｀｀

哥可何惡
＂
等變爲e[a]CD; 而

＊

wa,wE鈞母字如
｀｀

國或墨、拙説＂等（都是人聲字）則變成了uo丨0。 在拙

攝內部，* E約母字
｀｀
者車奢

＂
等變作e[a]飽母。

(2)《等鈞圖經》的* y鈞母中既有現代仍讀U[y]約母的
｀｀

魚居取

呂
＂
等，也有現代變爲u飽母的翹舌聲母字

｀｀
珠書乳

＂
等。 後者是捲舌聲

母影響而導致鈞母的變化，它們自《中原音飽》以來經歷了這樣的演變

過程(t? 代表捲舌聲母）： * t?j wu---+- * t?Y---+-�u。 所以現代普通話U[y]鈞母

中没有捲舌聲母字。 另，《等約圖經》中的少數* qu約母字到現代也都

變了U[y]鈞母。

(3) 《等前圖經》中的* jai鈞母字如
｀｀

皆解諧
＂
等現代變ie[jE]約母。

這是* -j-介音和* -i鈞尾共同作用使約腹變小，介音再以
｀
｀異化作用

＂
使

鈞尾消亡。

(4) 宕攝字的飽腹失去了圓唇性。

2 從中古後期到現代普通話鈞母系統的發展

有一些內容在前面已經談到過，此處就不再細説。 大略有如下

幾項：

(1) 介音系統大大簡化，從
｀｀

四等開合
＂
八個介音變爲

｀｀
四呼

＂
四個介

音。
｀
｀變等爲呼

＂
是近代時期最重要的音變過程之一。 基本上是一二等

合併爲
｀｀

洪音" (開口、合口呼）、三四等合併爲
｀｀

細音
＂

（齊齒、撮口呼），但

以聲母爲條件又有變化：二等開口牙喉音變細音；捲舌聲母後面的細音

受聲母的影響而變成洪音。 ＠

(2) 自《切飽》以來就一直存在* -j-介音與捲舌聲母拼合的音節，在

近代後期，這些聲母後的* -j-介音（及* -q-介音）逐步歸於消失。 與此有

關的是［已約母的發生和發展，其次序是：陰聲飽先於人聲鈞；止攝字先

於祭約字；莊組字先於章組、日母字，而章組、日母又先於知組字。

® 少數字如
｀＇

我
＂

及舌、齒音字如
＇｀

諾酌綽
＂

等則變 LIO 。
® 另，輕唇音後面細音變洪音，是中古後期的變化，見第一章第二節。



(3) 約尾系統簡化。 這又分兩方面：
一是*-m約尾消變，主要變爲-n尾，這導致了整個*-m系列的鈞母

消失。 其中最先發生變化的是唇音聲母字。
二是人聲鈞尾消變，先變爲喉塞音約尾C*-t,-k尾變得較早，* -p 

尾殿後），最後脱落。 CD "人聲鈞＂作爲一種鈞母類型從漢語共同語中消

失。 其中*-k尾還分兩路變，一路是*-k ___. 辶? ___.-0, 另一路是* -k ___. 

* -i? 丨-u? ___..,_i/-u。 後面的一路之所以分化爲兩種飽尾，跟原來的飽腹有
關：原鈞腹不圓唇的梗、曾攝人聲字變出不圓唇的-i尾，原約腹圓唇的
通、宕（江）攝人聲字變出圓唇的-u尾。 ® 這種現象反映在現代普通話
的一部分字中，例如（如果兩讀是讀書音和口語音之別， 一般以帶元音
飽尾者爲口語音）：梗攝 ｀｀格" ge[ ska]、"白" bai匕pai]、 ｀｀伯" b針boi
[s po/ c pai], 曾攝｀｀黑" hei辶xei]、 ｀｀得" de丨dei [注寸tei]、"色＂ 顙shai

[sa::, 「 f?ai],通攝 ｀｀ 竹" zhu [ s tt?u]、''粥" zhou [, t畀u]、｀｀熟" shu/sh6u 

卫u八腔u],宕（江）攝 ｀｀ 削" xue/xiao [達qE/c�jau]、｀｀落" lu函lao[lwo ::i丨

lau ::i]、,,剝" b函boo C c po/ C pau]等。

(4) 增加了U[y]和er[元兩個前腹。
(5) 中古後期的*n鈞腹向兩個方向分化： 一是零鈞尾的歌戈鈞，

開口度越變越小，* o-+*�o; 二是在其他約尾的飽母中向* a轉變。 轉
變速度有快有慢，也以約尾分：最快的是* -m,-i尾，* -n,-u尾次之，*-IJ 

尾最慢。
(6) 在零鈞尾鈞母中，* a鈞腹分化出*€ 鉤腹（《中原音前》車遮

鈞）；而在* -u,-n,-m約尾則反過來，是* E 鈞腹合併到* a約腹裏。®
(7) 元音有失去圓唇性的趨勢，如上述*o向* a轉變，又如*� 約母

在牙、喉音聲母後變爲[a],* UIJ飽母在唇音聲母後變爲[aIJ]等。

® 這説的是共同語的情況。 方言的消變路徑和次序各有不同。
® 有一點應略加注意：《廣齣》宕、江攝人聲鐸、藥、覺鈞中有一些字又讀作效攝去聲，如

"約，於略切 ＂又
｀｀於笑切,,'"樂，盧各切"'"五角切 ＂

又
｀｀ 五教切＂ 等。 切不可誤以爲這是近代人

聲鉤尾消變現象在《廣鈞》已有所表現。 那其實是上古藥部 **auk, ouk 與 曇 * auks, ouks 兩讀
在中古音中的反映。 近代讀人蕭豪鈞的人聲字在《廣飽》的範圍是鐸、藥、覺三約，而不管其中
的字在上古屬何部；上述（（廣約》的兩讀則一方面限於上古藥部字，三鈞中非藥部字不預焉，另
一方面又不止於此三飽，還涉及在中古時進人其他鈞（如錫約）的藥部字。 還有一點：《廣鈞））
兩讀中的效攝音限於去聲，而近代的兩讀音無此限制。

® 這是指音位的合併，現代ian、ilan的約腹實際讀音仍是[e: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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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原音齣〉辶
, J. 1 元曲的用齣與（（中原音齣）｝

:到｀｀十三轍"� 對｀｀元曲＂的含義可以有不同理解。狹義的
心心心心心�� 元曲專指元代的雜劇（元人稱爲｀｀傳奇 ＂），廣義

的則包括元代雜劇和散曲（元人稱＇｀樂府＂）。雜劇與散曲在文藝學上的
區別自是顯然，而二者在用鈞上也有所不同。其不同有二：

第一，雜劇用約較寬，散曲（特別是小令）用鈞較嚴。現見元散曲很
少出現《中原音鈞》不同的約之間通押的現象，而雜劇中東鍾與庚青（不
僅包括兩讀字），庚青與真文，齊微與支思，魚模與齊微等約之間的通押
並不少見。

第二，雜劇一般回避 ｀｀險飽,,'而散曲不回避，相反有時故意用 ｀｀險
飽,,'以顯示作者的才情。險約就是因字數少而使作家難於選擇約胸字
的約，在曲鈞中主要指侵尋、監咸、廉纖三個 ｀｀ 閉口約＂和桓歡約。

這兩點是由於雜劇規模較大，而又有一個套數（一折）必須一約到
底的規定，不能不選用字數較多的前（｀｀ 寬飽＂），而且有時還不得不雜人
他約。不過就總體而言，雜劇與散曲用約是没有重大出人的。

《中原音前》分十九約，周德清自謂據｀｀前輩佳作＂而定，未明言是據
雜劇還是散曲。經過比較，再考慮到周氏所處的元代中後期散曲比雜
劇更爲盛行，可認爲他主要是依據當時散曲的用前來劃分前部的。

2 明、清的曲齣書
近代戲曲音樂有 ｀｀北曲'''"南曲＂ 兩大系統。元雜劇基本上屬北曲

系統，而明、清 ｀｀南戲＂ 興起於江、浙一帶，主要用南曲。兩個系統在所用
的語音上也有區別。《中原音飽》就是北曲用約的規範。早期南戲用吳
方言搬演，與北曲自是不同；後來，以昆曲爲代表的南戲逐步走向全國，
開始改用被稱爲 ｀｀南 音＂的一支共同語音。® 明代初年的官飽《洪武正
鈞》(1375年）本是詩鈞，但因與傳統的《廣飽》、《禮部約略》相去太遠，不
爲文人所遵用，倒是有的戲曲家覺得它反映了 ｀｀南音＂的某些特點，就主
張拿來作南曲押約的參考，所以明清戲曲界流傳着 ｀｀北吐 (xie) 《中原》，
南遵《洪武》 ＂之説。不過除了人聲獨立和少數字歸約的不同外，《洪武
正約》的音系跟《中原音約》相去並不遠，而明清戲曲家又基本上不獨用

O 明、清人屢言｀｀北音＂ 、｀｀南音"'如將其中特指方言語音者除外，大約 ｀｀北音＂指貲河流
域及其以北地區使用的一支共同語音，＂南音 ＂指長江中下游地區使用的 、 與 ｀｀北音 ＂略有區別
的另 一支共同語音。｀｀南音＂的特點是較｀｀北音＂發展遲一步，且受吳方言一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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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聲，所以實際上還是使用《中原音約》的押約標準，只是某些字音（明
人稱爲｀｀ 字面 ＂）依從《洪武正約》。 0

明、清也有不少專用於南曲的約書，可以拿王鷄《中州全鈞輯要》
(1781 年）作代表。 該書分爲二十一鈞：

東同 江陽 支思 機微 歸回 居魚 蘇模 皆來
真文 干寒 歡桓 天田 蕭豪 歌羅 家麻 車蛇
庚亭 鳩侯 侵尋 監咸 纖廉

這是把《中原音約》齊微鈞分爲機微、歸回，魚模約分爲居魚、蘇模，
其餘不變。 遲至 18 世紀，｀｀ 侵尋、監咸、纖廉 ＂ 三個*-m尾飽仍保持獨
立，｀｀ 歡桓＂仍没跟｀｀千寒＂合併，這不排除戲曲音鈞有意顯示 ｀｀古雅＂的因
索在起作用，但也有資料證明，這確是 ｀｀ 南音＂的特點。 可以説，近代後
期的｀｀南音＂保存了近代前期｀｀北音＂（《中原音前》音系）的大致面貌。

清代有的曲約書把人聲約獨立出來，可見人聲在 ｀｀南音＂中直到很晚
還存在。 不過在南戲的押鈞實踐上，人聲約字一般跟陰聲約相押，所以
明、清戲曲家大多認爲人聲不必獨立，如《中原音前》一般附於陰聲鈞 153 
即可。

3 H 十三轍"
｀｀十三轍＂又稱｀｀ 十三道轍"'是北方地區民間藝人口耳相傳的押鈞

規範。 相傳其形成年代在清初，但難以考實，唯從其語音特徵看，確是
近代後期的産物。 ｀｀轍＂ 本是指鈞胸，這裏指鈞部。 十三轍仿《中原音
鈞》以來的傳統，每轍取兩字爲目，如下（擬音不標介音）：

中東
灰堆

aIJ, UIJ 
e1 

人辰 an 

乜斜 e:'a 
逼迢 au 

江陽 DIJ 
由求 au 
言前 an 
懷來 ai 

衣七 i, y, i, �

梭坡

麻沙 a 
姑蘇 u 

由於没有寫定的飽書，長期口頭流傳的結果之一，是轍目用字産生分
歧，例如｀｀衣七＂又作｀｀一七"'"梭坡＂ 又作 ｀｀梭波,,'"麻沙＂又作 ｀｀ 發花,,'"逼

迢＂又作｀｀遙條＂等，各轍排列次序也有多種。 因爲形成之初各轍收字歸鈞

O 參看尉遲治平《
｀｀

北吋（中原），南遵〈洪武〉
＂

溯源》（載《語言研究》 1988 年第 1 期，武漢）。

，"' '一，



的許多細節不清楚，無法爲之擬訂介音，所以上面所注的音只是約基。 就

大略而言，跟《等約圖經》十三攝是一致的。 有現代學者取現代北京音或

傳統京劇的約朐按十三轍排列，有的把在《等飽圖經》中歸拙攝的｀｀ 車射則

德國拙 ＂等字收到梭坡轍裏，這其實只反映較爲晚近的語音現象（即*o在

牙、喉音聲母字中已變爲［司，*€ 在捲舌音聲母字中也已變爲［司，而* wa, 

硒已變爲[wo])。 如果十三轍真的始於清初，那最初的梭坡、乜斜兩轍的

分野，就應該跟《等鈞圖經》的果、拙兩攝大體一樣。 。

需要注意的是，十三轍的應用範圍不出清代以來北方戲曲、説唱藝

術之外，如梆子腔、京劇等。 至於清代南曲系統的劇種如昆曲等，則主

要依明、清曲約書的押飽標準，而這實際上也基本上就是《中原音齣》的

押鈞標準；明代戲曲就更是如此。 因此在討論明代戲曲及清代南戲時，

不可輕言十三轍。 ®

第二節 近代聲母系統

1 "早梅詩＂與({中原音齣））聲母系統
西吋 叩.. � 

前期聲母§ 蘭茂《飽略易通》(1442年）用－

**心曇哼 表示其書的二十個聲母。 詩云：｀｀東風破早梅，向

暖一枝開。 冰雪無人見，春從天上來。＂這些聲母是：

表3-4

冰 p 破ph 梅m 風f 無u

見 k 開 kh (IJ) 向x 一0

東t 天 th 暖 n 來1

早 ts 從 tsh 雪s

枝珞 春呻 上§ 人i

® 在十三道一般的轍之外，還附有兩道
｀｀

小轍兒
＂

即兒化約：小人辰兒，小言前兒。 其附

立的年代更難考證。 此處不加討論。

® 例如明人湯顯祖《牡丹亭·游園》［皂羅袍］
｀｀

遍垣天院卷軒片船賤
＂

爲約，絶不可謂之

用言前轍，因爲一來此時十三轍尚未出現，二來十三轍的言前轍包括《中原音約》寒山、桓歡、

先天、監咸、廉纖五約，而此處一連九個約胸不雜－先天約以外之字，可見必當言用《中原音

鈞》先天鉤（湯氏未必推崇《中原音荊》，但用約確與之暗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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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括號中的可不是《早梅詩》裏有的，待下文再説。 這個聲母系統大

致上可以作爲近代時期聲母的代表。 與中古後期聲母系統相比，有如

下不同：
(1) 中古全濁音聲母到近代已經消失，合併到相應的清音聲母中，

這就是漢語語音史上著名的＇｀濁音清化 ＂ 。 其中的擦音（全濁 B) 直接變

爲清擦音（全清B):

奉 v
-+非敷 f 例字：逢肥父伐房乏

匣fi ____. 曉 h(---.x) 胡回曷效和行

邪z ____. 心s 遂似徐旋像席

而全濁音中的塞音、塞擦音（全濁A)則或變爲不送氣清音（全清A)'或

變爲送氣清音（次清），以聲調爲分化條件，大致上是平聲字變送氣，去

聲（包括原上聲字絶大部分）和人聲字變不送氣叭

並 b 去人」幫 p 例字：（去）捕病（上）伴部（人）別白

並 b 平---.滂 ph 皮排盆袍婆彭

群g 去人-見 k

群g 平十溪 kh

定 d 去人一端 t

定 d 平-透 th

從 dz 去人-精 ts

從 dz 平-清 tsh

澄 d 去人-知 t(---+t�)

澄 d平-徹 th(-.tt?h)

眜禪d2t. 去人-照 t�

眜禪d花平-穿 t�h

（去）共技（上）近舅（人）極及

奇葵渠強求琴

（去）大定（上）杜淡（人）鐸牒

同徒田陶唐甜
（去）自聚（上）坐靜（人）疾昨

慈齊裁秦全曹
（去）召鄭（上）丈柱（人）逐秩

除池潮陳橙沉
（去）助狀（上）撰（人）植閘

垂柴愁唇成辰

(2) 中古知組併人照組。 中古知組原爲翹舌塞音* t 等，在中古後
期成爲帶輕微擦化的 ＊ 「等，到近代進一步變爲典型的塞擦音* tt? 等，遂

® 這裏所説的｀｀去聲 ＂指經過 ｀｀全濁上聲變去聲＂之後的去聲，即包括絶大多數原來的全
濁聲母上聲字。 例字中標明"_t"者即指這類已變成去聲的原上聲字。 至於個別没變去聲的
全濁上聲字（如 ＇｀艇 ＂ ），則是同平聲一樣變送氣清音的。參看麥耘《古全濁聲母清化規則補議》
（載（（中國語文 ))1991 年第 4 期，北京）。 又』私禪母不論什麼聲調，多數都變擦音*�'如 ．｀ 時神上授
熟實＂等，而少數仍讀塞擦音的，也依上述規則分讀送氣和不送氣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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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照組合併。 至此，這套聲母（《早梅詩》中的
｀｀

枝、春、上 ＂ 三母）跟現代

普通話的zh ch sh的範圍已經一樣了。

(3) 中古泥、娘二母合一爲
｀｀ 暖＂ 母。《蒙古字約》中這兩母字的八思

巴字對音大都是n, 但還有少數娘母字作趴應仍是捲舌的*q。自《中

原音約》以後就再看不到這種區別了。

(4) 中古影、喻、疑母組成新的零聲母，即《早梅詩》的 ｀｀一＂ 母。 影母

的喉門塞音 ＊ ？失去（至少在* -j-介音前失去），就和喻母* 0合流了。 疑

母可失去鼻音，也很自然地成了零聲母。 可也有少數變爲* n的，如
｀｀牛倪 ＂等。

(5) 中古曉、匣母與影母相配，本書擬爲喉門擦音* h, fi。至近代影

母消變，曉、匣便當轉與見組相配，這裏擬
｀｀

向 ＂ 母爲舌根擦音* x, 即同於

現代普通話的h。

(6) 中古微母可在現代變爲零聲母而帶-u-[-w-J介音，它在近代

應已不帶鼻音，所以 ｀｀ 無 ＂ 母擬作*v。 這是個唇齒近音，近似[v]而氣流

摩擦較輕。 這個音要變[w]是很容易的。

(7)中古H母可矗孔至近代也失落了鼻音，且摩擦減弱，成爲翹舌的

半元音冗。 這跟現代普通話的r已完全一樣。

《中原音約》的聲母系統跟《鈞略易通》基本上一樣，只有一個小地

方有差別：《中原音約》還殘留有個別中古疑母字仍讀* IJ, 與零聲母對

立，例如：我* IJO--—－蚵* o, 仰冗加�養* jnIJ。

如上所述，《中原音飽》有二十一個聲母，即《早梅詩》的二十個聲母

再加上一個字數不多的可聲母。

2 近代時期的知、照組聲母問題

《中原音約》及近代時期的聲母系統中有一個長期爭議未決的問

題，就是如何看待知、照組。 音飽學界有一派學者把它們分成兩組：不

跟* -j-介音相拼的爲一組，是捲舌的* t�, t�h, �; 跟* -j-介音相拼的是另

一組，作不捲舌的* t�, t�h, (J 或* tJ, tJh, Jo 另一派認爲它們就是一組，

不分兩組。 這一 派在擬音上又分兩派：或是一律擬作不捲舌的* t� 等

或* tJ等，或是一律擬作捲舌的* t� 等。 本書是不分兩組而又全擬爲捲

舌音的。

根據文獻材料完全不能把近代的知、照組分成兩組。 例如《蒙古字

鈞》用dz, ts, s等來對譯漢語這些聲母，不管後面拼不拼* -j-介音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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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並不分爲兩套。《早梅詩》的 ｀｀ 枝、春、上
＂

三母自然也只是一組。一

些學者之所以堅持分開，是因爲不相信捲舌聲母可以跟* -j-介音拼合，
認爲這樣的音節不可能存在。另一些學者雖不分兩組，但擬爲不捲舌
音，也是出於同一原因。

現代方言有捲舌聲母與* -j-介音相拼的情況。從音理上説，捲舌聲
母要把舌尖往後翹到硬諤前部，* -j-作爲 ｀｀ 舌面中－後硬諤音"CD'要把舌

面往上靠近硬諤後部（頂部），這確是發音上的一個矛盾，但由此不應推
導出不存在這類音節的結論；相反，人們可從中悟出，正是這個矛盾開
闢了莊、章、知組以及H母字的鈞母漫長發展的道路：在《切約》以前，已

有原屬真飽系的莊組字受聲母影響而使* -j-介音消變，形成臻鈞系；三

等約中的莊組在中古後期全變爲約圖二等；在近代時期，* i飽母受捲舌

聲母影響而逐漸演變爲冗鈞母，其次序最先是莊組字，然後是章組和
H母字，末了是知組字；至近代後期，捲舌聲母後的齊齒、撮口呼飽母逐
漸變成開口、合口呼。如果爲避開發音上的矛盾而拒絶把這些聲母構

擬爲捲舌音，倒是會使人看不到這些演變的動力源泉。
下面列幾個《中原音約》中捲舌聲母拼* -j-的例子，以見一 斑（．箭頭

右邊是現代普通話音）：

斟C t§,jam---+z.hen[ c t夠n]
主玉；jwu ....... zhu[

c 

t�u]

車C t§,hjE_.Che[c t�ha]

龎t�hjwEn....... chuan[s tt?hwan]

十�ji? 1 ....... sh1國i]
順�jwan 辶•shun[�wan::,]

砭或6如改改或

钅近代聲母系統悶 幻中原音約》的二十 一聲母系統發展到現代

:在後期的演變9 普通話，只有三項變化，而這三項變化在近代後期
心心心心*� 都發生了。分述於下：

(1)微母消變。中古微母即《早梅詩》的｀｀ 無＂母。從*u到*-w-只是
一步之遙，這一步過來之後，這個聲母就轉變爲介音，開口呼變合口呼，

® 普通話的-i-1「音就是個
＇｀

舌面中－後硬諤音
＂

。 有一種比較常見的誤解，以爲 [j]是
｀｀

舌

面前－齒齦音
＂

或
｀｀

舌面前－前硬諤音
＂

，這也可能會加深
｀｀

捲舌音不能拼-j-fl谨r"的錯覺。

157 
�� 



原微母字在聲母上就成爲零聲母。《等飽圖經》實有十九聲母，與
｀｀

早梅

詩 ＂不同之處即在没有微母的獨立地位，原微母字列在合口呼鈞母的零

聲母下，與其他零聲母字相雜厠。

(2) 疑母消失。《中原音約》的疑母* 1J只有很少的字，｀
｀
早梅詩

＂
中

不列。 在近代後期，除了較保守的音飽著作外，此母一般已見不到了。

(3) 尖團相混。 在略晚於《等鈞圖經》的某個時候開始，* k, kh, X

（相當於普通話的g k h)中帶硬諤介音* -j-,-q-者（即齊齒、撮口呼字）發

音部位漸漸前移，其中塞音並且塞擦化，變成了* t�, t�h, �(相當於普通

話的j q x)。 再後來，* ts, tsh, s(相當於普通話的Z CS)中帶*-j-,-q

介音者發音部位後移，也變成了
＊ 陌 t�h, �。 這兩個變化可以統一稱爲

｀｀硬諤化＂ 。 可以寫作（」代表硬諤介音）：

k, kh, X

ts, tsh, s 
t�, t�h, �/ _」

8
這樣一來，這兩類字就合起來形成了一組新的聲母。 這組聲母中

來自* ts 等的（古精組三、四等前字）是
＇｀
尖音字"'來自 *k 等的（古見組

和曉、匣母三、四等約字和二等約大部分字）是
｀｀
團音字"。 ® 這兩類字合

流，就叫
｀｀ 尖團相混＂或｀｀

尖團不分" 0

最早全面揭示* t(J 組聲母出現的是《圓音正考》(1743 年），其書逐

一教人辨別哪些是團音字、哪些是尖音字，表明這兩類字是很容易混淆

的。 其時團音字的硬諤化過程肯定已經完成，而尖音字的硬諤化是否

已發生，則還須進一步證明。 ® 李汝珍《李氏音鑒》 (1810 年）卷四説：
｀
｀槍、羌、將、姜、廂、香六母，南音辨之細，而北有數郡，或合爲三矣。

＂
是

其時北方有些地方尖團已不分。 高靜亭《正音撮要》(1810 年）反映出當

時撮口呼中尖團已混，而齊齒呼中尖團仍分。 到《約籟》(1889 年）記載

尖團音字完全合併時，近代時期已行將結束了。

CD [母等爲
｀

尖音",[k]等爲
｀｀

團·音
＂

，這本是滿族人的發明，因爲滿文用一套帶尖角的字

母表示 [ts]等，用一套圓頭的字母表示[k]等。 但在漢語語音史上，｀｀尖音字、團音字
＂

是專指這

兩類古聲母中帶硬諤介音並導致硬諤化的那一部分字，也指方言中相對應的字，不管方言中

有没有發生這種硬諤化現象。 就是説，這兩個術語是就來源説的，而不是就實際讀音説的。

有人把
＂

尖音
＂

等同於[ts]等，"團音
＂

等同於 [t�]等，那是誤解。

® 現代上海話的情況是老派語音團音字的硬諤化已完成，但尖團仍有別([tsj-J 等跟

[t�j-J等不同），而新派語音尖團相混（都是[ t�j-J等）。 這對語音史的研究是有參考意義的。



下面是幾對尖、團音的例字。字後所標的是尚未發生硬諤化時的音，
每一對在現代普通話中已變爲同音；箭頭右邊是尖團相混後的聲母。

奬 c tsjoIJ 
絶 tsqE 2

恫tshjau

綫 sjEn => 

講'kjoIJ

決kqE

巧
c

khjau 

現 xjEn::i

--.j囯］

吋[t矼

--.q[t�h] 
--.x[�J 

與中古音比較而言，大致上尖音字爲中古三、四等約的精組字，團

音字是中古二、三、四等約的見組和曉、匣母字。 其他的、也就是不帶硬

諤介音的精組字和見組及曉、匣母字則不變，分別形成現代普通話的z
cs [ts, tsh, s]和g k h[k, kh, x]。

在上述三項變化完成時，漢語共同語的聲母就有下列二十二個，這
也就是現代普通話的聲母系統（除零聲母用0外，均用漢語拼音方案，
方括號中爲國際音標）。

表3-5

b[p] p[ph] m[m] f[f] 

g[k] k[kh] h[x] 

d[t] t[th] n[n] l[l] 

z[ts] c[tsh] s[s」

j[t�] q[ t(;;h] x[�J 

zh[�J ch匾h] sh[�] r[心

0[0] 

大略有如下幾項：
(1) 濁聲母消變。 這分兩方面： 一是全濁

聲母系統的演變§ 聲母清化，其中塞音、塞擦音以聲調的不同分別
叱病紀靼靼靼靼認§ 變爲送氣或不送氣清音。 二是次濁音中鼻音聲

母減少，泥、娘合併，疑、日、微母均失去鼻音性。 濁聲母消變引起聲調
的分化，見後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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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部分塞音聲母塞擦化。知組的塞擦化在中古後期已開始，至
近代完成。在近代後期又發生一部分*k組字變爲* t� 組的過程。

(3)有幾類聲母與硬諤介音* -j-,-q-相互影響。捲舌聲母使其後的
硬諤介音消失，這没有改變聲母本身，只是最終確定了這類聲母與約母
的關係。 -1(• k組和* ts組聲母在硬諤介音的同化作用下發生硬諤化，産
生出新的* t� 組聲母。

(4) 出現真正的零聲母。在中古，影母帶喉塞音；喻母最接近於零
聲母，可是只見於* -j-介音前，實際上也是輔音起首。中古時期及其以
前，音節總是以輔音開頭，是漢語音節結構的一個特點；零聲母出現以
後，這個特點也就改變了。

第三節 近代的聲調與元曲的聲律

恋或改改或網E藁

色（中原音齣〉〉的悶 《中原音鈞》的聲調有 ｀｀平聲陰、平聲陽、上

"� 
心心心心��� 聲作去聲"'共七種。O但如僅從音高上説，應是

四種。是爲 ｀｀七聲四調" 0 其關係表解如下：

表3-6

平 仄

舒聲鈞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促聲鈞 人作陽平 人作上 人作去

近代的平仄和人聲問題留待後面再談，這裏先討論一下陰平、陽
平、上聲和去聲。

(1)先説上聲。《中原音飽·正語作詞起例》®討論到元曲創作的
用字問題時，特別重視上聲字的運用，常説上聲在歌唱中有｀｀起音,, '\ "轉
音＂的作用，甚至 ｀｀一篇之中唱此一字＂。上聲可能是一種升調。

® 另有
｀

去聲作平聲陽"'僅
｀｀

鼻
＂

一字，實際上源於古人聲，本應屬於
｀｀

人作陽平" 0 "平
聲陰、平聲陽

＂

以下簡稱
＇｀

陰平、陽平","人聲作X聲
＂簡稱

＇｀

人作X"。
＠ 《中原音約》分兩部分，前一部分是鈞書的正文（一般稱作

｀｀

鈞譜")'後一部分叫《正語

作詞起例》，討論一些語音和元曲創作上的問題。



(2) 《中原音飽》把中古的平聲分爲陰、陽，這在音前學史上是第 一

次。 事實上這也確是近代聲調最重要的演化。 這與聲母的演變有關。

如第一章第四節所述，中古各聲調內部本就因聲母的清濁而在音高上

有所不同，可以説原就有陰、陽之別，但那只算是一 種附加的語音特徵。

待全濁音聲母清化後，這音高的不同在區別字音上的作用才顯露出來，

從而成爲音位性的特徵。 具體地説，是原清聲母字讀陰調，原濁聲母字

讀陽調。 換言之，原來由聲母上的清、濁區別的字音，在全濁音聲母清

化後轉而由聲調上的陰、陽來區別了。 不過，在近代漢語共同語中，只

有平聲和人聲的陰、陽之別保存下來，上聲和去聲在濁音清化之後都没

分陰、陽。 。

在《中原音鈞》的論述中，陽平也有
｀｀
起音＂的作用，可以假設也是個

升調。 周德清在《中原音約》
｀｀
後序＂ 中説陽平 ｀｀揚其音,,'陰平｀｀乃抑之"'

可證陽平確是升調，而陰平的音高較陽平略低，並且不是升調。 ®

(3)没有多少材料可以爲近代去聲調值的構擬提供直接的證據，只

是從《中原音鈞·正語作詞起例》的一些話來看，它跟上聲讀法很不相

同，有可能是個降調。

1 闞律中的平仄和四聲

元曲有十二宮調，各調又有若干曲牌；每個曲牌

都有其
｀｀
定格"'即曲譜。 在聲律上對一首曲的末句

的末尾二字要求特別嚴；又，元曲有所謂
｀
｀務頭"'即一首曲中旋律最爲

動聽之處，在填曲詞時須
｀
｀施俊語於其上＂ （周德清語），同時對其用字的

聲調也極爲講究，每常以用上聲字爲佳。 ® 從《中原音約·正語作詞起

例》的論述看，元曲聲律對用字聲調的規定可以分兩個層次概括爲：｀｀平

仄二元，四聲各異。＂

在第一個層次上，平與仄是兩大類。 曲律中要求不是太嚴的地方，

一般都只區分平仄即可。 如同北宋的詞律一樣，曲律的平仄之別不會

® 在平聲中，聲調上的陰陽之別除取代了清聲母與全濁聲母之別外，還取代了原來清

聲母影母與次濁聲母喻、疑、微母之別。

® 各種材料都證明當時陽平高而陰平低。 從周德清爲它們取的名也可看出來：｀｀陽
＂

有

明亮、亢奮的意思，，｀陰
＂

有幽暗、低沉的意思。

® 參看忌浮《（中原音飽）的調值》（載（（語言研究》1986 年第 1 期，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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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長短之別，而只能是音高和調型之別。前面説過，上聲和陽平都是升
調，但陽平在曲律中的作用不如上聲。周德清在評論［越調·折桂令］
《金山寺》中 ｀｀ 雲山失色＂ 一句時説：｀｀妙在 ｀ 色 ＇ 字上聲，以起其音。平聲
便屬第二著。平聲若是陽字僅可，若是陰字，愈無用矣。 ＂ 由此推測，上
聲是個升幅較大的調子，而陽平的升幅較小。可以認爲上聲是從低升
至高，陽平從低升至中。這就是説，陽平總的來説比上聲要低。進一步
的推測則是：平聲是低調，仄聲是高調。這在目前僅僅是個推測，確切
的結論還有待進行更嚴謹的考證之後才能得出。

第二個層次是在平、仄內部再各分爲二，即平聲分陰平、陽平，仄聲
分上聲、去聲。在需要更嚴格的聲律規定的地方，｀｀云 ｀ 上 ＇ 者必要上，
｀去 ＇ 者必要去，｀上去 ＇ 者必要上去， ｀ 去上 ＇ 者必要去上＂ （周德清語），上
聲和去聲不可混用。周氏書中 ｀｀用陰字法＂ 、 ｀｀用陽字法＂ 又指出陰平、陽
平在某些地方也須區別，否則｀｀ 天地玄貲＂ 會唱成 ｀｀ 天地玄荒"'"貲昏後"
會唱成 ｀｀貲渾後" 0

2 入聲在曲律中的地位
最引人注目的是，曲律的 ｀｀四聲＂是指陰平、陽平、上聲、去聲之別，

而没有人聲的地位。人聲字分爲三，其｀｀人作上 ＂、｀｀人作去＂屬仄聲，而
久作陽平＂則屬平聲，這是近代平仄分野與中古平仄很不相同之處。
《中原音約·正語作詞起例》裏有專門部分討論 ｀｀人作陽平＂ 應作平聲
用。而｀｀ 人作上＂者屬上聲（上面例子中的｀｀色＂ 字便是）， ｀｀人作去＂者屬
去聲。

在中古，人聲是仄聲中的一部分；如前所述，中古詩律是長短律，則
人聲還是最能體現仄聲短音步特徵的部分。在宋詞的格律中，人聲的
地位已遭到削弱，而到曲律裏，人聲字完全附屬於其他聲調，而且有一
部分還歸屬了平聲。理解這一點的關鍵在於：曲律是一種高低律，決定
一種聲調在曲律中的地位的是它的音高（包括調型），而不是時長。

砭改改改改或

e .. 入派三聲.. , 1 《中原音齣））的＂入派三聲"

和入聲的消亡 3 《中原音鈞》把人聲字按中古聲母的不同分成
茹成9蟻9蟻穀駭��@�

就是｀｀人聲作X聲"0具體做法是：中古清聲母字（簡稱 ｀｀ 清人＂）除影母
外派人上聲之中，中古全濁聲母字（簡稱｀｀全濁人＂）派人陽平之中，中古



次濁聲母字（簡稱
｀｀
次濁人

＂
）和影母字派人去聲之中。 ® 從飽母的角度

説，人聲字都歸在陰聲約中。 元曲的實際用飽也確實如此：人聲字跟陰

聲鈞字相押，清人、全濁人、次濁人字在曲律中大致上分別用同上聲、陽

平、去聲字。

另一方面，《正語作詞起例》又説：｀｀人聲派人平、上、去三聲者，以廣

其押約，爲作詞而設耳。 然呼吸言語之間，還有人聲之別。，，《中原音齣》

在各陰聲約中於陽平後列人作陽平，於上聲後列人作上，去聲後列人作

去，並不把人聲字同其他聲調字混在一起，也説明人聲字的讀音自有

不同。

可以這樣解釋上述現象：第一，在音高上，清人（或稱
＇｀
陰人

＂
）與上

聲相近同，全濁人（或稱
｀｀

陽人之一
＂

）與陽平相近同，次濁人（或稱
｀｀
陽人

之二
＂

）則與去聲相近同。 因此三種人聲在曲律中的用法同於其他三種

聲調。 第二，當時的人聲字已全部從中古的* -p,-t,-k鈞尾演變爲喉塞

音
｀

－？約尾（或複合的* -i?,-u? 鈞尾），或者連喉塞鈞尾也没有，僅是讀

音比較短促（是所謂
｀｀

短調") , 這是三種人聲的共同特點。 由於有没有

喉塞音或是不是短調對於作爲高低律的曲律來説是無所謂的，所以人

聲在曲律中無特殊地位。 又由於喉塞音鈞尾音色遠不如* -p,-t,-k那

麼明顯，而且在歌唱中很易弱化，短調特徵在歌唱中也會失去，所以可

以和陰聲約相押鈞。

2 入聲字在中古後期的演化

《等飽圖經》立
｀｀
平、上、去、如

＂
四聲，｀｀平

＂
即陰平，｀｀如

＂
即陽平，没有

人聲。 全濁人歸
｀｀

如聲"'次濁人歸去聲，跟《中原音飽》相應；但清人字

散歸平、上、去、如聲中（以歸去聲者最多），跟《中原音約》派人上聲的情

況不相應。 全濁人在現代普通話（北京音）中多讀陽平，次濁人多讀去

聲，跟《中原音約》和《等約圖經》都大致對得上，而清人字散歸陰平、陽

® 平聲分陰陽，影母字歸陰平，與次濁聲母喻毋的歸陽平不同，而人聲中影母字聲調的

演化途徑却跟喻母一樣。 這説明在平聲中，影母字在聲調受聲母影響而分化之時，尚保持喉

塞音聲母，而在人聲中，影母字在聲調分化之前已失去喉塞音聲母，與喻母合流，實際上歸到

－「次濁（可以解釋爲人聲約的喉塞音鈞尾的異化作用加促了這一演變）。 又，由於清人字在現

代北京音中多不讀上聲，又由於在元曲中清人字用法不合上聲格律的比例不小，所以有學者

認爲《中原音約》把清人派到上聲不符合當時實際語音。 不過現代方言中確有清人字一律讀

上聲的（如山東的膠東方言），而元曲中的上聲字本身不合上聲格律的比例也不小。 所以，對

《中原音約》的清人作上聲採取懷疑態度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參看黎新第以中原音飽）清人作

上聲没有失誤》（載《中國語文》 1990 年第 4 期．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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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上聲、去聲，以歸去聲者最多，但具體字的分布跟《等約圖經》也有出

人。17一 18世紀多種表現北京語音的飽書、飽圖對清人字的歸派都不

完全一樣。很可能當時的全濁人和次濁人已經全部（或大部分字）變同
陰聲鈞的陽平、去聲，但清人（或一部分清人字）直至將近跨人現代階段
之時仍保持讀音短促的特徵（未必還帶有明顯的喉塞音 ｀ －？鈞尾），與陰
聲飽字還有區別，所以一直還可以有重新歸派聲調的機會。此外，方言
之間的影響也會造成歸派的變化。 。

綜上所述，近代人聲消亡的路徑是：先在音高上分化，分別與舒聲

鈞的幾個聲調相同，而以帶喉塞音前尾或短調保持其人聲的特徵；以後
喉塞音約尾失去，讀音延長，人聲於是消亡，原人聲字便自然融人其他
聲調中了。在發展的速度上，人聲字內部有差異，陽人先變，陰人變得
較晚。

造��

後期，
只有兩項，都跟聲母有關：

(1) 濁聲母消變導致在平、人聲中，原來聲
� 

聲調系統的演變§ 母上的對立（清與濁）轉化爲聲調上的對立（陰
心心心心心心演 與陽，實際上就是不同的聲調），從而産生一些

新的聲調：平聲陰、陽兩分；人聲三分（但隨着後來人聲消亡，三種人聲
都没維持到現代）。

(2)人聲消亡。中古人聲是一個聲調，而在近代時期增爲三個。人

聲調之增多，實際上是其走向消亡的先兆。其中各部分的演變方式與

其在中古時所屬何種聲母密切相關。

O 參看陸志韋《國語人聲演變小注》（載《陸志韋近代漢語音約論集）），商務印書館1988年，北

京）、平山久雄《中古漢語的清人聲在北京話裏的對應規律》（載《北京大學學報》1990年第5期）。

又，現代河北省贊皇、元氏兩縣的方言的人聲字正處於消變之中，其中全濁、次濁人字有超過
80% 已變爲非人聲字，而清人字消變的不到 1/4 。 這也可以爲漢語共同語歷史上各部分人聲

字消變速度不一樣的現象提供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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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音約學知識在古籍

恋或0或改瓷危

字音通假悶

整理中的應用

第一節 運用音鈞學方法

進行訓詁、點校

1 通假的概念
什麼叫通假，學術界有多種説法，本書採用下面所

説的一種。漢字的每個字形都表達一 定的意義，即字
的本義。古人在書寫時，有時寫一個字不是用來表示其本義，而是表示
與其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另 一個詞；反過來説，對語言中的某個詞不是寫
本來反映這個詞的字，而是寫同音或音近的字，這就是｀｀通假,, 0 大致可
分兩類： 一是同族字通用，二是寫本來在意義上完全無關、僅僅是讀音
上相近同的字，即 ｀｀假借＂ 。

同族字通用，就是一詞分化爲兩個以上同族詞，而在書寫上也相應
地用兩個以上的字來分別表示，但在古書中有時却不加區分。例如《荀
子·解蔽》：｀｀百姓怨非而不用。＂楊倧注： ｀｀｀非 ＇ 或爲 ｀ 誹'。""誹＂義來自
｀｀ 非 ＂義（言人之非爲誹），｀｀誹＂ 字亦源自 ｀｀ 非＂ 字。在讀音方面， ｀｀ 誹 ＂在
《廣飽》有平、去聲兩讀（平聲讀法同 ｀｀ 非 ＂），《集約》又收上聲讀法，今沿
用之。上例從分化後的音義來看當用 ｀｀ 誹＂而實際上用了 ｀｀ 非"'就是同
族字通用。從時代層次角度説，它們是古今字。一般來説，通用多是用
古字，少用今字。

假借分兩種， 一 是本有其字的假借， 一 是本無其字的假借。《詩
經· 豳風· 七月》：｀｀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蚤＂爲 ｀｀早＂ 的假借。｀｀早"

字本有而不用，用｀｀蚤＂字，是爲本有其字的假借。《尚書·顧命》： ｀｀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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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哉生魄。＂《爾雅·釋詁上》：｀｀哉，始也。 ＂相當於後代的
｀｀

才（纔）＼這

個詞没有本字，借表示語氣詞的｀｀哉 ＂字來表示，是爲本無其字的假借。

以上幾類，舊時的注釋家常常不加區分，事實上有時也不太容易區

分。 不論是同族字通用，還是假借，也不論是本有其字還是本無其字的

假借，從音飽學的角度看，都有共同的特點，就是代用的兩字之間在讀

音上相同或相近。 本書姑且也不加區分，籠統稱爲｀｀通假" 0 (1)

2 認識通假對古漢語詞職訓詁的重要性

認識通假對古代漢語中的許多詞義的理解和訓詁極爲重要，不明

通假就難讀古書，這是古漢語學界公認的。 略舉兩例於下：

《呂氏春秋·慎勢》：｀｀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

使大夫疑焉，立適［嫡］子不使庶孽疑焉。 疑生爭，爭生亂。 鳴）高誘只注

｀｀尊卑皆有別"'似乎不認爲有文字上的問題。 但細讀便會産生疑問：爲

何若不立天子，諸侯便會 ｀｀疑＂ ？又爲何 ｀｀ 疑生爭 ＂？《韓非子· 説疑》：
｀｀孽有擬適［嫡］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

四者，國之危也。＂比較之下，可知《呂氏春秋》的 ｀｀ 疑" * *邙a是 ｀｀ 擬"

＊可」a?的通假。 擬訓比，｀｀諸侯擬、大夫擬、庶孽擬＂ 即諸侯自比於天子、

大夫自比於諸侯、庶子自比於嫡子，人人自比，自然就會爭且亂了。

《史記》卷九二｀｀ 淮陰侯列傳":"(韓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

項王？ ＇ 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

也。 ……'"這裏的 ｀｀ 賀＂ 當然不是祝賀的意思，而應讀爲 ｀＇嘉 ＂，義爲嘉

許、贊同。《廣雅·釋言》： ｀｀賀，嘉也。＂王念孫《廣雅疏證》： ｀｀嘉與賀古同
聲而通用。＂ ＇｀賀"* * g;:,is與｀＇嘉"* * kr;>i上古同屬歌部，聲母爲牙音旁紐，

故可謂之｀＇同聲＂。 不過這一例與兩字意義全不相干的假借用法略有不

同，因爲｀｀賀＂ 和 ｀＇嘉"實亦同族詞，應視爲同族通用。

確認通假，要有三方面條件： (1) 首先是語音上講得通，語音上不
通，就絶無通假可言。(2)意義上講得通，如果有不止一種説法，應取能

叩 利用音鉤知識處理通假材料，是涉及音詢、訓詁、文字三門學科的邊緣性工作，音約

學在其中的任務是辨別有關的字的古音是否相同或相近，而分辨是假借關係還是同族字通用

關係，則屬於訓詁學、文字學性質的任務。 此外，同族通用或假借（有本字的、無本字的）之別，

是文字使用的問題，而從音鉤學角度看｀語音就是語義的載體，書面寫法的作用只在於爲確定

其古音的類別提供依據，至於寫的是否是本字等問題反倒是次要的。 這也是音朐學不嚴格區

分假借跟同族通用的一個原因。

® 引例中方括號內的字爲其前面一字的通用寫法，兩字之間可能是通假關係，但不是

本例的討論對象，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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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義解釋得最好的那一種。 (3) 最好有旁證，像上面例子所引的《韓
非子》和《廣雅》。 在考證的時候，疑爲通假而找不到旁證的也可以提出
來，但須注明有待再考。

3 辨別上古通假字時需要注意的音鈞問題
在很多例子中，通假雙方的讀音是完全相同的。 如《鶓冠子·學問

篇》：｀｀中流失船， 一壺千金。＂ ＇｀壺 ＂是 ｀｀ 瓠＂的假借，二字自古至今都是同

音字（上古音* * gwo)。這樣的通假在音約上不存在問題。 我們需要注
意的是古音不完全相同的情況，下面分開談談。

♦鈞母方面
(1)要有上古約部的概念。 有些字自中古以後約母相去甚遠，但上

古却是同部的。 例如：
《荀子 · 議兵》：｀｀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 敵。＂ ＇｀治＂

* * lrja(s)爲｀｀ 殆使之畏懼"* * la? 的通假（比較《荀子· 王制》：｀｀ 威彊未足以

殆鄰敵＂ ）。｀｀治＂《廣前》之丨志丨至鈞， ｀｀殆＂海約，上古均歸咱部。
《詩經·小雅·甫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御"* * IJrjos通假爲

｀｀訝丨迢道"* * IJfDS。"御＂在《廣約》爲御飽字， ｀｀訝、近 ＂ 屬福鈞，上古均爲

魚部字。
(2) 掌握鈞部的通轉。 大多數通假都是在同一鈎部的字之間進行，

也有一些是在約部之間通轉，其中較常見的是陰、人對轉，陰、陽對轉和
陽、人對轉較少見。 如：

《荀子· 勸學》： ｀｀強自取柱，柔自取束。＂ ＇｀柱"* * drjo? 爲 ｀｀祝斷折 ＂

* * tjok的通假。 ｀｀柱＂侯部，｀｀祝＂屋部，侯、屋陰人對轉。
《墨子·非命上》： ｀｀於何用之？廢以爲刑政。＂同書《非命下》作：｀｀用

之奈何？發而爲刑。＂前一句是假借｀｀廢"* * prjots爲 ｀｀ 發"* * prjot。"廢,,

祭部，｀｀發＂月部，這是次人約與人聲飽之間的對轉。
《尚書· 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依＂

* * ?rjai爲 ｀｀隱疾苦"* * ?rjan? 的通假。｀｀依＂微部，｀｀隱＂ 文部，這是微、文陰
陽對轉。

也有其他的通轉，如：
《莊子· 逍遙游》：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馬"

* * mro? 是 ＇禋塵埃"* * moi? 的通假。 這是魚部與歌部通轉。
《詩經·大雅· 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追，彫也。＇，《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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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富國》引此詩，作 ｀｀ 彫琢其章"
0 

"追" * * trjui 微部，｀｀ 彫" * * teu

幽部。 。

(3)聲調在上古表現爲鈞尾。 從目前的資料中看不出聲調對通假
有影響，換言之，在認定通假時，一般可以不必考慮聲調問題。

♦聲母方面
(1)要注意上古單聲母與中古聲母相異之點。 例如：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饋，不絶糧道，吾不
如蕭何。 ＂《漢書》卷一下 ｀｀高帝紀下＂亦載此語，而 ｀｀鎮國家＂作 ｀｀填國家"0

古籍中借｀｀填＂爲｀｀鎮＂之例甚多，如《戰國策·楚策四》：｀｀不知夫穰侯方
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南宋鮑彪注： ｀｀填，兵滿
也。 ＂是依 ｀｀填＂字本義爲訓，誤。 實此處 ｀｀填"亦 ｀｀鎮＂之借。 ｀｀填＂定母，上

古**d,"鎮＂知母三等，上古* * trj 。舌上音古歸舌頭音（聲母色彩略有
別），在本例中清濁不同，是旁紐相通。

《韓非子· 五蠹》： ｀｀ 布帛尋常，庸人不釋。＇，《論衡·非韓》弓l此句，
｀｀釋＂寫作 ｀｀擇"'是王充所見《韓非子》傳本是假 ｀｀擇＂爲 ｀｀ 釋" 0 《史記》卷
八四 ｀｀李斯列傳＂載李斯《諫逐客書》：｀＇是以太山不讓士壤，故能成其大 ；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此｀｀擇 ＂ 亦當讀爲 ｀｀釋" 0 "擇 ＂ 中古澄母，
｀｀釋＂中古書母，按本書構擬的上古聲母是** 1�」通* * lhj。

《詩經·魏風·碩鼠》： ｀｀三歲貫女，莫我肯顧。 ＂ ＇｀女＂ 即 ｀｀汝厭'。 "女＂

娘母三等* * nrj,"汝,, El母* * nj' 上古 ｀｀娘日歸泥"'只有聲母色彩上略有
不同。

《禮記·禮運》：｀｀選賢與能。 ＂《大戴禮記·王言篇》：｀｀選賢舉能。＂古
籍中｀｀與＂每可訓 ｀｀舉,, ; 而 ｀｀與＂ 本義爲 ｀｀共舉,,'故 ｀｀與、舉"實同族。 古文
字｀｀與＂ 從 ｀｀牙 ＂ （疑母字）得聲，上古聲母擬作 ＊可 」，中古變爲余母* j; 
｀｀舉＂從｀｀與＂聲，中古見母，當是* * rJi___. * kj。

《詩經· 檜風· 匪風》： ｀｀誰能亨魚？＂ ＇｀亨＂ 即 ｀｀烹,, 0 古 ｀｀亨、享＂ 同字，
｀｀烹＂是後起的。 原俱爲** mh聲母， ｀｀亨、享 ＂ 至中古變爲*h(曉母），
｀｀烹 ＂變爲* ph(滂母）。

(2) 對上古複輔音要有一定的了解。 例如 ：

O 這一例暫時可看作是鈞腹和約尾的舌位對調（上古的* * u及* * -u圓唇度很低，近於
[w]) 。 這種例子是極少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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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 則陽》：｀＇同濫而浴。＂＇｀濫"* * kl;:>ms是｀｀ 鑒缸'* * kr;:>ms的通

假。 前者中古來母，後者中古見母。 ｀｀濫＂上古爲複輔音聲母。

《尚書· 舜典》：｀｀五品不遜。 ＂《史記·殷本紀》引作 ｀｀五品不訓" 0

｀｀遜"**suns, 中古心母； ｀ ｀訓" * * skrj uns (___. * * khrj uns) , 中古曉母，上古

原爲複輔音聲母。
(3)聲母的清濁不同、送氣與否不妨礙通假。 前面已有清濁相通的

例子，下面舉一個送氣與否相通之例：

《孫子·計篇》： ｀｀經之以五"'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孫子》作 ｀｀ 輕之

以五" 0 "輕"** khjEIJ爲｀｀ 經"** kEIJ的通假。

像這類讀音相近的聲母之間的關係稱爲｀｀ 旁紐＂或｀｀旁紐雙聲" 0

(4)聲母的不同色彩大多不影響通假，前面所舉已有一些這樣的例

子。 只有** -w-色彩的有無（等於説開口或合口）有影響，就是説開口字

和合口字之間一般没有通假關係。 不過也有例外，下面舉幾個出土的

戰國時代楚國簡文的例子：

包山楚墓簡137:"迭徇［拘］而逃。＂同墓簡120有｀｀易［陽］城公XX

命XX解句［拘］。 吋）｀｀逵＂顯然是｀｀解＂的通假。 ｀｀逵＂字後代不見，從字形

看，可能是｀｀眭"* * khjwE? 的異體，與｀｀ 解"** krE? 有開合之異。 江陵九

店56號墓簡28:"利目［以］迷兇，敘［除］不羊［祥］。 ＂ 此處 ｀｀ 逵＂也當爲
｀｀解＂的通假。 又包山簡259:"一桂兕［冠］＼ ｀｀桂"* * kwEs爲｀｀ 獬"grE? 的

通假（比較望山2號墓簡62:"二鮭兕［冠］ ＇＼ ｀｀鮭＂爲 ｀｀獬＂的異體字）。®

♦從整個音節出發考慮

讀音的相近同是通假的基礎。 這裏是指整個音節而言，就是説，要

聲母和約母都近同，或者説既雙聲又疊約才可能通假。 以前有的學者

只據雙聲或只據疊約就講通假，那是不對的。 凡只有聲母相通而鈞母

不通，或約母相通而聲母不通的通假，都是可疑的。

不過，有時在某一方面講不通，並非就必定不是通假，因爲有可能

是與之相關的某些通轉規律我們目前還不清楚。 譬如説在未有複輔音

聲母之説以前，學者們對下述這樣一類通假就只能説疊鈞：齊僖公名

® 打叉處分別是兩個人名，字僻不錄。 全句意思是：陽城公（官名）某人命令另一個人

打開桎梏。

® 在開合問題上，＇｀圭,, * * k硒聲字是比較特別的，除
｀｀

鮭" * * gre:?/g邙商有開、合兩音

外，｀｀佳街"* * kre 也讀開口。 這裏或許有方言的成分。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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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父＂ ，而《禮記·檀弓》稱之爲 ｀｀ 齊穀" ("祿＂ 中古來母字，｀｀穀＂ 中古見

母字）；如果對前面所舉的｀｀追＂與 ｀｀彫＂之間約母上的關係還不能作出很

好的解釋，也就只好先承認這是個雙聲相通的例子。 我們對上古音系

的研究和了解越深，對通假的理解力和解釋力就越強。

不管怎麼説，解釋通假一定要從整個音節出發來考慮，聲母、約母

不能偏廢。 有疑問的可以留待作進一步探討，但不應迴避。 至於那種

不作具體的考究，只是含混地用 ＇｀一聲之轉＂或 ｀｀ 某字音轉爲某字＂來搪

塞，甚至隨意説某字與某字同音，是不科學和不負責任的做法，是没有

任何説服力的。
4 如何説明兩字古音近同
在對通假現象進行解釋時，常常需要説明某兩個字的上古音是相

近同的。 這時應指出它們所屬的上古約部，如果不同部，須説明兩部之
間的關係，如對轉、旁轉等；還應指出其上古聲母，如果其中古聲母不
同，一般應指出中古聲母並簡略解釋與上古聲母的關係，如"B母歸
泥,,'"古無舌上音 ＂之類。 由於各家擬音不同，爲免混淆，可以不注擬
音；在不注擬音就説不清的情況下，除了一些各家公認的擬法之外，最
好説明用的是哪一家的擬音。 舉幾個實例：

《左傳· 宣公二年》：｀｀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辟 ＂ 假借爲
｀｀避" 0 ,, 辟＂人聲錫部字，｀｀避＂中古去聲，上古讀人聲，亦在錫部叭

｀｀
辟,,

幫母， ｀｀避＂並母，幫、並旁紐。
《淮南子·兵略訓》：｀｀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 ＂＇｀衝隆＂是一 種攻城

的工具。 同書《泰族訓》：｀｀攻不待衝降而拔。 ＂｀｀隆、降＂ 上古都屬中部。
｀｀隆＂中古聲母是來母* 1,"降＂是見母* k,"隆,,又以｀｀降＂爲聲符，是上古
爲**kl複輔音聲母。

《莊子· 馬蹄》：｀｀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 ＂ 陸德明注：｀｀義，……一

本作羲。 ＂＇｀義、羲＂均屬上古歌部。｀｀義＂中古疑母* IJ ,"羲 ＂中古曉母* h 
而以｀｀義＂爲聲符，當即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所擬的上古* * hng聲母
字氫是二字旁紐雙聲。

假如通假的雙方屬於同一諧聲系列，一個簡單有效的方法是指出

CD "避
＂

的跑尾是* * ks_. * * s, 所以也可以説
｀｀

避
＂

是佳部字，佳、錫兩部陰、人對轉。

® 按一部分語言學家的習慣標寫法， ng 等於 IJ 。 李方桂的* * hng大致相當於本書的
* * I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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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聲符相同，上古讀音也必然近同。前面這樣的例子已有不少，這裏
不再舉。不過如果能移指出其上古鈞部、聲母，最好還是指出。

S 後代的同音、音近替代
通假實際上是一種書寫不規範的現象。後代文人在書寫上逐步規

範，所以進人中古以後，文人作品中除沿用習慣的寫法外，就很少有自
創的通假字。不過在民間，類似現象仍很常見。爲與上古典籍的通假
相區別，現在稱之爲｀＇同音、音近替代" 0 例如：

敦煌變文(20世紀初從敦煌出土的唐代説唱文學作品手抄本）《秋
胡變文》：｀｀其樹赴地婆娑。＂ ＇｀赴"* phjo ::i ___. * fu ::i (箭頭前爲中古前期音，
後爲中古後期音，下同）替代｀｀覆"* phjau辶•* fu::i。

敦煌變文《韓擒虎話本》： ｀｀失來莫佐後到。＂ ＇｀失"* t�it :, ___. * t�jat ::i替
代｀｀適"* t�je:k, ---. * t�jak ::, CD。以上兩例都反映出中古後期音的特點（如
依中古前期音，它們相去較遠，未必適宜作同音或音近替代）。

元刊本《三國志平話》中孫權有個｀｀ 托虜將軍 ＂的頭銜，而依《三國
志·吳書·孫權傳》應是｀｀討虜將軍" 0 "討＂在《中原音飽》爲蕭豪飽字，
讀*'thou, 上聲； ｀｀托＂也在蕭豪讎讀thou?, , "人聲作上聲" 0 兩字的
區別僅在於有無喉塞鈞尾（或長短有別）。這樣的替代，無論從中古音
還是從現代音角度看都是無端的，而放在特定的語音環境 元代音
中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吒伶苟磾

利用齣」
和進行點校§
忿曇邙迏謅

1 利用齣卿判斷異文的正誤
古籍長期流傳，經常會出現文字上有出人的版本，

或傳世文本與其他古籍引文互異。如果異文正好在約
胸位置，就有可能從押約的角度判斷其中哪一個是合乎原來面貌
的。如：

今本《詩經· 大雅·繇》： "周原嘸嘸，薫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
龜。＂《文選》第六卷《魏都賦》 ｀｀牒牒垧野,, , 唐人李善注：｀｀《詩》云：｀周原
腺腺，堇荼如飴。＇＂這是唐人所見到的異文。节某＂與｀｀飴、謀、龜＂都是n台
部字，約母，可押約。 ｀｀嘸＂ 是魚部，n在魚相押的約例較少。故當以作
｀｀牒＂爲勝。

O 實際上也有可能是兩字鈞尾都變成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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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楚辭·天問》： ｀｀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王逸
注：｀｀｀喜,_作 ｀ 嘉'。""宜＂與｀＇嘉＂爲歌部押約，當爲原貌，作 ｀｀喜＂是傳抄
形訛。 從中古以後的讀音看，｀｀宜、喜＂可以相鈞，但在上古， ｀｀喜＂ 屬哈
部，與 ｀｀ 宜＂約母相去甚遠。

今本《老子》五十四章：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 鄉＂ 與 ｀｀ 長＂ 押陽部， ｀｀下＂ 與 ｀｀ 普＂ 押魚部，唯
｀｀國＂與 ｀｀豐＂不約，可疑。《韓非子·解老》引作 ｀｀ 修之邦，其德乃豊"'馬
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老子》亦如是，｀｀邦＂與｀｀ 豐＂上古均屬東部，當以此爲

是。 可推想 ｀｀邦＂之改爲｀｀國＂，是漢初避劉邦的名諱的結果。
2 利用鈞卿改正訛誤
没有異文可據的誤字或文字誤倒有時也可以據飽胸判斷出

來。 如：
《詩經·大雅·皇矣》：｀｀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與｀｀邦＂不約，必

有誤。 ｀｀比＂當作｀｀ 从"'因 ｀｀从＂與 ｀｀比＂古文字形相近而致訛。 作 ｀｀ 从＂義
亦較勝。 ｀｀邦＂與｀｀从＂押東部飽。

《呂氏春秋·君守》： ｀＇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 ； 大聖無事，而干官盡
能。＂｀｀事、能＂押飽（哈部。｀｀ 能＂有陰、陽兩讀，此讀陰聲鈞），而 ｀｀象＂ 與
｀｀化＂不吁。 比較《莊子·天地》之｀｀無爲萬物化＂，可知 ｀｀象＂當作 ｀｀爲,,'則
｀｀爲＂與 ｀｀ 化＂歌部相押。 古文字形｀｀ 爲＂ 與 ｀｀象＂相似（ ｀｀ 爲＂从爪从象），容
易混淆。 一字之訛，文義相去甚遠。

《莊子·秋水》 ：｀｀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 ； 無東無西，始於玄
冥，反於大通。＂其｀｀北＂與 ｀｀ 測＂押職部，則 ｀｀無東無西＂當作 ｀｀無西無東"'
｀｀東＂與｀｀通＂押東部。

3 利用鈞胭補脱字
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經法·六分》 ：

｀｀主上者執六分以生殺，
以賞口，以必伐。＂＇｀賞＂字後闞 一字。 可補 ｀｀ 罰", 與 ｀｀殺" .._ "伐＂相約，均月
部字。

4 利用齣腳斷句
今本《老子》一章中有一段話， 一般是這樣斷句的 ：

｀｀此兩者同出而
異名，同謂之玄。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另有人認爲當斷作 ：

｀｀此兩者
同，出而異名……＂ 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則作 ：｀｀兩者同出異名同胃
［謂］玄之又玄衆眇［妙］之門"0 當在 ｀｀ 出、玄＂之後點逗號，｀｀胃＂之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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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號（或分號），即讀作：｀｀ 兩者同出，異名同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之所以這樣斷，除了四字一句很整齊外，主要是因爲這裏有約：｀｀出 ＂與
｀｀胃 ＂是物、隊部合約（ ｀｀ 玄 ＂與 ｀｀ 門 ＂原就押文部約）。由此也可肯定今本
《老子》此處有衍文，而不是帛書脱漏。 。

第二節 從中古反切推導現代字音

在古籍整理工作中，有時需要爲古籍中的字注上現代普通話讀音。
這一般可以借助字典和辭典。不過也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情況，譬如有
的僻字査不到，或者査到了，可是字、辭典中的注音不合適，要麼是一字
多音，不知道應取哪一個，或者字、辭典的注音有可疑之處，等等。這時
候，如果能查到古人用反切注的音，或在古代前書、字書中找到對應的
反切，就可以根據反切來推導其現代普通話音。這一節就來簡單地談
談如何進行這種推導。®

矜改改改改改－

確認反切急 反切注音大致上就是取反切上字（以下稱 ｀｀上

：字的地位§
心心心心心正§ 聲調拼成被切字的音。但是，必須避免直接用反

切上、下字現代音的聲、飽、調來進行拼切，因爲現代音與古音在音類上
有時直接對應，有時却是不對應或要拐個彎才對應得上的。例如 ｀｀ 布，
博故切＂，直接取 ｀｀博＂的今音聲母b® 和｀｀故＂的今音鈞母u及去聲調是
可以拼出 ｀｀布"bu的；但碰到 ｀｀ 篆，持充切"'如果照樣辦理，就會得出
ch面n這樣的｀｀怪音＂（普通話音系中不可能出現的音節），而實際上應是
zhuan。拼出｀｀怪音＂倒還能讓人察覺到出了差錯，而有時拼出的音好像
很｀｀ 正常"'却也有可能是錯的。例如 ｀｀ 徒刀切"'似乎可以拼出tao的
音，但實際上應該是｀｀ 陶"tao。這種情況更容易使人不知不覺地出錯。
所以這種想當然的拼切方法是完全不可取的。

正確的方法是先確認反切上、下字的音約地位，再根據其地位來進

® 本節所討論的內容，可參看李葆瑞《應用音鉤學》（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8 年，長春）第

四章。
＠ 可參看殷煥先《反切釋要》（山東人民出版社 1979 年，濟南）。

® 本節對現代普通話音（簡稱
＇＇

今音
＂

）都用漢語拼音方案。

; ·, .. , .. , .. :.: :·. x·· ': ; .. ; ·.: . .  : ;:;;, .;::;

''<

:,: .·.. ' ,;,{'忍； 名｀ ； �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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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推導。具體地説是： 一、確認上字屬中古前期的哪一母，如果對古代
聲母類屬不是很熟悉，最好順手注明其屬九音（唇音、牙音、舌音等）中
的哪一類及其清、濁。一般可以不管其約、調。二、確認下字在中古的
攝、飽、等、呼及聲調。® 聲母可以不管。

如何確認反切上、下字的音約地位，有如下方法：
(1)査閲反切上、下字表。本書附錄二收人《廣約》全部上字，附錄

三收了《廣約》常用的下字（有的音鈞學著作收得更全＠）。
(2) 査閲音飽學工具書或古漢語字、辭典®。
如果遇上一個字在中古有兩個以上的音鈞地位，要判斷它在具體

的反切中用的是哪一個，這就需要考慮別的資料，這裏不討論了。

蝨霨 今音聲母的推導主要依靠上字，但有時也要視下字

｀推 導§ 而定。大致有以下這七種情況（請對照本書附錄二）：
心心� 1 一個中古聲母基本上對應一個今音聲母

以下九個中古聲母可以説没有例外：

影 0(零聲母） 泥娘一—n

來 l 知章 zh 

徹昌一—ch 書-sh

遇到上字是這些中古聲母時，被切字的今音聲母即等於上列對應的今
音聲母。這些聲母的古今對應也並非絶無例外，只是作爲推導音是無
須考慮個別例外的。

以下八個中古聲母有一些例外：

余云 0 例外： r 疑一—-0例外： n

莊 zh 例外： Z 初——-ch 例外： C

生 sh 例外： S 船——sh 例外： ch

® 一般來説，在確認了反切下字的攝和等之後，其在《廣鈞》中具體所屬的飽就常常可
以略去不査，因爲在多數情況下，不同約而同攝同等的字，在後代的發展基本上是相同的。

® 例如林濤《廣約四用手冊》（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1992 年，北京），不過此書有些排印錯
誤。 又李葆嘉（〈廣鈞反切今音手冊》（上海辭書出版社 1997 年）。

® 如《古今字音對照手朋》，其中對所收的每一個字的音飽地位都注得很清楚，其缺點
是收字不移多，且對多音字常常只收一個音。 也可以査《辭源》、《漢語大字典））等，其缺點是只
注聲調、鈞、字母，不注攝和等，優點是收字較全，特別是後者，在別的工具書査不到的字在此
書中多能査到（但此兩書所注的今音有的不正確）。



常 sh例外： ch zh 

余母的例外是
｀｀

容融鋭
＂等；云母是

｀｀榮＂等。

疑母的例外是
｀｀
孽嚙擬虐逆凝牛

＂等。

第四章©

莊組正例讀zh ch sh, 例外讀Z CS, 主要有：莊母
｀｀
輜瘁齲阻則仄鄒

簪
＂
等，初母

｀
｀厠策冊測

＂
等，生母

｀｀
所色搜森

＂ 等。 ® 另有個別莊組反切上

字表現的本就是精組的音，不是例外，參看下文。

船母的例外是
｀｀

唇船乘
＂

等，常母的例外是
｀
｀淙匙垂蜍辰純常成承

讎
＂

等（以上均爲平聲讀ch)及
｀｀
植殖

＂等（人聲讀zh)。

在大多數情況下，應按正例來推導。 需要注意的是，按正例推導

時，如果上字是例外字，不可照其今音聲母來讀被切字。 如
＇｀

洧，榮美

切鳴）應爲wei'而不是ru「；勻加牛肌切
＂

爲yr而非nf;"賤，阻限切
＂爲

zh面而非語n;"算lj'厠列切"爲che而非ce或qi鉅
｀｀

嘎，所嫁切＂爲sha

而非so或xia;"蠟，常演切 ＂爲shan而非chan, 等等。

如果同時符合以下兩個條件，也可以依例外來推導： 一、在中古與

例外字同音或音極近；二、與例外字爲同一 諧聲系列。 例如
｀｀

辰，植鄰

切＂，而
｀｀
宸＂

的反切也一樣，後一字即可定爲chen, 不宜作shen, 更不可

作zhen。 後面談到一個中古聲母對應今音兩個以上聲母時，一般都有

分化條件，但也有一些例外，只要符合上述兩個條件，也可以依例外來

推導今音。 關於依例外字推導，後文還會專門談到。

有一點要提請注意：零聲母字有不帶介音和帶y w yu介音等不同

情況，一律不要把介音當作聲母來看；介音歸約母， 一 般是由下字決定

的。 如影母
｀｀
懓，烏代切"'應爲ai而不是wai;"鄢，於乾切＂ 是yan而不

是yuan;"閼，烏前切＂ 也是yon;"崴，乙乖切＂
則爲wai。 又疑母

｀｀
鷲，五

角切"yue,"嶢，魚爲切"wei;云母
｀｀啦，於往切"wang,"鄆，王運切"yun;

余母
｀｀

蚓，余忍切"y「m等等。

2 全濁聲母A分送氣與不送氣

｀
｀
全濁聲母A"指中古濁塞音和塞擦音，包括並®、群、定、澄、從、崇、

常七母。 這些聲母在後代依聲調的平仄不同而分讀爲送氣和不送氣的

O 崇母在下面
｀｀

全濁 A"部分討論，俟母字少不論，所以這裏的莊組只包括莊、初、生三母。

® 本節所引反切凡不加説明者，均出自澤存堂本《廣約》。

® 此處並母不包括奉母。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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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音卫如下：

並一—平p 仄 b 群

定——平t 仄 d 澄

從 平cq 仄Z 」 崇

平 kq 仄 gj

平ch 仄 zh

平ch 仄 zh 例外： sh 

當上字屬這些聲母時，要看下字的聲調來定被切字的今音聲母，即：下

字爲平聲的，被切字今音聲母讀送氣音(pkqtchc);下字爲上、去、人

聲的，被切字今音聲母讀不送氣音(bg j d zh z)。

由於反切上、下字的聲調不一定相同，所以上字和被切字的今音聲

母也常有不同。 下面是上字爲仄聲而下字爲平聲的例子：｀｀座，薄交切"

爲pao而非boo;"槿，巨巾切＂爲qin;"骰，度侯切＂爲t6u;"根，直庚切＂

爲cheng; 嗉佾昨禾切＂爲cu6而非zu6;"儈，助庚切＂爲cheng。

下面是上字爲平聲而下字爲仄聲的例子：可甾蒲計切＂爲bi而非

pi;"強，其亮切＂爲jiang而非qiang;"鋍，徒猥切＂爲du1而非tu1;"遺，

除善切＂爲zhan而非chan;节彰慈夜切＂爲」遍而非qie; "t愆鋤佑切"

爲zhou而非chou。

崇母的例外是
｀｀

士仕事＂等，字不多，却常作上字。 遇到以這些字爲

上字時，注意仍當依正例來推導。 如
｀｀

狮，士咸切＂爲ch6n而非sh6n;

｀渭瓦士下切＂爲zha而非sha。®

3 牙喉音分兩組，匣母或讀爲云母

(1) 這裏的牙音指見、溪、群三母，喉音指曉、匣二母。 它們的今音

聲母按鈞母四呼的不同而分成兩組：開口、合口呼（洪音）讀g k比齊

齒、撮口呼（細音）讀」qx。 不過四呼是今音的概念，從下字不一定看得

出來，所以還是要按中古約母來區分，如表4-1(數字表示"X等約", 開

合用中古後期的分法，鍾、魚飽系算合口）。

三四等約合口中讀gkh的部分數量少一些，大致上有：通攝部

分字，止攝全部薑攝絶大部分，陽鈞系平、上、去聲等，這些在今音歸合

口呼。 其餘三、四等約的合口都讀」q x, 包括通攝三等約的多數字，遇、

臻、山、果、梗、曾諸攝的三、四等約合口字，今音爲撮口呼。

® 實際上有個別上聲字同平聲一樣爲送氣音，以平、仄爲分界只是方便的説法。

＠ 其實崇母與船、常母相似，都是一部分字今音讀塞擦音，平ch仄zh, 一部分字讀擦音
sh, 只是崇母讀 sh 的少，船、常母讀 sh 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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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上 字
見 溪 群 曉匣

下 字

一開合，二合，二開（少數），三、四合
g k gk 

（部分）

二開（大部分），三、四開，三、四合（部
」q」

分）

二等約開口讀gkh的更少，只有梗攝牙音
｀｀
庚更耕耿坑鏗格隔客"

等，駭鈞
｀｀
駭楷

＂
等，今音爲開口呼。 其他二等飽開口都是j q x, 今音爲

齊齒呼。

就是説，當上字是上述五母時，須視下字的類屬來確定被切字的今

音聲母。 下面舉些上字與被切字聲母不同的例子。

下字屬二等約開口的：勺色古雙切
＂
爲jiong而非gong或guang;

｀
｀
揭，枯錯切

＂
爲qi缶

｀｀
牧，火斬切"爲x面n而非頎n;"澥，胡買切＂

爲xie

而非hai或hai。

下字屬四等約開口的： u 等，古奚切
＂

爲jT;" {見，苦甸切
＂

爲qian;
｀
｀鋏，胡頰切

＂
爲Xie;"姪，呼刑切＂

爲xing。

下字屬三、四等飽合口的：｀｀珙，居悚切
＂
爲gong而非jiong;"巋，丘

追切
＂
爲kuT;"俇，求往切

＂
爲guang;"陈，許規切

＂
爲huT。

(2) 在《廣前》中，匣母和云母基本上分得很清楚，但中古有的反切

注音這兩母相混，主要是用匣母字切云母音。 注意凡上字爲匣母而下

字爲三等約者，今音當推導爲零聲母。 如《萬象名義》
｀｀
爲，胡媧反"wei'

｀
｀越，胡厥反"yue等。

4 精組分兩組，＂精照（莊）互用
＂

(1)精組同牙喉音一樣，細音讀」q X, 洪音則讀其原本的音zcs。

如下表：

表4-2

上 字

下 字 精 清 從 心 邪

一二開合己這（止攝），三合（部分） z C zc s s 

三開（除止攝），三合（部分），四開合
． 

q 」q X X 

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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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約開口中念zcs的是止攝｀｀ 資次思 ＂等，今音開口呼；三等

約合口中念zcs的是通攝大部分字，止攝全部，蟹攝（實際上僅祭

約有精組），今音合口呼。 其他三等約字都念」q x, 今音齊齒或撮

口呼。

推導精組今音的重點是區分止攝與蟹攝三四等開口字，如止攝：

"7資，即夷切＂ 爲z「而非」T;"哉，七吏切 ＂ 爲Cl而非q,;"此，疾移切＂ 爲

er而非qi;"�軒息利切＂ 爲SI而非XI;"汜，詳里切＂亦爲SI而非XI。 蟹

攝：，標，子例切＂ 爲j1;"瘠，在詣切 ＂亦爲j1;"些，蘇計切"(語辭）爲XI'

等等。

(2)中古反切中有時用精組上字來切莊組的音，或反過來用莊組上

字切精組音，舊時談等前的 ｀｀ 門法 ＂ 稱之爲｀｀ 精照互用"'又稱 ｀｀ 精照類

隔,,立由於精組見於一、三、四等約，莊組見於二、三等飽，所以凡上字

爲精組而下字爲二等約者，被切字應讀莊組，上字爲莊組字而下字爲一

等約者，被切字應讀精組。 ® 例如： ｀｀覧，子鑒切＂爲zhan而非zan;"鯽，

仕垢切＂爲 ZOU 而非zhou。

另外，《廣飽》中有一 些上字 應爲 ｀｀ 士 ＂ 而錯爲 ｀｀七 ＂ 的，多爲古

代鈔手或刻工致誤，如澤存堂本卦約 ｀｀ 瘞，七懈切 ＂ 實應爲 ｀｀士懈

切"'今音爲zhai而非cai。 也有反過來的，如軫約 ｀｀ 符，士忍切 ＂ 實

應爲 ｀｀七忍切"'是q「n而非zhen。 這很像精照互用而實際上並

不是。

s "輕重交互＂ ：唇音分兩組

中古前期唇音只是一組，所以《切約》系約書輕重唇不分，後代則分

開，等約門法稱爲｀｀輕重交互＂。 具體地説，遇唇音上字，凡下字屬 ＇｀ 東三、
鍾、微、廢、虞、文、元、陽、尤、凡＂這十個昀系的，被切字歸輕唇音非、敷、
奉、微母，凡這十鈞系以外的，歸重唇音幫、滂、並、明母。 但有兩處例
外：東三和尤鈞系的唇鼻音 ｀｀夢目、謀牟 ＂ 等是明母而不是微母。 如
下表：

CD "照
＂

指照組，但此門法實際上只涉及照組中的莊組，不涉及章組。

＠ 理論上還可有上字爲莊組、下字爲四等飽的，但早期反切没有這種情況。 如果是中

古後期以後才出現的此類反切，則又因中古後期三、四等約合流，應把四等約下字視同三等約

下字，仍當切爲莊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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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一 上 字
幫［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下 字
一－－

非輕唇鈞 b p bp 

東三、尤
f 

其餘輕唇鈞 O(w) 

下面是上字輕唇而被切字重唇的例子： ｀｀薔，方美切＂爲b「而非fei;
｀｀玢，府巾切＂爲bTn;"磅，撫庚切＂爲peng而非feng;"蝙，芳連切＂爲
pion;"佖，房密切＂爲bi;"漯，符霄切＂爲pi6o;"'閾亡果切＂爲mo而非
WO;", 「農武冝切＂爲meng而非w節g。 上字重唇而被切字輕唇的例子
較少，如：｀｀蚡，匹問切＂爲fen而非pen等。

6 "端知類隔 ＂ ：端組或讀爲知組
端、透、定母今音讀d t, 不成問題。 不過中古前期有一些反切是端

組上字而切出知組字音的，等約門法稱爲 ｀｀類隔 ＂ 或 ｀｀端知類隔 ＂。 在絶
大多數情況下，端組只見於一、四等約；除了至約的｀｀地，徒四切 ＂外，二、 � 
三等約基本上没有端組字。所以遇到上字爲端組而下字屬二、三等飽
者，一 般應切爲知組 音，即今音作zh ch。 例如： 叮舂，都江切＂ 爲
zhuang:"詝，丁呂切＂爲zhu;"願，他怪切＂爲chuai;"亻甚，徒減切＂ 爲
zhan而非don,等等。

7 日母的分化
H母今音主要讀r, 只有止攝開口 ｀｀ 兒而耳二＂等變零聲母。 就是

説，上字爲日母，逢下字爲止攝開口者推導爲零聲母，如： ｀｀ 鏑，如之切＂

er;"亻用仍吏切"er等。 反過來，上字爲止攝開口H母字，須切出r聲
母，如：｀｀璵，而緣切"ru6n;"稍，而瑞切"rui等。

鈞母的推導比較複雜。 下面先爲各類中古鈞母定
1PJ tt; � 

的推導� "基本對應＂，再才
心心� 發生的變化，然後逐攝講一下其各自的一些特殊變化，

最後談談某些反切用字對介音推導的影響。 這裏所説的 ｀｀ 變化＂，有
的並不一定是語音史上真的曾經發生過的演變，只是爲推導今音而
設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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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對鷹＂

下面以攝爲單位列出中古各類鈞母與今音齣母之間最基本的對應

關係（可參看本書附錄三）。 數字表示"X等約" ; 凡同一攝中有開、合口

之別而同時又有唇音的，均注明唇音屬開或屬合，有時還把輕、重唇分

開注（這裏所注唇音的歸屬不代表中古音的實際情況，只是爲方便説明

推導條例而定的，所以跟本書附錄三有出人）；今音用漢語拼音方案，其

中用 o 涵括 o 和 uo(逢唇音聲母爲 o, 其他聲母爲 uo); 斜枉後是人聲。

通－ ong呵u 通三 iong/U 

止開重唇
．

止合輕唇
．

I ue1 

遇－ u 遇三 Li 

蟹－開
．

蟹－合唇
．

01 ue1 

蟹二開唇
．

蟹二合
．

01 UOI 

蟹三四開重唇
．

蟹三四合輕唇
． 

I ue1 

臻－開 en/e 臻－合 ue吖U

臻三開 in/i 臻三合 Un丨U

山－二開唇三輕唇 an困 山－二合 uan/o 

山三四開重唇 ian/ie 山三四合 Lian/Lie 

效－二 效三四
． 

00 100 

果－開合 果三開
． 

。 10 

果＝＾一口 Lie 假二開唇 a 

假二合 假三
． 

ua [€ 

宕江－二開唇 ang/o 右
「

一合 uang/o 

石
占

三開 iang/Ue 宕三合唇 uang丨Lie

曾梗－二開 eng/e 曾梗－二合唇 ong/o 

曾梗三四開唇 ing/i 曾梗三四合 iong/U 

深 in/i 咸－二 an/a 

咸三四 ian/ie 

2 幾類聲母對鈞母的影響

下面列出三類對的母影響特別大的聲母： 一是捲舌音，這是指對應

CD ong飽毋爲零聲母時，寫作weng,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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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今音讀爲捲舌的聲母，包括中古莊、章、知組（不含娘母）和日母；二是

唇音；三是牙喉音（這是專門針對二等約開口而言的）。 這裏的箭頭表

示從 ｀｀ 基本對應 ＂ 出發作進一步推導的過程，而不是指語音的發展。
(1)逢捲舌聲母，細音一律變洪音，即齊齒呼變開口呼、撮口呼變合

口呼。 具體情況如下：

通
． 

右～ iang >ang<D 1ong•ong 

梗曾
． 

臻
． ．． 

1ng•eng 1n ,. en un ,.uen 

山
． uan•uan 1an ,. an 

止蟹臻梗曾深 i >-i® 遇通臻 u ,. u 

假山咸
． 

山宕
．． 1e ,.e ue ,. uo 

效
． 

流100•ao IOU >QU 

例如：｀｀蹭，丑凶切"chong;"萇，直良切''ch6ng;"胜，所敬切"s菡ng

而非x1ng(注意此例上字雖不捲舌，但其所屬的生母對應於今音爲捲舌

音）； ｀｀ 紕，初覲切"chen;"賄，式允切"chun;"饋，諸延切"zhon;"獴，丑緣

切"chuon;"慣，陟利切"zh1;"鴒，傷魚切"shO;"設，識列切"sh鉅 ｀｀ 焯，昌

約切"chuo;"紹，止逼切"zhoo;"�集尺救切"chou。

需要注意，發生上述變化的捲舌聲母字今音爲洪音，而當它們作非

捲舌聲母字的下字時，仍表示細音。 如： "�G'斯甚切＂爲 X「n而非sen;
｀｀褸，力朱切＂爲lu而非lu, 等等。

(2)逢唇音聲母（微母除外），合口、撮口呼變開口呼，但單飽母的u

和U除外。 具體情況如下：

通梗曾

臻

ong iong®---+eng 宕 uang---+ang

uen Un___.en 山 uan___..,an

止蟹 uei---.ei 

例如：｀｀鬃，薄紅切"peng;"封，方用切,, 伶ng;"昉，分阿切,, '\ "男，妃

兩切＂都是伯ng;"4 犀 博昆切"ben;"玢，扶問切,, 伶n;"甌，普官切"pan;
｀｀鑌，浮鬼切"伶i。

逢微母是合口呼不變，而其他呼一律變合口呼，如 ｀｀轆，文兩切"

® 有一部分iang--.uang, 見下文。

® -i指 [i] 朐母。 止攝日母則變 er, 見下文。
® ong爲合口呼，iong爲撮口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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蟑ng;" 找，亡運切 "wen;"輓，無遠切"w如。

單鈞母的u不變；但鈞母U(遇、臻攝）則變爲u,如
＇｀

篤，方矩切"tu;
｀

｀螯，亡遇切"wu 等。

注意：如果這些唇音字作別的聲母字的下字，一般仍要看作是表示

原來的前母，如
｀｀

輝，王問切＂爲 yun 而非 w節。

(3)二等鈞開口逢牙喉音變齊齒呼（少數作撮口呼），如下：

江 ang--➔iang/o---.ue 蟹 ai--➔ieffi

山咸 an--➔ ian/a-.ia 效 ao---.iao® 

梗喉 eng---.ing@ 麻 a-+-ia 

例如：｀｀荘，古雙切
＂爲j iong;"愨，苦角切＂爲 que;"阶，古拜切

＂

爲」海而

非 gai;"酐，五板切＂爲y面而非 wan;"*兼，胡讒切 ＂爲 xi6n 而非 h6n;

灊，恪八切 ＂爲 qia 而非 ka;"號，胡茅切 ＂爲 xi6o而非 h6o;"蓉，何梗

切 ＂爲 x1ng 而非嗨ng;"檟，古走切＂爲jia 等。 可與上文
｀

｀牙喉音聲母分

兩組"(176—177 頁）的內容相參看。

注意：當這些字作其他聲母字的下字時，仍須看作是表示開口呼飽

母，如
｀｀

煽，方間切＂

爲 ban 而非 bian; "颺，武幸切 ＂

爲 m節g 而非

m「ng 等。

3 各攝的特殊變化

這是指除上述受聲母影響的變化之外的變化。 凡用箭頭表示的都

是規則的變化，可作爲推導的依據；只用文字説明的，可作推導的參考。

没有特殊變化的遇、效、假、深諸攝不再談到。

♦ 通攝 精組、來母 i ong---. ong, 如
｀｀

痰，子用切 "zong;"矓，良用

切"long。 部分見組字也有此變化，如
｀｀

弓共恭供恐
＂

等，參看上文｀
｀

牙喉

音聲母分兩組" 0

精組、來母 u---.u'如
｀｀

起，即玉切＂爲zu而非ju;"錄，力玉切＂爲lu

而非 lu氮此外，三等前人聲有部分字讀 iou( 捲舌聲母變 OU), 如｀｀六

粥"0 "六 ＂

常作下字，注意此時被切字仍當作U 或u 飽母。

® 存在例外：有的字仍作ai,如｀｀駭矮隘 ＂等；有的變ia,如＇｀佳崖＂等。
＠ 存在例外：有的字仍作ao, 如 ｀｀拗 "0

® 梗攝的變化限於喉音，牙音不變，如"庚坑隔客 ＂ 等。 喉音中也有不變的，如｀｀衡亨＂
等。 人聲中連喉音也不變，如 ＇｀ 赫覈 ＂等。

® 也有個別不變的，如＇｀ 續緑 ＂ 。



．止攝 精組 i---+-iCD, 此須與蟹攝三四等飽精組字相區別，參看上

文 ｀｀精組聲母分兩組" 0 日母 i---+er, 亦參看上文" l3母的分化"。

莊組 uei___.ua i , 如 ｀｀敲，初委切 ＂爲 ch頃i 而非 chu「; ｀｀根，所追切 ＂爲

shuoi 而非 shuTC 章、知組則不變，如 ｀｀追垂＂等）。 來母 uei---+ei, 如 ｀｀ 蓽，

力軌切"lei 。

部分重唇音讀爲 ei, 如 ＇｀悲卑被備眉美寐＂等。

♦ 蟹攝 來母 uei---+ei, 如 ＇｀纍，魯回切 "lei。 三四等約少數重唇音

讀爲 ei, 如 ｀｀袂" 0 這兩條與止攝相若。

部分二等飽合口字讀 ua, 如 ｀｀蛙媧畫話＂等。

♦ 臻攝 來母 Un---+uen。 三等合口｀｀筠均＂等讀 Un 鈞母，而來母字
｀｀淪＂讀 lun 、"掄＂讀 lun 。

唇音 u---+o。 人聲一等合口其他聲母字 ｀｀ 骨忽卒突 ＂等讀 u 飽母，而
唇音字｀｀勃没（淹～） ＂爲0約母。

♦ 山攝 一等約開口人聲牙喉音 a---+e, 如 ｀｀ 鞨，古達切 ＂爲 ge 而非

gac但二等約牙喉音是 ia, 已如前述）。
來母 uan---+uan, 如 ｀｀ 讎，呂員切"luan®。 有的余母合口字讀爲 ion,

如｀｀沿充" 0

♦ 咸攝 輕唇音 ion---+(w) an(括號表示微母爲合口呼），如 ｀｀飄，符
咸切 ®"fan;" 菱，亡劍切 "wan。

人聲輕唇音（無微母） ie---+a 。 三四等牙喉音和精組 ｀｀劫接＂等讀 ie

鈞母，而輕唇音｀｀法乏＂等讀a鈞母。
一等飽開口人聲牙喉音 a---+e, 如 ｀｀溢，口答切 ＂爲區而非 ko;" 嗌，

胡臘切＂爲 he 而非 ha 。 咸攝的變化跟山攝是一致的。
♦ 果攝 開口牙喉音 o---+e, 如 ｀｀菁，古我切 ＂爲 ge 而非 guo©。 合

口牙喉音的一部分也有這種變化，如 ｀｀戈科訛和顆課＂等，但讀 uo 的還
是較多，如｀｀果過卧倭火禍貨 ＂等。

♦ 宕攝 人聲開口牙喉音 o---+e, 如 ＇， 格，古落切 ＂ 爲 ge 而非 gu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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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此處-i指[1]飽母。

® 有的字變 ion, 如 ＇｀戀＂。
® 此反切在凡鈞，而下字爲咸齣字，有誤。《廣約》中這類失誤偶可見到，當以其所在的

鈞爲準。
® 個別讀uo, 如"我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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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口作 uo, 如 ｀｀
郭霍 ＂等。 此與果攝的變化相平行。

莊組 iang-+ uang, 如 ｀｀ 亻爽初兩切＂爲 Chuang 而非 ch如g; "i壯側亮

切＂爲 zhuang 而非 zhang(章、知組則變 ang, 如 ｀｀掌上張丈＂等）。

有的開口人聲字讀 ao iao, 如＇｀烙郝藥削胸＂等。

♦ 江攝 捲舌音 ang--.uang, 如 ｀｀ 稷，楚江切 ＂ 爲 chuang 而非

chong;"罈直絳切 ＂爲 zhuang 而非 zhang 。 此與宕攝三等約情況相似

而不限於莊組。

有的人聲字讀 ao iao, 如
｀｀
雹角藥＂等。 此亦與宕攝同。

♦ 梗攝 有的二等約開口人聲字讀 ai, 如
｀
｀百白拍麥詠摘宅＂等。

部分三等約合口讀 ing 和 i(人聲），如｀｀傾頃營縈,, """役＂ 等。

♦ 曾攝 有的開口人聲字讀ei, 如｀｀北黑賊＂等。

♦ 流攝 唇音 ou iou-+u, 如 ｀｀ 瓿，蒲口切"bu;'博母，莫厚切"mu;
｀｀
袍，縛謀切"tu;"福，敷救切"tu立

儘管有上面這些説明，但實際上並未能包容古今飽母的全部對應，

例外還是相當多。 不過，在一般情況下，不必考慮例外現象，按前面所

説的規則去推導就可以了。 關於例外字，後面還會專門説一説。

4 反切用字與介音

一般來説，介音由下字決定。 不過，除了推導今音時聲母影響介音

的情況外，也有少數反切本來就是由上字決定介音的，例如
｀｀ 爲，薳支

切 ＂，下字開口，上字合口，被切字爲合口。

對介音影響最大的是用唇音字作下字。 中古唇音字没有開合之

別，也就是説没有開口與合口的對立，在大多數情況下可以歸到開口

中；但由於唇音聲母的影響，在聲母和飽腹之間會出現一種類似w的音

色，所以唇音字常像是有* -w-介音，又像是没有。 於是人們在造反切

時，有時拿唇音字作開口字的下字，有時拿來作合口字的下字，形成混

亂的局面。 例如同一個 ｀｀板＂字，既可作開口下字，如｀｀赧，奴板切 ＂ 、｀｀滑，

數板切" , 也可作合口下字，如＇｀綰，烏板切"'"院，户板切"0 有時同聲母

開合對立的小約都用同一個唇音字作下字的，如（前開後合）：

解，佳買切： J, 乖買切

黠，胡八切：滑，户八切

® 明母字有例外：或讀 OU, 如
＇｀

謀某牟
＂

等；或讀 iou, 如
＇｀

謬繆";或讀 ao, 如｀｀矛茂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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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對例子還能從上字看出開合的不同來，其他的則不能，而且有
的還是反切上、下字都完全相同的。對這樣的反切，要辨別開口或合
口，無法靠反切本身，只能看其他資料，如約圖、今音、諧聲偏旁、其他約
書的反切等等。所以碰到以唇音爲下字的反切，在定其被切字的開合
時，應比較謹慎。

:的推導§ 上字也大有關係。聲調的推導大致有如下規則：
心心� 1 平分陰陽

中古的平聲發展到現代，分爲陰平和陽平，分化的條件是：古清聲
母（含全清與次清）字今音讀陰平，古濁聲母（含全濁與次濁）字讀陽平。
當下字爲平聲時，要視上字聲母的清濁來定被切字今音的聲調。

上字是清聲母，被切字讀陰平。如｀｀鶇，德紅切＂爲dong;'灌免去其
切＂爲qT而非qf;"趺，甫無切"爲fO而非tu;"5月，烏玄切＂爲yuan而非

yuan;'淯崖初牙切＂爲cha而非cha, 等等。
上字是濁聲母，被切字讀陽平。如 ＇淯趴徒兼切＂爲ti6n而非tion;

｀｀卣，以周切＂爲y6u而非you;"j肌胡歌切＂爲he而非he;"圻，語斤切"
爲yfn而非yTn;"漱，昨哉切＂爲cai, 等等。

2 全濁上聲變去聲
除了個別的例外，中古全濁聲母的上聲字今音都讀去聲。所以逢

下字爲上聲，上字爲全濁聲母時，被切字推導爲去聲。如："1斛渠綺切"
爲j1而非」T;"蜴，徒朗切＂ 爲dang而非函ng;"瀘，慈忍切＂爲j1n而非
j「n;"棓，侯古切＂爲hu而非hu;"j軒扶晚切＂爲fan而非fan, 等等。

這裏所説的｀｀全濁聲母＂，是中古後期的概念，即不包括云母。云母
在中古後期屬次濁，其上聲字不變去聲。

有一點必須注意：全濁上聲字的今音雖然讀去聲，但在反切中作下
字時，如果上字是清聲母字，被切字今音應爲上聲。如：｀｀隸，多動切＂ 爲

dong而非dong;"梏，苦浩切＂爲kao而非kao, 等等。
3 入聲分歸四聲
今音無人聲，中古人聲字分別歸到陰平、陽平、上聲、去聲中。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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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全濁聲母人聲字今音大多數讀陽平。 所以在一般情況下，下字

爲人聲而上字爲全濁聲母者，被切字可推導爲陽平。 如：｀｀騙，渠玉切,,ju; 

的族，秦悉切"jf;'犧，蒲八切"b6;"劇，徒落切"du6;"亻舌，户括切"hu6, 等等。

這裏的全濁聲母也不包括云母。

有一些全濁人聲字今音讀別的聲調，其中以讀去聲者稍多，如（小

字爲所屬中古聲母，下同） ｀｀續邪秩術澄獲或匣特定涉常劇群愎並 ＂等，還有

讀陰平的，如｀｀ 突定屐群淑常夕邪＂等，個別讀上聲，如｀｀蜀屬常＂等。

(2) 次濁聲母（包括云母）人聲字今音大多數讀去聲。 下字爲人聲

而上字爲次濁聲母者，一般可推導爲去聲。 如：｀｀鴿，余蜀切"yu;"宓，美

筆切"m1;"沏，文弗切"wu;"蛆，王伐切"yue;"輈，奴荅切"na, 等等。

讀其他聲調的不多，如上聲｀｀辱討哥來＂等，陰平 ｀｀捏泥拉采＼陽平 ｀｀

額

疑＂等。

(3)清聲母人聲字的變化不很規則。 據統計，大致情況是這樣CD
a. 次清（送氣塞音、塞擦音）和全清B(擦音）讀去聲的最多，在各母

中占 50%多（書母）到 100%(徹母）不等，還有一部分讀陰平，讀陽平和

上聲的很少。 如讀去聲者：｀｀酷闞恪泣怯溪踏忒榻透黜敕徹僻霹魄滂觸掣

叱昌策測初促鵲妾清設爍釋攝書朔色霎生速肅屑卹心旭蓄赫霍曉蝮縛氪'

等；讀陰平者：｀｀哭曲（彎～）屈缺溪禿託透拍滂出昌插初七撮切清叔失説書刷

殺生削息錫心黑瞎吸紀等；讀陽平者：｀｀ 識書脇曉拂敷＂ 等；讀上聲者：｀｀曲

（歌～）乞溪鐵透瞥匹滂尺昌雪心＂等。

例外的是非母多不讀去聲，而讀陽平稍多（占 50%), 如 ｀｀ 福弗 ＂ 等，

也有其他聲調，如｀｀

發髮法＂ ，其情況有點像全清A。

b. 全清A(不送氣塞音、塞擦音）以讀陽平較多，在各母中占 50%

多（見母）到 80%多（章母）不等，接下來是陰平，讀去聲和上聲的很少。

如讀陽平者：｀｀菊結國急隔見燭灼職執章竹哲知節則足即精茁責莊德答冨'

等；讀陰平者：｀｀郭夾見捉隻章摘知積接精掇端＂等；讀去聲者： ｀

｀括梏見質章

窒知作精＂等；讀上聲者：｀｀骨見貶莊篤端＂等。

不過影、幫兩母的情況却接近次清和全清B, 以讀去聲爲多（影母

約占 70%, 幫母近 50%), 其次是陰平，讀陽平和上聲的很少。 如去聲：

O 參看白滌洲《北.:音人聲演變考》（載女子師範大學《學術季刊》第 2 卷第 2 期， 1931 年，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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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惡益邑憶遏影必壁迫槳幫 ＂ 等；陰平：｀｀ 一屋鴨影剝八愍幫 ＂ 等；陽平：

｀｀博伯幫＂等；上聲：｀｀ 乙県2北百幫＂等。
一字多調的情況很多，如上列的 ＇｀ 曲 ＂字，又 ｀｀ 葛 ＂一般是陽平，作姓

時讀上聲，｀｀帖＂ 字竟有陰平、上聲、去聲三調。由此亦可見近代人聲調

值分化之劇烈。
在各類中占比例最大的今音聲調，可作爲推導時的主要參考。

但由於例外太多，所以許多時候只能逐個處理。處理的 原則是以中

古同音字中的常用字來作參照。例如｀｀珌，卑吉切"'在《廣約》與之

同一個小約中有常用字｀｀ 必畢'', 而且 ｀｀ 珌 ＂的聲符是 ｀｀ 必"'於是可以
定 ｀｀ 珌 ＂今音爲b1。這種用常用字來推導非常用字的方法，後面還要
談到。

恋或改改或0

钅今音推導中悶 1 必須以反切上、下字的中古類屬爲依據

：的幾點事項5 這一點前面已經講過，這裏再強調一下。確認反
心心心心尹誤 切上、下字的音約地位是從反切推導今音的基礎，因

爲｀｀按反切上、下字推導今音＂指的是按反切上、下字的中古類屬來推導，
而不是按具體的反切上、下字的今音來推導。這是一個必須弄清楚並牢
記的原則。例如 ｀｀然 ＂ 的今音鈞母是 an, 但作爲山攝三等約字，它作下字
時却是對應 ion 的；再如生母語鈞｀｀所＂字雖讀 suo, 但它作上字只代表 sh,

作下字只代表U。當然，有時從今音也可以大概推知中古的類屬。例如
今音爲 Uan 約母的，都是山攝三四等約合口， ion 鈞母大多是山、咸攝開口
三四等鈞或二等約牙喉音，捲舌的 an 則是山、咸攝開口二等或三等前，等
等。但如非確有把握，仍應査清楚才好進行推導。常能見到有些古籍整
理專著的注音有誤，甚至有些古漢語字、辭典在注音上也有錯誤，多是未
能先確鑿認定上、下字的地位就匆忙進行推導造成的。

把上字的中古聲母、下字的中古飽母和聲調都査閲清楚之後，照上
面所説的按部就班地推導，只要不恰好碰上例外的字音，就能得出正確
的今音來。

2 用同音字推導
｀｀小約 ＂就是中古鈎書中的同音字組，每個小約都有一個反切。如

果把例外情況暫時撇開，可以爲《廣約》的每一個小約都根據前述的規
則推導出一個今音，而同一小約中的每個字的今音都相同。換言之，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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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導出一個字的今音，就等於把與之同在一個小約中的其他字的今

音也 同時推導出來了®。

這就很自然地可以有另一種推導方式，即用同音字推導。 由於常

用字的常用音是人所共知、不必推導的，又由於假設古代同 音字的今音

也都相同，所以就可以憑常用字的音來推導同一小約的非常用字的音，

而不必麻煩按規則一步步來推導。 如果推導規則不能很確定（例如清

人聲字的今音聲調問題），用同音字推導就更見必要。 其實，規則本身

也是依據常用字音歸納出來的；如果 常用字不是例外，它的音與根據規

則推導出來的音應是一致的。

看到一個反切，如何判斷其同音字中有没有常用字呢？先査明其上、

下字的類屬，從而確定這個反切的音約地位，再到《廣約》中査到這個反切

或與之地位相同的反切，其同音字就一目了然了。 不過査《廣約》是件很

費神的事，最好能利用某些工具書®。

3 關於例外

如果没有例外，按圖索驥般推導，並不是件難事。 然而例外總是有

的， 而且例外字中除了少數地名專用字外，還有些是常用字。 例外字作

反切上、下字的處理，前已述及；至於當一個小約中的 常用字是例外字

時，該如何推導這小約中非常用字的今音，前面在聲母的推導部分也談

過，這裏再稍爲説一説。

(1) 非常用字也按常用字一樣讀例外音。 如 ｀｀ 臉，力減切 ＂爲咸

攝二等，照規則當音l面，但｀｀臉"音頎n, 小約中另一個字是｀｀ 瞼"'也

推導爲頎n。 又如 ｀｀於佳切 ＂本當推導爲ai, 但常用字爲｀｀ 娃挂哇"'

其非常用字 ｀｀ 欸晓 ＂ 亦從而讀WO。 第一例聲符相同 ，且存在聲符相

同、今 音近同的｀｀ 斂殮 ＂ 等字；第二例中的非常用字一個同聲符，另一

個所從得聲不明。 中古到今音的演變跟上古諧聲系統本來没有關

係，但由於遵諧聲偏旁讀字是一種很自然的習慣，所以偏旁對字音

有類化作用。

® 可參看周祖謨（（〈廣鈞〉四聲飽字今音表》（中華書局 1980 華北京）。 只要知道一個反切

的音鈞地位，就能從此表上相應的地方査到它的今音；即使不是《廣鈞》的反切，只要找到它表

示的音約地位，也照樣可査今音。 如唐代的鈞書《刊謬補缺切約》裏有一個反切是
｀｀

虞隆反",

爲東鈞三等昌母，等於《廣飽》的
＇｀

昌終切"'從表上這個地位上可査到今音chong。

® 林濤《廣約四用手朋》
｀｀

小鈞反切音約地位及今讀
＂

中列有各小飽的常用字及其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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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小約中有不止一個常用字，而讀音 不同 ，且都不合規則，非常

用字可以分別跟從。 例如 ｀｀ 餘封切＂ 本當推導爲y6ng, 其中常用字有
｀｀容蓉＂等讀r6ng,"庸傭＂等讀yang, 則非常用字 ｀｀亻容榕璿榕＂等可從前

者，｀｀瀋搪鏞＂等可從後者。
(2) 非常用字不跟常用字的讀音，而是照規則推導。 例如｀｀薄蟹切"

的｀｀ 罷 ＂讀ba, 但同小約的｀｀ 蠅燭勵 ＂等仍按規則推導爲bai。 此例中非

常用字雖然跟｀｀ 罷 ＂有諧聲關係，但這些字跟 ｀｀擺襬"bai也有諧聲關係。
又如 ｀｀ 則卧切＂有 ｀｀挫"cue, 但非常用字 ｀｀ 爰亻坐＂等讀zuo。

(3) 常用字不止一個，而讀音不同，有的合規則，有的不合，非常

用字一般從合規則者。 如 ｀｀ 貲絢切＂ 這個反切下的 常用字有 ｀｀ 縣"

xian和 ｀｀ 眩炫"xuan, 其他字｀｀ 玹眩昫 ＂ 等均從後者； ｀｀ 武庚切＂ 有 ｀｀盲"

m6ng和｀｀ 贏（虻） "meng, 其他字 ｀｀鄲矚酆商 ＂ 等從後者； ｀｀ 與專切＂ 下
有 ｀｀ 沿"yon、"鉛"qion、"捐"juan、"鳶"yuan、"緣"yuan等幾個讀音
不同的常用字，以最後 一個合規則，其非常用字 ｀｀櫞蜂鳶 ＂等當從此

字讀。
(4) 一字有文讀、口語音之別者，以文讀音爲正例，口語爲例外。 如

｀｀博陌切＂中｀｀伯柏迫＂等字都有 0和ai鈞母兩讀，前者文讀，後者口語，
此小鈞非常用字當據文讀音推導。

4 注意反切的時代性
本節所列舉的推導規則，適用於早期反切，即漢末以來至中古的反

切。 在使用這些規則來進行推導之前，必須先確認作爲推導對象的反
切是中古及其以前産生的。 對於中古以後産生的反切，這些條例不一
定適用 。 例如，明人王文璧《中州音約》江陽飽的＇＇之霜切"'照中古類屬
來看，是章母宕攝三等鈞，當推導爲zhong。 但實際上這個反切是爲
｀｀莊樁粧裝＂等字注音，今音爲zhuong。 之所以這樣，是因爲到明代，宕
攝莊組字（｀｀ 莊霜＂等字）演變爲uang約母的過程早已發生，而章、莊組
聲母也早已合一 。 此書蕭豪飽裏還有 ｀｀告，岡浩切"'上字是清聲母，下
字是全濁上聲字，似乎當推導爲g如。 但在當時濁上早已變去，王氏是
把｀｀浩＂字當去聲字用的，所以其實是goo。 又如清初的字書《正字通》
寅集子部中注 ｀｀存＂字爲｀｀七門切", 對應於今音cun, 但如按中古反切規
則推導，就成con了。 這是因爲其時全濁音早已清化，所造的反切是由
下字區分平聲的陰陽，而上字 就不別清濁了。 近代的反切情況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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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造反切的原則也不盡相同，需要具體分析，這裏就不談了®。

第三節 辨讀和利用古籍中的注音

言二？ 先秦古籍本來没有注音，漢代早期的經籍研習

釒概 況§ 因以師徒授受、口耳相傳爲主，也不重視在書面上注

心心心�� 音。 一般認爲給古籍注音是從東漢鄭玄 (127—200)

以後才出現的。 當時所謂
｀｀

今文經學
＂

與
｀｀

古文經學
＂

之間的藩籬逐漸泯

滅，各家各派限於各治一經、並且限於師徒相傳的局面被打破，學者們

除師承一家之外，還需要博覽群書，於是書面注釋取代口頭講習成爲治

學的主流，這樣，把本來只是出於口、人於耳的語音轉用文字形式來加

以表達，就成爲必然的趨勢。 開頭的注音是零散的，方法也很粗疏。 不

過很快（就在東漢末年）發明了反切，方法上的這一大進步爲古籍注音

的興盛開闢了道路。 關於反切的發明，現代研究者們有不同説法，或謂

從上古雙聲疊約詞發展而來，或謂受隨佛教一同傳人中國的梵文影響

而成。 應該説，這些有可能是促使反切出現和發展的基礎或契機，不過

從根本上説，反切的産生是當時經學研究注音的緊迫需要的結果。

魏普南北朝 (220一589) 是古籍注音大盛的時候，各種附在古籍原

文後的注釋和對古籍作訓詁的獨立著作大量涌現，其中或多或少都包

含注音的內容，被稱爲
｀｀

音義" 0 其時的學者認爲不明音讀則無法通經

義，所以往往把注音放在首要地位。 古人所用的各種注音方法在這時

期都被用上了。 當時人們不但給先秦典籍注音，也給兩漢的著作注音。
｀｀

音義
＂

之書的集大成之作、陸德明《經典釋文》 (583 年）給這個時期的注

音工作做了一個總結。

頻繁的注音要求對語音的系統了解，這成了早期飽書産生的直接

動因。《切約》 (601 年）中的大多數反切，相信都是自魏普南北朝以來流

O 中古後期的語音已有發展，其時的反切與中古前期也有不同，不過就目前所見的中

古後期反切來看，從推導今音的角度説，則與前期反切基本上是一致的。 還有一樣順便説説：

對用簡化字排印的古籍中的反切，要注意是否有簡化的結果使二字合爲一字，而此二字的古

音不同的情況。 例如
＇｀

於
＂

影母，
｀

｀于
＂

云母，它們作平聲字的上字時，被切字的今音就有陰平、
陽平之別；又如

｀｀

並" (並母）之與
＇｀

并
＂

（幫母），｀｀離＂ （來母）之與
｀｀

窩 ＂

（徹母），｀｀廣" (見母蕩鈞）之

興',"<疑母儼鉤），｀｀適" (書母昔鈞）之興
｀

适" (溪母末鈞）等等，它們如作反切用字，所代表的

音類是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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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下來的。
唐、宋以下，學者們一直都不懈地進行古籍注音工作。 除了給先

秦、漢魏的古籍注音外，還給漢魏人爲先秦典籍做的注釋再加注釋並注
音。 元明清人又給唐宋人的作品注音。 真可謂前赴後繼，層出不窮。

這些注音是古人進行古籍整理的 成果，現代的古籍整理工作有必
要利用這些成果。

2注音方法§ 反切。
***� 1 讀若、直音

｀｀讀若＂就是用一個字音去爲另一個字注音，如"A讀若B"'就是用
B的音來指明A的音。所用的術語除｀｀讀若 ＂外，尚有 ｀｀讀曰"'"讀如 ＂ 、
｀｀讀爲"'"讀與X同＂等，或直作｀｀讀" ; 用以注音的有時是單字，有時爲醒
目或排除一字多音情況的干擾，會列出多音節詞語來（有些是當時常見
書籍中的語句），再指出用其中某字來注音。 例如：

《説文解字》皿部 ｀｀皿＂字下注： ｀｀讀若猛。＂同書士部 ｀｀ 增＂字下注：｀｀讀
與細同。＂

《後漢書》卷一一八 ｀｀ 西域傳": "焉耆、龜玆攻没都護陳睦。＂李賢等
注：｀｀ ｀龜玆 ＇ 讀曰 ｀ 丘慈'。"

《周禮·冬官考工記· 輪人》： ｀｀程圍倍之，六寸。＂鄭玄注：｀｀鄭司農
云：程，蓋枉也，讀如 ｀ 丹桓宮楹 ＇之 ｀ 楹'。" ("丹桓宮楹 ＂句出《春秋·莊
公二十三年》）

《周禮·春官宗伯·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鄭玄注：
｀｀貉讀爲十百之百。＂

《淮南子· 説山訓》： ｀｀人不愛棰之手，而愛己之指。 ＂ 高誘注：｀｀棰讀
《詩》 ｀ 悄悄其栗 ＇ 之 ｀ 悄 ＇ 也。＂（毛傳本《詩經· 秦風· 黃鳥》有 ｀｀ 揣惱
其慄")

早期的讀若不十分嚴格，注音用字固然多是同音字，而不時也用讀
音相近的字（有時指明是 ｀｀讀近" , 見下文 ｀｀譬況 ＂ 例）。 這往往是找不到
同音而易識的字，才不得已用音近字。 後來逐漸精密，注音只用完全同
音的字（這也是由於反切發明後，没有同音字的音可以用反切去表達），
用"A音B"的方式注音，是爲｀｀直音＂ 。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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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嶠夷，曰暘谷。 ＂ 陸德明《經典釋文》卷

三：｀｀嶠音隅。 ……暘音陽。 ＂

《周易· 大過》王弼注：｀｀音相過之過。＂這一例是用＇｀過＂字還注 ｀｀過＂

字，因爲此字多音多義，有平聲、去聲兩音，王注是指明用其中 ｀＇相過＂義

的音（去聲）。

有時直接在需注音的字後加小字，表示小字就是用來注音的字。

如李善注《文選》卷六 《魏都賦》：｀｀ 土無銻題錦。 ＂所注小字等於説 ｀｀銻

音題＂ 。

讀若和直音實質上是一樣的，後期的讀若總是用完全同音的字，實

際上等於直音，比如上面所舉唐人李賢等注 《後漢書》 的例子就是。

2 譬況

這是描述口形、緩急、長短、內外等以説明字音。 例如：

《淮南子·墬形訓》：｀｀ 黑色主腎，其人恋愚。 ＂高誘注： ｀｀ 恋讀人謂戀

然無知之戀也，籠口言乃得。 ＂又：｀｀其地宜黍，多旄犀。＂高誘注：｀｀旄讀近

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 ＂

《呂氏春秋·慎行》：｀｀崔杼之子相與私閹。＂高誘注：｀｀閹讀近鴻，緩

氣言之。＂

《公羊傳·宣公八年》：｀｀《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注：｀｀伐人者

爲客讀 ｀伐 ＇ 長言之濟人語也。 見伐者爲主，讀｀ 伐 ＇短言之，齊人語也。＂

《公羊傳·莊公二十八年》：｀曷`爲或言 ｀ 而 ＇ 或言 ｀ 乃'?"何休注：｀｀言
｀ 乃 ＇者內而深，言 ｀ 而 ＇ 者外而淺。＂

前三例都與｀｀讀若＂ 配合使用。 由於古人在語音知識方面的局限，

注者無法用這類描述恰當地指明字音，讀者也難以確切地了解其中含

義，所以這種方法没被廣泛使用。

3 標四聲

指明讀何聲調。 這用於聲母、飽母都没問題，而是在聲調上有不同

讀法的多音多義字。 如：

《史記》卷一
｀｀ 五帝本紀":"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 ＂ 張守節《史記正

義》严監，上 ｀ 監 ＇ 去聲，下 ｀ 監 ＇ 平聲。 ＂前一｀｀監＂ 爲官署名，當讀去聲，後
一 ｀｀監＂爲動詞，當讀平聲。

李善注《文選》 ｀｀序" : "《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 曰風，二曰賦，三

曰比，四日興去聲，五曰雅，六曰頌。＂ ＇｀ 興＂有平聲、去聲兩讀，此處指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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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聲。 。

4 如字
｀｀如字＂ 亦作 ｀｀ 依字讀"'用於多音多義字，指按其常用義的音去

讀。如：
《荀子·不苟》： ｀｀君子行不貴苟難。＂ 楊倧注：｀｀行，如字。＂此 字常用

義爲｀｀行爲、行動＂的｀｀行＂ ，此處即依此音讀。
《史記》卷三 ｀｀ 殷本紀": "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 ＂ 司馬貞《史

記索隱》： ｀｀九亦依字讀。 ＂

一個字不讀其常用的音，而讀作代表特殊意義的特殊讀音，叫 ｀｀讀
破＂或 ｀｀破讀" 0 如字往往跟讀破相對立，如字意味着不讀破。

5 反切
對於反切，前一節已講得很多，這裏只介紹其具體形式。
最爲常見的是"X X切 ＂。不過最早是作"X X反 ＂ 的，目前所見唐

代及其以前的反切都是如此。例如《經典釋文》的第一個反切是注《周
易》的 ｀｀易＂爲｀｀盈隻反＂ 。大約在唐末才開始出現"X X切"'據説是忌諱
｀｀反,, (造反）字立但後世仍有人沿用早期形式，如宋代朱熹。

"X X翻＂也是忌諱 ｀｀ 反 ＂字而改讀，出現得更遲竺如《資治通鑒》卷
七二： ｀｀令魏延斷後。 ＂南宋胡三省注：｀｀斷音丁管翻。"

又有人作"X X紐,,'不過較少見。
還有一種形式是把 ｀｀反 ＂ 或 ｀｀切＂ 等省略，只寫反切上、下字，這多是

用小字以雙行夾注的形式列在需要注音的字後面。如：
李善注《文選》卷五O"恩倖傳論＂ ：｀｀搆於床第側里之曲。＂所注小字

等於説｀＇第，側里切 ＂。注意：古書竪排，兩個小字則是橫排，右邊的是反
切上字，左邊的是反切下字，不可讀倒了。

鈐如改改改

钅古人注音的？
2幾種形式 3

邙心心心成

這裏介紹幾種常見的注音形式。
♦ 字後注 在原文中用小字直接注在被注音的

字後面。上面在介紹 ｀｀ 直音"'"標四聲＂ 和 ｀｀ 反切＂ 時

CD 舊時的塾師爲了讓學生注意，慣於在多音多義字旁加圈，表示該字在此處讀特殊的音，
稱爲

｀｀

圈發＂

。 由於這些特殊讀法多爲去聲，所以圈發大體上可以説是爲多音字標上的去聲標
記。 這與標四聲相似，故附記於此。＇｀圈發＂後又稱

｀｀

發圈＂

。
® 現見有的唐人著作（如李善《文選》注）也用 0

XX切", 那大抵是後人改動的結果。
® 後代還有人把勺｀ 反切 ＂改稱｀｀翻切 ＂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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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舉過這樣的例子。 這裏再舉一例：房玄齡注《管子》卷十六：
｀

｀淖女教反

乎如在於海。
＂

♦ 句段後注 在原文一句或一段後再集中把要注音的字挑出來加

注。 如：

《十三經注疏》相左傳· 隱公元年》：｀｀莊公痛生，驚姜氏，故名曰

癟生 ＇ 。 遂惡之。＂這一段後有注：｀
｀

寐痛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 O

靄五故反；龘烏路反。 注同。 ＂圓圈前是西普杜預的注，圓圈後是陸德

明的注音。 所謂
｀｀

注同"'是説杜預注文中有關的字也讀相同的音。

《山海經·南山經》：
｀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瞿父之山酮叫 ＂ 小字是郭

璞的注，不是注
｀｀

山＂字，而是注
｀｀

瞿＂字。 這種句段後注不把被注字引出

來，就需要讀者自己來判斷哪一個是被注字。

♦ 摘字注音 連引注音 注音不附在原文之後，而是從原文中把

被注音的字或含有被注音字的詞語摘取出來加注。

現見陸德明《經典釋文》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分散附於原文及前人

的注文之後（用圓圈與前人的注文隔開），如上面所引。 這不是陸書原

貌，而是後人把陸書拆散附人的。 另一種形式是注文自成一書，一般所

説的《經典釋文》即指此，而且這也確實是其書原本的形式。 書中没有

原文，而只有從原文中摘出來的被注音字，是爲
｀｀

摘字注音,,'如卷第三

｀
｀

古文尚書音義上 ＂的
｀｀

堯典第一 ＂ 下有：｀
｀

聰，千公反。 思，息嗣反，又如

字，下同。 著，張慮反"CD'是對僞古文《尚書》的
＇｀

聰明文思
＂

及僞孔安國

傳的
｀｀

言聖德之遠著＂中有關三字的注音。®

不過摘單字往往不易與原文對得上，爲方便讀者，《經典釋文》更多

地是把包含被注字的多字詞語也連帶摘引出來，是爲
｀｀

連引注音＂。 如

《春秋穀梁傳》序：｀｀昔周道衰陵，乾綱絶紐。＇，《經典釋文》卷二二
｀＇

春秋穀

梁音義
＂

注爲：｀｀乾綱，其連反。 絶紐，女久反。 ＂ 除了這種性質的｀
｀

音義,,

專書外，隨文附注有時也會連引注音。

連引注音的一個特點是一般不指明所注的是多字詞語中的哪一個

字，全憑讀者自己判斷。 如上例的
｀｀

其連反＂是注
｀｀

乾＂字，｀｀女久反＂是注

心 原書注文是雙行小字，如：｀｀思鱈贛"'且爲竪排。今爲排印方便改用標點形式，

下同。
＠ 《經典釋文》常拿經典與當時最流行的前人注文一同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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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字。一般來説，這總是不難判斷的。在必要時也會指明，如《論
語·述而》中何晏注有｀｀惡惡一何甚 ＂句，《經典釋文》卷二四 ｀｀論語音義"
相應的注音是： ｀｀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_t"指前一個字，｀｀下＂指後
一個字。又如卷第五 ｀｀ 毛詩音義上 ＂對《詩經·唐風· 蟋蟀》注：｀｀蟋蟀，
上音悉，下所律反。 ＂

♦ 多音並注 一般是一字注一音，但有時也會出現同一字注兩個
以上的音。

這分兩種情況： 一是兩音皆可，如上引 ｀｀思，息嗣反，又如字 ＂就是；
一是羅列各家的不同注音，例如：

《左傳·昭公十三年》：｀｀ 子服漱從。 ＂ 陸德明注：吁秋，子小反。徐音
椒。又子鳥反。 ＂這是先列自己的注音，再列徐邈的注音以供參考。最
後列的又音，到底是徐邈的又音，還是陸德明自己加的又音，不明確。

��� 危

古人注音？
l的目的§

蚜邃恋蟻!)�蝨

點不必詳論。

古人給前代著作注音，大致上有如下目的：
(1)純粹爲表明讀音。這是注音最基本的目

的，特別是對一些不常用的字來説更是這樣。這一

(2) 對多音多義字，在指明它在具體語境中的讀音的同時，實際上

也指明了它在具體語境中的意義，儘管許多時候注釋家並不明言。如
上面所引的｀｀監"'''惡"'都是如此。又如：

《史記》卷七 ｀｀項羽本紀":"以惡食食項王使者。 ＂張守節《史記正義》
對｀｀食食＂注爲： ｀｀上如字，下音寺。 ＂ 前一｀｀食＂讀常用的音，義爲 ｀｀食物 ＂ ；
後一

｀｀食＂ 讀特殊的音，是使動用法，意爲 ｀｀ 給某人吃,,'相當於後來的
｀｀臥＂字。

表示特殊語義的特殊讀音，往往讀爲去聲，此即所謂 ｀｀讀破"'又叫
｀｀破讀"立關於去聲在語義演變中的作用，本書第二章已討論過。

下面再舉兩例説明古代注家如何用注音來説明語義。
《詩經·周南·關雎》：｀｀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對後一句毛亨和鄭

玄有不同解釋，毛解作 ｀｀ 宜爲君子之好匹"'鄭則謂 ｀｀ 能爲君子和好衆妾
之怨者＂。陸德明注： ｀｀好，毛如字，鄭呼報反。＂其實毛、鄭均未提及 ｀｀好"

CD 這個術語還有另一個意思，是指把假借字改讀爲本字。

D 



字的讀音，陸氏的意思是：依毛説 ｀｀好＂當如字讀，若依鄭説則讀去聲。 。

《左傳·隱公元年》：｀｀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 陸德明
注：｀｀施，以豉反，又式智反。 ＂ ＇｀施＂讀前一音是 ｀｀延伸"義，讀後一音是｀｀加

惠,,義。 陸氏的意思是説這句話可有兩種理解： 一是潁考叔之純孝延及
莊公，二是潁考叔以純孝惠及莊公。 兩種理解都通，理解不同讀法也不
同，而不是説兩讀都一樣。 陸氏把｀｀ 以豉反＂擺在前面，説明他較傾向於

第一種理解。
古人所注又音有的是同義又讀，讀哪個音都可以；有的是多音多

義，用不同的音，意思也就不同，如上面所舉例。 對這後一種要特別

留心。
(3) 指出通假。 古代注家有時不明言通假，而用注音的形式來指

出，如：

《史記》卷一 ｀｀五帝本紀": "河濱器皆不苦麻。 ＂ 張守節《史記正義》：

｀｀苦，讀如鹽，音古。 鹽，粗也。 ＂這裏 ｀｀讀如鹽＂是指出 ｀｀麻＂是 ｀｀鹽＂ 的通假

字叭 ｀｀音古＂是純粹的注音。

《周禮·春官宗伯·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果。＂鄭玄注：｀｀果

讀爲裸。＂這是説 ｀｀果＂通假爲 ｀｀ 裸"0 陸德明注：｀｀果音裸，古亂反。 出

注。 泗）｀｀ 出注＂是説這樣的讀法出自鄭玄的注。 ｀｀音裸＂是指出通假（重複

鄭注），反切是純粹的注音。

《漢書》卷一上 ｀｀ 高帝紀" : "因説漢王燒絶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視

項羽無東意。 ＂顔師古注：｀｀如淳曰：視音示。 師古曰： ……《漢書》多以
｀視＇ 爲 ｀ 示''古通用字。 ＂

《荀子·王制篇》：｀｀ 上察於天，下錯於地。 ＂ 楊倧注：｀｀錯，干故反。 ＂

｀｀錯＂字本音人聲，《廣鈞》倉各切。 楊注實際上是指出 ｀｀ 錯 ＂爲 ｀｀ 措"的

通假。
(4) 指出誤字或異文。 這比較特別，例如：

《禮記·學記》： ｀｀ 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 鄭玄注： ｀｀ 術當爲遂，聲

® 鄭玄本人未用過反切。 陸德明每言,,鄭XX反"'都是按鄭注的意思代鄭氏注音。 有

人根據陸書，以爲鄭玄已用反切，是一個誤解。

® 清人段玉裁在《説文》
｀｀

讀
＂

字下加注，説古書訓釋中的
｀｀

讀如、讀若
＂

是純粹的注音，

｀｀讀爲、讀日
＂

是指出假借。 其實並不存在這種嚴格的區分。

® 此據《經典釋文》卷第J\."周禮音義上
＂

。《十三經注疏》本《周禮》的陸德明釋音在反

切前衍一
＇｀

又
＂

字，當是後人没弄懂陸氏的意思而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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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誤也。＂ 陸德明注：｀｀術音遂，出注。 ＂陸氏實際上是在複述鄭氏注。

《公羊傳·桓公六年》： ｀｀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 陸德明注：｀｀嚴

公，音莊。本亦作莊。案後漢諱莊，改爲嚴。 ＂東漢人爲避漢明帝劉莊的

諱，改｀｀莊公＂爲｀｀ 嚴公" 0 陸氏所用的底本是作｀｀ 嚴公＂的，他的注是指出

異文及其緣由，而不是説｀｀嚴＂字真的有 ｀｀莊＂的音。
(5)表示"Jl十 (xie) 音"。"llf"同｀｀協"'意思是押約。"ll十音＂也作 ｀｀協

音＂或 ｀｀協句 ＂ ，指爲押飽而改變字音。中古及其以後有的學者覺得上古

有些詩歌的約脾不和諧，又認爲這些詩歌是應該押飽的，於是把某些鈞

朐字改讀成別的音，以求押得上約。例如：
《詩經·祁風·燕燕》：｀｀燕燕於飛，上下其音。之子於歸，遠送於

南。＂ 陸德明注： ｀｀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 ＂

中古 ｀｀南＂與 ｀｀音＂飽母不同（《切飽》｀｀南＂在覃飽，｀｀音＂在侵約），有的
學者就認爲｀｀南＂字當改讀爲 ｀｀ 乃林反"'與 ｀｀音＂ 字押飽才和諧。這種觀
點到後來很有市場，尤其是在南宋朱熹的《詩集傳》、《楚辭集注》中達到
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其書中注"ntx x" 的地方俯拾皆是。如《詩經·小
雅·彤弓》：｀｀ 彤弓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

朝右之。＂朱熹於 ｀｀ 載 ＂下注｀｀卟子利反"'"喜 ＂ 下注 ｀｀ 吐去聲"'"右 ＂下注
｀｀音又，llt於記反" 0 這是把 ｀｀載右 ＂ 二字的約母改成與 ｀｀喜 ＂字一樣，而
｀｀喜＂的聲調又向這二字看齊，在朱氏看來，這樣押起鈞來就順口了。由
於朱氏是著名的理學家，所以他這種做法在以前影響很大。

其實上古 ｀｀南音＂二字都在侵部，｀｀載喜右＂都在之部，互相押鈞是很
自然的。到了中古，語音變化了，這樣的押約才顯得不和諧。主張改讀
以吐鈞，是不懂得語音會發生變化、古今語音不相同的道理。"Jl十音 ＂是
不科挙的。

有些注家不明言卟音，但實際上也在注U十音。如《九歌·少司命》：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爲 ｀｀ 下＂ 字注 ｀｀音户"'
就是爲了使它與 ｀｀ 蕪 ＂字相时。

祀為改J..為改改或臨藁

钅利用古人注音悶 這裏只談三個問題：

釒須注意的問題� I 注意語音和語義的關係
心凶心心正� 從上面所論多音多義字和通假字的注音情況

中，可以看出古人的注音對文義的理解有時非常重要。由於指明語義、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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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假的注音與純粹的注音在形式上往往没有區別，古代注家又常常不

特別指出，所以容易被忽略。 不過，了解這一點會有幫助 ： 如果被注音

的字是常用字，按理不必注音而古人偏要注，那麼所注的音跟語義有關

係的可能性就比較大。

2 對古人的注音要作分析

古人的注音，有時要加以分析才能用。 例如上面所舉 ｀｀君子好逑"'

｀｀施及莊公＂中的｀｀好＂ 和 ｀｀施＂ 到底該用哪個音，就必須先對這兩句話的

含義作個判斷。
古書中的注釋，只有極少數是作者自己注的， 一般都是後人所作，

是否合乎原著的本意，都有待考察。 注音也不例外，其中有些未必值得

信從。 例如：

《列子· 黃帝》：｀｀居則有群，行則有列。 ＂唐人張湛注 ｀｀行＂ 字爲｀｀ 户剛

反"'等於《廣約》的｀｀胡郎切"(《廣飽》注爲｀｀伍也，列也,, 0 推導爲今音是
hang)。 但察其文義，此 ｀｀行＂爲行走（與訓爲停留的｀｀居 ＂相對），當讀作

《廣飽》的｀｀ 户庚切" (《廣飽》 注爲 ｀｀ 行步也，適也，往也，去也"0 今音
xing) 。 張氏此注有問題。

至於｀｀ 吁音"'當然就更不能依據。 。

3 注意古今字音的變遷

這個問題主要是給古書中的字注今音時須注意的。 古今語音從系

統上有變化，同時有一些字音也發生了個別的變遷，不一定跟系統的變

化完全對應。 例如前面舉的例子中，表示 ｀｀加崽＂的｀｀施＂ 字讀｀｀式智反"'

推導爲今音是Shi; 但實際上，現代 ｀｀施舍＂ 的｀｀ 施＂ 讀shT, 與 ｀` 施行 ＂的
｀｀施"(� 〈廣約》式支切）讀同音了。 再舉幾個例子 ：

《周易·説卦》］－索而得男。 ＂ 陸德明注｀｀索＂字爲｀｀色白反"(等於
《廣鈞》的＇｀ 山戟切＂），此爲 ｀｀求索＂之｀｀索"'以別於 ｀｀繩索＂之 ｀｀索＂（《廣飽》
｀｀蘇各切")。 ｀｀色白反＂或｀｀ 山戟切＂推導爲今音可作she, 但實際上｀｀索＂

字這兩義在今音中都已讀爲同音： suo, 對應於 ｀｀蘇各切" 0 這是古代多

音多義字至現代合爲一音之例。

《詩經·周南·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陸德明注 ： ｀｀蔞，力俱

® 現代學者根據朱熹吐音中透露的某些信息來研究南宋時期的語音狀況，這又是另一

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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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此相當於《廣飽》虞飽
｀｀

力朱切"'推導爲今音是10。 此字於《廣飽》

又見侯約
｀｀

落侯切"'都指同一種植物。《新華字典》注16u, 就是説今音

繼承了侯鈞音而淘汰了虞飽音。 這樣就不應再據陸注來推導今音了。

這是古代同義多音字至現代只讀一音的例子。

《史記》卷六
｀｀

秦始皇本紀": "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賜

死。＂唐人張守節《史記正義》注：｀
｀

數音色具反。＂此謂讀去聲，表
｀｀

責備"

義，推導今音爲shu。 但作
｀｀

責備
＂

講的
｀｀

數
＂

今音依習慣讀shu(對應於

《廣飽》的
＇，

所矩切
＂

）。 這是多音多義字中音和義的對應古今不一致

之例。

對於這些情況都不能拘泥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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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漢語語音的演變規律

DO 

語音演變的規律可以指語音史上每一個微觀的變化，一個變化就

是一條規律，例如在近代後期，*k聲母在* -j-,-q-介音前變爲* t� 聲母，

這樣的規律指明在什麼時間內、什麼條件下、什麼音 變成什麼音，非常

具體。對這些微觀的規律加以歸納，可以得出有概括性的、宏觀的規律

來，由此可以看到漢語語音演變的一些大趨勢。

砭改改或為改或

5漢語語音發展？ 綜觀自上古直至現代漢語語音的演變 ，可歸

釒的七條規律§ 納出如下七項規律鷗
曇心曇� 1聲母系統簡化

(1)複輔音聲母消亡，變爲單聲母。這是從上古到中古的演變。單

聲母變複輔音聲母的情況目前没觀察到。

(2) 清鼻音和清邊音消亡，變爲其他聲母。這也是從上古到中古的

演變。

(3) 某些聲母失落，變爲零聲母。中古前期的余母是零聲母的

雛形，它是由上古的 ｀ 汀」等聲母變來的。至中古後期，云母加人，形

成喻母。到了近代前期，由原來的喻、影、疑母字組成的零聲母正式

誕生。近代後期，微母和 一 小部分H母字（ ｀｀ 兒耳 ＂等）也變 爲零

聲母。

® 可參考張世祿《漢語語音發展的規律》（載（〈張世祿語言學論文集》，學林出版社 1984 年，

上海）。



相反的現象，即零聲母變其他聲母的，可舉出個別例子，如中古余

母字
｀｀
維惟＂在近代讀爲微母* u, 又如近代讀零聲母的

｀｀
容榮

＂
等字（中古

余、云母）在現代普通話讀r聲母。

(4) 全濁聲母清化，即變爲清聲母。 這導致一 整套聲母的消失，是

中古至近代聲母簡化中意義最爲重大的一 項演變。

(5) 次濁聲母系統簡化。 一是中古鼻音聲母疑、微母到近代轉爲零

聲母，這與上述 (3)有重疊的地方；二是泥、娘母合流。

(6) 莊、章、知組聲母合併。 莊、章組合併爲照組是在中古後期，知

組再併人是在中古後期至近代前期。

漢語語音史上聲母系統繁化的例子不多見，主要有兩次： 一次是

中古後期輕唇音出現，一 次是近代後期* t(J 組聲母出現。 相比之下，還

是簡化爲主。

2 聲母擦化

塞音聲母變擦音、塞擦音或近音都是擦化。 漢語語音史上有幾次

規模較大的聲母擦化：

(1) 從上古至中古前期，所涉及的內容較多，以章組聲母的出現最

爲重要。

(2) 中古前期至後期，從重唇音中分化出輕唇音。

(3) 中古後期至近代前期，知組聲母塞擦化並融人照組中。

(4) 近代後期，*k組聲母中的一部分變爲
＊

因組聲母。

擦音、塞擦音變塞音的例子未見。 。

3 鈞尾系統簡化

(1) * -m飽尾消變。 有兩次時間上相隔很久的演變： 一 在上古，先

是蒸、東部字，然後是冬部，發生了* * -m___., * * -IJ的變化； 一 在近代，所有

的*-m尾都消失，主要是變爲* -n尾。

(2) 人聲鈞尾消變。 也有兩次演變： 一次在上古， 一部分人聲字經

｀｀次人約
＂

階段變爲陰聲約，此外還有**-uk飽尾併人**-k鈞尾； 一次從

中古後期開始，綿延至近代後期，人贅飽尾先弱化爲喉塞音鈞尾，再

失落。

(3) * * -?,-s飽尾脱落，轉化爲聲調。 這發生在上古至中古期間。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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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林(Grimm)定律顯示印歐語音史上也有過大規模輔音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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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聲調産生和發展

上古某些鈞尾的失落促成了聲調産生。 這是漢語中
｀｀

超音段音位
＂

取代
｀｀

音段音位
＂

來區別字音的第一步立中古漢語四聲中的平、上、去

聲靠音高（包括音高曲拱，即調型）來相互區別，是典型的超音段音位；

而人聲有特殊的鈞尾，音高和音長都是伴隨或羨餘的特徵，它仍主要是

受作爲音段音位的塞音約尾制約。 到了近代，人聲的主要特徵變作發

音短促，是音長方面的特徵（帶喉塞飽尾可視爲伴隨性特徵），已成爲超

音段音位。 這是漢語聲調發展的第二步。 人聲消亡後，聲調的劃分統

一由音高來決定的格局最後得到確認。

近代濁聲母清化，一 部分字中的清、濁對立轉化爲聲調上的對立，

這也是超音段音位在漢語音系中地位加強的重要一步。

S 介音系統的演化

嚴格意義上的介音是中古才有的，不過上古聲母的色彩也可算是廣義

上的介音。 從上古到中古前期，再到中古後期，聲母色彩丨介音系統既有對

應又有變化。 介音系統的簡化發生在中古與近代之間，從
｀｀

四等開合
＂

八個

介音變爲
｀｀

四呼
＂

四個介音。 介音的演化對約腹有影響，對聲母更有影響。®

6 鈞腹元音多樣化

本書爲漢語語音史各個時期所構擬的約腹元音先後共有十個，其

中八個是舌面元音， 一個捲舌元音，一個舌尖元音(1)。 對舌面元音和捲

舌元音示意如下鷗
.
I

�

a

 

u 

® 涪段音位"(segmental phoneme) 指由元音、輔音及其不同色彩等音素構成的音位；
"超音段音位" (suprasegmental phoneme) 指在發音中與上述音素同時發出但不能按這些音素
切分的音位，如聲調、重音、語調、音長等。

＠ 參看麥耘《漢語聲介系統的歷史演變》（載《樂在其中一王士元教授七十華誕慶祝文集）），
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天津）。

® 這是舌面元音的舌位示意圖。 附錄一的元音表中開元音有前、央、後之別，據之畫出
的舌位圖當爲四邊形。 此處根據本書對古音的構擬，開元音無前後之別，所以舌位圖是三角
形的。 另外，構擬出來的是音位，對各音的性質只要有個大致的規定，而不必像嚴式國際音標
那樣辨析毫釐。 黑點爲發音部位的示意（這裏僅是大致的示意不求精確，而且主要是爲説明
本書的構擬，與一般語音學書籍上的不完全相同）；音標寫在黑點左邊表示唇形不圓，寫在右
邊表示唇形圓。 舌面元音的發音以舌體活動爲主，舌尖元音的發音則以舌尖活動爲主，故兩
者不宜在同一圖中表示。



從語言類型學上説，舌面元音比舌尖元音常見，而最常見的六個舌

面元音是[a,i,u,e丨e, a, o/o]。 漢語上古前期約腹元音正是這六個。 上

古後期增添了* * o, 爲七個，中古前期仍之，後期之1期*o和 ＊ 。丨3 合併，
又回到六個。 自中古後期11始，陸續增加了* 1'y'�。 這裏所謂 ｀＇多樣
化＂，是指這三個元音的增加。

7 形態音位消失

這是上古時期的事。

顾改或改或改
對上述規律還可以再作深一步的歸納和推

衍，以從更加宏觀的角度探討漢語語音演變的總

體趨勢。 現在至少可以從下述兩方面來看這種總

钅漢語語音演變

t 的總體趨勢§
蟻�@2&級駭邙瑾邙

體趨勢：

1 在音節結構方面

同印歐語系的語言相比，現代漢語普通話的音節結構可説是異常

簡單，這主要表現在輔音在音節中的地位上：
(1) 起首輔音（聲母）總是單輔音，没有複輔音聲母；

(2) 處於音節尾音（音節核心之後的部分，在漢語即爲鈞尾）地位的

總是單音素，如果是輔音就是單輔音，既不會有複輔音，也不會有元音

與輔音結合的飽尾；
(3)大部分輔音只見於音節的起首，即作聲母，而作飽尾的輔音就

限於[n, 面兩個鼻音，不會有塞音或擦音等出現於音節尾音位置上；

(4) 由於輔音鈞尾很少，閉音節（以輔音結尾的音節）就少，開音節

（以元音結尾的音節）占到音節總數的60%以上。

不過，漢語的音節結構也有比印歐語系語言複雜的地方，這就是具

有聲調。

回顧漢語語音史，可以看到，現代普通話音節的這種狀況並不是自

古如此的。 上古漢語的音節曾經是這個樣子：
(1) 可以具有由兩個乃至三個輔音組成的聲母；

(2)不論複輔音聲母還是單聲母，都可以帶有各種色彩，包括不同

色彩的重疊組合，這些色彩至中古轉變爲由近音充當的、相當複雜的介

音系統；
(3)可以具有多種輔音鈞尾，包括鼻音、塞音、擦音和雙輔音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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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尾（如* * -ts,-ks), 還有元音與輔音結合而成的飽尾（如 **-uk);

(4) 由於大多數音節都有輔音鈞尾（包括後來轉化爲聲調的
＊｀

－？，

-s尾），開音節只限於陰聲飽中後代變平聲的字，大約只占總音節數的

好幾分之一；

(5) 所有音節都以輔音開頭，没有零聲母字；

(6) 没有聲調，後代上、去聲的原始狀態是輔音齣尾 **-?,-s 。

上古漢語時期，輔音在音節中的地位比元音（更不要説還不存在的

聲調）更重要。 在上古語音形態變化方面，就目前所知，輔音的作用比

元音突出得多。

從上古前期（也許更早）開始，直至近代後期，在至少約三千年的時

間內，漢語音節結構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總的趨勢是：輔音在音節中

的重要性一步步減弱，元音的地位上升；作爲超音段音位的聲調由無到

有，成爲漢語音節三大結構成分（聲、約、調）之一 。 上述七項規律中的

1、3、4 、趴6諸項都直接反映了這一趨勢；形態音位的消亡跟聲母、約尾

的簡化大有關係，所以第7條也應算上。 第2項聲母擦化中有一 些可

視爲弱化（如匣母的* * g-+ * fi), 也與此有關。

2 在音系複雜程度方面

音鈞學界舊時有種説法：｀｀古音簡，今音繁。＂｀
｀古音＂

指上古音，｀
｀
今

音 ＂指《切約》音系，意思是説上古音系較《切約》音系來得簡單。 從《切

飽》以後，歷中古後期、近代至現代，不用説普通話，即使是方言中最複

雜的音系，也比《切約》系統簡單。 於是有的學者把這一 ｀｀簡-繁-簡"

的變化形容爲兩頭小、中間大的
｀｀

橄欖形"'並以此作爲對漢語語音史上

的某些問題進行討論的基礎。

從哲學的角度説，語音
｀｀
簡-繁-簡"的往復演變符合辯證法的

｀｀
否

定之否定"(The negation of negation)規律。 任何事物都遵循着螺旋式

的軌迹發展，即在一定階段上走向自己的反面，過一段時間後又再次団

到原來的方向，但這回復舊態僅是表面的，其實質是在新的基礎上達到

新的高度。 語音的繁化和簡化也是如此。 語言演變的內部動力來自社

會對語言的兩個基本要求， 一 是周密性， 一 是簡約性。 這兩個動力

交替起作用，就使語言系統（包括語音系統）交替着繁化和簡化。 漢語

語音史上唇音的演變是 一 個繁簡頻頻交替的極端例子：上古唇音除
* * p, ph, b, m 等外，還有* * pl, phl, bl, ml 等和* * sp, spl 等，以及** mh



等，相當複雜，至《切約》時簡化得只剩 *p,ph,b,m( 幫、滂、並、明）四母；
以後分化出輕唇音* pf, pfh, bv, OJ(非、敷、奉、微），成爲八母，則是繁化；
再往後，非、敷合併，並、奉清化，微母消亡，到現代的 b pm f[p,ph,m,

f]'又變爲四母立這四母與《切約》的四母表面上看來同多異少，但即
使是相同的聲母，其內容也已經改換不少了。 例如現代的[p]聲母只包
含《切約》*p 聲母字中的一部分，而又包含了《切 鈞》的一部分* b 聲
母字。

儘管理論上是這樣，但漢語語音從上古到《切約》再到現代的所謂
｀｀橄欖形＂軌迹却是可疑的，因爲上古音系並不簡單。 ｀｀古音簡＂ 的看法
來自於：一 、上古前部比《廣飽》二百零六鈞少得多；二、許多中古聲母
在上古都不存在（如 ｀｀古無舌上音" "' "古無輕唇音＂ 等）。 其實這是一種
錯覺。 上古約部少，不能證明上古鈞母一定比《廣鈞》少（如果把上古聲
母色彩算作介音，上古鈞母同《廣鈞》比只多不少）；有些中古聲母不見
於上古，同樣也有些上古聲母是中古所没有的。 照目前的研究成果來
看上古音系的複雜程度比《切鈞》、《廣約》音系有過之面無不及。 因
此，就大體而言，漢語音系從上古到中古再到近現代是一直簡化下來，
中古以後固然是簡化，從上古到中古也是簡化，並不存在｀｀橄欖形＂ 。

當然，就人類語言演變的常理而言，最初的語音系統一定是很簡單
的，漢語的祖語或漢藏語的祖語的音系不可能一開始就如同上古漢語
一般複雜， 一定經歷過由簡至繁的演變過程。 所以漢語音系從上古以
來的演變雖不是 ｀｀橄欖形",却應是一個更大的｀｀橄欖形"'即語言演變的
一個 ｀｀簡-繁-簡"變化週期的後半部。＠

另 一方面，在這個大 ｀｀橄欖形＂中，局部地存在一些小的 ｀｀橄欖形"'
如上面提到的唇音聲母的繁簡交替。 再舉個例子：上古齒音如不計諤
化色彩音，有一般的**ts 和捲舌的* * tsr, 相當於中古的精組和莊組；中
古前期增加了章組，形成｀｀ 精* ts, 莊* tr?, 章* t{J"三組；中古後期莊、章合
流，又回到兩組的狀況，可是捲舌音這一組比起上古來已經擴大了好

O 現代北京常有人把零聲母中的-w-介音念成唇齒半元音u甚至唇齒濁擦音m這是否

成爲新一 輪繁化的開始，目前還難以判斷。

® 從理論上來説，語言的繁簡往復演變可以有多個週期。 不過，人類學上所説的"智

人" (Homo sapiens) 出現於約 25 萬年前，即使從
｀｀

晚期智人,, (Late Homo sapiens, 指解剖結構

意義上的現代人）開始出現的時候算起，至今也有四五萬年了。 想要估計人類語言曾經歷過

幾個繁簡變化週期，不論是對單個語言還是對語系，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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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近代後期，見、精組的細音（拼* -j- ,-q-介音者）相繼變成硬諤塞擦

（擦）音，到現代再次 z [ ts J, zh [ t�J , j [ t�J 三組鼎立，然而其j [ t�] 組

固然完全不是《切約》的章組，便是 z[ts], zh[ t�] 兩組收字的範圍跟《切

鈞》的精、莊組也很不一樣了。 這裏可看到若干不太明顯的
｀｀

橄欖形 ＂相

互連接，形成繁化和簡化的來回循環，實現不斷的 ｀｀否定之否定＂ 。

總而言之，自上古以至現代，漢語語音系統有不斷簡化的總趨

勢。 這裏説的簡化實際上是説輔音的簡化，主要是聲母系統的簡

化。 這同漢語音節結構的簡化是平行、同步的，是同一演變趨勢的

兩個方面。

第二節 音飽學研究中一些

有待解決的問題

音飽學中有待解決或有爭議而尚未有公認結論的問題很多，有的

在前面有關部分已討論過，本節將擇要討論四個方面：《切約》音系的性

質問題、早期約圖的性質問題、上古音硏究中的一些問題、近代音硏究

中的一些問題。

.� 吶造��

1 在《切齣））音系性質問題上的不同觀點
《切齣〉〉音系2

清代的音約學家一直把《廣飽》（實際上指的

就是《切約》）看作是兼包古今方國之音的，用現代

術語來説，就是説它是由古今語音和不同的方音綜合而成的音系。 這

是早期的＇＼〈切鈞》綜合音系説,,

第一次用現代語言學方法研究《切約》音系的高本漢則認爲它反映

隋唐的首都長安的音系，是一個單一的、自足的體系。 這種觀點被稱爲
｀｀《切約》單一音系説" 0

後來，對《切鈞》音系的性質進行過很多討論。 有的學者認爲《切

鈞》是 ｀｀ 古今南北方音大雜湊,,'或者是各種方音的 ｀｀ 最小公倍數＂；有的

認爲《切飽》編寫者根據當時的幾種飽書（現在都已失傳）的分約情況來

劃定毎一齣，原則是哪本書分得細就依從哪本書，這樣做的結果是從總

體來説就比所參考的任何一本書分得都細，稱爲｀｀從分不從合＂；有的認

爲漢語語音發展分南、北兩大支，《切約》是兼顧南北的；有的認爲這種



綜合是照顧到各地語音的音類，而音值上各地都不一樣，因此《切約》只

是個紙面上的、虛假的音系，是無法構擬的。 這些觀點大同小異，都屬
於 ｀｀

綜合音系説,,
｀｀ 單一音系説＂本身發生了變化， ｀｀長安音説＂早已不流行，取而代之

的是｀｀洛陽基礎音説,,'即認爲《切約》以洛陽音爲基礎方音，而把其他地

方（譬如金陵即後來的南京）的部分語音有限地綜合進去。 這可稱爲

｀｀部分綜合説＂或
｀｀
有限綜合説,,'這是單一、綜合兩説的折衷，不過主要

繼承單一説，與上述古今南北大綜合的観點仍是對立的。

又有｀｀文學語言音系説＂ 或
｀｀金陵書音説,,'認爲《切約》反映當時流

行於金陵地區的文學語言的音系（讀書音系），而這個音系又是更早時

(4世紀初普王室南渡以前）洛陽文學語音的繼承者，因此與當時洛陽地

區的 語音差別不大，所以《切鈞》編撰大綱的主要制定者顏之推認爲，考

校各地語音的得失， ｀｀榷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顔氏家訓·音辭》。
｀｀洛下＂ 即洛陽）。 。

本書傾向於認爲《切約》是以金陵音爲基礎，部分綜合了洛陽語音

而成的。 它與實際口語（無論是金陵還是洛陽的口語）有距離，但又是

內部一致、自成系統的。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金陵地區爲古吳方言區，

而顔氏所謂金陵音並非古吳方言，而是由南渡士族帶來的西普首都洛

陽的語音演變而成的（但在演變過程中受古吳方言的影響），在當時金

陵地區它也不僅僅用於文學或讀書，同時還是士族H常生活使用的 語

言。 換言之，當時的共同語音分爲南、北兩支 金陵音和洛陽音，兩

支之間大同小異，《切鈞》對它們進行了合理的綜合。

不論哪一觀點，目前都還没能對古代文獻及現代方言資料提供的

所有現象全部作出解釋。 例如説：二等重約是否屬於綜合成分？如果

是，這麼成系統的 語音現象又是從何處綜合過來的？像這類具體而重

要的情況不弄明白，泛泛地談論｀｀綜合 ＂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此外，在具

體的爭論背後還有一 個更爲重要的分歧是：中古漢語是否有共同語音

系或｀｀ 準共同語＂性質的｀｀雅言,,'"通語＂音系。

O 參看陳寅恪《從史實論切約》（載《嶺南學報〉）9 卷 2 期， 1949 年盧州）、周祖謨（〈切飽的性質

和它的音系基礎》（載《問學集》上冊，中華書局 1966 年，北京）。 20 世紀 60 年代初，在《中國語文》等

雜志上曾發表過一批不同觀點的論文，論戰雙方都擺出了各自的許多論據，但都未能説服

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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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切齣））音系性質問題的重要性
對於《切鈞》音系的性質，音鈞學界無疑還會繼續討論下去，因爲這

牽涉到音飽學和語音史上一些重要的問題，其中最爲重要的是下面
兩個：

(1)《切飽》是否可以作爲一個曾經真實存在的音系而被視爲中古
漢語共同語音的代表？本書第一章正是以《切鈞》代表中古前期音。但
持｀｀綜合音系説＂的學者認爲，在漢語語音史｀｀上古—一－中古——7近代"

的演化路綫上，《切約》不能成爲其中的一個點，因爲《切鉤》作爲不同方
音的綜合體，並不是一個實在的音系。由於中古音（中古前期音）在語
音史上承上啓下的重要地位，對《切鈞》的不同認識可導致對整個漢語

語音史認識的改變。
(2)是否可以拿《切飽》音系來作向前推溯、研究上古音的基礎？大

多數上古音硏究者都是這樣做的。但如果《切鈞》真是個虛假的音系，
那就必須找到一個剔除了綜合的成分、單一 而內部一致的中古音系來
取代《切約》，否則上古音硏究、漢語語音從上古到中古演變的研究，就
都處於立足不穩的危險境地。

此外，《切飽》音系是 不是近代音的源頭，以及研究現代音（包括方
言語音）時，拿《切約》來作參照系到底有多大意義，等等，都跟《切鈞》的
性質密切相關。

:的性質問題§
**司溟蕊蟻盞

1 對早期齣圖性質的不同看法
早期鈞圖的性質問題，主要是指兩方面，一是早

期約圖（《約鏡》等）與《切約》系約書是什麼關係，二

是約圖的｀｀等＂ 到底表示什麼語音內容。
在第 一個問題上，清代學者把早期約圖完全看作是《切約》系鈞書

的圖表化。高本漢基本上也是這樣，他在構擬《切約》音系，特別是在確
定《切約》的"X等約＂ 的語音含義時，十分倚重從約圖中透露出來的信
息。現代不少學者都持同樣看法，而對約書與約圖之間的扞格之處（主
要是《切約》"X等約＂與約圖的｀｀等＂的差異）則僅認爲是約圖爲其形制
所限而造成的。有的學者則認爲《切約》音系中没有 ｀｀ 等 ＂ 的概念，因而
據《切飽》系前書作的約圖也没有｀｀等＂ 的概念，約圖只是根據約書來表
列其音系，僅在某些聲母（譬如齒音）的排列上作了技術上的處理。以



上觀點雖不完全一樣，然而都有共同之點，就是認爲早期約圖音系等於

《切鈞》音系，不同的只是約圖和約書的形式。

另一種看法正好相反：鈞圖時代比《切約》時代要晚數百年，語音已

經發生變化，約圖所表現的是與《切鈞》有聯繫但不相同的音系漳9圖跟

飽書之間的任何相異之處，都可能暗示着《切約》以後語言的演變。 本

書即持這種觀點，把《切約》音系和約圖的音系分屬中古前期和中古後

期。 例如，飽圖把《切鈞》音系中屬於三等鉤的齒音分列於二等（莊組）、

三等（章組）、四等（精組），形成所謂
｀｀

假二等"'"假四等"'實際上表現了

從中古前期到中古後期莊、章組聲母與介音配合關係的改變；又，《切

鈞》四等約没有* -j-介音，而飽圖把四等約跟三等約字一起列在四等，説

明四等鈞在此時産生了* -j-介音，導致部分三等前A類字與四等約混

同，例如三、四等鈞精組字就合流了。 如下所示：

《切鈞》 鈞圖

一四等約 -0-精組 精組-0-一等

二等前 -r-莊組 莊組-r-二等

三等飽B -「j-莊組 章組－「j-三等

三等齣A -j-章組 精組 精組-j- 四等

第二個問題關係到約圖的編製者根據什麼來把當時整個漢語音系

的所有字音如此有條不紊地排在四個橫行（四等）裏。 傳統的説法是約

腹區分，但涵蓋面太窄；本書所用的介音區分之説能解釋所有約母以及

與之有關的聲母，缺點是對二等介音的認定及其實際音值的構擬尚未

有非常強有力的證據。

2 早期鈞圖性質問題的重要性

有以下幾方面：

(1) 確定早期鈞圖在《切約》研究工作中有多大的參考價值。如果兩

者音系是一樣的，它們當然可以直接互相證明；如果認識到是有同有

異，那麼在研究《切約》時就不能處處盲目跟從約圖，否則就有把《切鈞》

硏究引人歧途之虞。 例如高本漢爲《切約》四等約構擬* -i-介音，是根據

飽圖把四等前列在四等這一現象推斷出來的，與《切約》 的反切所顯

示的情況並不相符。 照本書的觀點，鈞圖的做法只是反映了中古後期

的狀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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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爲中古後期語音定位。前人多籠統地把《切約》和鈞圖音系稱

爲｀｀ 中古音 ＂ ，雖也意識到宋代音不同於隋唐，往往主要僅指《四聲等子》

等的約類合併（以鈎腹的合併爲主）。但如考慮到早期約圖中表現出的

許多語音 現象與中唐以後其他語音資料相當吻合， 無論在約腹、介音、

聲母等方面與《切約》比均有不小的變化，則應以明確劃分出 ｀｀ 中古後

期＂爲宜。不確認朐圖的性質，中古後期語音的研究是無法開展的。

(3)對近代音硏究有重要意義。例如中古二等牙喉音字在近代帶

* -j-介音，其他聲母字則爲零聲 母，這就要求從中古後期音的方向對之

作出解釋，説明這是約圖時代的什麼介音演變至近代的結果。

2的一些問題§ 談過，如一個約部是否可以不止一個鈞腹元音、聲

嵒嵒嵒嵒嵒碎§ 調的來源、陰聲飽尾的構擬、唇前尾問題等。此處
只談兩個問題：複輔音聲母；上古｀｀雅言＂與方音。

1 複輔音聲母問題

我們已經討論過複輔音聲母，但那只是一 些初步的 研究結果。至
少有三個方面的問題還需要考慮：

(1)與複輔音聲母有關的 字是如何互相諧聲，即遵循怎樣的諧聲原
則。譬如説對某些聲母與來母諧聲，高本漢提出三種可能： (A) **Cl 
與* * 1諧聲； CB) *弋與**Cl諧聲； (C) **Cl與* * C''l諧聲(C''指濁聲

母）。本書取B式，所以有 ｀｀各* * k: 洛* * kl"。但假如取A式，就可擬作
｀｀各**kl: 洛** I"。高本漢用C式，所以是 ｀｀各**kl: 洛* * gl"。又如本
書擬有*-1(• sC與* * C的諧聲，顯得不盡和諧，現在只能解釋爲有些** s
是前綴或其遺迹，而有些** C在更早時也是從** sC變來的。這個問題
對複輔音聲母的構擬及其演變的描述直接相關，而目前學者們還没有
歸納出公認的諧聲原則來。

(2)有些諧聲現象表明可能還有更多樣的複輔音聲母。例如 ＇｀ 岡＂
从｀｀ 冏 ＂聲，同時 ｀｀綱＂與｀｀阿（網） ＂ 又是同族詞，是否可據以構擬** mk聲
母？ ｀｀蓼＂聲下既有明母字 ｀｀繆"'又有見母字 ｀｀膠"'還有來母字｀｀蓼"'而
从｀｀里 ＂ （來母） 聲的有 ｀` 霾" (明母）和 ｀｀ 悝 ＂ （溪母） ，是否説明曾有
** mkl, mkhl聲母？又｀｀ 冰＂字中古有幫母、疑母兩讀（後一讀後寫作
｀｀凝＂ ），可否證明上古有＊ 可p這樣的聲母？从 ｀｀ 伊" ("虎 ＂ 之省形，曉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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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聲的字有疑母（如 ＇， 盧")、幫母（如 ｀｀ 膚"入來母（如 ｀｀ 盧")'能否成爲

* * IJhpl聲母構擬的依據？典籍載楚王姓 ｀｀熊" (云母），金文中楚王室則

自稱姓 ｀｀會"("飲＂古字，影母），是｀｀熊＂ 可擬作* * g聲母，而 ｀｀熊 ＂和｀｀ 能－

種熊 ＂又是同族字，則 ｀｀熊＂是否可能來自更早的** ng一類的聲母？ ｀｀ 念"
从｀｀今＂聲， ｀｀難"从 ｀｀ 堇 ＂ 聲，上古又是否有** nk聲母？如果有，那麼還有

没有與之成系列的其他發音部位不同的｀｀ 鼻－塞 ＂類型複輔音聲母？這

都有待發掘和整理更多的材料來進一步考證。
(3) 複輔音聲母如何演變爲後代的不同聲母，其中演變的條例仍需

琢磨。 雖然同樣的音在同樣條件下也可以有不同的變化，但畢竟應該
有一個主流，分化也不應太紛繁。 把複輔音聲母的演變條分縷析地敘
述清楚，將是上古音研究中一項非常繁重的任務。

2 上古 ｀｀雅言＂與方音問麵
《論語· 述而》裏説：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言＂ 就是超乎方言之上的共同語或 ｀｀ 準共同語"'漢代揚雄的《方
言》則稱爲 ｀｀通語＂。共同語與方言，除詞彙、語法的差別外，更重要
的是語音上的不同。《論語》所説孔子朗誦《詩》、《書》用雅言，顯然
是指有別於方音的雅言音。這説明漢民族至少從上古時 代起，就有
了民族共同語。 。 那時的漢語共同語自然不可能像現代普通話那
麼規範，但仍應有相當的穩定性；不可能有現代普通話那樣的權威，
但也會被各國的貴族、文人和外交人員看作是必須掌握的交際工
具。 現在的問題是：

(1) 考定哪一方言是上古漢語共同語的基礎方言。 一般有兩種
猜測： 一是黃河中游地區（今河南、山東西部）方言，這一地區是商
（殷）人的祖居地、商代的政治中心，東周的都城所在地； 一是貲河支
流渭河流域（今陝西中部）方言，這裏是周人祖居地和西周的政治中
心。 上古後期（兩漢）的政治、文化中心先後在陝西長安、河南雒陽
（後來的洛陽）。至少東漢以後，洛陽音的地位是比較高的。

(2) 從現見的上古漢語語音資料中辨別出哪些是方音現象。 學者
們在利用《詩經》鈞胸、諧聲系統等資料時，習慣上把它們看作是在系統
上內部一致的，事實上在許多情況下也確實如此；但有時候有的資料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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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漢族以漢朝得名，但如不泥於名稱，這個民族在漢以前已經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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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資料相衝突，就不能不考慮有方言混雜的可能。 要想真正做到把

上古漢語共同語音的面貌弄清楚，非硏究上古各地的方音不可；此外，

上古方音的研究本身也自有其價值。 目前人們對上古方音只能説是略

有所知，音鈞學研究在這方面要走的路還很長。

恋或臨如改臨距或改

钅近代音硏究中
？ 這裏也只談兩個問題：近代漢語共同語及其

l的一些問題§ 基礎方音；人聲消亡的時限。

曇心心心函誤 1 近代漢語共同語及其綦礎方音問題

現代漢語有規範、標準的共同語－�普通話，其基礎方音是北京話
的語音，這一點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在近代，漢語共同語的基礎方音是
不是北京音，甚至有没有共同語的標準語音，在音飽學界都有不同意
見。 下面分開來講。

(1)《中原音約》自謂｀｀今之所編，四海同音"'且有專門辨析 ｀｀ 諸方語
之病＂的部分，可見它記載的確是共同語音。在明、清兩代，漢語共同語
被稱爲｀｀官話"'其語音稱爲｀｀ 雅音＂、 ｀｀ 正音＂。但明、清人的多種著作所
表現的｀｀雅音＂或｀｀ 正音 ＂却互有出人。 有的學者認爲｀｀ 官話 ＂ 、 ｀｀ 正音＂在
明、清時是一個有點含混的概念，其 音系的核心部分是穩定的，但非核
心部分則游移不定，因此並没有非常嚴格的標準。 不過換個角度，也可
以説是有標準，只是其標準有相當的彈性。

明請｀｀官話＂中尤其明顯的分歧是｀｀北音＂ 與 ｀｀南音＂的不同，大致上
是｀｀北音＂發展較快，而｀｀南音＂拖後，例如在16世紀晚期 ｀｀北音"* -m鈞
尾已消失（第三章所展示的近代後期音即是指 ｀｀北音＂ ），而 ｀｀南音 ＂ 在整
個17世紀仍保存*-m飽尾。 有的學者認爲｀｀南音＂是方音，或者是守舊
的文人虛構的音系；另一種觀點則認爲共同語音自中古至近代 一 直分
爲南、北兩支，其中南支以南京爲中心形成並發展，與北支有區別，但又
既不同於吳方言，也不同於屬北方方言內一個次方言的江淮話。從現
見資料看，明清｀｀南方官話＂不會是南方方言（包括江淮話），而是受南方
方言影響的北方官話的地域分支。

(2) 關於近代共同語音的基礎方音，大致有四種觀點： 一 是＇｀北
京音説':'認爲自元代定都於大都（即今北京）以來，此地語音即成爲
漢語共同語的標準音，直至現代。這個判斷的主要理據是政治中心
決定共同語音。 二是 ｀｀ 河洛音説"'認爲以洛陽爲中心的中原地區的



語音在很長時間內都是漢語共同語的基礎方音，直到本世紀末清代

中期以後才爲北京音所取代。 這個觀點更重視文化傳統的作用。

三是｀｀華北音説,, , 認爲基礎方音不是一個點，而是一片，河洛和北京

都屬華北地區。 以上三説均有相當道理。 如以第二説爲主將三説

加以綜合，可以認爲：近代 ｀｀ 中原雅音＂的基礎方音不是單點的，而

是多點的，它以洛陽音爲主要基礎，吸收了北京音及其他有影響力

的方言的一些特點和音類。 隨着時間的推移，北京音的比重越來越

大，最終在清代中葉完成了漢語共同語的基礎從洛陽音向北京音的

轉移。 四是 ｀｀ 南京音説,,'這是特指明代官話而言的。 這種説法可信

度不高。 隨着新材料的不斷發現和研究視角的更新，對這個問題的
討論將會越來越深人。

2 入聲消亡的時限問題

在漢語共同語中，人聲是何時消亡的？具體地説，在《中原音約》時

代，共同語中還有没有人聲？在這個問題上，存在截然相反的觀點： －

派學者認爲其時人聲已消亡，巴入派三聲＂等於 ｀｀人變三聲,, ; 另一派認爲

當時人聲仍存，而且直到近代後期的某個時候，人聲還没全部消亡。 本

書取後一説。

在探討這個問題時，有兩個因素應被考慮到： 一 、讀書音和口語音

是有區別的。 一般來説，舊時代的文人傳統會使人聲在讀書音中頑強

地對抗語音演變的大勢。 二、如果前述共同語音南、北兩支之分是確實

的話，這兩支在人聲消亡的速度上也會有不同。
＊ ＊ ＊ 

上面多次涉及漢語歷史上的共同語音的問題，而實際上這也正是

關鍵所在，因爲古代漢語共同語音本就是音前學和語音史研究的主要

對象。 過去音約學界對這個基本的問題討論得不移，今後是需要補
足的。

此外，音鈞學研究在 ｀｀ 務虛 ＂方面，也就是理論、方法乃至學術觀念

上也應不斷進步，否則就不能適應學科的發展要求，這在緒言有關部分

已約略談過，這裏就不再説了。 。

® 關於學術觀念，還可參看麥耘《立足漢語，面向世界一中國語言學研究理念漫談》

（載《語言科學》2006年第2期，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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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總是在老問題的不斷解決、新問題的不斷涌現而又不斷解決

的過程中發展的。 存在有待解決的問題是一門學科有發展前景的標

識。 希望有志於音鈞學研究和應用的人們通過深人探索現有問題和努

力發現新問題，把這門學科一步步地推向前進。

＇

 



．

 

后 記

本書初稿草於 1996 年 9 月至 1997 年 6 月，其後幾個月作了多次修

改。 承蒙本叢書的主編裘錫圭教授審閲全部書稿並提出極其寶貴的意

見，使本書避免了許多錯誤和缺失，我要向他表示十二分的謝意。 不

過，書中仍難免有不當之處，責任當然由我本人來負。 楊劍橋、陳偉武、

黃文傑、譚步雲、辛世彪等學長、學友，或供給資料，或提出建議，對本書

的寫作都有裨益，我也非常感謝他們。 在寫作過程中，參考了前修時彥

的大量研究成果，但因體例所限，只是以朐注的形式指出了其中的一部

分，有相當多則未能注出。 這是必須説明的。

在這個時刻，我更加深深地懷念業師李新魁先生。 我在學術上每

一點一滴的進步，都跟他的教誨和培養分不開。 對本書的編撰，他給予

了莫大的關心和鼓勵。 但由於疾病纏身，他未能像審閲我的其他習作

那樣審閲這本書稿。 現在書稿已成，而他却已永遠離去。 我爲寫這本

書而向他借閲的資料，至今還擺在我的桌頭。 睹物思人，能不愴然！作

爲學生，對先生最好的紀念，就是不辜負他生前的期望，努力學習，發憤

工作。 我將以此自勉。

麥 耘

1997 年 12 月於中山大學

這本舊稿的不少內容已經跟不上學術發展的形勢。 面對清樣，大

改既不可能，惟有更換一些現在覺得不合適的説法，增補若干條參考文

獻而已。 所幸還勉強看得過去，只好請讀者以十二年前的眼光來瀏覽

吧。 2009 年 1 月作者記於京畿之我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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